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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的回憶》帶你回到那火紅擾攘的毛澤東時代 

毛澤鯽翻那®的社會主義理，歷史奇異®惘的 
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它已經被世人所遺忘了！ 

爲還原毛澤東時代，（励回憶〉五部曲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地反映毛澤雜治 
的歷史，用 HS 幅鮮活的畫面， S ® 成一 S 卷毛澤東時代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重大 
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 一 ffl 個扣人心银、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 
開放取得輝煌成就^力 ^ Olgfd : 會的今天，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願反思意義。 


國內外名家評論《紅的回憶〉五部曲摘錄 

「傾盡全力於《紅的回憶> 系列是溫紹賢最大的心願，患病中也帶病寫作，古 
^■喱心瀝血』’用來形容《紅的回憶》系列的創 mg 程是十分貼切的，由此也可看 
到作家的良知、魄力和抱負 。 」 一 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_ 
之的評論，載於《華橋日報》副刊1992年12月 

「(肆虐狂飆 > ( 《紅的回憶》第四部一作者按）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 
人物命運作另 一f 鎌，交織在一起。除了可以當 / JnIS 來 I* ，還可以當作《意義上的文 
革史來讀…… <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全書。 」 一 國內外著名作 
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 > 1992年第2期 

「如果說，《魂斷彩虹 > ( 《励回憶》第二部一作者按)只是一翊史的 is ， mmm 
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 
■成的政經/]^1^舌，那麼，^6141^不言_的了。」 一 香港學高級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箱午多人曾經在你所經麵的麵動 s 綱代生活過，但卻 

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 

你的作品値調譯成英文和其 f 蚊字 。 」 一 美_名漢學家、學繼椭 
瑞 （Perry 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一作者樹是，後印象艦雌品，耥望有一天 

我的成就能與之相® Si 。 」 一 麵作家、 上 m^C (星報〉纖馬克 • 西格娜 lark 
Seghers) 

「你的《紅的回億》系歹! J/J 箴疾文稿一作者按)，的確是一^人嘆爲觀止的文學 
作品 ， 値 0 」一美國作家、文學經紀凱瑟琳 • 基德 (Katherine Kidde ) 


作者聲明： 

《紅的回億》五部曲之人物及故事情節，全爲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第頃 





《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後^開^寫， 
最先寫《失^了的一代》，即五部曲中的最後 一 SI 5 ，這是因爲當時情況非常複雜，千頭萬 
緒，如不立 S 卩寫下來，怕以後難以找致所需的資料。該書於一九七八年中完成。不久趁 
返回香港定居之便，把該書稿帶到香港來。一九八一年開始寫五部曲中的第一《青春 
淚》，一九八三年完成，以後3身體健康不佳而停頓，只能帶病進行資料搜 mx 作。到一 
九八六年，鐵國際)出版公司答應出版該五部曲，並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失去了的 
-«•》 ， 观同年七月 { MS 《青春淚》。從一 AA 八年中起，開鮮天 ±SI 、 半天寫作。 
糸麵四軒避 wim 寫作，終於在一 aai ： 年上半年完成餘下的 (rnmn ' 《馳 
殘花》和《肆虐麵》，並於同年全部付梓，均由鐵國際)出版公司出版。至此《細勺 
回億》五部 = 

作者深知，五部曲獲得出版，僅表示只完成其初稿，隨之而來的是大量過細的修訂和 
浦充工作，只有這樣，它才能負起真實而全面地反映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使命。 一 九九三 
年以後，作者一直沒有停涵對它進行修訂，二群鞞作了一次擲勺全面 MT ， 
隨後的幾年，繼續陸續進行修_重新分出章回和細目。現_這個修訂版與當年的版 
本相比，無論在全面性、準雜或_泄方面，哺舦的_ o 

作者也深知，在現代社會，一相的出板(名家作品織銷作品除外），不管其質聽 
樣高，內容怎樣震撼，也僅僅是一項工作的開始，隨後如果沒有大量的公關和推廣工作， 
它很可能只是曇花一勸賴 。 不幸的是，公關和推廣洽巧雛者最大的搬，因爲文 
革胚年的「無產階級教靜命」，作者软學教書，多次被翻十颁蒸後的山區， 

「接受貧下中動再教育」，每次半年，健康受到了嚴重麵’回到香港時已是百讎身。 
mm\mr • 以疲憊殘病之軀，以超常的腦力勞動寫作本五部曲，平時 ep ® 有一點空 
餘時間，也用來休息，對於公關和推廣等交際活動，已無力兼顧了，而且經濟上也不許 

然而，作者仍然認爲，出版本五部曲讎反，■將來其銷售情況如何，它肯定會進 
入各大圖書館，這樣，它至少可以作爲形象性的歷史資料，把毛澤東時代的這段歷史， 
永久■下來：因此 > 這項工麵然花了作者》1^半生_間*也許還题得的《 

近年來作者一直讎欠佳，可幸在家人的大力趟下，終於在有生之年，麵看到本 
五部曲倉拟完整一* s 勺崭新面貌面世，作者深感自己的一生已無鬼於這個時代了。 

本書在漫長的撰寫和修訂的歲月中，作者得到妻子黃美金的全力支持，她甚至細已嫂 
閱了整套^哉，並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作者常想，當年她身兼 wa 中學教師，含 

如果沒有她的包這套書是柯能寫成的 0 麵本書雛她《 


作奢謹識二零零八年六月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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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言 


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起，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曰逝世時 
爲止，統治了中國大陸整整二十七年，而他的路線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 
—屆三中全會確立部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爲止，達三十年之久。在這數十年中，在毛澤 
東獨特而強力的無產階級專政铳治下，中國變成了一個古今中外都未曾見過的社會，乜 
許也是後無來者的社會。這個社會發展了獨特 W 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關係、倫理 
關係、家庭關係。它們無不注入濃厚的政治內涵。它還 IU 造了許多新的辭棄和術語，以 
適應政治和社會急劇發展的需要。它同師蘇聯及其他吐會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面也大不相 
同。在西方世界中，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被說成是「竹幕_， 一 WUE ^ S 內幕的神秘 
國家。於是它成了世外異域。當代不少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對它的認識也是極其有限的、 
膚淺和片面的，因而往往得出與真正史實相去千里的結論。這益不奇1圣，因爲在 
當細中國雄，鞭-^於那個時僻不甚了了 c ' 

對毛澤東有各種不同的評價，但褒眨則相差甚遠。究其原因，就是對那個#代：痛 (S 
社全 MOT 真實的掌握。 

作者以港青年 > 槪澤截獅國後不久*翻了那讎會上大學' 工作赃 
活，直至毛澤東去世，所以對中國長達近三十年的極左路線和各個政治運動，有深刻和 

作者從一九七六年起，歷針五載,撕經爾斤撕聞’運兩讀翔實的_資料， 
寫成了一百多萬字的《紅的回憶〉 c 原名〈無果花》伍部曲。它是^五部相對獨立而又 
連成一體的長篇^哉，包含了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主要政治運動，如反右鬥爭 （ 《青春 
淚> ) 、大躍進 （ < mmi ) )' 社會主義教育(四清)纖{瀝血殘花》 ） 、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 （ <肆虐擁》献革後半部的無產階級教薛命《失去了的一代》 ） 等等，鮮 
涵蓋了整個毛澤東時代。 一 九九二年五部齊之後，作者又用了十多年時間，對它 
從頭到尾進行多次修訂、補充、部分章節重寫，甚至改寫了第五部，務求精益求精。 

在動手寫作本五部曲之前，作者深知，要寫好這部巨製，除了必須十分嚴肅認真，對 
史實進 f 亍深刻的審視之外，還雌對作品的結構作出 TOl 、 裁的處理，只有這樣才 tg 客 
觀而形象地全面反哪個歷史時代 。 作者經過反復而纖的深入構思，最後決定採用一 
敝雛口口過常不會賴的手法，那腿行法：一*(_題各個時期的■事件 
貫穿其中，另一泉是以4澈中各種人物命運的故事穿插其間，兩條線自始至終緊密交 
織在一起，血哌相連，相互襯托，以便^者一種置身其中的強烈真實感。香港和海內 
外華人社會著名作家東瑞先生在給{肆虐麵）作瓣，就對的結構^充分 
瞒定：「(肆虐麵〉的，咖，就概驅年作,人_運作另線，交_ 
一起。除了可以當 / JnIS 來讀，還可以當作某觀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 
可]^»文化革細 一 a ™ 全書❶」 

作猶臟忍真態度，還紐時期的政治事件的發生，重要中央文丫物 
頒布，篇黨報的軸發表，在具_間上，都 一 ^(乍了 1糸不苟的 
反■對讎賓，顏完全正確無驗止。對於弓囲^1^：件敝_及毛澤東的有關 
指示的具體內容，在文字的核對上，了同樣態度 。 

作者也深知，寫作（紅的回憶 > 五部曲，不能像某些「傷痕文學」麵，專注於寫 ® 
別人麒一 mxm 深受迫害的事件，雖然這樣寫能更加集中，從而起到更加強烈的騰 
藝術效果。然而，如果這樣寫的話，充其量只能反映一®歷史時代過程中的一段 / j 桶曲， 
丽阪映該整個献。〈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反映 一 is 時代全貌的超長篇作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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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必觀宏觀的視角 > 首粒跋整觀土_各個方面和整史的雛 * 而碰繪 
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帶出具有那個時代特色的悲劇故事’用 
以作爲支撐整割^1^主樑 。 

結果，作者相信，《紅的回憶〉五部曲成功《倒了把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 
——如實地再現出來，把穿插其間的人物悲劇故事，按照當時生活的本來面貌，一 蕩 
氣回朦地編織出來，生動而形象地反映了當代中國整整 一® 時代的歷史真實，給讀者展 
示了 HS 毛澤瓣代的全景圖。這是到目前爲止尙未有任何其他文學作品以如此深細 
規類此加以反映的。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會長讎之先生在{失去了的一 ft 》 的序言中 
寫道：「《钱了的-^>不鷗形象乍品，也是麵生、…… 
深深佩服溫紹賢先生的_手腕，能如此深刻而又生動地通過這部 / j 飯映了一《時代 
歷史的真實，在我讀來就如^天所經驗的生活 。 」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硏究員、法學 

先生在他爲《魂斷彩虹 > 所寫的序言中說：「如果說，這本書只是一本野史的 
話，那麵本野史 tbffi 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 
人民的血淚交織成嶋至小麵舌 ， 那麼，其麵14|)^不言_的了 。 」 ㈣ 触在 
大陸著名文學麵刊物《文學自由談》翊文，對整套書作了高度 W 1 B :「〈紅的回憶》 
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史詩般的結構 。 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値 
已是無容麵的了……它的文■値必然可與酿同存。」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棚 
大學搬 《^(Peny Link 麟信中說：「我要向你致敬。當然，鏑多人曾經在 
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禱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 
寫得那麵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値讎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 。 」 
美國作家、上臟文《星報> 編輯馬克 • 西格顧 ark Seghere ) 說：「<_回憶> Mfl 

後印娜獅作品 > 有一天勸.讎澳之相酬命°」 

作者寫作 <紅的回憶》五部曲的目的和用心，是要把使中國人民付出如此巨大血淚代 
價时近三傅奇歷史，完整地贿下來。然而，作者棚言，不會賄人嘗試寫 
作這樣的作品了。這是因爲， 一 方面，中共在毛澤東死後的幾十年來， 一 直禁止大陸的 
作家全面寫作那樣的題材；另一方面，像作者麗具有橫跨薩毛澤鰣代全面經歷的 
人，在當今世界上已經是寥寥可數了，即使有一些那樣的人，他們也都已經進入了古稀 
之年，無力進行那鑛返的工程了，況且他馳不一《^；劉乍家。 

毛澤東 ffl 造的那個另類社會儘管失敗了，但其中有許多地方是可以供人參考、發人深 
省的。後世的人們一定可以從這些失敗的教訓中獲得有益的啓示，從而更好地改善我們 
這個世界。事實上，鄧 / J 坪就是全面總結和深刻吸取了毛澤東的失敗教訓 ，: mts 了一 
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使中國麵絕境的經獅土會生活得以起死回生。 

由於本五部曲的出現， 一 九九九年初，柯星沛導演邀請作者拍攝他受香港藝術發_ 
資助製作的（紅的回憶》影片。鄭維音先生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曰《明報》的厂文 
化資訊 j 社，以《這麼重那麵一紅的回憶》爲題，發表:「(紅的回億》腑 
是最 I 夬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但對沉重的名字、沉重的歷史，輕薄無根的一代又 
如何承受得了？」作者十分認同鄭先生的觀點，也覺得影片名更貼近本五部曲的神髓。 

五本 / J 澈當年是在 H 個不同時間分別出版的’所以讀者難於追縱購齊，現在，經過十 
多年不斷過細的修訂和補充，_ <_回憶》書名，以一本裝重新印行，以滿足廣大 
讀者的需要，也爲了讓我們輕薄無根的一 ft ，對自己國家的這一段現代史，有一®應有 
的認識。另外，作者希望，適逢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書名《紅的回億》能弓 I 
起讀者更働回億、聯想和反思。 

m 定赚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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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簡介 

小說反映上世紀六十年代初 
期的「社會主義教育■」(亦 
叫「四清運動」 ） 的全過程= 
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目 
的，是要打麵「走資 
派」。但由於受到抵制和反抗 
而不腿行下去，因而就發動 
隨後贼狀革命 c 小^1® 
陳■參與 ， amm 
具特別對謝基層幹 
部被为鬥的慘烈情況，作 
了深入、形象和忠實的描寫’ 
同時■露當時農村粧、富 
農的年輕女兒和媳婦被迫害 
的悲慘無告命運 。 「社教」運 
動，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 
雜被鬥爭對象之廣，是毛澤 
東執政期間僅次於文革的政 
治涵， * -段不容忽働歷 
史。本書是到目前爲止，唯一 
一本完整地反映這場運動的 
捕，因而它测得尤其稀罕 
和可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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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_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_「四 清」或_社教」，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 
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和少數城市大工礦企業和高等院校等單位開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經 
濟、清組織、清思想的政治運動。一九六三年上半年開始進行試點 • 一九六四年主要在 
農村分期分批全面鋪開，歷時三辅餘。要不■發了 「無 產階敝狀革命」而不得 
不自動終止，它還會繼續 F 去。事實上，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 「四 清」運動的繼續，而 
「四 清」■則是文狀革獅 

毛澤東發動 「四 清」運動的原意，是要從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手由奪回失去了的三 
分之一 W 政權。他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 中就講得十分清楚： 
「現在我們的國家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或者敵人的同情者手裡。」 

爲了要從敵人及敵人的同情莕手中奪回那三分之一的權力，毛澤東最初的運動部署是 
從上到下，從黨內到黨外，從幹部到群眾 * 進行森轟烈烈的鬥爭，時間上少則三年，多 
則五年或以上。他在一九六三年五月的指示中說： 「這 個革命運動是土改以來一次最大的 
鬥爭£這樣全面，這樣廣，這樣深遠是幾年來沒有的。這次從黨內到黨外，從 i : 到下， 
從幹獅臟。」 

然而，經過一年多的實踐，毛澤東發現運動的主動權竟然掌握在他的政敵劉少奇手 
上。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帶領 I 作隊蹲點所總結出來的-桃園經驗」，成了指導 「四 清運 
動 J 的典型一把主要矛頭指向生產隊的一^部、有這樣那«缺點和錯誤的社員群眾 
以及四類肝。這直接違背了毛澤東要清除掌握了各級領導權的那三分之一的敵人及敵 
人的同情者的初衷。於是，毛澤東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親自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裊村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 的通知，即《二十三條卜並於一九六五年一 
月十四曰頒布，作爲搞 _「社 教」的統一準則。他在該文件中批評了劉少奇等人關於 
當時農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黨 內外矛盾的交叉」等論調，第一次 
明確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mm 「無產 
p 占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對象。但是，由於運動是從上至下地由各級黨委派出工作 
隊進行，在隨後的一年多時間中，貝_至毛澤東指明了鬥爭對象，雖然把群眾發動得轟 
蟲烈烈，雖然把廣大生產隊幹部一個個鬥得死去活來，十分慘烈，但卻甚少觸及公社一 
級的幹部，觸及縣一_幹部就更少，更不用說省級和中央級幹部了。毛澤東的實際目 
標仍然沒有達到。於是，他違反了常規，當 「四 清」運動仍在進行中，他沒有宣佈其結 
束就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由下至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鬥爭的矛頭直指劉少 
奇及其「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一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當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對 「走 資派」鬥爭的決定性勝和塒，曾 
經說過： 「過 去我■了獻棚鬥爭， 工 爭，文化獅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 
運動，但不問題，因爲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法’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 
上地發動廣大群眾賴觀們的黑暗面°」這就確切地道出了「社會主義教育猶」與 
文狀革_醒 。 

毛澤東除了要對付他的政敵外，在主觀上也許真的要通過 「社 教」運動(以及後來的文 
化大革命），把各級黨的幹部整頓成清官’但_卻以失敗告終。然而，「社會主義教育 
_」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鬥爭反覆之多、牽涉被鬥爭對象之廣，是毛澤東執政二 
十七年期間僅次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是一段不容忽略的歷史 。 它之所以沒有_ 
人們的高度重視，是因爲在運動中受到傷害的千千萬萬的人們，主要是一些微不足道的 
生產隊幹部。這是不公平的。因此，作者就把這段歷史真實地下來，以供後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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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血殘花〉深入全面地、形象祕忠實触 e 寫了 r 社教」運動的全過程。它在給讀 
者廣泛展現當時中國社會主義農村風貌的同時，反映在運動中各級黨委派出的工作隊如 
何發動群眾大批大鬥農村基勝部的慘烈景象，同時也揭露當時剷揃地主、富農的年 
輕女兒和媳_任意姦?害的■而無運。刻娜之處，就 
是到目前爲止 > 它離 一― 本雜贩?全綱敝 w 乍品> 


作者二零零零年九月補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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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喜逢故人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六三年八月） 

(― ) 

這是 K 省會 N 市的一 H 自由市場《> 

這自由市場十分熱鬧，人們熙來攘往，絡擇不絕。 

擺檔的都是些農民。產品大部分是紅薯、淮山薯、芋頭、玉米包等等，也有少量的豬 
肉和雞鴨，以及家用竹木器等 a 但水果幾乎絕跡，只有一些細奶香蕉，但每隻竟要價 
五角《飾中酿薯驗酿》每斤六角上下0麵每斤一跋右 。 

「你 知道爲甚麼除了香蕉之外，就沒有水果出售嗎？」陳曉乾一邊在瀏覽著自由市場 
的產品，一邊問他身旁的同事高雲漢。 

高雲漢想了想，說道： 「可 能其他水果是長線投資，不像其他農產品那麼快? 」 

「不，」陳曉_ •「這 是因爲果樹都在大煉鋼鐵時砍了，再種也得好幾年的時間才 
會張大和開磁果，而香蕉則可以在一兩年內就有械。 

陳曉_高雲漢各買了一斤煮熟了的紅薯來吃。一斤熟紅薯並不多，爲兩三個中等大 
猶紅薯而已。 

他們溜達了 HB 多 / J 繼，正要離開時，高雲漢忽然說:「麟然感到肚子很餓很餓！」 

經舰¥-說 * 陳曉乾也忽然翻肚子麵-他才想起* 9 J 扼了一斤紅薯 * 只有四 
分之一飽，現®胃的動起來了，所臟有緻_轆的魏。 

「我們再買一些腑巴！」陳曉乾建議。 

他們又各自買了一斤熟紅薯來吃。但是過了十五分鐘左右，肚子又餓了起來。 

'—真奇怪’爲甚麼剛吃了東西反倒比不吃時更餓呢？」高雲漢不明白地問。 

「我 們的纖不對、陳曉乾說， 「這 種少吃多餐的方法，不適合錄民的腸胃，我們 
必棚人纖術 《 」 

「人 海戰術？」高雲漢奇怪地看了他一 BS ，似乎責備他用了帝國主義使用的術語。 

「噢！」陳曉乾笑了一聲，說，必■中兵力打 H 個飽！」 

「但 是，要吃個飽，至少要吃五斤紅薯，」他算了算，「五六得三十，即三塊錢’我 
in - 天的工資才兩」 

「0自們都沒有家庭負擔，一個月吃一次飽的，不會有問題吧？」 

「好！」高雲漢下決心職頭同意了 。 

他們又各自買了三斤熟紅薯，締虎嗦■了起來。果然有效，一直飽飽的。 

陳曉乾 fH : 月中旬從彩 i 工初中_ K 大學外文系，被分雲漢同住 HH 房間。高 
雲漢也是五八年畢業的，長得身材均勻，挺斯文秀氣釣 。 他有一隻輪 .11 分明略爲窄長的 
鼻子，兩排整齊潔淨的牙齒，特別是他那略帶褐色的眸子，發出柔和而親切的光澤，是 

所以兩人很談得來。 

回到學校宿舍，只見同系女教師周麗蓮正在房門口等高雲漢。是高雲漢的女友。 

周麗蓮二十七八歲年紀，中等身材，皮膚比較光潔白嫩，五官端正，說話時嬌聲哮氣， 
眼波盪漾，加上一副健美身材，頗具吸引力。她是外文系敎工黨支韶書記。 

「陳老師，」她笑著對陳曉乾說，「到我們系工作，已習慣了吧？」 

「我來自山區艱苦的地方，有紐不習慣的？」陳曉乾笑了笑，答她。 

「 ■ ， 你是從香港獅数書齡呀！」 

—下放到彩虹山區四年，已經把我改造得_巴^樣了！」陳曉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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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聊了幾句之後，。 


■口麵宙類已有所咖 • {1 A 們幾年激敝態所 ㈣ ，是 
要有加倍的糧油肉類才能復元的： 所以， 雖然近來上面似乎力瞒了師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人們還是和往常一樣，我行我素 9 教員照樣是照本宣科，在堂上向學生_完講義就了事， 
照樣不佈置作業和練習：學生照樣上完課就自由活動，搞些不必動腦力和體力的活動。 
連打球、游泳這些體育運動也沒有多少人有興趣參加了。事實上，人們還只處於半飽狀 
態，或可以說只有百分之六十五飽。這比起三年困難時期只有百分之三十五飽當然已是 
很大的進步，但千方百雲博找吃的，仍然是人們的當務之急。所以擁生中，課後種自 
留地之風甚盛办 - 

在^^面' - * ae 大部搬香港寄回的糧 

油食品給了張大嬸，但他仍然有一些存貨。他也沒有任何家庭負擔，所以每個月五十多 
元的工資，可以麵用械上面。颠市面了高級糕點，■三破右 ， mm 
算是常客，有這臟力了。 

一天，陳曉乾向高雲漢建議，共同赚園後面的荒地種紅薯 。 

「腿，我們不讎牙！」高雲漢。 

「你忘 I 己了我在農村關四年嗎？」陳曉乾說， 「甚 麼農活我都幹過，種紅薯是最簡 
甲的 一種。」 

「好 ！」高雲漢高興地說， r 明天是星期天，我們立 Bp 行動，先到自由市場去買些紅 
薯種回來」 

「輒薯不是用紅薯做種的，」陳曉乾笑了起來，「是用紅薯藤做種的 3 」 

高雲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广我真的是脫離生產啊！」想了想，他又說：「現在市面 
上紅薯當造，種紅薯不是季節吧？」 

「這點你又外行了，」陳曉乾說，「紅薯分夏薯和秋薯兩種。秋薯現在種正好。秋薯 
產,薯隻較小，但獅°」 

聽見他如數家珍，高雲漢用羨慕的口吻說：「你真能幹！ j 
「哪 裡！」 _，「不 過，»還_午多工作配合，例如 

月—重要的 。 」 

去弄®」 

「也 不是沒有辦法的，」他想了機棚!驗， 「去 買一隻木桶回來，放在廁所裡’ 
把我小贿麟，也_一^«1：薯了。」 

腿， 1^2和高雲漢開麵了一瓶厘_紅薯。跟著，許多* M 紛向他 ffM ， 
在他(逝，也開賴了幾辦 IS 來。 

陳曉乾領著高雲漢，每天黃昏到紅薯地精心韻理 3 不上半個月的時間，薯苗長得生機 

勃勃. —片職。 

陳曉乾回想起在鄉下時，農民有吃* r 薯苗的習慣，於是他摘了一籃回宿舍’用_ 
和豆醬煮熟，和高雲漢二人吃了。紅薯苗雖然有一種豬游味，但多腦豬油，對於食^ 
不足的人來說，吃起來還^可口的。高雲 M 不絕口，說紅薯苗比許多蔬英好吃。因 
是自己勞動的成果，吃起來自有一番滿足感。 

紅薯苗越*«^盛 • 有些薯苗， ^ i [ J 別地去了。 

一天，陳曉乾對高雲 38 ft :「聽說黨中央正在開會，農業問題。自中央六一 
年提出 『八 字方針 j 的煉，成績十分臟，現在自由市場蓬勃，還有高級糕點供 
應，腿具翻子之 一 。現在中央可能要進一步退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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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猜錯了，」高雲漢說， _ 毛主席在八月九日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話，提 
出了 ^我們—萬_階級鬥爭』。毛主席說："■一九六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 
只講一片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幹，全部或大部單幹。據說只有這樣才能 
增產齢，否則有辦法。 J 看來觀點雖_。」 

r 土游噥業級社^間’我國的農纖辱最好，農民生活最富裕，那時候是搞雜 
概！」 

高雲漢有點頓住了。歇了歇，他慢慢地說：「我是城裡出身，對農村的具體歷史不太 
了解 < 不過 * 從理論上來看 * 社會主義道路是從單家獨戶地生產推進到集體生產，又從 
集駐產# itSJ 全酬有制。所以，集體化深入一步， ^*0 該得到進一糊發展才是。」 
「但我在裊村四年，發現情況並不完全是這樣，最明顯的例子是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所 
造成的農業大破壞！」陳曉乾在和高雲漢相處中，翻他是偃頗爲實事求是的共產黨員， 
所以才敢提出這樣的問題來和他共同硏究。 

「不過，毛主席認爲，造成這種情況並不是人民^本身的問題，而主要是高徵購和 
幾個大辦造成的《毛主席在最近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批判了鄧子恢搞包產到戶， 
並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表明中央又出現了兩條路線鬥爭《」 
瞧乾默然不語。他覺得，高雲漢畢竟是個共產黨員，還是不會謝他毫無保留地說出 
內桃一^，尤其有關政治上的問題。 

一 mh ,系黨總支割己沈萬鈞來串門。沈割提個年近0+、身材魁梧的北方漢子 * 

眼深、顴高、鼻高’臉上長滿了頰鬚，刮了鬆鬚後 I 顯得雙頰發青。 

「因招生工作要參;的政審，稍後又忙著迎接新生，所以你來了一®多月，都沒 
有時間和你好好地談談。沈書下來後說。 

「我 早就想向您匯報思想了，」陳曉乾恭敬地說， 「因 見您很忙，就不敢打擾了。現 
在練空，旅了。」 

沈書記繼續說：「聽老高說，你在鄕下幾年，一直積極爭取入團、入黨。縣文教科寫 

我你的進步要求” 

陳嘵_來 k 大學後,並沒有申請入黨,因爲他覺得, ■ grffiTF 申請入黨的目的， 
是要黨組織抓緊調査清楚他的所謂「特嫌」歷史問題，從而爲自己創造回香港^的條 
件。現在來到大城市了，賴比較落實’申請不申請不那麼重要了。 

「麵 贿漏素的要求，但紗我發覺讓…… j 

「對你來說，的確是比較難，」沈書記正色說，「你的海外關係固然是個大問題’但 
也不致於完全沒有可能。我們也曾個 s 贩收過港澳同胞入黨:但你的最大問題是歷史上」 
陳曉乾並不感到意外》 

r 我們麵擅地委宣傳音翻你我力把你的問題調查清獅，健 
要的是，你要積極配合，提供各方面的線索，特別是有關一九五四年你從香港回廣州參 
加高考_麟。」 

。」陳曉乾點了 _。 

_還有、沈書記有點不安地說，「你在美國的未婚妻，也是個大問題。所以我希望 
你有長期爭取的思想纖。」 

「觀不廳纖們一樣的普細識了。 」 

「那是不同的，」沈了搖頭，「我們對關係，向來十_重^ wet 父子 
3 郝是柯謹 gmw ， j 

•一* to * 婚妻自小生活在一起，我十分了解她……」 

「不必過分擔心，」沈書記打斷了他隱，「只魏心，堅持下去，對你總是會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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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他忽然語»^專， mm :「九 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舉行了 八 中全會， 
會上討論了階級鬥爭的問題《毛主席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當前 
階級鬥爭十分激烈，國內讎級敵人^相呼應，盤踞在台灣 w 蔣介石集團加緊了反攻大 
陸的漏 c 」 

陳曉乾領會他的意思。 

(二） 

陳曉乾接5囌厚永的來信如下： 

曉乾： 

你來信提到你們麵支書記對你說的一番話。麵爲他把實情講出來了。他算是 
個實事求是的幹部了。 

據我所知，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_的同時， 
還尖銳了「黑暗風-、「單幹風」、 「翻 案風」，幾乎把一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戶斤 
肯定的東西重新否定了。毛主席八月九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還批評 
了周總理、陳毅總理今年三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利_删作會議上 
所作的報告。周總理在（論知識分子問題》中，申明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是勞 
動人民的一^分：而陳毅同志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 「我 國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 
是社會主義的人民的知識肝、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是國家的主人翁。」並在會 

臓加冕：就是_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上勞動人民知識分 
子之冕。毛主席批_:「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 
過來，陰過去：麟未散 * 析。」 

你作爲有如此直接的海外關係的知識分子，又有那麼 一1 H 歷史問題，在目前毛主 
席強調階級鬥爭的情況下，你想申請回香港探親是不可能獲得批准的，你希望你未 
婚妻從美國回來和你結婚的想法也是不實際的回來探望你也是不合時宜的， 
順便讎尔一«肖息：剕■期初已調到你們大學 c 可能你已|獅 J 她 
了。她辨年前周總理發表後脫了「右如果 
是在今天的开携，她讎有猶臟了。購了 。 

陳曉乾更加肯定了顏金鳳當年提出的觀點：「每一次調整之後，都會來一個新的冒 
進」，而在新的冒進之前往往是一場政治運動：毛主席目前不斷強調階級鬥爭，這是否意 
味著一 is 政治涵即將出現？這樣下去，中國的經濟會有進步嗎？而他要離開大陸回去 
香猶希望，也就永遠不可能實現了 。 據他所知，自五七年反右鬥爭以後，鉢上不批 
准港澳同胞回港辦襯了。 

陳曉乾計算一下，他們的紅薯已種了三個多月，該是收成的時候了。於是，他選了個 
星期六下午，帶著高雲漢，拿著鋤頭、泥箕，去收紅薯 。 

「二百多斤是少不了的！ j 陳曉乾贿把握地說。 

「那 麼說，如果拿到市集上賣了，少說也有一百元了，」高雲漢不無自嘲地說， - 差 
不多有我們兩人一個月的工資呀！」 

「聽 說在自由市場五斤紅薯可以換一斤米，」陳曉乾說， 「如 果我們拿去換米，可以 
換四十多斤。」 

「這樣的話，我們每人可以分得二十斤，足有我們大半個月的口糧 。」 mmmmm 
奮， 然後他有點開玩笑地說：「我們不如棄教務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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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紅薯地，陳曉乾用鐮刀把紅麵割了，堆放在哇地邊，然後小已、翼翼地甲锄頭翻 
地。他以爲翻開泥土後，就立刻可以看到一串串紅皮大番薯。但是，鋤了幾下之後，仍 
然是黃黑触鬆土。他一口氣齡了 一 e 地，_ 一隻小舰不到。 

有紅 ® 尼？」高雲漢失望地叫了 ■ ，「是不是獻偷了？」 

陳曉離了搖頭，_:「不鋤。」 

甚驗尼？ 」 

陳曉乾沒有答他，卻很不月命翻土 =但當他把全部四哇地翻完，謹一隻小 
紅_看不到時，他洩氣了。他坐在 ife * ，抹*水 ， -mmmwm - rax 奇 
怪了，這麼好^薯苗，沒道理連一隻工薯也沒有的呀！」 

「腿因痛苗長得盛，所 feias 不战 i » 來了。」 

陳曉乾聽到背後有女人的說話聲，是一《限熟悉的聲音。他立 I 晒過頭來，只見他後 
面站戴闊邊_ ' 穿著整 ^7® 條女子。 

那女子定睛細看著陳曉乾，然後突然快速走前兩步，用驚喜的聲音叫道：「你不是陳 
曉辦馬？ 

_、•:•••」刻站了起來。 

臟了輔*秋風吹動她的髮簾。這形象，他曾經經常在 s 大學北門的江邊見 
過。 

_啊，林 / J . ,是你呀！」陳曉乾上前和^手。励手和以往一樣有力，讎雙眼 
忽然閃出了槪。 

「我只知道你被分配到山區，甚酿#讎到這兒來了？ J 她仍然握著他的手。 

四年不見，她似乎沒有怎麼變，雖然皮麵糕了些，反而變得更加風采照人， m\m 
滿自信。 

「我是七月中旬調來的。我曾收到蘇厚永的來信，說你這學期調來我們學校，」他放 
開她的手，「■幾次到你們生物系■’讎你鮮賴 。 」 

一絲黯然的神色掠過她的臉孔，她聲音低^地說：「前些時，我媽媽病重，我要回老 
家去服侍她，因爲家裡就只她 i 人了。」 

「_餅了？ j 

f « g 聲音充■哀職：「她最 ftsg * 餓爸爸！」 

「噢！ J 陳曉乾嘆了一口氣，「你也該看開點啊！ 

「她 才五十歲，」她低下了頭，「不該這麼早就死的。不過，我還能在她身邊，她也 
算是有點福氣了。」 

高雲漢站在旁邊，一直碰他們顯，_開口了：「你們原來是老相識” 

「啊 ， J 陳曉乾才察覺把他冷落了，於是急忙 ie , 「我 忘記給你們介紹：這是我的老 
同學林 / j 着老師’這是我 ffl 系的高雲漢老師。」 

「雜 ，翰！ j »一 aiem 。 

「剛 才你說紅薯苗長得太茂盛，就長不出紅薯來。你怎麽知道的？」陳曉乾問。 

「你忘記了我是學生物的嗎？而且這幾年，我也多是和農活打穷 I 。」她淺笑了一下。 
「紅薯是根塊植物，種植初期可以施氮肥，長好葉子，以利進行光合作用。但到了中後 
期，就要施灰肥^鱗肥，才能長塊。你們一定是從頭到尾都施氮肥，所以就只長葉子不 
長根塊了。」 

「你不是說你鶴下種過紅薯嗎？」高雲漢用_責_ 口 ，「转苦 

苦種了三個多月竟一無所得！」 

「真對不起！」陳曉乾有點抱歉臟，「當時我也是和當地一 e 老師合夥的，以他爲 
主，所以一時疏忽了。」然後他轉過頭來對林 / j 葡：「我也聽過氮肥*葉的道理。在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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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種水 _, 禾苗轉青後，就不能多施氮吧了〜他又轉漏去對高雲漢說：「只怪我一 
時糊塗，沒有運用！ j 

「不過，高老師，」林小春笑了笑，說道，「你們三個多月的勞動，並沒有完全白費。」 

「識怎麼_ ? j 陳離就問。 

r 目前國家大力提倡養豬，公養私養並舉’自由市場上的豬肉十多元一斤，紅薯藤搶 
!」麵° 

「真的？ j 高雲漢賴來 。 

「現在自由市場紅薯藤每斤八分錢到一角錢，」桐请繼續說，「你們這些是特級貨’ 
這兒至少有三百多斤吧？就是三十多元了《用這些錢買回紅薯，可得六十多斤&」 

「這樣說來，沒有白費力氣，真的沒有白費力氣！」高雲漢不住點頭說。 

「不 過，」陳曉乾有麟緻 ■ ，「■百斤粞,也不馳容咱由市 、 

「這倒不妨，」林/】省說，「我們系有個養豬場，由我管理，那兒有幾輛大板車，我 
可以借給你們 。 —車就可以載完的。 

「1 ,陡睦龄咸謝晰殳 o 

「但是，」高雲漢猶疑^，「我們當老師的，推一大車紅薯藤招搖過市，不好看0巴？ 
你們的養綱 ^ PRI 以……」 

「我不管財政，而且賣給自己學校，傳了出去，恐泊影響不好。」她有點爲難地說。 

「我不怕 ！」 mmm ，「在鄕下，那驗常便麵！高老師，份纖一 mt . 大板 
車，由我一人推去自由市場好了 - 」 

林 / j 春給他們弄來 一 m 版車。然後三個人一起把紅薯藤搬了上去。 

陳曉乾臨出發時，林^補讎：「今天社在大禮堂有舞會，我在那兒等你！」 

(三） 

陳曉乾調來 K 大學後，發現學期開始時，學校；灰復了五七年後絕跡了的周末舞會。他 
曾經去過一次，只見來 St 舞的人他都不熟識，而且大家跳起舞來並不怎麽熱烈’這大槪 
與營養不良有襴，舞場也使他紬滕起在 S 大學時和岑蕙、林 / jv # 、唐尤麗等人一^愉 
快曰子。爲了不至觸景傷情，後來他再也沒有去了。 

現在林 / j 者約他，他當然樂意去。他要踩触 f 好談談，了解她這四年來的生活：她也 
樂意聽他的'腿吧？ 

晚會八時開始。當陳曉乾到達大禮堂時，林 d , 已經在那裡等候了。 

她顯然十分重視這次老友重逢。她的兩條短辮子梳得十分整齊，烏黑的頭髮頗有光 
澤；她穿著一 f 牛十分合_絲質長敝恤，一《深藍色斜褲。在陳曉酬己憶中，她很 
少穿裙子。稱身的西裝長褲不僅能把她襯托得雙腳修長，而且更能顯出她動作靈活，辦 
事俐落。她依然是那麽文質彬彬，那麼眉清目秀，那麼齒白唇紅。 

當舞樂饗起時，他們之間不必雜請誰，就#常自然地互相配合，翩翩起舞了。 

「這麼多年了，你還是和當年一樣，我是說，纖初見到你麵素’完全沒有變！」 
陳曉乾說到這裡，突然發現有一絲異樣的神色掠過她雙眼。他才想起，她曾經住過精神 
病院。然而，那一絲異樣的神色，現了 ,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縱了 c 

「但是，你卻變了許多。 J 說罷，她變得神情凝重起來。 

「是嗎？是哪方讎了呢？」 

「首先是外表，」她說，「我曾經說過，從你的衣著和儀態，人們一®就看得出你是 
香港學生。你記得嗎？當時你還說你有點特殊，以後要改。但你在大學呆了四年，卻沒 
有怎職 o 我也覺得沒總 o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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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才改了？」 

「不是改了，而是變了，變得比我們在小地方土生土長的人更土了，」_ 了一口氣， 
- 可見你這四年來吃過多大的苦！」 

「虹的生醒剖馬？」酬心_« 

「生活是很苦的，但那還是其次，主要是精神上的苦。」 

「你向我訴苦，不怕 AI 8 你政治立場不穩瑪？」她忽然幽幽地說。 

_經®!四性活，■來越發現，你和岑蕙是_，」他惑慨地說 ， v tM 
懷那樣的人也成了右傾機#主義分 f ， 一® w * 派分子就大可心安理得了。何況你已經 
脫了帽！ J 

_對我來說，脫不脫帽並沒有兩樣’反正我當多納看法完全沒有改變，而且更加堅定 
了。不過， 」 _心_ ，「你 就不同了。雖■有人告訴■你 m 麼回不了香港，但 
我也猜得出來：一定是寇蓮娜^鬼，你枝贬到山區去也是寇蓮娜的陰謀，如今你在政 
治上要更加小 I ：、才好，否則 jf 尔今後一輩子的處境會比我更不如了。」 

「你 倒是猜中了，」陳曉乾說， 「事 實上，過去四年來我的處境還比不上你。但我想， 
我們是老同學，互雛來是不會酿麵題的吧？」 

_你一定受了許多苦明！」她的眼眶泛紅起來。 

陳曉乾不禁感觸起來。任憑林着怎麽堅強，怎樣胸懷大志，怎樣以漸麗的 m 度去對 
_ n ,畢竟，五年來在政治上所遭受的折磨(而這衝斤磨又是貫穿於生活的每一 
個方面，有一^—秒鐘能抬起頭來做人)，已在不知不覺中把她思想上的棱角.賴 
了，她的感情已變得不那麽堅剛了。 

「是的，我受了許多苦，受了許多不足爲別人道的苦！」他的眼睛也濕潤起來。在老 
朋友面前，他能夠不備斥嗎？ 

舞樂氮然而止。 

他建議：「我們到外面去繼續詳談 si 滕的情況，好嗎？」 

「好 的。」她點頭同意。 

他們來到校園最北面的人工湖伴，在石堤基上並肩坐了下來。備愛活動的青年^女 
都去了跳舞或去了一^^地摘饊愛， ^ 時麵秋，天空冷月 
孤照，更?/麵了陳曉的遭働悲涼氣氛。 

「這的確是人間悲劇！ 」 聽完陳曉乾的敘述後，林 /], 用手絹輕輕拭擦著雙眼 。「不 
過，你可矢麵有比這更悲慘的_?」 

「這肯定是有的，比如人吃人事件，甚至父雜£兒女的慘劇，聽說曾經在我國某些地 
方發生過！ 」 他說 ，「不 過，蘇厚永說得也有道理： 『生 活在我們這個大動盪的時代裡， 
總是風平浪靜、碧海藍天的地方是的。歷史每前進一步，它的巨輪都有意無意地 
麵午多無辜的人們。在我們這讎會主義時期，又何能例外？』」 

r 但是，悲雛於 * 這種娜時臓應該■的賴 • 竟雛我猜黼_社會主 
義制度下發生了！我前輩爲之獻、身的、我們這一輩人努力繼承的革命事業，從本質上 
織，正是要酶這_劇 。 你不覺得我們__度有著腿的猶馬？」 

「我 現在對於政治越雜，我今動* n 目標鹋它！」 

顯 t 聲 ， _: 「腿， _淡遞得開嗎？」 

_我正想方設法 iMia 香港。將來回到香港以後，我就會遠敝冶，和勸未婚妻建立 
，與世幸福雜 。 」 

「這 樣，人生的目標不是沒有了嗎？」她用嚴峻的眼光看著他，問道。 

「用我的學識，造福人類，這不也是貢獻嗎？老是捲進政治的^渦中而耗盡自己的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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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才智，這才是對生命最大的浪費呢！ j 
她沒有 做聲， 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 

過了一會，他問 道：「你 呢？你不介意告訴我你的一些情況 吧？」 

她重新振作起來，慢慢地說：「我從 S 大學畢觀後，初時在學校監督働，後來被 
遣送到學校在省北部辦的農場勞動，去年底脫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現在就調來這兒釣生 
物系當教員。說起來我這幾年的經歷也很簡單，比起你來就簡單得多 。 」說到這裡，她 
的眼神又淀 uStti — 的寂寞- 

「 fr ■年的生活也一親很苦的了？」 

「這幾年國家經濟困難 * 生活倒和 一 S 5 人完全一樣，這方面倒是人人平等的，政府倒 
沒有少配給我們右派分^斤口攆。」她說 。 

「其他方面呢？ j 

「在政治上，監督、管制比平時放鬆了，」她嘆了一口氣， 「人 們大槪從這幾年的經 
濟政策失敗中暗中徹們重新評 價， 所以對我們比較寬容些了。」 
r ㈣ 你感到高興。 j 他由衷地說。 

「可 是，我寧願我國的經濟欣欣向榮， 」 她說， r 也不願意自己好過些而要人民如此 
受苦受難。剛才聽你談及顏金 SL 那 MAP 曰 1悲劇，我就心撥不已！」她黯然地說。 

在感情方面 …… j 

她立刻打撕了他的話： 「在 惑情上我歷來是一張白紝！這也好，省 Sfflf 多煩惱！」她 
的眼睛又有點發呆起來。 

分另畴，陳曉乾表示希學彼此多喫^繫。她高興地點頭同意了。 

m • 

雖然毛主席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但學校的各級領導還是按照周總 
理去年三月_ (論知識分子問題〉的精神，安扫嫩職工^各種活動。一時間學校有了 
點起色 t 有了總■氛 • 

陳曉乾參加了全系性的學術報告會 。 在報告會上，英語教硏室的教師提出了五篇論 
文。陳曉乾的論文是（論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人文主義精神〉。 

第二天，英語教硏室開錐結這次學術報告會的經驗。 

會議由教硏室副主任周麗蓮主持 。 她說：「大學作爲培養高級建設人才的搖籃，是應 
該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的。去年九月中旬頒_ {高教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 
案)>，即我們所_《高教六|滌>，也提出要『三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提高學術水平 J 。但自五七年反右以來，我們方面有點放鬆了。昨天，我們能夠召開 
多年來第一次學術報告會， 這是 十分難得的。當然，由於丟荒了這麼多年，大家的學術 
水平都普遍下降了。我最感滿意的論文是陳^老師的那篇 。 」說到這裡，她^地看 
了看坐在漏面的陳曉乾，笑。 

這使陳曉乾像 以： 

他時的表情十分相似。這使他餐惕起來。但使他感到稍爲放■是，周麗蓮已經有了男 
朋友高雲漢，而高雲漢又似乎 翻實 事求是的共產黨員。 

停了幾秒鐘之後，她才往下說：陳老師的論文之所以稱得上是學術水平高，是因爲 
他融匯貫通了中學和西學，揮灑自如地旁徴博引，使人們在知識上得益而茅塞頓開。他 
還以優雅的語言作流暢的敘述，給人們以美的享受。在這方面，今後我要多多向陳老師 
學習、請教。」她又對他嫣然而笑，並在省曰观來了一 _逝的媚眼。 

陳曉乾更加乞驚。她太像寇蓮娜了。除了她不像寇蓮娜那麼嬌辟瓏、美麗動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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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她也頗有幾分姿色)，她說話時的一陰一陽，即有時嬌聲嗦氣，而有時則語氣猶， 
態度上時常向青年男性賣弄風情等等方面，竟與寇蓮娜如_似！ 

散會後，周麗蓮本來是同高雲漢一起走出辦公室的。但她很快就甩開了高雲漢，快步 

「陳老師，你有空嗎？」她滿面笑容地、嬌滴滴地問，完全不像一個政治性 tl 強的共 
產黨員。 

陳“乾慢下腳步，應道:「有紐夢馬？」 

「有些事想銀你談談，到 a 房間坐一細馬？」 

「_。」陳^ as 不鼠意，《^舡鼓部書記啊！ 

她住在教工第二宿舍的二樓一個房間。單身教工 a 常是兩人共住一房的。可能她是領 
導，所以她 - m 住一«房間❶ 

陳曉乾走進她房間坐 f 來以後，她頗爲客氣地給他倒了一杯熱茶。 

「你調到我們系，已經有幾個月了 。 」她說，「我一直想找個時間和你聊聊，但都抽 
不出空來。」 

r 我職主動找黨組嫌彙報思想才是” 陳曉乾謙遜地說 。 

「沈書 IdT 撇談過你的一些情況，」她自己也倒了一杯茶，並淺淺呼了一口，厂在我 
們的社會，很多人都想加入共產黨，這是個好現象。不過，我想告訴你的是：你只要有 
這點0，就很好了。我覺得你的作用是在專方面》」 

「黨不是撤馬？」■道❶ 

「是的，我們都要盡量做到紅透專深。 j 她站了起來，走了幾步，然後把外套脫了下 
來，厂這是我們黛的 H 0 口號。但是，像你那樣專業基礎深厚的人，難道我們要你紅透了 


以後才去充分利用你的專業知識嗎？」 

「當鮮是 。 J 








「所以織’只獅有娜 L 纖了 。 J 






陳曉乾§己得，他來到 k 大學後，從來沒有向黨_提出過入黨申請，所以他不想和她 
綱這個問題。 


她見陳曉乾默然不語，便說道：「你在 s 大學讀書時的情況，我也知道一些，」_ 
_忽然掘了 ■ ，「 imw # 候你才預！」 

陳曉乾心中一1正，但他很快就鎭定了下來，讎笑了笑說： r 你開我的玩笑罷啦！我 
•歷來不臓，當然也不是才子《」 

「從你昨天所作的學術報告來看，你是才子無疑了，」她用肯定的語氣說 * 「至 於是 
否風流，我卻有一點兒證據。據我所知， s 大學當年有 一 fa 十分出名的戲劇社，裡面有 
一個十分出名的、才貌出眾女社長，她叫岑蕙……」說到這裡，她故意停了下來，谜著 
雙眼看他。 

陳曉乾吏感不安。她怎麽連這些細微末節的事情也知道，而且記在心裡？ 

「是 這樣的’」她變換了語氣，「爲了響應周總理的號召，我們教硏室準備成立一^ 
學術捕，去統籌、促進和檢定我室的學術工作，我想由你來當組長。」 

「我 怕水平和資歷不夠。他立刻說。「我們系有許多教授和副_,由他們來當較 
爲合適°」 

「他 們有一 ， 就是缺乏馬列主義的理論水平，只懂得用資產階級的觀點去看待 

- j 

「 fi ® , 右，他們已加強了思想_,很多人也努力學習馬列主義 sa 。」 

「 ew 吏少數人學到了馬列主義，不過，在毛主席提出『千萬不要忘 I 己階級鬥爭』的號 
召下，能夠用這些人嗎？毛主席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陽過來、陰過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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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其呢！」 

「你不必多說了。 sas 爲只有你合，」她_認真_ • mmmm ' ■又十 

> r 賴樣赖吧！ _ 

陳曉缺出房鰣 * 池忽然耀_媚舰> immmm ^ 把腿了出來& 

回到自己的房間，陳曉乾對高雲漢談起周麗蓮要他當學術長的事。他表示，_ 
選他是選錯了人。 

「有這等事嗎？ j 高雲漢有點不明白地說，「我沒聽說過 。 j 
r 馬？」 

r 我不是支部委員*不一定知 ° J 
厂她是你的女朋友，會告訴你的吧？」 

他猶疑了一下，說道：「我 r 的關係還沒有最後確定。」 

陳曉乾有點不太娜地看著他。 

「是這樣的、他說道，「在 w 大學時，我和她是同系同學，我比她高兩級=畢業後， 
我們先後分配到這裡來教書。因爲是老同學，所以我們的關係較^密切些。」 

「這樣 ■ ，更應鋪這方面的可肯辦了。」 

「感情這東西是很微妙^，況且這是雙方面的事，將來如何，就很難說了。」 

㈤ 

星期7^±，學校塌堂照例賴周末贈。周麗觥了高雲， mm^rr 
陳曉乾一《人。 

陳曉乾閒極無聊，很想找林 / j 者聊天众如果她到大禮堂?^舞，他就可能在那裡«^她 
了。平時，他想不出有甚麼理由要找她，她到底是個右派，雖然已經脫了帽，他也不能 
毫無鼠_和她公開交往的。主要是他有自己的打算。而理科各系教工宿舍和食堂離開 
文科的頗遠。不過，看來林 / j , 已經絕跡於舞場了-他曾幾次到大禮堂舞場等候，但總 
見不到她的縱跡。是的，她是不會有那樣的閒情逸致去跳舞的。事實上，也不會有甚麼 
人樂觫她跳《的。 

他一直想支援她一些食品。這幾個月來’市場供應不斷好轉，但主要是自由市場繁榮 
了，定量配給的副食品，如肉類、油類等並沒有怎麽增加。蔬菜倒是不缺了，不過由於 
油類和肉類不足，煮出來的蔬菜並不怎麽^。他想贈送一 M 6* &林 / j , 。 

他忽然想起校園北面那個人工湖來-也許會尼？ 

他果然在那裡碰見她。當年在 s 大學時，每當腿見_,只要他去到北門，就準能 
找到她，而她也是如此。在艱難歲月裡，某些氣質相同的人也許是心靈相通的吧？ 

「我一直想找你。」陳曉乾向著正_思脈脈地坐在湖堤上的林 / jN # 叫道。 

林 / j •高興地站了起來迎上前，並伸出手來。 

「我今天心血來潮想親你，果然在逼兒遇上了！」她雙眼閃出了快樂約光澤 
他倆雖然®^了，観了面總緊乸手。 

「你也想找我嗎？有甚麼事嗎？ J 她問 * 

「我家裡經常寄些食物回來給我，我吃不完，想送一點給你， J 他友好地說，「你雖 
然受過磨煉，身體結實，但到底是營養不良，需要補充的 。 J 
他打開舊繼*軸一瓶一斤左樹_來*撇她0 

「不，不！」她連忙用手推開，「我生成賤命，趨:乞苦身體就越結實，倒是你這個香 
港少爺需要多些營養 。 J 

「你還跟我那麼客氣！ _他說，笑了起來，「我是吃不完才給你的呀！」他把豬油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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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她的手中❶ 

大槪看見讎真挚關懷的眼光，她才不再推辭。她拿纖子，感激地說：「謝謝你！ j 
他倆在讎坐了下來。 

「那麼， f 峨歡赭麼綱？」爾道。 

「沒有甚麼特別的，」她理了理被微__類。她今天沒梳辭子，那齊肩整潔的 
直髮，性比較，铺一難渡。 「觀 是想纖交流一下對難 。 」 
r ^8«大問題嗎？ j 

「你有沒有察覺到近期政治思想工作'進一步抓緊了呢？ _她的眼光變得尖銳起來。―去 
年提出的『千萬不要忘級鬥爭並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已，看來又要冒進了。人民 
的生活才好過了些，又要倒霉了！ J 
「不龍複大躍進的錯誤吧？ J 

「大躍進的錯辦會偷備找也吸取。現在^於大躍 Ml 不能的嘛！」姗冗思了一 
下，「但在某些方面可能會更加傷筋動骨呢？」 

「噢？」他半是吃驚、半是耗異’「在哪些方面呢？」 

「毛主席強調同資產階級作鬥爭，又因大躍進這幾年， TB 許多幹部對那條左刪泉 
陽雒違，看■展一場以一«^龇知爲對納政治纖麵難免了。」 

陳曉乾想，是否咏 J 姻爲是人，對於於敏親？「毛挪 ■ 
要加強努高中級幹部的教育，辦好各級黨校，使他們知道甚麽是資本主義，甚麼是社會 
主義，但並沒有說要搞政治運跡呀，更沒有說要對1幹部和怎麼樣。」 

「你還是那麼天真！」她加重語氣説， 「反 右時 8 ■引螞嫌出洞 t 的_^毛主席在政 
治鬥爭中行之有效的。大躍進失誤的這幾年，各方面都放鬆了，這也可以看作是弓1_ 
出洞策略的一 ffl 間接手法。」 

「在經濟上放鬆，實際上是一種自發性的自由經濟，正是這種帶有資本主義質的自 
由經濟，使我國的賦 I 民經濟，主要是農業生產，逐漸恢復到大躍進前的 7 jc 平！」陳曉乾 
說 。 「難道你有可靠的內部消息？」 

「我國政治形勢的變化，-可以分析得出來的。」她說，然後她闬關心釣語氣説：_我 
對你講這些話，只是想提醒#凡事要十分小 (> ，說話也好，做事也好，千萬不要給別人 
抓!」 

「謝謝你的關心！」他有點感動起來。雖然，他仍然覺得她有點過於祀人憂天，舰 
治上的問題，還是應該十分小 L ® 憤，不能忘乎所以的。事實上，階級鬥爭的弦是較前 
_緊了。 

r 我還想告訴你一件事：你們系的那個周麗蓮 * 當年和寇蓮娜同在一個游擊隊，看來 
她們可能是同一,你要格外小已、才好。 

自從跟林/」请交談過之後，陳曉乾對於形勢加^留心。他發現， 一《 都如常進行，階 
級鬥爭、加強政治思想教育之類的口號多了’但卻仍然沒有甚麼具體行動》 

在補供應上，貝 【 J 逐赚麵了五八年以諭水平，有些方面 SiS 過了。他覺得，經 
淋到三年_整，到這樣的._，這從俚臓明了自由經濟對刺馳產的作用， 
因此，社會主義集體化是不能急於求成的。按理，中央的目的是要使中國富強，既然現 
在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沒有理由要再次改變的吧？但他又沒有太大的把握。 

然而，不管怎脊說，看見今天自由市場一派繁榮，食堂的副食品越來越充足，高級糕 
點已經被取消，他又逐渐安靜下來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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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相會無期 

(一九六三年九月——九六四年三月〉 

• ㈠ 

校黨委突然宣佈 • 要在全校範圍內開展面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面上社教 J 。 
學校黨委書記李亦林作全校動員報告。李劃 SS 十出頭，身體略胖，臉植潤，舉止 
歡。讎： • • 

我國人民，在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領導下，艱苦奮鬥，戰勝了重重困難，終於勝 
利渡過了三年困難時期。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除了連續三年全國大面積水旱 
災之外，還有蘇聯背信棄義。一九六零年七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決定在月內撤 
回全部在華專家，撕毀三百多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百多個科學技術合作 
項目，致使中央的計劃不能頋利執行。一九六二年一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後，全 
黨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堅決全面貫徹以調整爲中心釣 「八 字方針」，制定輸行了 
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主要是：一、減少_人口，精簡職工：二、壓 
縮基本建設規模，縮短重1業戰線，充實輕工業，保證石油工業：三、加強農業生 
產戰線，發展農業生產：四、穩定市場，回籠貨幣，消滅財政赤字。這樣經®近兩 
年的努力，鹹了今天前所未有的対 。 

爲了鞏固和發展這一大好形勢，黨中央正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 
動 j ，在襲村叫 「四 清」，在城市叫 「五 反」，有些地方和單位已 _ 進行。在全國而 
言，在試點的基礎上分批在兩三年內搞完。毛主席說：「這個革命運動是土改以來第 
一 次最大的鬥爭。這樣全面，這樣廣，這樣深遠是幾年來沒有的。這次從黨內到黨 
外， tth 到下……全面的，黨內黨外這樣的階級鬥爭是十幾年來沒有的。」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這次_要;^&治、經濟、組織、思想這四方面的問題， 
所以又叫「四清」涵。献_搞 「五 反」，主要乸■四個方面的問題，但城 
市的重點，除了清經濟之外，還要清階級。我們學校搞「面上社教』，主要也是在這 
四個方面進行清理。「面上」與厂非面上」的區別在於，面上是比較粗略埘高一下， 
爲將來正式搞「社教」時 iTf 一 «良好的基礎，上級不派工作隊進駐。有些單位並 
不需要經過「面上」這一 WmtB , 就進行正式的「社教」 ■ 。 「面上社教」在黨委 
領導下進行 《 爲此目的，學校黨委已媚騎部成立 _ 社教 」 運動領導小組，從上到 
下內部掌握進行。學校教學工作照常進行，只用每周兩個下午的政治學習時間來搞 
運動 • 包括學習中央文件，4顧討論，揭發我校各級機構存在的四不清問題。關鍵 
性的問題可以寫夺報，直接交給各單位的「社教」領割韻 》 在此基礎上，進行 
tr 概。 . ： . 

陳曉乾頓覺心情不安起來。果然不出林 d 嘻所料’真的又要來一場政治運動。 

散會後，陳曉乾問高雲漢 ••厂 五反是哪五反呢？ 」 

「李書記在會上沒有說。」高雲漢答道。 _一 九五二年的五反內容是反對行賄、反對 
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倩報。那是在私營資本主 
義工商業中進行的，現在的五反內容肯定不會是一樣的。不過，李書記過，其主要內 
容是四清。」 

「這 是個新東西， j 高雲灑 e ，「在 農 w ，土改時已劃了階級成份，但在城市、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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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Jjg 卻沒有。」 

「好像我們教師，照毛主席多次關於問題的論述，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有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按照這個標準來劃的嗎？具體又是怎麼 
個劃獅尼？」 

「我也不清楚，」高雲漢說，「五七年曾經劃過一下，那時是劃左、中、右。不是劃 
過一批右派分子嗎？劃左和中，那是由組織內部劃，不公開的> J 

「這到酿農村土改的劃成份不同，」陳曉乾說，「目的又是甚麼呢？ J 
「當然是要適應階級鬥爭的需要了。」 

陳曉乾又感到緊張起來。他這樣的人會被劃成甚麼成份呢？他覺得，如果與 M ■階 
級成份對比，也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相當於粧、富農，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相當於中 
農，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相當於貧下中農 。 因此/]、資產階級分子佔大多數。從一般情 

■於小資產階°但對於政治親西* 

說不定由於他有「特嫌」問題而被劃•成資產階;齡贈紛子0尼？ 

然而，曰子一天天過去，每周兩個下午的政治學習時間都用來學習中央頒發有關「社 
教」的文件，和一些重點 r 社教」工礦企業和農村公社的經驗介紹文件 。 並沒特別安排。 

陳曉乾逐漸變得^那麼緊張了，因爲這似乎不太像甚麽政治運動。過了兩周以後，上 
面要求大家對本單位、本校的「四不清_現象進行小組揭發或 / j 夸報揭發》爲了輕裝上 
陣，首先要求大家各自檢查交待自己的_四不清，問題，這叫做-洗溫水澡」。對教師來 
說，主要是清政治、思想上的問題。而清政治、思想又是漫無邊際的。大家有了反右鬥 
■經驗，所以赃補會上鷄作播不癢的自我删。 

過了一個多月，校》委忽然召開全校教職工大會，由財務科畐脾^林耀明向教職工們 
作有關讎微的貪污檢査，加上多吃多佔，總共約八十元左右。並當堂退賠 c 然後校黨 
委_己李亦林宣佈，根據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給 1 f 他從寬發落，不作貪 
污論處 * ^ 

跟著把 ㈣ 科轉®««¥上講台。 

李書 I ® 調嚴峻地宣佈：「張偉雄，男，三十六歲，地主出身，一九四八牟八月混進 
解放軍隊伍，隱滿成份，僞裝積極，騙取組織信任而混進了黨 3 現在經過深入的內查外 
調，大量證據證明，張偉雄從十六歲開始就幫其父親地主分子張成興收租，爲其父的得 
力助手。而且他在一九四八年八月混入)@放軍時年齡已超過二十歲，因此他本人的成份 
應爲。從今规，宣佈?受驗,聽_-#審査發落、 

兩名學校民兵把平曰威風壤棄的張偉雄押走後，李書記再發言： 

「在過去一個多月學習文件和洗溫水澡的過程中，不少教工提出了如何劃階級的問 
題。剛才就給: r 大家一《樣板。所謂劃階級，就是把混進我們革命隊伍的敵對階級分子 
揪出來，給他們劃回他們應靨的階級，即恢復他們的本來面目。對於被揪出獅人’如 
—貫塞公守法的，就由本單位就地監督改造，給予生活出路：如有血債或其他罪行的， 
貝 [ j 依法査處 。 其他教職工不存級的問題 c 希望廣大教職工^下思想包袱，積極投 

，把張偉雄這樣的階級異己分子通通控出來，以純潔我們的革命隊伍。另外，根 
據黨的麟' 要求大家進一鋪?溫水澡，«各級領_部要起帶頭作用> 
尤其是掌管財_幹部，好好『洗溫水澡 j ，『下娜』， 

解，共同對敵。」 

之&，李劃己從四個方面，作了自我檢查。大的問題是沒有的，著重檢查了他對階級 
鬥爭觀念還不讎，以爲®反右敝後，階《»>、已經老實絲了， 错。 

聽了李書 saw 運動中期箱報告後，人們的思想開始緊張起來了。陳曉乾卻想：清組 
織，查出隱藏的階級異己分子，是組織上的事；清經濟，也是財務人員的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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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是讲 ±3 的，腿無法參_。想到齙，也就安心下來了。 

一個星期三下午，系胃支書記沈萬鈞召開全系師生大會。會場氣氛十分嚴肅，尤其 
是那些共產黨員，個個面無表情，很像反右時的氣氛 c 沈書坐在主席台上，作「洗 
溫水澡」、_下樓梯」的檢查，無#是講些對階級鬥爭的思想認識問題一算是清政治、 
清思想的內容。 

然後，舰轉 ，觀： 「在組織方面，我也砘一些麻痺大齣思想：我們系 
的黨組織，竟也混進了階級敵人，而且佔據了重要職位！」 

陳曉乾大吃一驚。在系裡，擔任黨內重要職位的人，除了沈書記之外，就是總支辦公 
室幹事、復員軍人王健或，輪下來就是教工黨支部割己周麗蓮了。陳曉乾發現他們兩人 
都在座，而且坐在第一排，沈書記發言前還和他們交頭接耳了一«子。 

「當 然，」沈書記繼續說， 「這 件事並不能完全責怪某一®人，除了各有關部門都有 
責任外，我本人責任在於:曾經有人作出過大膽的觀，但我卻不以爲然，仍然重用他！」 

陳曉乾看見全_生都挪息地謹來，■然聽見前 SMS 
女同學對她旁邊」固同學麟地說：「一定是許振河！」 

果然沒有看赚振河在場。獨 > 沈書記開嫌會，許振河都在身邊難，安排觸 ' 
斟茶倒水。他是系 K 總支書記，共產黨員，三十多歲，樣貌老實誠懇，平日待人接物彬 
彬有禮，生活艱苦樸素。這樣的人像階級異己分子嗎？但他又想起了肅反時的情景，當 
年 S 大學中文系學生李炳權不是更像壞人嗎？可是他竟然是個特務，世事往往是很 
難預料的啊！ • 

「我現在宣佈，」沈書記忽然站了起來，「我系原團總支書記 W 振河是混進黨內的階 
級異己肝！擠振河帶進來！」 

坐在前排的一個學生霍一聲站起來，帶願 SW 高叫口號：「把階級異己分界午振河揪 
出來示眾！、「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就在這一片震撼教室的口號聲中，許振河被雨 
個強壯的學錄步押進了會場。 

許振河站定以後，沈書 I 己拿出一張紙來，隐道：「許振河，男，三十六歲，家庭出身 
地主，太人土匪出身， 一 九五一年混進省師範學院歷史系。一九五五年畢業後分配到省 
博物館， 一 九五八年調到本系當團總支書記。許振河是一個僞裝得十分隱蔽、隱藏得 g 
深的階級異己分子。他雖已結婚，但在他離開家鄕的丁多年中，從來沒有回去過，以此 
來逃避本鄕群眾的檢舉揭發。我們這裡有些群眾曾就這一點，向繊提出過疑問。但我 
們當時並不麵。這次運動，我們麵了，派人到他家鄕去調査，真相大白：他果然是 
漏網的階級敝！」 

「打健午振河！」又響起了，口號聲。 

許振 K 的面色變得十分蒼白起來。 

「許振河，立亥[向群眾交待你隱瞞东齡、曾經當過土匪、混入革命隊伍的罪行！」黨 
員教師盧大龍從坐位站了起來，喝叫道。 

許振河身旁的那兩個學生，當 SP 用手掌壓著他的後腦，也幫腔叫道：「快老老實實交 
谢_罪行！」 

陳曉乾感到有點奇怪：這兩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學生，反右時不過是十二三歲，怎麼 
會對 P 1 爭階級敵人那麼熟練呢？後來他想起來了：裊村鬥四類分 f 也題樣的，這些在 
農村長大的青年，當然是司空見慣，而且是經常參》_。他明白了，原來反右時鬥爭右 
派分子的方式，也是從農村土改鬥地主中學來的。 

許振河彳_頭垂手站立，開始結結巴巴交待問題：「我對不起黨和人民。黨和人廚 E 
我培養成大學生，但我卻一直隱滿著自己的真實年齡。」 

你先交待你當土匪、殺人放火的罪行！」周麗蓮嬌喝-聲，頗有幾分寇蓮娜的氣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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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我……我沒有殺過人、放過火 C 」他急忙分辯。 

「坦白從寬！ _不 mis 誰領頭高叫口號。這個場面使陳曉乾叵億起七年 

前的反右鬥爭。不過，由於只是挖掘暗藏的階級敵人和階級異己分子，並不如反右時的 
鬥爭對象那麼廣泛，讎不感到過分緊張。 

「我也沒有當過土匪。」許振河沙聲地說，看來他也並不是那麼容易被嚇倒的。 

旁邊的那兩個學生立刻又雛腿腦袋，並把働頭用力往地上壓下去，一邊喔： 
「不許」 

「許辰河不低頭認罪，只有死路-^ !」又是一陣口號聲。 

「我只是虛報了年齡，」他苦著臉說，—我少報三歲，因爲我想參加青年團’如果我 
不少報，就超齡了 c 撤表現得痛心疾首的樣子:「我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我認罪！」 

「他媽的，你醒就輕！」黨總支辦公室幹事王健威從坐位54了起來，快步衝上了講 
台，板著臉孔說道：「讓我來揭發他！」他從植色軍强的口袋裡抽出一疊紙來，說道：「我 
和盧大龍老師兩次到許振河家鄕，進行深入廣泛的調查和核對材料，他罪證確鑿，不容 
擁！」 

然後賴著材料紙_ :「許振河，原名許河源，一九二八年出生，他少報三歲年齡 
的目的，是要隱瞞他的地主成份❶他知道，根據中央土改時的規定，凡解放時&齡十八 
足歲、參與家庭中剝削活動的，都應劃爲與其家庭應劃的成份，例如家庭中的父親是地 
主或富農他細娜 J 爲駐或富農肝 。 現械份麵顯示 * 許振河在解放前 
三年今就跟隨脑地主父親去收租 * 並參與放高利貸活動 。 土改前 * 他逃來儀》混入 
省師院，並改名爲許振河’以逃避當地群眾對他的清算。他是漏劃的地主分子！」 

「打倒讎也主肝許振河！翊把許振河雖回賺受批判鬥爭！」又; S - 陣巨大 
的口號聲。 

許振河聽了後一句口號，面色當堂變得慘白，趕忙說：「不，不，我沒有參力 IT 過剝削 
讎！ 生出身！」 

r 住嘴！」王健_止他往下說， - 許振酿了麵麵地主肝之外， S # 過土匪， 
有血債！」 

又響起了 □號聲：「打倒土 S 許振河！血債要用血來償！」 

「一 九五一年，一批土匪進駐許振河的村，當時許振河擔任了這幫土匪的文書！」王 

「土匪許振河，交的罪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口號聲。 

「我沒當過土匪！」他把聲音提高，眼淚突然奪眶而出’「當時土匪進駐我們村，用 
槍威迫我們爲他們辦事’因爲我在村中文化水平最高，他們就威迫我爲他們登記村民的 
財產 6 我■觀村民隱蹣了獅尼！」 

「那麼說，你了功呢！」王了一口涎沫， 「± B 後來槍殺了被 7 也們抓倒的 
謝傅教師許逢年，他是我黨地下工作人員，當時許振河也在場謀劃！」 

許振河旁邊那兩個學生立刻對他拳打腳踢，一邊罵道：「打死仿_債累累的 ±E ! j 

巨大而憤怒的口號聲隨 E 蹯起：_血債要用血來償！」、「爲革命烈士報仇！」 

但許振河從地後，卻大呼冤枉。沈書記悄消地制止那兩個學生打他，然後 
對他說「好好交待！」 

「當時土匪要我看許逢年的書信，要證實他是中共地下黨員，我已經爲 W 6 ，但土 
酬子不信，要槍繫他，我也無#鵠力。 

「不要詭辯！」盧大龍說，「後來這幫土匪被我解放軍捕獲’曾供認你有參與他們的 

謀劃。」 

「不會的！」許振河急忙，「當時他們憩^不合作，要槍斃我呢！如果他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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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聲中，沈書記 1®^ 把許振河押下去 * 

那兩許振河後，沈書言》^說：「我 mm 了醜讎_階級異 
己分子許振河，這是我們系 8 ■面上社教 j 的初步成果，希望大家進一步提高階級鬥爭覺 
悟，■再勸，深驗！」 

讓午振河之後，全系的氣氛緊張了兩三天，麵了顧六下午政治學習時，人們又 
3復了平日的拖沓現象。 


(二） 

陳麟偶然靜擇校「社教」 * 竟有一篇■不齡 
3^有一名教師，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從香港寄食品回來 。 文章認爲這是立場不_表 
現，是「社教』中清思想的一個內容。 

晚飯後，周麗蓮來找他 。 高雲漢大槪細勤來做思想 o ： 作的，賴辦公室去備課- 
「你對這次運動有甚麽看法？」周麗蓮坐在高雲漢的椅子上，態度友好地問。 

—這個是必_,」陳曉乾小, 「毛 ,這個革命 sit / 是土肌乂 
來第一次最■鬥爭 * 所谜非常必獅。 

「你似乎思想■不通 ， 」_ ， r 是不题 ？ 社教』通_«»、不通？ 」 

「不 點名扭評一下 • 也沒甚麽，」他說， 「我 只是覺得，如果我在廣州，我這種問題 
垠本算不了甚麽。據說在困難時期，廣州市有三分一 w 人口，有親戚從港澳寄食物回來。」 
「不 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要求’對於你們從海外或港澳回來的人來說，到了落後的地 
方，就越要嚴格要求自己。」周麗蓮說。 ： .... 

「所 以，我還是應該調回廣州蔚子，這樣，我的未婚妻從美國回來探望我也方便些。」 
「你有 一 fs 在美國的博士未婚妻，這 I 占我是知道的，」她仍然和氣地說，「不過，我 
還是勸你辦不要叫她回來看你，等到全國的 r 社教 j 搞完才說吧！」 

「甚 才撇呢？ 」 

「說不準，」她說’ 「原 來說是三年，現在看來也許不行了，說不走要搞上四五年！ 
現在: J 1 STT 幾個月。 

「到了那個時候，我和我的未婚妻都三十二三歲了，」他嘆了一口氣，「連見面都那 
_，更不用說要結婚了、 

« tmtmmms > 而观有關猶事告訴了 
她，其目的一定是要麵付他 * 但這一年來，她卻沒有對他採取甚麼行動，反而對他十 
分友善。現在來了，她是否會像寇蓮娜那樣，借運動之機，把 m 他乂控紳尼？爲此’ 
他才把他未釀之事說出來，以爭取主動。 

未婚妻算了！」她一本 IEM 地說，「這衝 5^*05 事，何必鑛自己 

白白浪費青_?一 

「鰱 她？」航驚補著她 • 

她的語氣又變得柔和起來，說道：「其實我主要是爲了你的未婚妻， i 女孩子，青 
春的時間有限，要她那樣浪費一輩子青舂，你忍： ^ 嗎？」 

他覺得，她作爲 一 fa 共產黨員，是不應該教人如此的。但細想之下，又覺得她的話沒 
有錯，從道德觀念及常理來說，她都^有說錯。 

「而 且，這對你也 & ，一了百了的解決辦法。難道你要抱著愛情至上的資產階級觀 
念，而毫無了期地堅守下去？這種《誠石 m 愚忠，絕不是社钤主義的道德品質啊！ 」 

他忽然說：「那麼，我可以申請回香港探望她嗎？況且我沒有見過我爸爸已經有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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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他不可_，否則他早申請了。現她件事 ， iwm 

—下_口風❶ 

「你想都不要這樣想！」她加重語氣說，「黨正在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 
天天講，而你卻要申請出去會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未婚妻！組織是不會批准的，首先 
觀不會同意》這賴紐嘛！」 

「覜#0獅 c J 

「正是因爲相信你會0來！」她說，「你回來以後，你今後的歷史，就會蒙上一 fi 不 
污點， HS 永雜不_涨！」 

他無言以對。難道他能夠對她說，他去了以後就不回來嗎？ 

她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面上帶著一定的笑意說：「你出去了以後’當然也 
可以不回來，正因爲^這樣的可能性， E 聰學 Mt 准了，公安局也不會批准的，至» ’ 
達不到目的，還給有關方面留下個壞印象，何苦妮？」 

驗，誠八年已在/进«1^了號，平日翻*能，何現在！ 

她又補充說：「我並不是用那些話來嚇晓你。毛主席去年八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 
上就尖銳指出：有沒有階級鬥爭？廣州有人說： r 聽火車轟隆轟隆的，由北向南去的像是 
「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開的像是「沒有希望，沒有希望」。 j 明白這話的意思吧？」 
聽了這話，陳曉乾嚇了一跳：毛主席竟然早就把困難時期申請回香港或去香港的行 
爲，看作階級鬥爭！在公安機關有黑案底的人，的確是不能不慎重行事的！ 

雖然林 d 看告訴過他，周麗蓮很可能是寇蓮娜式的人物，但有一點她與寇蓮娜不同的 
是，她已有了一 ® 年紀相若、頗有才雜男朋友，而寇蓮娜臟了 H0 老朽的丈夫。 
她_說：國吧！你想 mi 後，&1午_給你介紹一呢！」 
搖了搖頭。 

她又說了起來：「我今天找你的目的，是要^『社教』運動的意義有個正確的認識。 
這次運動是一場大規_階級鬥爭，從黨內到黨外，從上到下，從幹音群眾。通過『社 
教』，使群眾真正明白甚麼是社會主義，甚麽是資本主義口黨委 f 社教』通報提到你的問 
題，並不是僅僅是針對/尔一個人，也是針對類似情況的人的。在困難時期，不少歸僑就 
千方百計從外面弄食物寄回來，有些人甚至用來倒賣_。正因爲這樣，通報才沒有點 
你的名字 。 在*■社教^中，這是屬於一思想問題，自我檢眘一下就是了《組織希望 
你能在小組會上說說這件事。 J .- 

陳曉乾點了點頭 9 既然組織有這樣的意見，而毛主席也曾樹 E— 些人與港澳關係看成 
是階級鬥爭，他可以不自我檢查嗎？ 

在「洗溫水澡」階段，陳曉乾在/』谢會上重點檢查從香港麵食物之事，並上網上爲， 
件事說腿階在自 BKiS 中的反映。 

這次激子，並沒有要求大批大鬥。每人各自檢番之後就算完事*陳曉乾知道，這 
只是面 I* 邏，將來正式搞「社教 J 時，肯定是不會那麼溫動 。 

到了十二月’學校黨委運動辦公室，召開了一系列處理四不清罪犯大會。多數是財務 
人員貪污幾十元到幾百元的案子。他們在群眾大會上作了痛哭流裙的檢查之後，當堂進 
腿退 > 黨委雛照職，宣佈解放他們，徽他們記 H 固大過之類0至？瓣 
振河那樣的階級異己分子，就毫不容情地開除黨籍，劃爲地主分子，遣送回鄕接受當地 
群眾監督管制 D 

學校黨委李書 E* 後作了（階級鬥爭的表現〉的報告。報告提到一些陳曉乾聞 
所未聞的例子，例如：誦難時期， K 大學竟有少數女學生到街上賣淫，每次報酬爲一 
斤糧票，也竟有女學生勾搭教師的。更有一{牛事使陳曉乾不忍聽的，那就是學校東門管 
廁所清潔衛生的一個工友，因收入少，子女多，爲了吃飽肚子，竟讓他那年過四十、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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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菜色、骨瘦如柴的老婆去當妓女，由熟人介紹嫖客到家裡來，而做丈夫的則帶領一群 
兒女在外面迴避。但是，當嫖客看到她那個模樣時，被嚇跑了。最後只要求二兩糧票也 
沒有人願意。陳曉乾平曰見過那工 X 的老婆，所以翻麵心。 

李割現象說成是：由於一些人發了户國_」，就去搞女人，而有些婦女則 

因而了 嚴重嘴況。励^ * ,鼸活牲的階肥爭事 

例 • 如不進行 「社 教」運動，中國就會和平演變，回到《社會去。 

然而，陳__同意他這種不作分析的簡單結論。關_問題不是有人發了「國難 
时」。扫__期，是沒有多少「賺財」可以獻 ■ * 問題的本質是補 SM 
乏 》 ■期饑_情況下 > 有些 as 沒揺讎_ * mmmmmmmm , * 
爲了挽救她行將餓死的父親的性命，也不得不出賣貞操！這種人間慘劇，難道是貪慕金 
錢物質導致的嗎？古語云：「衣食足而後知榮辱_ • 這才是唯物主度。但他又覺得 • 
以乎不能責備李書記，難道能 j 旨望他把問題的本質如實講出來嗎？ 

李書記作了這個報告之後， 「面 上社教-運動就算結束了。 

(三） 

「面上社教」結束後三個翻，陳曉乾翻丹正的信。 

曉乾： 

看了你的信之後，我不禁淚流滿面。曉窃 r ，你我^真苦。首先是我們生不逢 
時，幾歲時就遭逢戰 I ,至使我們家破人亡，和平以後，我們只過了十年安定幸福 
的生活，就再次飽嘗分離之苦，之後就一直處於極度憂慮之中，這樣足足過了七年， 
於絕望。 

曉乾' 我也相信我們已經重逢無望。從我手頭上掌握的材料來看 * 中國很可能長 
期進行_這《^«1, 治運動完了，很快又會進行下一個改治運動 。 mmM 

中共黨內鬥爭哲學所決定的。這場「社教-運動結束時，是三數年以後的事了，跟 
著可能是另一場政治運動，了無結束之日。可是，歲月不饒人，我們現在已由青年 
進入了壯年，正開始步入中年，眨眼間又會從中年進入老年, 一 S 子在苦戀中度過！ 

對於我來說，並不是另找 H 3 男朋友就可以改變我苦苦關心你的狀況，更何況我 
哪有心情去另結新歡？我只希望你幸福！你在大逹精神、肉體上都已經夠痛苦了， 
還要時時刻刻惦念此岸的我‘至於我，除了孑然一身之外，—切都很好，各方面都 
比你好得多。你爸爸快到退休之年，到時我會接他到美國來 • 兩人相依爲命過曰子。 
十分希望你能夠找到-,賢淑的妻子。若然蒼天保佑，我們二十年、三十年、四十 
年以後能夠重逢，和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也就不枉我對你的一片愛心了！曉乾， 
聽我翁議，機有了一 1雕:占的妻子照_,我桃爸爸都會放心些。現 ffil 樣， 
我才時刻不安，好像自己犯了甚麼不可齡娜過似的。 

曾聽你提及你最後一己張冠英。我明白她可能不是扩游身伴侶的理想人 
選。你的理想中人除了我之外，還有岑蕙和顏金81 « 可惜她們都^你無緣，儘管她 
們對/尔情深款款，但她 f * 的思想性格注定了砸懊你^緣，何況触 T 挪已徑玉須香 
消 * 能夠陪伴你過一辈子的，就只有這個張冠英了*據你說，五八年你到彩虹時她 
+■ ， 今年她就是二十三歲了。以農村的標準， Sf 固老姑婆了，但姻有結婚(否 
則你一定會提及的），顯然她®在默默地等著你，她肯定與你有緣，她會平平安安地 
度過一生。如果她嫁給了你，她也許會帶你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的，體無聲無色 
地。你不要辜負她的一片愛意硐！ S [聰你以後在大學裡尋找千百度，也絕對找不到 
— <3傳統女性如張冠英的 • 綜觀你的性格和遭遇，以及你今後一輩子所面對的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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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頭階段是搞幹部，搞完幹部就搞群眾了 她說。「毛主席說得很清楚：要黨 

內黨外一起搞，最後重點一定是群眾，反右就是一，一 

•因爲當_『四清』運動是由黨員領導幹部領_牙！」她說，-但搞群眾只能搞 
出一 镯目，齡盜竊 、 mmmmm ' 作威_等，了。」 

「那麼，這場意觀_ ?」 

「我體會毛主席的意思，他是要打擊那些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發了 r 國難財』的人， 
這點上次我已經向你提及 。 而打擊這些人，其真正目的是要打擊推行這條路線的頭子。 j 
r 推行這雛_頭子？」 

「是的。最近毛主席就曾說過： r 一九六二年，又鬧不講階級、不講階級鬥爭，各部 
門研徵尼！鄧嫌 ■ 「包麵戶？』毛主席又說： r 王稼祥過去從來是有病，孵 
年就沒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_極里！我們現在就是「三鬥一多」……那時他 
們在國際上是要搞「三和一少_，在國內是要搞「三自一包」。』毛主席還針對這次『社 
教』說：『我們有十年沒有■級鬥爭了；五二年搞了一次，五七佐搞7—次，那只是在 
機關、學校，這一次要把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好，至少要用三、四年時間……牛鬼 
蛇神要讓它出來，出來一半還不行，出來一^還會縮回去 >』可見 jut- 場黨內路線鬥 
爭。自從彭德懷被打下去後，有些中央領導同志暗中行事，反對左傾路線。當時是困難 
時期，麵團結，所以只能^麵、閉一隻眼。現在經濟好轉了，就有可能反擊了。」 
「經濟好轉，不就證明那些中央領導同志的路線正確嗎？ _ 

「你 ssb 麼書生氣！」臟，一 爭上，>即使是別 

人對了，.也■他 to ，因麟關係灘掌權的問題！ _ 

「你■麼纖観？」 

「题心裡話，觀? ef 織，因爲微随你是不會出賣我的 。 」 

「 \mmmjm ^ 其實是幫_，我 ■ 會到的，-他感激^，_不過，有一點 
我不明白，以你現在的身份，你怎麼還^獲得這些內部消息呢？」 

「你以爲政治集團都是鐵板一塊的嗎？」她含蓄地笑了笑，「任何對立的政治集團都 
是互相滲励。你明白勸意思嗎？」 

_乾點了點頭，並沒有做聲。 

「刪尔未釀的事怎樣了？」池忽然關心地問。 

「唉！ 一他嘆了一口氣， mmm .' "■照現® t 樣的情況來看，我 m —軒肯定不 
能 maa 了！」 

「不會一0不能再相^，」她也嘆了一口氣， 「不_ 要相當 *6^^ 了。」 
「我不明白，既然不歡迎^人進來，那也應該讓人家出去呀！況且我是從外面^回來 
的！ 一他不平地說。「這樣腦革命有甚麼好舰？」 

「我們的政策其實並不是這樣的，當年周總理號召海外回來時，曾提出*■來 
去自由』的_，這也是毛主政策=」 

「後來爲甚麼又變了呢？變成了有進沒出，現在更基本上沒進沒出了呢？」 

「這是因爲毛主席把國際階級鬥爭看得太嚴重了 c 」醒，「而他也隨著年齡的老邁， 
而變得越來越敏感和多疑。我看得出，他不僅對外來的 A® 來越有戒心，而且對自己的 
人也越來越械心，彭德懷就是一個例子。這次他點了鄧子恢的名，其實矛頭是另有所 
指的，不過是針對他身邊的戰友們罷了 =搞^社會主義教育■』也是出於這種心態。」 
陳曉乾本想問她，他針對他身邊的哪些戰友，但還是忍住了。他明白，在這些問題上， 
他不»[^1^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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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 往情深 

(—九六四年四月——九六五年一月 


(一） 

一灯午文體活_間，高雲漢來讎他， 

到宿舍纖他-_來信讎他 * mmmmwm ^ 

張冠英穿了一*的黑點白底唐裝衫褲，仍然梳一頭齊耳珠的直髮，身材和以往一 
樣高挑苗條，但似乎比以前豐滿了些，胸部的曲線更&0«美。他發現，在全大學的女學 
生中，全體东輕的女教工中，沒有一|@人有_麼美好的身材。以 tsta 而論，她也比這 
裡最漂亮的面孔毫不遜色。她的庸色較前略爲掠黑色了些，但並不乾枯，是一種健康的 
顏色。 

「哥！」張冠英看見陳曉^切地上下打量著她，竟然眼眶一紅，低下了頭。 

「來，跟社三齡觸坐 - 」讎輕拍了拍她的肩膀。 

進了房間，她才抬起頭來，深情地上下看著他。 

「坐 "pe 。在自己^?上，然雲上。 

麵腿乎沒補見，眼_著淚水，燃站著。 

看見她這個樣子，他站了起來/走向她，雙手扶著她的肩膀，說道：「怎麼啦，冠英？ 
鎌不坐下賴？ J . 

她才定了定神，不好意思地往椅子坐了下來，然後背過險去，用手絹偷偷地掷親8睛。 

陳曉乾不禁五臓沸騰。多麼感情真摯而純樸的姑娘啊！她明明知道他已經有了未婚 
妻，但她的出發點並不是爲了取而代之，而完全是出於一種真誠和樸素的感情。這樣的 
感情恐I、白只有她才會有。也許，即如她曾在信中所暗示的那樣，她一旦動了真情，就不 

彼此沉 sk 了一能，還是由陳麟先開口：「你媽媽好嗎？」 

产她很好，她叫我代她向你問好 。 」她的情緒平復下來了。「呶，她叫我帶這點東西 
総你 。 j ， . 

她把布包袱放在桌子上，用她那練 ® •的手指把包袱打開。裡面是一些用大竹葉包的懦 

「醒你們！」陳曉乾高興地說。「我離隙兩年，生產麵怎樣了？」 

「現在已經恢復到五七年的水平了 。 」她說。「今年屬調雨順，本應比往年更好，但 
是……」她沒有往 r 說 。 

「但是甚麽呀？」他疑惑也•著她，「難道是『四清』運動的問題？我記得你曾經告 
訴黻，你們公社是在春節後開始搞 r 四清』的。文件不是規定， 7 四清』後要增產的嗎？ j 

「但時間上不配合。三月舂耕開始時來搞 『四 清』，生產隊幹部還是未解放的 r 四不 
清』幹部，他們自然不那麼放手去領導生產了，而從省或縣裡來的工作隊員，又大多數 
是不懂農事的。所以對生產有一定的影響。幸_們的生產隊長祥貴叔還算負責，_ 
才影馨^太大。」 

「現在你們的麵高到哪個階段了？」 

「工 作隊進村已有兩個月了，現在趁農閒時間搞『小四清』，以清經濟爲中心，天天 
晚上開會，發動群眾揭發塚幹的經濟問題，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把隊幹集中到公社，曰 
夜進行攻心戰，叫 『大 四清工作隊只准許我請三天假，後天中午我就要回去。」說到 
這裡，她嬌馳笑了啟。 「工 作隊楊德民同志要把我培養成麵分？，並說麵妹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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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階舰麵收入黨，但我卻不想。」 

_人？1 忍爲的 「入 黨」問題時，她 saaai 嬌媚的美態表示撕，這充 
分表現出她的單純和坦率，以及她並不像某些人那樣隨波逐流。他更加喜歡這女孩子了 
-這是她與岑蕙' 顏金鳳不同之處，也許這就是疆夠比她們活得更 I 夬活、活得更安全 
㉘。 

「楊德民對你很好嗎？ _他不經意地問。其實她在來信中曾多次提到楊德民對她怎樣 
怎傲？ o 


「是 的❶」池忽然變得謙龙來。 
r . 


「將 來有沒有可能…•， 

" J 他看著她《 

她不敢抬起頭來。 



「我 織，如果他人品好，又是真心的，你們之間可以發展感情嘛！」 

「哥 u 她突然臉孔變了色，他從來沒有見過她生氣， 「你要 再說，我就不答你了！ 
我不是告訴過你，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嗎？」兩顆眼淚突然奪眶而出。然後她慢 I 曼地抬 
蝻來> p 細雙眼變得異常魏》獅 ㈣ 繼 a 

忍住了 。 

「對 不起，冠英！」他不隱長繼。 

「哥， 我剛才那樣的語氣，你不會生我的氣吧？」 

他搖了搖頭，愛憐地說： 「傻 丫頭！ _ 

「他雖然是個好青年，我媽媽對他的印象也不錯，她也知道他對我有意思，但連她也 
沒有要我跟他懈！ J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哥， 我們不談這個問題吧！」她又活潑了起來， 「談 談丹綱励卿馬？」 

^ 爲甚麼要找些使人煩惱的話題來談呢？」他悶悶不樂地說 ，「不 ， 我們都不談那些 
事，我帶你到驅」 

他讓她坐在他新買的自行車的後架上，把她載進城。學校離市中心約十五華里，半個 

了触挪雜。 

「到裡面去坐一細辱？ j 她說，「現在還不到六點鐘°」 

「好！」他放好了自行車，就和44一起，賴她在二樓的，木板小房間。 

乸下後 》^ 

「噢， 剛才你到我房間，我卻沒有給你倒茶，」他有點自責地說， 「還 是你們女孩子 
細心°」 

「明陏妹{^理呢丨」麟了舰 ， 給他， :「哥 

看見她高興得容光煥發，他不禁深情地說 ：「冠 英，如果我和你們住在一處，該有多 
好！ • 

「""腿，你細患1@柯會的。」她燦励笑黎總消退了。 

「我 _你繊在一」他情不自禁麵著_手，縣地輕輕， 
「可 ■不會纷身。冠英，你就當腿自小就竹疼愛你的親縣， _? 」 

「好 的。」她聲音哽塞地說，並挨著他也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麟纖的手，輕輕地吻了 一下。 * 

兩朵紅霞頓時在她雙頻飛起。她勇敢 g 起頭來，十分溫順地說 ：「哥， 我會一輩子 
記住 f _ !」 

「不 過，」他提起她另一隻手，又輕輕地吻了一下彳我要求你能做到一件事：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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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只記住我而 X 去嫁人。如果是這樣，就不是我的本意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 是想觀有哥哥的愛，也有愛人的愛，靜馬？」她大膽地用力握衝働手。 

他感到她的手有點發抖。他點了點頭。「你能*得到嗎？」沒等她回答，他又說：「你 
—定謙得到！」 

「不可以把兩種愛融合起來嗎？我是說在精神上。」她仍^著他的手，但逐漸無力 
職了下來 * 隨瓶怔髓著桌子姚撕》 

第二天下午，陳曉乾帶張冠英到市上一些名勝地方遊玩。讫週^就送她回客棧。 
「夜了， 我要回學校了 。 」 他說。 「你 明天早上就要回家， 該 早點休息。」 

她似乎有萬語千言，只木然祕著 。 
r 冠英，我走了。」讎囀身，忽然聽到励尖叫聲：「哥！ J 
「甚轉？ 酿來。 

她衝上前，捉住他的手’眼淚奪眶而出 ：「哥’ 我捨不得你！ J 
「我 妹！」他輕輕地不_著她的手背， 「概 後一定#«^去看_ !」 

他’嫌步 離開，鄕赚 淚水弄 f #- 片 模糊。 


(二） 

後 > 學校佈置新 ■ « 

首先，學校黨委割己套施傳達了毛挪的新齡： 

毛主席在三月的一次談話中 ■:「階 級鬥爭是你們(學生)的一 H 主課，階級鬥爭是一 
門必修課……應該到農村搞四清’從幹部到學員全部去，一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天春 
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 一 定要去……不搞四清，你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 

工人。」 

毛主席在八月的一次講話中說：「大學生今年冬天就要開始下去，講文科。理科現在 
不動，動一兩回也可以。所有學文_:學歷史的、學政治經_的、學文學的 ， mt 
都去。顯，助教，行政工作人員，學生統統下去，去五個月，有始有終……去搞階級 
鬥爭，大學。」 

毛主席說： 「講 下去的事，今冬明春開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只有這 
樣，學到東西，學至曄命。你們 ■# ， 天天住在機關裡，吃#» ， 穿得好，又 
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從生活條件好，變到生活條件壞些，下去參 
加階級鬥爭，到『四清』、 r ss 』 中去，你們知識面改變…… 
下去’ 病得不行了，就回來，以不死爲原則。病得快死了，就回來 。 _ 

李書記傳達了毛 m 的* g 示後說：「遵照毛主席的這些指示，我們學校作如下的 
安排：文科三、四年級學生 sas ® 今年冬天就要下去農村搞…期『四清』 。 這個問題省委 
已經作了決定和安排。至於外語科，毛主席沒有提及。鑑於外文系比較特殊，明年春先 
只讓三年級的師生下去，畢業班就不去了。爲此，各系從現在起，就要作$子準備，在政 
治學習時間，安排學習毛主席關於『社教』的一系列講話。毛主席把『社教』看作是第 
二次土改 * 可見其重要性 e 大家一定要好好學習、深入領會其精神。 

「另外，毛主常在《春節_舌_>中， SStH 教育■大問題。我們上學_照 
毛主席談話紀要的精神，作了一系列教學改革部署。但是，我們仍做得不夠，有些系是 
雷聲大，雨點4、，基本上沒有怎麽動過，上個月毛主席在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曾說： 
^以教育制度來說，我們王在進行改革。現在的學制是年限太長，課程太多，教學方法 
有很錄不励，賴方馳有很錄不鹏 • 採取的#練 aA 式耐是啓發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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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的方法是把學生當敵人看待，舉行突然襲擊 。 J 這個學期，一定要以毛主席的_ 
精神，雛改工作一項項地落實。首先是精簡教材，課堂教學少而精、精講多練，以及 
改革考顯度 。 」 

後來，據陳曉乾所知，雖然有這些指示和佈置，但各系各專業並沒有大動，頂多是在 
課堂教學中精簡一些講義，加強堂上練習和減少一些測驗。在文科的學生中，出現了 一 
陣 / Jvj 釣思想混亂，尤其在高年級的師生中，大家爲今冬下農村搞「四清-的事而分了 
心。 


陳曉丹芷的信： 

曉乾： 

首先要告訴你的是，你爸爸已於日前抵達美國。今後我就和他雛僞命了。據他 
說’他在離開香港前，已寫了信給你，相信你已經收到了 。 這樣，艮_來你遇到 
怎樣的讎困苦，你也不必分心去惦念你父親了。 

«只有她才適合當働終麵呂。碰桐请這女 
性，是絕對不適合你的。你們之間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但也存在著不可調和的 
思想衝突。你說她曾經向你暗示過：她那類人可能會有機會東山再起：可能性當然 
是存在的，畢竟她今年不到三十歲’而毛主常已經七十歲了，他百年歸老之後，甚 
麼事都可能發生的。況且右派這個階層與資產階級和地富不同，實際上是一®政治 
集合體，其中包括了不少有實力而年富力強的共產黨員。他們將來某一天東山再起， 
甚至掌雛權，一點都不奇怪 。 這正好說明，你是不能遮應和這樣的女子共同生活 
的。反 MS , 你有十分的好感，也不會向你委以終身的。她正在忍辱負 

重，似乎也不太可會綱意花費時間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之中。張冠英就不同，她 
是中國傳統典型賢妻良母式的女性，更何況她對你崇拜得五體投地。她會以她無限 
的女性溫柔和體貼，去盡童消除你內心由於不幸而帶來的創傷。她一心施與，而沒 
有準備獲得一絲一毫的回報。這些都可以完全彌補她教育程度之不足。事實上，你 
今後所需要的不是高談闊論、強徵博引，或^低吟' 夫唱婦隨的才女，而是一 fs 
你身邊，默_、毫観言■你分擔鮮與憂患■侶。 

雛侶*加身雛會背景，-些難。 

至於我，你千萬不要老是耿耿於懷。實際上，十多年來，我們都是以姑侄的關係 
雑繫感_ * 只 J 1 SIT 五七年以後，我們鄉廣得我們應當成爲一雙戀 a e 然而> 
當我雛__赖之後，就一直分開了，作■’我們沒有 
作臟密的總接觸，我懷有雜手漫步街爾孩麟除外)，也沒有接_。我常 
想，若然有一天我們能相聚一處，我們可能要經過很久以後，才會變成真正含義的 
戀人一感情上、肌膚栢接上自然融合的戀人，你我之間的感情是無比深厚的，我 
现也不會忘懷。但是，這種感情，也存在於母子之間、姊弟之間。相反，許多愛 
侶不一定會有這種感清一正因爲這樣，我敢向你保證，將來你和張冠英結了婚之 
後，你我之間原有的那《感情是始終不偷的。 

然而，你和別敝子交往中，情況就不同了。你和岑蕙有過心靈相通的男女之間 
的那種感情，儘管你雛沒有_真正身體上的親密接姻；你對顏金鳳就更不用說 
了，你和她在身體上的接觸，可能要比許多戀人更爲密切，你和她點兒就發生 
了肉體關係：你和張冠英也接過吻，雖然出於誤會；你甚至和寇蓮娜也接過吻，儘 
管你是被迫的。而翻你在這些關係上，都比不上你和她們中的任何 HB 人一我 
們根本沒有識1任何赚 h 的親密接觸，這從另 HB 方面證明：我們之間的感情， 
是姑侄之間的感情遠遠超過男女之情，而這種姑侄之情則是永 t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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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關係，都多少前男女之情的性質，（日邏感情卻^_逝的。 

當然，如果你決心射張冠英爲妻，你們之間在患難中滋生和成長起來的愛情，也 
可能是永_,而且有我無法代替的地位。 

曉乾 • 深思熟慮而發的 > 是我的肺腑之言*雖我' 讎 

心好了， 我是絕不會消極的。我是快三十歲的人了，一從事科 w 工作的人，是不 
會深受兒女之情影響的。你要我不要無限期地等你，將來如有合適的對象，不妨和 
他發展感情。醍，我爲紐要刻意去尋擬方面的將來呢？ 

總之，如果你雌孑然一身，放心 。 immmmm » an 我的勸 
告，討了張冠英爲妻。我等候你的好消息，你爸爸也在等候你的好消息。 

凍曉乾覺得丹正的話都是道理，尤其是她所提到的他麵在身體接觸方面的問題，更 
覺得她心細如塵。事情的確是如此，他們之間的情侶關係，自始至終都在書信之 
上，現在他既然不能出去，如果不在這裡找個妻子，就等於要她無了期地等下去，這對 
她就極不公平。想到這裡，他覺得是下決心釣時候了。如果長期拖下去，不止對丹正不 
公平，對張冠英也不公平。然而，如果政治形勢在兩三年內好轉呢？他當然看不出任何 
苗頭，但誰啸辱？ 

他想起林 / j •來。假如他真的要接受丹正的勸告，在這裡找一 fgm 呂’他只能在林小 
春和張冠英之間選擇一 ® 。 從思想水平、教養聲識和社會地絲考慮，林 d 着較爲合適 。 
然而 * 他覺》 » 彬鳩__年獅嫩雨打 * 

治觀點，已經幾乎洗盡鉛華，她的女性溫柔已所剩無幾了。況且，正如丹正所說的，她 
不大可能願;時間花費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之中。她若要找對象，她一定會找一® 
和她一樣思想， 一 樣決心的人。那麼，就只能是張冠英了。雖然說，他從來都把她看作 
是々姑妹，在他和她接觸中，他從未曾擦出過男女之情的火花，但他知道，以她的溫柔、 
體姑和純樸，加之樣貌如此清麗可人，身材如此優美動人，如果他轉念要把她作爲對象 
的話 * 他是倾快對她產生愛情的 • 何況她的廳楚楚可憐 • 

一 星期天上午，_乾又在學校大門口碰見林 / Jn # : 他們一邊走著， 一 邊聊了起來。 
「你綱 f 杯必下觀 7 四清』吧？」陳■問。 

「理科其他系暫時不用，我們系和你們系一樣，也要在明春下鄕搞一期『四清』。」 

「因 爲是生物系！」她淺笑了一下。 

他想了想，覺得有道理 。 

「麵買了一^十六吋的自行車，」她指了指她推著的一的自行車，說道， 
「我 們一起到街上溜翻嗎？」 

「好，」他高興糧，「我請你吃午飯。」 

他自行車， 一 。 

「有 一點我仍然不太明白，」陳曉乾說， 「你不 僅消息靈通，而且似乎比一 « 人更有 
辦法，」 

「例姉尼？」 

「例如你 a 部二十六吋『鳳凰牌』幽行車，就不人能弄解啲。」 

「像我們這樣的人，一定要加倍努力去爭取自己的權益 。」 她說 》 「雖然我並不太熱 
衷於和別人報遲走俏商品，但爲福要，我就一趨爭 ° 」 

「是不是因爲你出身於革命烈士家庭的關係，領導上還一直暗中照顧你呢？」他問道。 
「有這個可能！」她忽然嘆了一氣， 「 as 日子來，我一直&思考 一 f @ 問題：社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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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會全新的人類社會。要建立和發顯樣的社會，的確是需要有組餓嚴密、下 
級絕對服從上級的政黨。但是，掌權以後的共產黨，正是由於具有巨大的組織力量，很 
容易變成官僚機器，甚至產生獨裁者，我是說，不僅中央一級會出獨裁者，各級領導班 
子中也會出現個人麵專行的人 。 J 

「從 ,那是自然的。鴯社會主艱#級，這樣， 

級之分：既然有等級當然就有特權，難道會有例外嗎？只是特權的表現形式不同罷了： 
資本主義社會以金錢爲中心，而社會主義社會則以權力爲中心，結果兩者是^同歸 。 」 
「我同意你的看法。從實質上夾看，錢謂力是一問 ew 兩個方面，只是出發點 
不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有了金錢就可以有權力；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有了權力就可 

我^得到這輛自行車，就是這個意思。」 
r 赔，當年馬克思、恩格臓 wmasi 這個問題吧？」 

「不能要求他們把甚麼都寫在書上，」她說，「他們也不可能把那麼讎的事讎想 
到了，雖然有些細微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全局。問題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正確對 
待問題 。 」 

r 能夠解決嗎？」 • 

「如 果深入硏究資本主義社會，並且不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把資本主義好的東西爲 
用 ， 就^] ° 」 

q 旦是，我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幾乎沒有一個人曾經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較長期地生活 
過，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多半是書本上的，或甚至把舊中國當作是資本主義的現實， 
所以不可能真正了解資本主動本質。」 

「那就應該不要閉關鎖國了 ！」然後，她變得很有信心地說：「終有一天，你會看到， 
在中國的大地上，會出現一的社會主義社會的。」 

「你是說，將來有一天，你有機會改造現今的中國 fch 會？」 

她不置可否地含蓄池笑了笑。 . 

他覺好再尸口吓去 9 

「讎默革的意腳,1 ?」_了話題，問道。 

「我働程，目__不太大。」 
r 己媛贊舰， SftS 對？觀有保留呢？」 

「你織吧！」 

「你倒也學精了。」她笑了起來。「我是持反對憩度的 。 _. 

他吃了一驚，差點兒從自行車二》了下來 - 

「看 你！」她從额迫職下了自行車， 「你 也下車吧！」她指了指彎角處一排 
猶自行車， 「我 車吧！」 

他倆到了一間/:、飯館“坐定後，陳曉乾低聲職：「你剛才說持反對的態度，那不是 
明明反對毛主席嗎？」 

「我只是堅持真理 c 」她極爲嚴肅地說。「青年人是需要嚴格要求、嚴格訓練的 c 毛 
主席要求人們 * 尤其 eaiw > ? 

照毛主席一貫的分析，青年學生也是知識分子。當年我被批、被鬥、被劃成右派分子， 
不也是學生嗎？我並不認爲放縱學生是對他們愛護。不過，我理解毛主席的意思 。 」 
r 往席郁啲意思嗎？ j 
她點了點頭。 

陳曉乾點了兩葷一素一湯，要了兩碗飯。現在飯店裡，只要你有錢，幾乎甚麼都可以 
吃得上了*但吃飯還是要交糧票的。 

兩人一邊吃，一邊繼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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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主席想借用青年人，尤其借青年學生之力，去甜制中老年人一那些不聽他的 
話，或陽奉陰違的領導幹部、專家、教授、》,尤其要對付那些對他陽奉陰違的領導 
幹部 。 J 

「沒有多少不聽他的話或陽奉陰違的領_部吧？ J 

「如果都聽話，就不會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了。」 

「階級鬥爭是指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針_、富、反、壞、右分子和資產 

牙，怎麵誦麟獅尼？」 

「你又落後了 ！」她說，「毛主席在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那 
時是六二年九月，跟著在六三年上半年，就開展了大規 Mi 會主義教育運動 。 」 
rl ■社教 J _不是搞資產階級、__級異己分子和四類分子的 I 瑪？」他說 e 「毛 
拂鋼： r 我們也辣_舰持®^，、: pg 、縣、地委、省魏有 
他們的人，有的公安廳副應長也是他們的人……國民黨的中將、少將、縣黨部書記等都 
雖來了 j 

「但 是，你也許不鄉 I ,毛主席的真正目的不題 w 幾個國民黨中將、少將、縣黨部書 
記，而是共產黨幹部，你可能沒有聽過一^名詞吧？」 
r 紐名詞？」 

「當槪。」 

「當權派？」 

「是的，是毛主席最近提出來的。」她又變得嚴肅起來。「毛主席最近說：富是後 
台 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地富反壞還沒有當權，過去又鬥過 
他們，群眾對他們不怎麽樣；主要是這些壞幹部頂在他讎上，他們窮得很，受不了。 
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於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 
當權派，上邊又聽他的，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你大槪明白那是甚麼回事 
了吧？ j 

「這歷 a ，毛主席關於教改的指^，不是真正爲了改革教育了？」 

「教育是爲一定的政治路線。」她說>「他是要培養青年人的造反精神，敢 
於去造當權派的反。至於我們這些人，經過反右以後，即如經改的地富一樣，是些 
死老虎，不足爲患了。」 
r _ 消息來舸興？」 

「咳，你_瞧吧！」她再又含蓄 g 了笑， 「不 w 可能 wfwj 傅達了。」 

(三） 


哥： 

你在信中再次提到，你正在你的同事中爲我物色對象。我認爲，你這樣做的出發 
點雖然是關心我，但卻是多餘的。道理很簡單，你的同事都是大學畢業生，怎會對 
一 is 初中畢業的農村姑娘感興趣呢？你還說：我是個漂亮而又賢淑的姑娘，很多人 
會喜歡的。但是，我覺得，喜歡是一回事，做夫妻又是另一回事。你已經說了一兩 
年了，結果又怎、_ ?所以我一向是不太認真看待你的建議的。現在你又煞有介事 
触 im 來，我就覺得你越來越多餘了。哥！你樣鏑綱，但在這個問題上你酐 
分糊塗，可能你是以自己的心去猜度別人吧？但可惜這世間上就只有 一 M 尔。希望 
腹後不 msa 個多餘的問題了。 

你信中又提到楊德民同志。我不他是個有爲的青年。他出身於貧農家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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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員，財經學校畢業生《服麵立、家庭出身來說，麵強還能配得上他， 
他的思 S 也純良：如果我要找 HS 丈夫，他應該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理想的。但是， 
我也不,搠有半 In - 心動。感情這回事，麟候_針^^ 
的。我^告訴過你，就連我媽也不太熱° • 

他曾經多次向我暗示，但因四清工作隊嚴禁談戀愛，所以他沒有講得太明白。八 
月下旬四清工作基本結束。這回因爲他要離開了，所以就向我講得十分明白。但我 
毫不猶疑地拒絕了。他似乎感到意外 3 他問我是否已有了對象，我答他是。他問我 
的對象現在在8睚？是做甚麼的？我告訴他我的對象在 K 大學教書。最雛感到詫 
異， :「冠 英， fiwaw 艮不離我，也不事刺唐塞掷牙！ 
我就叫他問我媽媽。麵媽竟也告訴他，我已經有了 一 《在 FC 大學教書的對象，還 
說是姓陳的。於是楊德民同志就悵^而別。過後我內心感到很不安，因爲我撒了個 
綠，不得 bw ,你不# t 圣我吧？ 

不過 * ffl 想絲 • 我也沒有完全臓《你■穌希望■有5^1愛 > 也有愛 
aw 愛。其實在我內心揉處，我早已把兩者合而爲一了。哥，我沒有勉強你做甚麽 
事，但你也不要強迫我做不願意做的事。我沒有損害過你和丹正姐姐之間的關係。 
我這 M 青只是存在於我的精神世界白。每當更深人靜，我就會進入這樣一 m 我 
陶醉的精神世界之中《這樣我就已經感到很幸福、很滿足了’我已經不需要更多的 
要求了。這點難道你都不容許， 一 定要我另找一《愛人？哥，你一定看得出來，我 
在你面前是十分自卑的，若和丹正姐姐相比，就更加無地自容了！你以爲我會怎麼 
樣嗎？ 

你說過，爲了我的幸福，爲了丹正姐 Si 的幸福，你更應該早日返回香港。這也是 
我一直_拜佛，麵尔早日$離乂鮮勺，這樣猶更加心翅得地自己那 
個精神世界了。然而，事與願違，我們國家已經使你磋蛇了多年的歲月，也許以後 
機會越來越渺茫了一我一直在準備著’準備有一天，你困苦中需要有 一{0 
人在你身邊。這不是痴人說夢話。我國的政治運動不斷，誰能說得定呢？我知道， 
B 酿丹正姐姐 ftfil 了我有這樣的思想，她也不會責怪勸，她只會贊同。 

讀了張冠英的信，陳曉乾心潮^起來。的確他歷來把她看作是械妹，他對她的感 
情更多的是長輩的感倩。她肯定有她十分吸弓1人之處，他乜曾經 S 神智不清中因誤會而 
和她接猶 * 但確沒有產獅男女; Z 間的那種感情 • ，峨岑惠麵金鳳曾經產 
别，間的讎的惑情。接受思想成熟、冰_朋、具有崇麵想敝性 （ 
當然 • 不肯澳/說 * 張冠英思想幼稚，但她對國家大事、對人民的大事卻不甚關心，她要 
求不多，與坦無^品性，正是陳曉乾多半担始當作妹妹的原因。 

與此同時，他內心又很感不安。他知道，除非働&成功^撲匾去和丹正結婚，否則 
張冠英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他感到對不起她，對不起她媽媽。有特夜闌人靜不會 & A 寐 
時，他往往會想起她，想起她對自己钥® SW 辱清楚的特殊感情，不期然就會產生憐 
愛之情* 一觀名的惆 last #* 滿胸間 。 

一 九六五年一月上旬，沈萬均書記召集全系師生傳達中央文件《 

沈書記說：「中央於本月十四曰頒布了毛主席親自主持制訂的中共中央 < 農村社會主 
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 的通知，_〈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中的第三 
條『統一提法』指出：『城市和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清政治、 
清經濟、清组織、清思想。城市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r 過去稱爲五反運動，以後通稱四清 
運動，取消「五反 J 的名稱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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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三條〉肯定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要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_ 
法，而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J 和 r 黨內外矛盾的交叉 J 等提法， 
因爲這些提法沒有說明四清運動的根本性質。（二十三條）還明確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 
整 『黨 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J ，並要求： F 運動一開始，就必須向幹部和群眾說明 
來意，把政策交給他們。明確宣佈，不論在甚麽社隊，不論在運動中或_後，都不許 
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員群眾 ◊ J 

「(二 十三條〉是中央總結了一年多來『社教 J 的經驗而制訂出來的文獻，是在 1 ■社 
教』雙错，尤其是的基礎上制訂出來的。學習 <二十三條〉時，也要參考 
閱讀雙错，特別 (mm —段關於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論述，這是毛主席親 
自寫的。今後搞四清，以（二十三條》爲準則。」 

沈書記要求師生們好好學習 < 二十三條〉，因爲過了春節，有一^分師生就要到農村 
去搞四清。 

陳曉■起了上次# / j 请幌，她果然是消息麵.但慨感到挪 ■ 。醜是共 
產黨整人，怎麼這回讓人家整共產黨？反右鬥爭時不也是號召群眾幫助黨整風的嗎？但 
後來卻變成了「弓 I 螞银出洞」。這次會不會故伎重施呢？ 

散會後在回宿舍的路上，陳曉乾又靦林 /j, 。 

他倆踏著自行車，溜出了東門。 • 

「我要向你請教一 ti 問題。」出了東門，陳曉乾說。 

「你是不是要問我，這會不會是再次弓1媽儀出洞？」林者笑了笑，反問道。 

「正 是！」他點了點頭。 「反 右的時候，也不是大小會動 H 群眾幫叻黨整風的嗎？當 
時各__部乸洗溫水澡 ， msmmmm \ j 

「事 物總是發展變化的，政治鬥爭就更是如此，連毛主席也在短期內改變了 『黨 內、 
黨外一起搞』的雛。」她說。「我體會，反右至今已經七年了，黨外的反對勢力，賴 
異議的力量，已經完全被鎭壓下去了。現在有威脅力量的就只有黨內不同政見的當權派 
了。 j 

「哪 ，領導幹部糟是當權灘？」 

「任何一級領導幹部都算是當權派，只是掌握一定檷力的都是，從生產隊長 、 mm 
至中央首長。可以這麽說，除了不擔任叩昧位的普通黨員外，都算是黨內當權派。」 
「不雛領黨員是極少!」 

「所以大部分權力較巧奶就不作重點來整了，讓他們洗手洗澡後就把他們團結起來 * 
對高級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她頓了頓，然後略爲有點神秘地說：「據說 
劉少奇同志的愛人王光美同志在河 ：it^i 的 w 關大隊經驗』 • 正受到毛主席的批評，《二 
十三條）—_的經场的 • j 

「王 光美同志不钤擯作主張的吧？」他有點懷疑地說 * 「她-定1 冼得到劉少奇同志 
的同意和支持才敢那樣做，而劉少奇同志是毛主席的 m 密戰友，他-定也得到了毛主席 
的同意才會讓他愛人那樣做的 （ 」 

_ 事實可能不像你所說的那樣呢？」她說， - 從級別來說，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是同 
級， 一 個是黨主席， 一 •個是_家主席，出現意見分歧時，就只好自己去實踐了。據我戶尸 
知，六三年上半年開始搞『社教』時，毛主席、黨中央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固定政策，大 
家下去搞認^，當然可以各顯神通了。」 

「那麼， F 四清 J 是誰想出來的呢？」 

「也不是毛主席首先提出來的。 」 她說 • 「據 說是河北保定地委提出的。當初地委下 
去，群眾提出四清不可，他們就接受了。」 

「但 r 社教』是毛主席提出的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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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主席原先設想是加強幹部教育，這工作由黨校來做。後來可能覺得這樣做太慢 
了，受教育的人太少了，所以就發動了這個運動。保定地 «± i 四清之後，就以此爲中 
心了。」 

一既然可以各顯神通，爲甚麼毛主席又批評桃園經驗呢？桃園經驗中的 JL 根串聯，要 
和四不清幹部劃清界線，打擊投機倒肥等等，都是根據毛主席關於這次 『社 教』是第二 
灶獅精神作出騎” ' 

「毛 主席和劉少货同志的分歧在於，毛主席要集中力量打擊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 
權派，而劉少奇同志貝腰一鍋端一不管黨內黨外，是不是當權派，凡是走資本主義道 
_都要整。」 

r 這沒链麼矛疆。 

「怎 _有矛尼？ 中力量搞重點，力量，沒 M 點》」_。 

_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如果按照劉少奇同志的路線，？願來被整的主要是黨外群眾了， 
即贩^«情_ 

他點了 _。 

「<二十三條）提到的 F 黨內外矛盾的交叉 j 就是81少奇同志提出的論點 c 」 

「也就是說，劉少奇的觀點受到毛主席删了？」 

她點了點頭。 

「也 就是說，」他想了想， 「這 定不會搞^眾了？」 

「現在看來，應該是不會了。」 

「臓 就可嫌心了，」讎，「我曾經被不齡地批判晒！ _ 

「毛主席也不會同意你的做法的=他不過是要抓 i 要矛盾，認爲出現那些不符合社會 
主義原則的現象，是黨內當權派縱容造成的結果，把他化》以後，就由他們在平日的 
工作中，打擊和限制®本主義，包括你從香港家裡寄食品回來的行爲。」 

陳曉乾想起，周麗蓮曾任命他爲教硏室的學術/』4且長，但自從毛主席提出^萬不要 
忘記階級鬥爭」後，就再沒有二次學術活動’搞學問再又成了禁忌，因此，他實 
際上從未履行過這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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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上村風情 

(一九六五年二月） 

㈠ 

春節過後，外文系領導決定三年級師生下鄉搞一期四清，爲期五個月。 

陳曉辭來社二，想不到竟榜上有名，鮮想去問議己，但嫌想3!1自 
己的處境，刪 ms 樣安排，是爲了加強對他的改造，於是就不做聲了。 

他被安排跟英語專業三年級 a 班。該班原有兩位教師，一^««球教授 ， -imm 

由於他們兼上四年級的課，所以不能去，就由陳曉乾當領隊了。 

周麗蓮是三年級 b 班班主任， b 班另有李寶山老師和老師也跟 arr 去。 c 班有 
教師盧纖 ' 麵融娜材《三個動18^是周麗蓮= 

出發前兩天，周麗蓮找陳曉乾談話 。 

「你準備好了嗎？ j 她問。 

「沒雜 / sm 別準_，」■’ _準備些® to 行李就行了。」 

想準備、漏，上面所 teii 的 18 過三關 j :生活關 、 rnrnm 

思想湖°」 

他笑了笑，賴:「我棚下四年，大槪驅不力 C !」 

「那是不同的，」她說，「你當年下鄕，是學校自己開伙，現在要和貧下中農 1 ■三同 j : 
同住、同吃、同勞動，是大不相同的啊！ j 
「你和貧下中農三同過？ j 
「沒有。大槪你也沒補？」 

「我在下面時和貧下中農三同過，不過時間一_三五天，最多 JfrHi 星期。農 K 學 
校，每年放兩次農忙假，讓學生回村勞動，老師也要去。也不覺得怎樣受不了。」 

「現在不同了，現在要求工作隊員住在生產隊裡最窮的一戶人家，以體會貧下中農的 
苦處。可以想像，這樣三同五個月，就意味著吃住的條件都十分艱苦，還要搞四清工作， 
不像你當年下去只三幾天，也不住在最貧苦的農民家裡。」 

「這倒也是。當年我們通常住^富裕的農民家裡，只有那些人有能力招待我們。現 
碰準廠半年苦了 。j - ' 

r 所以我問你準懈了沒有。」麵 c 們下* W 幾個教師中，你算是»有 T 鄕 
經驗的了，在過三關中，至少過了勞動關。但你到底是從香獅來的，因此希望你作好 
思想準備。你還要當 A 班的領隊哩！」 

「我會盡力而爲。」 

「我沒有真 IE 下過鄕，在這方面希望你多多娜和幫助。-她謙虛地說。 

「樣三關方面你不嫌心，」口囉，「工讎也齡_派下规人， 
0且現在又糾正了_前階段的極『左』做法，相信生活上是抵受得了的。至於勞動方 
面，農民是明白事理的，對於上去的同志，是會照顧的，多數會安排些輕活。」 

「工 0 」 

「這方面我就更差了，」他說，「因此，我就更應該刻苦鍛煉，改造世界觀。今後請 
求。 

一 她含蓄地笑了笑。他感到有點面熱，她大槪聽出他言不由衷。 

二月中旬， K 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三年級三個班共五十二名師生，在罔麗蓮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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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和省派下去的四清工嫌一 ffi ，來到 Y 縣城 - Y 縣是在 K 省南部較富裕的一®縣 。 

他們在縣城呆了一天’進行分配工作。他們被編到宫橋公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 
團。工作團團長爲省農業廳副廳長趙國安，四十多歲，北方人，是個大塊頭：畐 M 長是 
Y 縣縣委副書記尹遠茂，三十五六歲，瘦削身材，鹰嘴鼻，深眼睛，樣貌精明，聽說是 

第二天，他們乘車來到官橋公社的所在地官橋鎭。立刻進行進一步分配工作。 K 大學 
的三 IMP 粉別被三個隊：八班被颁到■规； B 班搬 

分配到紅星大隊的工讎員共十六人， 一 半是來自省農業廳，三分之 一 自縣直屬 
機關，’，是農村青年，稱爲農幹， HB 是工人，稱爲工幹：據說農幹和工幹經過兩三 
期「社教」鍛煉後，就返回原地、原單位當幹部。這一六人全搞過一期以上的「社教_。 

陡瞳齡 A 有璺半+石人 * 

紅星^隊四清工作隊^長叫林維成，是 Y 縣監委書記，指導員叫張裕祥，是 Y 縣黨 

校校長 * 副隊■日輝，餘願 3 

在林維成的主持下，首先把工作隊員和 K 大學學生分配到各生產隊去： 

全大隊共有十三個生產隊.分成三個片。 

掷研薔四個继隊，由肢片長，赚乾任副片長。掷姓顔油江文獅 
學生陳小娟、覃子照進駐；上村生產隊由陳曉乾和學生馬成寬進駐：下村生產隊由周松 
和學生蘇步滋進駐：水背生產隊由麥大成和學生白麗英進駐。 

江灣片有五個生產隊，由何金水擔任片長，趙一炫任副片長。江口生產隊由何金_ 
學生甘自強進駐：仁灣生產隊由趙一炫和學生張麗秋進駐：白嶺生產隊由韋知凡和學生 
王介文進駐；新村生產隊由張國全和學生王亦才進駐：舊村生產隊由宋波和學生韋玉英 
進駐❶ 

東村片共有四個生產隊，由胡椅擔任片長，沈玉成任 § ij 片長。白沙生產隊由胡玲和學 
生韋春來進駐； d 禮生產隊由沈玉成和學生何婉兒進駐：大溪生產隊由余《權和學生沈 
生才進駐：東村生雜由江全富和學生黃楚儀進駐。 

工作隊隊部設很1£4產大隊隊部。另外還有專案結，由指導員張裕祥兼任組長，組 
員辙顯鄉生任触。 

规學習三天*然讎駐各继;^0各链隊 。 

「社教」工作團■長趙國安佈置學勁#1^ , 

我們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在中央頒布了（二十三條〉後的新形勢下開展的。 
對於那三分之一新參力_動同細 K 大學師生顧，驗爲簡單，把 < 二十三條） 
學好就行了。但對於參加過一兩期四清的其他同志來說，就要對照（二十三條），認 
真總結前一兩期四清工作的經驗教訓。《前十條》還是要學的 • 特別要學習它關於「社 
教性質和目標的論述，它說：「這一場鬥爭是重新教育人的鬥爭，是重新組織革命 
的_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娼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_建勢力作尖銳的_相 
對的鬥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爲新 
鳩韋大運動，又是幹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 W 釋實驗，使我們的黨進一步 
成爲更加光榮、更 W 韋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幹部成爲既舰治、又讎務、 
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 • 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 
擁護的真正好幹部。」{後十條〉不要作爲準則了，學習時只用來和{二十三條）對 
照。我們安排三天學習，主要是總結經驗，用（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 
權派 。 」這個運動的重點一定要明確，一定要好好領會。在以往，我 m 於生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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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生產隊的老幹部，往往抱著同情的態度，認爲他們出身好，土改時立過功，又 
是共產黨員，工作上任勞任怨，因此對他們的走資本主義道路行爲心慈手軟，反倒 
對於那些地富分子的不法行爲，尤其對於富裕中農在這幾年發了財義憤塡膺。這方 
面一定要改過來：以往四不清幹部造:「先整群眾，後整幹部」，這次可能會變 
成「先整幹部，後整群眾」。用 <二十三條》作武器，就可以攻破這些謠言了。 

我們原來有些做法，娜神神■的、冷冷清麵 L 根串聯，與四不清幹部搞特 
務式的心理戰，都是不必要的。我們應遵照中央的，一進村就向廣大社員宣講 
(二十三條》的_內容。以往不吃群眾的魚、肉、蛋的做法，也是不利於團結群 
眾的，翻象是救世主的模樣，题離群眾的。應該是群眾吃甚麼我們就吃甚麼， 
當_^^。 

<二十三條 > 第十四條 r 工 作隊的成員-的提法很新鮮，它提到工作隊的•成員 「不 
一定要十分『乾淨』。犯過錯誤的，也可以參加，一方面便繼育^他們，另一方 
面，他們有些人可內情，對工作有用處。」 

還有利用勇敢分子的問題，毛主席對「社教」工作作指示時說過：「勇敢分子也 
利用一下曠！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 
洗谎 ® 分？，我就不贊成。」這些我們都要好好地體會。 

學習文/牛和進行討論以一個大隊的工作隊員爲單位。學習文件除了一九六五年一月頒 
發的《二十三條》之外，還有一九六三年五月頒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 
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七条>，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十月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 
育運動中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 一 天津小站地區奪權的經驗，其他一些地區介紹「社 
教 j 經驗的文件。 一 九六三年九月發出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 
的規定庳案) >，即《後叶^>，貝 IJ 作爲參考文户。 

片長江文》^@二十_的子 ， aiftSY _城中心 / j 嗶語文_, 
已搞過一期四清，由於在工作中有出色的表現’在上次匹清末期已被吸收入黨幻她長相 
一般，身材較爲高大壯碩，五官端正，兩排大牙齒頗爲潔白，勝在充滿青春活力，一雙 
水靈靈的眼睛甚有神釆。陳曉乾一點都不懷疑這位頂頭上司的工作能力，因爲他注意到 
她能言善道，頭腦靈活。在她的主持下，討論得十分熱烈。學生們不斷向其他工作隊員 
們提胳暫口賢就更顯得生動麵- 

陳曉乾也是個新 r ，當然也只有提問題的份兒。他清楚地知道，他之所以雛命麵 


片長，是因爲他帶領著十五個學生 C 












(二） 








_三天的集中學習，工■員_彌分進村 。 紅働部雌助下，各有關生產 
剛幹部翊公社' 臓各工腿員進村 0 


上村生產隊來了三個幹部。他們爭著給陳澆乾和馬成寛紅行李：陳曉乾怕他們是四不 
清幹部，所以堅決不肯。馬成寬也沒讓他 im 扛行李。 

進辦，已 SA 黑時分了。那*树落，房_然也很舊，'，旦有 一#®& 是青磚 
屋 * 不讎幾乎全是泥磚屋° ^機时纖鋪上 

鶴卵石 - 看起來比彩虹爲先進。陳曉乾在公社時經過介紹，知道這是 h 村生產隊和下村 
销麵在地。 

陳曉乾在公社時，已由公社幹部介紹，選定了謝友芳作住戶。謝友劳 g 年十七歲，原 
麵孤兒 。 働父親杜瓣是0^象，年前去# * 細册施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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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由集體養她 c 

謝友芳雖是個小青年，對•凍曉乾卻十分熱情，他自然不衝_太多的客氣話。他高興 
勝屋去煮飯 。 陳的，於是就粉咐他煮稀飯。 

生產隊長謝十二是個三十五六歲的典型莊稼漢，中等身材，倒也壯碩，面目黧黑，鼻 
直口方，眼神老實，理了一 (0 平頭裝。他和陳曉乾商量說： 「友 芳有一間泥磚屋，屋旁有 
一 K 空置的柴屋，就請陳同志住在那裡，也好平時作開會之用。 j 

陳曉乾同意了。於是隊長叫了幾個青年農民对 E 它清理。到陳曉乾吃過晚飯，那房間 
就清糧子了：安上了一«木_，有一張木桌子，一*凳子_■凳，還有一盞中號 
煤搬，著了。 

「我 ff 讎餅差，_同辦就點 。 

根據其他工作隊員的介紹，入村後’隊裡的幹部都算是「四不清」幹部，工作隊員要 
臟們備隨 。 所以陳曉■沒有和隊長齲麼客■舌 。 但他棘*那隊長對讎然 
頗爲客氣，麵可而止，並不阿諛奉承’似乎頗碰腎氣。 

「你回家忙你的吧！」陳曉乾對他說。「吃過晚飯’把全體生產隊社員集中到村上的 
曬穀場，大會 。 J 

「地富參加？」_。 

「他壞麵妍断 ■ ? j 
「沒有， St 緻實的 a j 
「都參加” 

地問。 

「地富都可以參加，你們當然可以嘛！_ 

他「哦」地應了一聲，似乎鬆了一口氣，就急忙地離開了。 .. 

馬成寬住在貧農謝俊家 ， 馬成寬是班的團支書，生得昂藏七尺，濃眉之下 
雙眼炯排I有神，鼻頭豐隆，厚唇，甚具男子漢氣質。陳意把他留在身邊當助手。 
吃完晚飯，馬成寬到陳曉_房間來。 

「陳老師，都繊子了嗎？ _ 

「都了。」陳曉乾 ■ ，然後 M 了笑說：「你忘記了 ffiSS 不要叫我做老師 
的嗎？」 

馬成寬也笑著應了 一聲： 「是！」 

「謝俊家有幾口人？ j 陳曉乾問。 

「除了他夫婦之外，還有他的老讎 一a 十六歲的女兒°」讎 。 「謝働愛人患了 
慢性病，面黃肌瘦，不能做工，所以謝 t 個勞動力養四個人，生活就差些了。去年暑 
假後他女兒從公社業回鄕，多了一《勞動力，現在稍爲好了些 。 」 

「謝俊示呢？」 

「他一家都表示歡迎，但«心糧食不夠，招呼不好 ： j 
「你 沒有告訴他你每個月給他三十斤糧票、十二^嗎？」 

「我一進屋就告訴他了 。 但他似乎看見我是個青年 /J 啾子，飯量大，如果吃乾飯，他 
怕受不了。 j 他笑了 ■ 。「紗我输他，我也 ssw 出身，吃慣刪 ， ftm 心。」 
r 了些讎尼？ j 

r » aits 照我們瞧定 * 幹部。 

「其實，老實告訴 fc 員們我們是大學生，也沒有甚麽不好，」陳曉乾說，「上級可能 
過分謹慎，怕農 w 少女默學生特別感興趣。農村少女就那.麼鍾情大學生？反過來說， 
itkm 能不舰！」 

_不過，那老太欠卻真的問我結了臟有，我一0#間忘§己了上极的規定要纖們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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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結了婚，我差點兒說漏了嘴把實情告訴了她 。 J 

「她聽了以後，又■了 尼 ？」 mmmmmmmm ° 

「她聽我說已經結了婚，感到很失望。」他又笑了起來。「說實在話’對農村的人來 
說，是不是大學生倒不要緊，舰女娜到讎 Wfl 幹部，牛了不鹏大事了” 
正談_,謝友隸了棘。 

在吃晚飯時，由於小煤油燈太暗，陳曉乾看不太清楚他，現在在中號煤油燈下，他看 
清楚了他的基本輪廓：他面帶古銅色’眼泡腫脹，顯得眼睛細小，塌鼻子，鼻翼張開， 
黃色的牙齒大，酬有兩個大泡 e o 個子不高，健11頗爲結實《可以說是其貌不 
揚 ◊ 不過表清敦厚*馳不致惹人討厭 。 

「陳同志，」他笑嘻嘻地說’露出不整齊的黃牙齒，_我這個家甚麼都沒有’真不好 
意思！」 

「你 nea ® 話！ j 然後給他介紹說：「這&馬同志，也是我們生產隊的工作隊員 3 」 
馬成寬連忙和働丁招呼 。 

「你住在哪家？」謝友芳問。 

厂謝俊叔家 o J 

「他生活也有困難，但比我好多了，至少他家裡有個女人料理家務 3 」他看著陳曉乾 
有點抱:「陳同志，我不是不歡迎你，我怕你不朁慣 3 」 

「贿照翩己的，你放心好了。」陳曉獄。「■後不要再講馳客氣話了 。 」 
「今晚的會由隊長召集，」馬成寬說，「以後就要你多出點力了。」 

謝友芳點了點頭。 

這時，隊長走進來，告訴瞧乾：「群眾來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去開會？」 

陳曉賴了看雜，了，腿腿馬成寬說：「我們去開劊巳！」 

謝友芳拿了那盞中號煤油燈，走在前面領路。陳曉乾和馬成寬手上縣著手電筒，跟 

在後面。 

只■醸場上稀稀拉拉地坐著五六十人。隊長把陳曉乾他們領到前頭擺著兩張椅子的 

地方《 一 

陳曉乾站定後，向人叢中掃了幾眼，然後問隊長：「這個隊有七十三戶，該有三百多 

人，爲甚麼才來了幾十個人呢？」 

「我們以往開會，都是每戶來一人，有幾戶是不愛獅會的。已經催促過好幾次了 °」 
「這不行，」馬成寬嚴肅地說，「 / j 儀和年紀太大的人不來也就算了’其他人一定要 

o J 

「友芳，你和隊長一起再去催催吧！」陳曉乾_撒’「這是宣讀中央重要文件的會’ 
都要參加。」 

陳曉乾發現已來的人中，有不少是壯年和中年人。許多年輕姑娘用好奇的眼光看著陳 
曉乾和馬成寬，似乎是在低聲地評頭品足，不時發出低笑聲^馬成寬似乎感到有點不自 

一個四十上下的農民從人叢中走過來，對馬成寬說：「馬同志，我們農村開會有點困 
難，一天勞動回家，還要搞些自留地，然後煮飯、餵豬餵雞，婦女還要管 / J 骸’ 一戶能 
議 HS 人作代表围不錯了 °」 

馬成麵⑽東曉乾介織：「韻我的住戶謝讎 3 」 

謝俊向陳曉乾打了個解。 

「這個困難我也細1，」陳曉乾說，「以後我們設法安排得好一點就是了。不過今晚 
就一趨加°」 

「我也纖催看。」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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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九時半，共來了一百五十人左右 3 

謝友芳低聲對陳轄激 ： 「/]夺、老人不來了，大槪是這麼多了 。 」 

於是陳曉乾宣佈開會。他說： 

_們： 

我們®^贼搞_社會主讎育麗 J 的工嫌，我叫陳 ■ ，這腿馬成寬 
同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搞「四清」的目的，就是要全體社員跟 
共產黨走社會主總不走資本主題年 * 有些幹部趁著國転年 
經濟困難時期，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的職 。 有些人發了財， 
有些人則賣兒賣女，回到舊社會的赤貧生活诉以黨中央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這個■可以二次土改，場重纖育人的鬥爭，是讀納階級 
隊伍，向著正在對我 iffil 狂進攻《資本主義勢力_建勢力作鬥爭的偉大運動。所 
以大家一定_極參力卩 。 通遊 as ’使廣大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和生產積極性大大 
提高，帶領社共阔富裕的社會主義路這！ 

根據黨中央的政策，這次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尼？牲產隊纖，涯掌實臟人，掌_的幹部，例如生產隊長、 
會計、保管員、記分員等。至於有些生產隊設立的政治隊長、婦女隊長，沒有多少 
實權的，就不算是當權派。大隊的所有幹部，當然都是當權派。當權派有走社會主 
義道路的，也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c 我們生產隊的幹部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呢？還 
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呢？這點只有廣大貧下中農、社員群眾最清楚。 

「社會主義教育_」以「四清」爲中心。甚麼叫「四清」呢？「四清」就是清 
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要通過深入的匹清，才知道本隊的幹部是走社會 
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具體做法，我們會逐步佈置。 

今天，我們工作隊第一次和大家見面，主要是向大家交待黨中央的_ ,正式宣 
佈，我們來不是整你們的，不是整廣大社員群眾的》對於一些_好了的、老老實 
實的地富分子，我們也不整他們。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黨 
員的幹部也是當權派，也要四清，但不是重點。對於廣大社員，你們自己做了甚麼 
不對的事，自己自願地去談：猜那些賴違法亂紀的個別人，暫時也不處理，由 
運動後^選出的真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己去處理。 

生產_部應黔四清確的態度。從現在起，要認真檢查自己在政治、經 
濟、組織'思想、上的問題 3 明天我們開幹部會的時候，再向幹部詳細談這個問題。 
現 ㈣ 一點要猜生意的是：所雜聽應一邊自我檢查，一邊積讎導链_ 
生產 * 個撇瞬 * 則罪加一等！ 

，全片的工作隊員集中在陳曉乾的房間開會，由江文琪主持。 

四個链工層員 * 鐘了贈麟一次譜眾見面_情紋後 * 江文現 
說：「我雖然曾經搞過一期四清，但現在這次是在《二十三條》新政策 t 工作的，情況很 
不相同。最主要的是吏待生產隊裡非黨員幹部。《二十三條》規定點是整黨內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生產隊的幹部有四分三不是黨員，例如在下村生產隊，就連 
一《黨員也沒有 . ，n ‘ ，•： 

「我不知道我們下村生產塚應該怎麼®«法，」蘇步滋說，「既然沒有了重點，還有 
呢？」 

「我_會是，」陳_說，厂沒有重點， mwrn^m - 對於那些非重點的當權派， 
也是要清的，問題嚴重的同樣要打擊。由於不是黨員，不必從組織上清理他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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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陳老師的看法。」江文_道。「另外，我們各生產隊都有一個共同的任務， 
那就是揭發大隊幹部的四不清問題。小蘇，這方面的工作還是很重的啊！」 

mmmm- - 

「即使我們生產隊的幹部問題不大，又不是黨員，我們也必須通過運動把他們教育 
好，還要培養他們入黨。這也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目的啊。」周松說。周松四十 
開外，是省城冶礦廠的一名老工人，他已頭髮斑白，背脊微彎，面色蒼老，身材瘦小， 
但眼睛挺有精神，行動敏捷。陳曉乾在這幾天和他相處中，發現他爲人坦率，想說甚麼 
漏雛。 

_ 爲甚麼大隊黨支部不願意在生產隊培養和發展黨員呢？我認爲其中也有不少問 
題，」江文換說 ，「還 有，毛主席提出，運動不是依靠一兩個所謂根子，而是依靠廣大群 
眾。我們首先依靠佔社員大多數的貧下中農’就肯定不會錯。希望大家堅持做訪貧問苦 
的工作，首縱自己_戶開始。」 

「幹部本身也要發動，因爲他們都是知倩人，可以互相揭發 。 」麥大成說 。 他是 Y 縣 
農業局的幹部，二十七，肩年紀。 

「這點也很重要， J 江文現說，「利用矛盾，互相牽制，這是毛主席提出的策略。」 
江文難彿*揮官。 

「這個片四個生產隊的幹部應由 一 fHA * 管 。 」麥大成說。「以前我們是這樣做的， 
現在 <二十三條〉也不麟樣做、 

产當然是要集中管理。」江文現說。「這個工作以往由副片長抓，現在還是由陳老師 
來劑巴！ j 

「觀有經驗，1■們不服啊匕陳曉_ o 

「對幹部主要是說道理，」她說，「當然策略也很重要。你是大學教師，馬列主義水 
石高，■合不過了。策略上可雛他同麵量硏究。」 

陳曉乾不好再說甚麼。從這幾天集中學習的情況來看，工作隊的頭頭有著絕對的個人 
權威，但他個人也泽旖全部責任。各級工作隊的第一把手到了工作崗位後，就個人說了 
算，第二、三把手，例如副隊長、指導員等，是完全沒權的，似乎也沒有多大的個人權 
威，是隨時可以被工作隊長當眾批評、命令的。這與通常的情況不同’通常的1青況是指 
導員高於連長，等等。江文現是正片長，當然由_了算，所以陳曉乾只好服從命令。 

「明天和社員們一起出工，要深入到貧下中農中間去摸底，」江文琪說道 ，「應 
該在一周內把底摸清，然後分類排隊，看本隊是屬於一《隊、二類隊、三類隊，還是已 
經爛了的隊。明天晩上陳老師要集中全片生產隊幹部開會，進一步交待政策，我也參加。」 

「我們在和群眾一起勞動中，甚至在吃飯時，都可以做發動工作，不一定只限於晚上 
開會。」雕銳。 

「這是最有效的發動工作。」江文_ 。 _ 另外，在今後兩周內，每天晚上 h 時， 
我 mmiswa ® 會。」 

(三） 

第二天早上六時正，陳曉乾被一陣哨子聲驚醒。他翻身起來，雜衣服，到廚房去洗 
臉漱口。只見謝友芳已經煮好了麵，並盛了兩碗擺放在桌子上。 

「剛才是子？」議乾問道。 

「是隊長 。 」謝友芳額。「是預髓子，半個讎工了 。 」 

「隊 ftax ® 麼樣？鹅說，舡■度怎樣？群眾關係怎樣？」 

「缸作很積極，群眾 «r 纖護他°-「吃 w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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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乾已洗漱完畢，就和他面對面坐了下來。 
r 其讎■情况怎樣？ J 

「他 們和群眾的關係都不錯， J 謝友芳吃了一口粥，「他們都是社員選出獅。」 

「他 愧沒有四不薦問題？ J 
「不大清楚，也沒聽社員們說過。」 

陳曉乾覺得，謝友芳還十分讎，■向些老農了解關的情況才成 C 
「你 《猶生產 im 怎樣？」陳曉_ 了話題 》 

「在我們大隊裡算是中等 。 」 
r 糧食夠嗎？」 

「吃粥是夠的。他想了想，又說：「這就要看勞動力的情況了 。 」 

「你的1青況呢？」陳曉乾問。據材料顯示’他是本生產隊最窮的。 

「本來，我一《人勞動養自己一人，應該是不錯的 。 」他傻呼呼地笑了一下 c 「皆 
因我去年下半年才胃爲王式勞動力，又沒有家底，因此比別人差些，到今年夏收時就 

的了 。 」 

「其 齡呢？ 」 

「我 ■最富有的是護，跟著下來 IMS * 本。他們■年生，兩家鍵了新 
鼾，現在一曰辆的。 

「他 們是甚麼成份？」 
r 都是貧農。 

r 還 WIK ? 生活比尼？」 

瞒、謝基碱。 

「是甚麼成舰？」 

「中 農。」 

r 翻的是哪些人？ J 
r 是謝_*«1»元》他們都是貧農。 
r 幹部呢？_ 
r 幹部是中等。 

r 幹部赖是最腿' 應該比較富裕才是 - 」 

厂他們要爲集體，又不隨勝」 
r 他 w 是 wmxmyj 馬？」 

「也不過是勉強補得過來，佔不到半點便宜的。」 

「你祖些人富、 一 些人窮嗎？」 

「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是勞力足，勞力足就^從集體中分得多，家底就厚：二_ 
術好，有了好家底，加上好技術，養_養其他牲畜、種自留地，都比一般人收效大一 
兩倍 * 甚至 

「具醣圆？」 

「比如謝標和謝本，都是勞力足的農戶。謝標四十多歲，有三兒兩女，都是一級勞動 
力，他的愛人和大媳婦，都是婦女中的一^働好手，集體分紅自然 tbS !) 人多。前幾年 
上面准許私人養豬後，他們年年都合力養兩頭大肥豬。當年每斤豬肉三十多元， 一« 巴 
顏五六千元。 

陳曉乾想：魅不錄我神的工資了 《 

謝友芳讎說：「謝標家還有，肥豬存棚1!」 

「其他農戶也可以養豬嘛！」 

「前幾年糧食緊張，勞力不多的，哪能騰得出那麼多的糧食來養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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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騰又怎、麼樣？ J 

-勞力不多，但技術好的，也有較好的收入。__、謝基，在舊社會他 m 過幾 
年書，頭腦靈活，學到些耕作技術，現在用在自己的自留敗 t ，很是頂事。他們自留地 
上的稻子平均每軟可產五千斤穀 c 有了較多的糧食，他們兄弟倆合養了一頭 B 釀 。 」 
r Wo 富裕中農瞄術不是卿馬？ J 

「地主本身不一定有甚麼技術，在舊社會他們是僱工勞動的。」謝友芳說。「至於富 
農，就要看情況了 C 我們隊只有一戶富農，因勞力足’生活也還過得去。那戶富裕中農 
呢，因人丁少，勉強過得去就是了一因他老是搞投機》£，所以賺到的錢勉強夠被罰 。 J 
談論間，哨子又響了 ■ 。 

「我要出工了 。 」謝友芳鹏完働兩隻魅裡，一翻。 

麵你去勞動。 

「噢！」他看了他 一 as ，「你還是跟婦女們一 e 去挑泥吧！」 

「你難獅尼？ J 

■，隊長職去學學 - 」 

纖了一綱_一根_^^曉乾，■:「我 ffl - 起到村口’到了臟我就告訴 
你 J 

來 a 村口，只厭員們都分組出工。看來這個生產隊的勞麵織還算健全。 

「雪英，」謝友芳忽然叫住一®女子，她走在一隊挑著泥箕的婦女隊伍前頭，「陳同 
■你們一起去挑泥。 

那個叫雪英的女子轉過身來，整個婦女都停了腳步。「不如叫他跟婦女第二組 
吧！」她很快地看了陳曉乾 一91 。陳曉年約三十，面貌老實，身材健壯，行動 
縫。「第二励婦女是年紀較大的半勞動力’今天的工作是到後山嶺上的旱地鬆土。 

「我就跟你們吧！」陳曉乾對雪英說，很自信的樣子。 

厂我們是去十里遠的地方挑腐殖酸作肥料，比較辛苦啊！ j 
「我試試看，可織行呢！」麟了笑。 

「好，那就跟著我們吧！」她說著，就轉身向前走。 

「中午回來，就自己往鍋裡要粥吃吧！」謝友芳對他說，然後轉身往村尾走去。 

婦女們走酿快，不到半個薩，碰’杻陵 TE ，有一些男社員碰 
土，只見那土與一不同，是深咖啡色的，彷彿被火燒過似的。 

婦女們都走下去*撼_麵《8«»晰1±®上泥箕》 

「這就叫腐殖酸嗎？」陳曉乾問身邊的 H 0 年輕姑娘。 

「是的，這是」她_。 

聽雖十分溫文的聲音，他不禁抬起頭來，原來是個非常好看的少女：大約是二十一 
二歲年紀，較爲缺少血色的臉頰上有一雙可見的酒窩，五官十分端,比普通女14 
略高，雖然她穿著幾層厚上衣，但也掩蓋不住她那可與顏金鳳婚美的美好身材。她應該 
有一雙漂亮少女常有的雙瞳剪水的眼 B * ，但他沒有發現那種光采。她的眼神卻有點畏縮。 
她有一獅 JfiW * 完全沒補氣質 。 

wmnz - iE : 顧的另 一 人心釣少女° 

「你叫甚麼名字？ J 他友好地問。 

「我叫謝自香。 J 她十分低聲地回答。 

「陳同志，你未見過腐殖酸嗎？」有人在背後問 。 

他轉過身來。原來是另一 fg 女孩子，她似乎很年輕，十六七歲年紀，樣子甜美，活潑 
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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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見到 。 」讎 。 r 它不太像泥土，讎是一觸谰的植物。它能作脚馬？ J 
r 那纖萬年被社埋住*誠爛_«3«^間的一勸質 》」 mmm 
說，「因近來農家肥少了，又買不到化 s 巴，縣農科所就推薦它作肥料。去年下造試用過， 
比不編巴槪些，有一糊阶」 

厂你很有知識呀！」陳曉乾讎也* 

「她是我們生產隊的女秀才，」雪英走了過來，「全隊唯-^:初中畢業生！」 

_原來這樣！」他加重語氣說。「這女秀才叫甚麽名字呀？」 

「我叫張彩鳳…她咯爲有點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r 你 sss 麵光吧？」陳曉乾問道 。 
r 你、怎麼耀的 9 」張彩鳳立刻抬起了頭，有點 r 異地問。 

厂你們隊只有一戶人家是姓張的，不是嗎？」 

綠不了’都忙著往泥箕裡裝 

陳曉賴在謝自香後面 - 讎覺得這女孩子與別的姑娘很不相同。她挑擔的姿態顧 
妙，與當年的顏金鳳相似，但有畤卻沒有顏金鳳那麼流暢、自然、輕快❶她的名字也與 
眾不同。 

「你沒有上過中學嗎，謝自香？」他不知道怎的，忽然這樣問。 

她沒有回麵來，繼續向前快捷地走著，一邊低聲職：「沒有，只_高小！」 

尼？」 

她沒有回答，卻 snft 了步伐。他感到十分訥悶《她好像不大願意跟他講話，而且似乎 
是麵心事* 

第二^挑腐殖酸時 • 謝自香似乎有意避開他，而走在隊伍的末尾。 

這回題彩腦在他後面。 

「陳同志，這次你們來搞四清，要搞多久呢？」張彩鳳問。 

「半年。 j 他忽然問：「你昨天晚上沒有去開_ ?在會上已經宣佈了。」 

「我去了，」「可別 xaes ，沒 c j 
「如果半年後不合標準，觀重新再搞一次。」 

「娜胎標糊？」她問。 • 

「生產隊的政治、經濟、組織、思想上四個方面的問題 g 清楚了，並建立起-« 
命鹏領導肝’缝上增產了，標準了。」 
r 總叫革命化的領導班子呢？」 

「主要是實行民主辦社，幹部參加勞動。」 

「我胜產_幹部妍是參力 D ^ StJ ，沒有工分，吃娜尼？他們一 
向都參加勞動的呀！」她「噗喃」 一 聲笑了起來，似乎是說：這麼簡單的常識都不懂得？ 
「但《二十三條）確實是這樣要求的一這可會纖大隊以上的幹部 e ?」 

「昨天晚 h 您說，這次四清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我們這 
裡蹦》根織沒資本主可走。 

「不一定要富有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呀！」讎°「在舊社會，你們更窮，爲甚麼 
础了地主和富農呢？ J 

「可腿在富呢？不然粧富農义怎含黯的火磚纖尼？」 

覺用三言個問題。 

r 圆志，現雄火磚動，不一資本主《»巴？ J 在讎面的 H 4 少婦， 
略爲轉過身來問，然後表情十足麟了笑。 

_乾早就注意到這個少婦有鰣別，但-«不 ai ^ 別在紐地方。現在_出 
來了：她尉辱臉寬唇厚，五官正，細緻， ««■ ，看_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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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孩 * 働肺一雙異常豐勸尬房，來*可以看得見扯下晃動， 
又是一《完全成熟的、正在餵奶的少婦身材。這與她的面貌不大相稱 （ 她似乎是在偷看 
他。 

「用 正當勞動得來的錢建房子，當然不算走資本主義道路。」讎° 

—我■部的生活，在隊裡頂多是中等水平，又沒有建新房子，哪裡是走資本主麵 
誠？」麟臓。 

陳曉乾 一_ 住了-照他獨的想法，所謂走資本主當然是把7 £但 
現在中國的農村還這麼窮，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 Ml 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物 
質傲牛。然而，他目前正在麵群眾，倉謝謂鍵問飄不做劉馬？ 

「走 資本主，不一了富有的資本家，」他_賴， 「例 如，他不帶領 
社員趙體化《谴路，而鼓勵大家搞投機侧 e ，搞包產到戶，就是走麵！」 
r 我們隊沒有這種現象呀。那少婦 
「腿《&繼有貪亏……」 

「麵 織 ！」 immimmm * ■說。 

「在這等問社，父子、夫妻之間都是不能保證的！」陳曉乾的語氣更加嚴厲了。 
那少婦 to 做聲了。綠也不 wg 了。 

在回程時，張彩鳳纖跟機曉乾後面。走到半路，陳曉乾問她： 「剛 才那婦女叫甚 
麼名宇？」 • 

「她叫周灶嬌，」她立刻答道，「是保管員謝樹芳的愛人。」 

「難 f 圣！」他燃大悟。 
r 瞧甚麼？」她問， 「她 可是個好人哪！」 

很箱，福十/曹巴？」 

「她十七歲，纖同年。」 

「未到十觸，怎臟？」 

「不僅結了婚，還生了個嬰兒哩！」她笑出聲來。「我們農村，很多姑娘十六七歲就 
結婚了。因爲不靠國家配給糧食，國家也管不了。 」 

「她是四不清幹部的妻子，到底是要幫她丈夫的。」 

「她妓沒有問題，當然要 ■ !你 fpw 幹富那樣嗎？」_語氣充滿 
了不安。 

「不、 他耐心地說， 「把 他們的問題弄清楚以後，就教育他們提高階級覺悟，堅決 
趙會主義猶。絕大多數幹部燃可以麵當幹部的 。」 

「瓣 mh 說不_60^子了的地富肝’ ® 馬？」 

「是的，有嚴重問題的當然要搞。」他說 。 「我們生產隊的一戶地主和一戶富農有問 
題嗎？」 

q 也們都算老實’連他們的兒女都是老實過人的。就說地主謝茂軒的女兒自香吧，她 
是個大好人，長得又漂亮，又有學識’可厝生長在地主家，甚麼幸福都沒了！」 
r 難怪！ 」 

「怎¥，陳同志，」她問，「您怎、麼老是說『難怪 J 的？」 

「勝說，難®開我 。 」 

「她有必要向您靠撤嗎？她是個很有髓的姑娘啊！」 

到底是貧讎家_身的少雄想職。觀在機關、學校，° 
r 沒有馬？」 

「貧下中農的，黨團員的，當然不願书池 a 樣的人爲妻了。但還有其他人敢的，不過 
她似乎不願意嫁众還有人對她…… 」 她忽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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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難爾素？」麵問。 

「沒 怎職。 」 

不 tMI * 侧！ j 
r 這與四清麵撫關！ j 
他不好再問下去 。 

(四） 

晚飯時，謝友芳煮了一大盤黑黑白白的東西，另有一0^5醬，在飯桌上捐殷?了兩碗 
稀飯，然後乾吃。 

陳曉乾在埋頭吃稀飯，謝友芳熱情地說： 「吃， 不要客氣！」 
r ■甚麼緬？ j 
「是田 雞。」 

「田 雞？」 7 也微微讫了 一驚，「爲甚麼有些是黑色的呢？」 

厂黑色的是皮和頭 c j 

「皮和頭？—他更感不安了。平時砍了頭、剝了皮的田雞肉，他都不敢吃。 

「是 呀，皮特別脆口 °」說著，他從大碗裡夾了一總斑斑的皮肉放到陳曉乾的粥上。 
他感到有點 DS 心，哪裡還敢吃下去？但勞動了一整天，肚子餓極了。怎麵尼？雖然 
工作隊沒有規定不可以不吃住戶的東西，但要求不要鬧特殊。他不吃田雞，是鬧特殊嗎？ 
「_ 志，了呢？ j . 

「我，」 ft 猶豫了一下， 「田 雞是很貴的食物，不能要你這麼破費來招待 我。」 他忽 
然想：如果像前幾期四清那樣，不准吃住戶的魚、肉、蛋’不是很好嗎？ 

「我這些田雞是不用錢買的，」他敦厚了起來，「是我自己捉的。」 

他_了一下，然後說：「腿，獅陳拿到市社去賣，就麵了。」 

-我捉的田難 • 都是自己吃的。 j 他又敦厚地笑了笑，謎起雙眼。 

「不 過，」慨無法吃下去，只好坦白地說， 「我是不 吃田動。」 

他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說，我從來沒有吃過田雞。我有點怕，吃不下。」 

「躑？」有 A 1 S 视田雞働。 

「不過，我黯感謝_好意。」 

「這 樣， aitW 確沒有 SS 可以 JSfff 尔了，」他 _ 失望菜，更 
沒有養雞、鵝•鴨，只有這緘豆醬了。」 

「你 不粉有自留地嗎？ j 
r 但微有用 j 
r 舖麼？ j 

「我不懂得種菜。又因糧食不足，我謝 E 它種了玉米，作爲幫補。」 
r 其獻都用來 《»* 賺馬？— 

「不，有家眷的，從去年起都^始養豬了，所以都充分利用自留地來種菜， 一 ^分人 
吃，一 SR 分豬吃 。 j 

陳曉乾忽然想起了甚麼，問道： 「你 們生產隊裡，除了一戶地主和一戶富農之外，還有 
一^叫干.玉珍的地牛婆， ■ ?」 

「是 的，」 他 答道， 「她丈 夫是貧農。」 

「丈 夫是貧農？」他感到雛，「怎獅尼？」 

「她 原獅丈夫是地主，她不贼了地主婆了！」 o 「她原來是在城關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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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幾年死了丈夫，就嫁給我們隊的老貧農謝八。一 
r 雛賴臟意討地主婆？ J 

「謝八在舊社會給地主打長工，很窮，解放時已經快四十歲了，找不到老婆。前幾年 
■了 珍。 

厂讎我從公社戶籍本抄細資料，我記得她似乎只有三十出頭。 

「大槪三十三四歲吧。醒帶了三個 / J 獅。」 

「是嗎？」陳曉乾很感興趣地問，「這些械的成份是怎樣算的呢？ J 
「成 份？」謝友芳似乎沒想過，沒有人問。她去年1 謝了個兒 
預！」 

「謝 AS 5 個兒子當然算是貧農家庭出身了，」他更感新鮮， 「 tiM 說， H 珍有些 
孩子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有些是貧農。醜不可思議！」 

「照我看，她孩子比些，她■胜的孩子又比一 
般貧下中農的^•些，因爲他既有一®貧農的爸爸，又有一 ffl 地主婆的媽媽。」 

陳曉乾想了想，不覺有點心煩起來。他在公社學習期間，聽傳達時知道中央對地富子 
女的叫法有過爭論：叫社員還是叫農民？毛主席傾於叫社員。其實，地富分子也是社員。 
在中國，成份往往決定 " H ® 人一生的命運。 

晚上，由馬成寬召開貧下中農會，作運動的進一步動員。陳曉乾 P 庇村上簡易的 
唯一教室裡，主持召開全片四個生產隊的幹部會。江文瑛也出席了。 

陳曉乾 S 先點名：扶旺生產隊隊長趙二喜，會計^才，保管兼記分員林山；上村生 
產隊隊長謝十二，會計謝玩芳，保管兼記分員謝樹芳；下村生產隊隊長文阿四，會計任 
經’保管_己分員楊柏壽：水背■隊隊長黃廣年，長球，保管兼記分員黃 M o 

齊。 

點名完畢，陳曉乾問道： 「文 阿四，我問你，這次運動的重點是甚麼？ J 
「是 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囉！-文阿四流猶答道。 
r 你贊成嗎 ？ J 

「我 當然贊成。 J 他用幸災樂禍的口吻說， 

「你自己打算怎籠好本隊的四清運麵？」江文瑛問他-- 

「因我們生產隊沒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打算發動群眾搞大隊的問題，」 
「你雖不是黨員，但也是當權派呀，有問題同樣要整的！」陳曉乾嚴厲地說。「現在 
你首先要端正態度，先檢查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問題，同時也要檢舉揭發別人的問題，包 
括大__問題。 

他沒有做聲。 

「水背生產隊長黃廣年 ，^ 

「我 嗎？」黃廣年慢 _ 著一支勝了的紙煙，不慌不忙職 ，「照 麥同志昨天 
晚上說的，這次運動是第二次土改。既然是土改，當然要鬥地主，分田地了，這樣農民 
雜翻身 。 我當然要麵參加啦！」 

「但 是’現在不: sn 粧，而是鬥四不灕部！ 」 江文胤嚇讎。 

「四不清幹部就是新地主哪！」想不到他敢藐視江文瑛的權威，據陳曉乾的初步了 
解，這個黃廣年，是復員軍人，因是個包頂辑，上_他沒有好感，但他爲人卻沒有甚 
麼大問題，群眾又 mss 他當隊長 。 

厂你腿四不清幹部！」江文現^臉碰 。 

「我不是！」 ftMJ 反較，「如果 SgWIS ，纖不會收入全隊最少，醒全 
如果我也算是四不清幹部，四清就不必搞了，因爲決不會在我身上獲择一分一毫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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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動！」 

「現在不是要你寫包單！」江文琪冷笑一聲。「急於寫包單的人往往自己身上有屎！」 
黃廣年想顆驗，曉輕趾了 。 wmm - 

「我們這次運動分作好幾個階段，首先是發動群眾揭發幹部貪污腐化、包庇階級敵 
人、欺壓貧下中農等問題，也要揭發他們挪用公款、多吃多佔的問題，還要揭發混 jt * 
內、幹部隊伍內的階級敵人。在這階段，幹部要坦白交待自己的問題，也要背對背 1 互相 
檢舉揭發。這是第一階段，爲期一個半月至兩個月。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充分發動群 
眾，進行以清經濟爲中心的 M 泗清』。通過査賬、群眾檢舉揭發、幹部互相揭發和自我 
交待，進行逐條落實-這是第二階段，爲期一周到十天，然後全體大隊、生產隊幹部和 
社員代表集中到公社，臟專門搞四天四夜，把大的問題搞下來，並當堂作出退賠，叫 
『大四清』。到了這第三階段，你是不是四不清幹部就基本上一清二楚了。在此之前，誰 
也不肯喧稱自己是四清幹部：四清幹部是由群眾審定的。第四階段是整黨建黨。」 

「您這麼說，我就沒有甚麼好說了，」黃廣年說。「這也好，也的確有不少四不清幹 
部。不通過運動，就不能辨別出真正的好幹部。」 

江文瑛似乎察覺^自己性急了些，於是就不再做聲了。 

「我有一 f 固問題，」謝十二，「照我體會，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越是高級， 
害處就越大。我想知道，大隊幹部的問題由誰來揭發？剛才陳同志沒有提及 。 」 

_我們發難眾對幹部進行檢賴發' 就舰各級幹部，自然也包括大賺部。陳 
曉乾额 。 

「我認爲，應著重由我們生產隊幹部去檢舉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文阿四說。「我 
殖攤行他們的标，對他們比普通社員離 - 」 

「這方面我們是會&排的。」陳曉乾說。「從現在起到 3 ■大四清』，我們開個幹部學習 
班。在學習班裡，幹部們一方面交待自己的問題，另一方面揭發別人，其中包括大隊幹 
雜公社幹部的問題’也■端正各人對■的態度，將功贖罪，積_導隊裡的链。 
如躺倒不# • 罪加一等，破壞生產者，逮捕法辦！」 

「很多東西是大隊壓下來的，要同時揭發大塚的問題才公平，」文阿四說，厂例如我 
們嫌鼓部書_全貴……」 

「我已經說了，檢舉揭發大隊幹部的事，我們會安排。」陳曉乾打斷了他的話。「我 
們的工作要有計劃地進行。首先是你們生產隊幹部要好好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問題，要做 
到竹筒瓶子，放下包袱，才#繼裝上陣 c 大家回去之後，要認真深入考慮自己的問題， 
下次開會時交待。」然後他轉向江文現，問道：「還有甚麼嗎？， 

江文難了搖頭，陳曉佈 mt o 

會後’工作隊員又在陳曉乾的房間開碰頭會。由於剛來了一天，沒有許多新情況’大 
家匯報了當天的工作情況後，了。 

大家散去後，江文瑛對陳曉乾說： 「陳 老師，你不是本省人吧？謝辱一口好聽的廣州 
話，麵州人吧？」 

「是的。」陳曉乾覺得，雖然她是上級，畢竟她是個比自己^七八歲的姑娘，他應 
iiw 她礙子賺系。「你似鸭客家人。 

「你怎 j ^ i ? 」 

「我聽出你的客家口音。」 

「噢？」 

^ 因此 ■ 懂一點客蕤舌《」臟。「你是麵來的吧？」 

「不，我是本縣的 c 」她 ■ 地說。「客家人_方到處都有_，你不嗎？」 
「翻，纖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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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忽然小已、翼翼 地問：「廣 州人應該是喜歡吃田雞的 吧？」 

「怎麼，」他細1發生了甚麼事，「謝友芳告訴你了嗎？」 

晚上 A 合前我碰到他 。 綱肛嫌是研■胡_朗°我回答說沒 
有這樣的規定》於是他就告訴我你不吃田雞的事。我告訴他，有些從大地方來的人，是 
不吃田雞的 。 」 

「赌在是 ■： ，吃不下。」他不安地問： 「 fcl 樣做，有甚麼問題嗎？」 

「當 然慰戶吃紐，你也吃甚 JS ， 」 ■ ， 「但 要自己吃不東西，實在 
H 牛大醇。其他方面注意规！」 

»雖然■有勉強他。當然 

識肝的性格。 

陳曉舒 Ki 隨到村口就回來，看看錶，已經十二^了《 

㈤ 


星期天 pg ® 午飯，紅星大隊全體工作隊員，集中到設在江灣生產隊的工作隊隊部開會。 

工作隊長林維成，三十四五年紀，身材略矮但壯碩，前額已禿，面色紅潤，表情嚴肅， 
雙眼炯贿神。據說他是當地打游擊出身，搞完這期厂社教」，他就會升任爲縣委 M 嚐記。 

開_工■隊■然十分_,但攤長碰得頗迦樣：挪台上有一 
張用三張桌子®^長桌，桌上擺了兩個竹殼熱水瓶和一些茶杯。林隊長坐在中間：左 
邊坐著指導員張裕祥，右邊坐著副隊長何日輝。張裕祥也是三十四五年紀，身材高瘦， 
一 ■文。何日輝年近四十，轉身材，濃眉大眼，態度_，東北漢子。 

大家坐好後’機長以洪亮的聲音宣佈開#,然織： 

我們定於每星期无 F 午開全體工作隊員會，由各片長匯報清況，然後佈置工作、 
介紹其經驗和傳社級聯，綱駐生 ■ 。各工作隊員要一律言 s 子 
筆記，我記辆。這麵有链和地「社教」工誰報， 
大家可擬間自行閱讀。 . 

我讎寸已經-«期了 。 首先我向大家介紹本大隊的情況：大隊黨支部書 I 嫌 
大隊長林全貴，是河灣村人，一九五九年從部隊復員。照初步掌握的材料來看，他 
的四不清問題是嚴重的，主要是貪污》用的問題=大隊會計楊財，除了有嚴重的經 
濟問題外，還可有重大的歷史問題。大隊還有一個文書叫陳烈，兼管青年團和民 
兵’也有貪污挪用、多吃多佔的問題》 

經過公社工作團排隊，紅星大隊屬於三類隊，我們的任務十分艱巨。希望大家鼓 
足幹勁，加倍努力，深入細緻地發動貧下中農、社員群眾，打好這場硬仗。 

毛主席去年八月曾經說過：「現在我們的國家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 
或#同儲雜《我■了十五年，三分灯有其二 - 現在幾收 
買 一« 支部書記，嫁給個女兒就不必說了 。 」公杜工作團的排隊’是符合毛主_ 

各隊員下周來開會時，必衝 g 自己的隊分類排隊好，是屬於一«、二類、 
三類或爛掉了的隊。也要給每個隊幹分領排隊。 

在下周摸清幹部的底和充分發動群眾的基礎上，立 sp 開展對四不清幹部的鬥爭。 
要在鬥爭四不清幹部的過程中，培養和發展積極分子隊伍。 

在鬥爭中，麵事實’講道理。注意會冒出一些勇敢分子。我們前幾期搞 「社 教」， 
是不信任勇敢分子的-現在根據毛主帝的指示，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尤其開頭還 
沒有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的時候，勇敢分子往往起?!!煽廳火的作用 。 

對勝部 > 麵個賴' 分對於那些認罪騰幹部*即使問題， 

第361頁 


也可以爭取，鼓勵他們將功贖罪。 

毛主席強調，工讎不要*，魏群眾雜鯽發動跡尤其链方面, 
仍然要依靠幹部 c 《二十三條〉提出7土教」的六條標準，其中有是經過 
教」後要增產，這一點請大家十分注意 c 

，我要重申毛主、載入了（二十三條 > 第四條關於娜「社教」 
運動的六條標準 :「一， 要看貧、下中農是真正發動起來了，還是沒有發動起來。二， 
幹部中的「四不清」問題，是解決了，還是沒有解決。三，_是參加了勞動，還 
是不參加勞動。四， i 好的領導核心«1起來了，還是沒有建立起來。五，發 
現有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是將矛盾上交，還是發動群眾，認真監督， 
就地改造。六，要看是增產，還是減產。」希望大家全面深入體會這六條標準，逐 
條對照自己的工作。 

林隊長發言完畢，就由各片片長匯報 c 在各片長的匯報過程中，林隊長都做了筆記， 
並不斷提出問題，非常仔細。陳曉乾感到他是個十分精明能幹 * 實際工作經驗非常豐富 
的人。 

散會前，專案組成員彭禮賢發了一張^^表給各生產隊的工嫌員塡寫。塡寫完 
畢’讎長又吩咐：「增產這一^標準是不能作假的，是 一 ^標準，因此大家一定要抓 
緊播種這一環。根據天氣預報，這兩天將會出現冷尾暖頭’是浸種的大好時機，一定要 
做足準備工作，天氣一開始轉暖，就立 B 吓失時嫩顧。大家散會回去工作吧！」 

大家散去時，太陽開始下山了 。 

在回生產隊的路上，江文瑛對陳曉乾說：「在裊事上，你可能沒有經驗 《 小馬略懂一 
點。你那個住戶謝友芳，只是個會捉田雞的小青年，在農事上還是個新手。你和小馬多 
些譏老農和發揮^^積極性吧！」 

馬成寬先走了，所以陳曉乾一個人回上村生產隊。他在經^口一間破泥磚屋時，看 
見該屋 m 坐著一女人。她正敞開胸脯給孩子饌奶。 

陳曉乾細1，在農村，婦女當眾餵奶乃屬平常之事。但這女人卻與眾不同：她三十出 
頭，膚色白皙，眼波流動，頗有幾分姿色。她這§!1臉孔，與她頗爲破舊的藍布衣眼顯得 
不甚調和。更爲特別之處，是她那雪白的乳房，卻不像一^中年農村婦女的那樣下垂， 
而針分高挺 > 以娜權子不能躺 * _站》®著的麵> 

* 而那，十分嬌嫩 > 他不是有意看她 > 而是因爲_十 
分特別的外表，使他多看了醒。 

估不到她竟對他滿險堆笑，並親切地叫了一聲：「陳同志！」 

不知道爲甚麼，他竟然社有點發熱起來，含糊姻 s 了一聲，就慌忙快步走過。 

回到家裡，謝友芳剛好收工@來煮晚餐< 

「我去 feteK 吧，」陳曉讎’ r 水槲尼？ _ 

「不用你去，」謝友芳說，「等一餓去挑。」 

「黯我规！我來了 一 fg ■了，■有麵相尼！ J 

謝友澈■間裡糊一财桶來。 

村随一«梢°入春娜 * 已下過兩場爾，河水已漲到一半 > 但讎清潔《婦女 
們都在下游洗衣服、洗菜，上游有 HS 深水窩，專門作村民食水之用。瞧乾挑了一擔 
水就往家裡跑。後面忽然有人叫他。 

他回■來，原來是婦嫌長董雪英。 

「雪英，慰抑牙！」讎。「钱下午，你活？」 

「控魚塘删巴 o 」她额。「你刪大隊開純？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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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的 。 我們不在，幹部積極嗎？」 
r 他縱獅常一樣。 

「你 雖然不是正式隊幹，」他說， 「但 你和他們接觸多’不能溫情主義啊！」 
r 我不_»」 

「那 就好 。 」 他忽、然想起甚麼，問道：「村前綱破泥磚屋是哪個戶働？」 

r mm mm ° j 

「謝八，瓢備了個粧婆纖八嗎？- 
「正是 c 」她有點 s 奇地問：「您發現了瓣馬？」 

「沒有。」他％ lOft 。 

回到家裡，■見周_坐裢抜芳門前，泥磚門簷下，正_雛。見了陳曉乾， 
她氣的笑意，叫了一聲：「陳同志，挑水呀？」 

他覺得那是個非常自然和天真的姿態，於是他應了一聲。但當他再往她兩麵出來的 
雪白大乳房看了一 is # ，就感覺自己有點不正經了。於是他，急忙往廚房走去。 
謝友芳雔隨裡去 c 概不大， 一 喻]^ 了。 

「今 晚開甚麼會呢？」謝友芳問。 

「開積極分子會。」他說。「我們要在鬥爭中擴大積極分子隊伍。今晚交個底，明天 
由隊長交待問題° 

「我看問題多的可能是會計和保管，隊長問題不大。」謝友芳說。「是不是先搞會計 
和保管員？」 

「我們就是要先易後難’」陳曉乾說，「先搞清楚隊長的問題，如問題不大，他認識 
了，群眾麵了，就可以爭取過來，讓他好好領導生產。現在正是春耕繁忙季節，魏 
_的領導方预！」 

r mmmwmm ° j 

「總是會有點顧慮的。問題搞清楚了，輕裝上陣，不僅對生產有好處，就是對於揭發 

馱隊幹_問題 > 都鋪助” 

謝友芳點了點頭。 

吃晚飯時，謝友芳除了煮了一碗田雞之外，還炒了一碟白菜，並有一醬。 

「陳同志，」他說，「田雞你不吃算了，吃這青菜吧！」 

「你不必專門給我買菜，吃稀飯是不必吃菜的。」說著，/雛子餓酬滾起來，唾液 

ftfeKasBi 贿 ns 翻了， * 近年來肚子裡恢復的 
脂肪已漸漸消耗盡了，逐漸回復到困難時期的半饑餓狀態。下午工作隊員集中時，也有 
人談到雛生活艱苦的情況，职舖友芳一家。不進有一虹作隊 
員羨慕陳曉乾的，說謝友芳是本村出了名的捕田雞能手。 

「你 很會捉田雞嗎？」瞧乾問他。 

r 我也不是專严怯捉》»每天也能揺一胖斤*都脏罈 
子裡留給自己吃。」働旨了指脏小天階一®角落的一(@黑色罈子，繼續說：「你沒聽見 
牠們在叫嗎？」 

陳曉麟然聽見 ® 膽「祕」聲： 

吃完粥，陳曉乾走5!1罈子邊，打開蓋，用手電筒射了進去，果然看見有幾十隻大 / J 坏 

「可惜你不吃田雞，」謝友芳說。「沒有點肉類讎充，對你的身體不好啊！」 

「不 要緊的 。 」 

謝友芳似乎突然想起了甚麼，高興地說： 「我 想起來了，這裡至少有十斤田雞，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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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去賣了，就可£1^^肉回雜#營養了 。 」 

「千斯賴讎， j 槪％’「我 fftt 嫌艱不能 - 」 

「檄隨怎樣_ 。 j 

_乾回到房間，點著了煤油燈，開始準備開細要點。忽然越，絲，原來是 
周灶嬌：她抱著嬰兒，笑嘻嘻地坐在陳曉乾旁邊 。 

「陳同志，今晚開不開會？」她問。 

「不，沒有會開。 j 他答她，麵準備開會要點。 

她又拉起上衣，給嬰兒饌奶。餵了一會，陳曉乾聞到一陣障濃郁的人奶味=他有點不 
好意思起來，就問她：「你吃過晚飯了嗎？」 

聽見陳曉乾和她講話，她似乎感到十分高興，立刻拉下衣服，抱起嬰兒，說道：「吃 
過了 。 j 

「你不割嫁務嗎？」 

「不用.我婆婆不讓我做 。 」她滿瞼稚氣地笑了起來。 

陳曉乾才想起，她婆婆還很年輕，剛四十出頭的模樣。 

「叫臟！ J 聽嬰陳麟面前，而臓# ffeSf 麽麵， SftSP 富有彈_大 

励手时上 。 fifeME 籽挪開 。 無匕、，她 SSfi 大孩獨！ 

他本想逗逗那白白胖胖的嬰兒，但想到她是四不清幹部的家屬時，他就有點不踏實起 
來了 c 「我要做事，你回家吧！」 

她似乎沒有醒 ffiWIS o 

這時，謝友芳走了進來，看見她坐在陳曉乾身旁，便喝道：「走出去！這個地方是你 
們四不清幹部家靥隨_瓣馬？」 

她用看著陳曉乾 。 釀鞭心一橫 * 不挪她 * 繼續麵寫_東西《 

「你還不_去！」謝友芳惡狠狠地_一聲《 

她才有點麵馳著嬰兒走了出去。 

陳曉乾頭升起了一陣不安 8 他不覺得她是打聽情報。幹部家屬受到這樣的待遇，似 
乎不太砰 。 

(六〉 

由馬成寬主持揭發批判生產隊長謝十二的社員大會。 

曬穀場中央架起一盞大汽燈。謝十二站在汽燈下，手上拿著幾片粗紙，結結巴巴地哈 
著*向社員交待問題 c 

「我從六零年三月當隊長，已經有五年了。在三年困難時期，—些多吃多佔，但 
貪污盜竊、挪用公款是沒有的。現根據這次運動的政策’只追查三年以來的問題，所以 
以_多吃別占問證不詳絍交待了 • 

「六 三年以來，我有下面的問題：——六三年八月到公社開#仝天，我回來後沒有出 
工，卻報了一天的開會誤工補貼：二、六三年十一月某天，我 ft 會計挑隊裡的花生到公 
社，在路上每人吃了幾兩：三、六四年春節，我代表生產大隊到鎭上去慰問解放軍’剩 
下一些食品，我有份吃光了：四、六四年三月，縣裡給我們大隊發救濟糧，我也申請得 
三十斤° ’ , 

「上，我沒有堅麵 t 我隊一■員搞投_肥、走資註義。對膝備不 
夠緊，沒做到三落實。組織上沒有培養本隊的積極分=’我擔任隊長五年，沒有培養發 
展過一®黨員。在思想上沒有對地富肝嚴格要求，力口強他們的改造，更沒有想過可能 
有階級異己肝® I 黨內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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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十二交待完畢，馬成寬便對大家說： 

「社 員們，剛才大家都聽了謝十，交待，綠一定很不滿意。腦交_問題都是 
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我們已經掌握了他的大量四不清材料，他並不是那麼清白的！」 
然後，/也掉過頭來，對謝十二大喝一聲：「謝十二，你說，你的交待老實不老實？」 
謝十二停頓了一下，然後說道：「我是老實交待了的 ： 」 

「如果群腿發出其綱■’ ■灘？- - 

他想了想答道：「我想得起來的都交待了。」 

「好， 你不老實，就讓群眾來揭發你，但這就不算是你自己坦白的了。」 

大家 MS 下來。 

陳曉紐觀察珊群■情 緒： 老年男的邊沿地方，有些 MliB ，有些 
在吸著水煙筒；中年男人坐在較前面，表現較爲嚴肅認真：女青年則集中在左邊的曬場 
基上，她們在隅隅細語，表情活潑；倒是男青年不多，而且都是懶洋洋的樣子。 

「大家起來揭發他的問題！」馬成寬叫道。 

腿*會■得動口酿- 

過了兩分璧，馬成寬沉不住氣了，他向著會計謝玩芳和保管員謝樹芳叫道： 「你 們爲 
鈹不揭發他，想顧夂守同盟、互相包庇嗎？」 

但他■人撇乍出酿 。 

陳曉乾注意到，在女青年中，有一個樣子十分標緻、明顯地舆眾不同的姑娘，她一動 
不動地坐著，表情認真、專注。他認 * 她是謝自香。她旁邊坐著一身材苗條的少女， 
十六七歲模樣，眉目清秀，但面色蒼白，表情木納。他似乎沒見過這女孩子。 

忽然聽到有人大喝聲： 「謝 十二，你爲甚麼不老老實實交待？工作塚同志已經把 S 
策講得^清二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随睦教抬萌——砉》商艰甚由磬 o 

謝根這麼，會場 k 氛立刻緊張起來。老貧農張炳光稍爲月力地往地上敲了敲他的 
旱煙筒，從一 fa 較遠的角落站了起來，走到謝十二跟前，嚴肅地說：-十二呀，你不要吞 
吞吐吐了，你做了幾年隊長，前幾年生活困難，有點私心是難免釣 •• 現在黨中央派了工 
作隊來幫助我們，只要你誠懇老實地交待自己的問題，就會從寬處理，社員們也會請解 
的。你就好好交待吧！」 

麵社■是根子 * 也是當年的農會副主席*是看麵十二成長的。 
馬成寬曾做了他大量的思想工作。 

但是，謝十二卻苦著臉說：「炳光叔，不是我抗拒交待，我實在是沒有貪污作弊。我 
受黨教育這較年，黨員是要全心全意爲 AK 服務•…"」 

-不要 ® 直裡擺資格、擺功勞了！」忽然有人吼叫起來，「你當隊長這幾年，隊裡的 
財物，經過你手的’何只幾萬元，你就那麼乾淨？快快交待，免得我檢舉揭發你！」原 
來是富 。 

「你 是甚麼人，有資格罵隊長嗎？ J 張彩鳳在女青年群中站了起來，大聲地說 ，「你 
經常__肥，走資本主#,隊長■你嚴，脆懷恨在心，乘腦復！」 
_辦姬口無言。 ° 

馬成寬似乎沒有了主意 。 

「請 大家起來揭發吧！」陳曉乾高聲地對大家說。「讎黨宇央的指示，這次運動的 
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於群眾，有這樣或那樣錯誤的，自己認 
識了就成了 = 這點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幹部是否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要依靠廣大社 
員檢觀易發來步縣的。： 

、這時，謝利似乎恢-了信心，他大聲地說道：「去年夏收時，你兒子君芳從中學放農 

第365頁 




忙假回來參加勞動，爲甚麼給他 I 己了全勞力的工分？」 

「這是不公平嘛！」謝俊說。「我在這裡也揭發你:前年酬因投機働 E ，_ 
場售理委員會人員沒收了幾十斤芋頭。後來退了一®分回隊，你們隊幹幾個人把它私自 
吃了、 

「是不是？說！」是謝根的弟弟謝基的吼叫聲。他也是中農出身。 

謝十二似下住了 ， 說不 tBIS 來。 

「你 纖是#!」謝利的聲音軟。 「這 林题回人的，你們確麼權 
私自吃了？」 

「我們還是 -1 庚條落 m 然後^對謝十二說：「爐先_ 

你兒子放農忙 / §回來勞動的問題。」 

rase 我兒子記了全勞力的工姚 ，- 謝十二說 ，「他 去年十六歲， _ 芳是同年， 
我覺得友芳鞋勞力，他個當鞋勞力了 。 j • 

「那 你就是有私心！」貧農婦女宋麗娥站起來說。 「謝 二妹跟他也是同年，但她至今 
仍不算是全勞力，你又怎麼娜尼？ _ 

宋麗娥四十出頭年紀，身材結實，表清忠厚，她守寡多年，有一女兒，在籠生槲 
學■書 。 陳曉乾發覺她爲人性格麵 > 熟 ㈣ 體事務*所以 ea 定池肝 。 

「因 爲她……一髓了陳曉乾一^。 

「因爲她甚麼？」宋麗»了他 一 K ，_:「因富農的女兒是不是？」 

隊長沒做聲 > 大家也狐應。 

「_^ i ，地富子女也麵員，磁二和其讎員視同仁的。地富分 
子本:多勞多得，何況題們的子女？」宋麗顯 c 

然而，区爲她這番識是爲地富說話似的，所以大家更加沉默。她似乎發覺了這一 
點，「我是講黨的 ■ 。偏幫自己親饔的事，肯親四不_ 
行爲！」 

「我說說，」保管兼記分員謝樹芳說，「當時我原來照往年他兒子半勞力記工分，但 
他妻子來攤，要求舰》說要同友芳一樣*記全勞力的工分。觀赚從° _ 

「這 一 f 条他已經承認了，就算是落實了 c 」馬成。屬於甚 _ 質，以後再 
定。現在落實他分吃謝利的芋頭這個問題吧！」 

「說， 你是否分吃了？」 一 (@ 四十開外的彪形大漢說。陳曉乾知道他叫謝標 》 他雖然 
是貧農出身，但前幾年發 f 「國難財」，現成了全隊时首富， 

「其 實不算分吃， j 謝十二面無表清地 is ， 「那 五斤芋頭是市場管理委員會退給隊的， 
並不是退給謝^本人的。那天我們隊幹三人核算社員工分到深夜，肚子餓了，又覺得那 
五斤芋断好鍵，縫就折價每斤二角，醉頭煮规了。」 

市價應觀痛！」謝麵。「你們利用職權，朗了二元。」 

「每斤三角才合理。」宋麗娥說，「我記得六三年初，自由市場的物價已大大降低了， 
芋頭每斤是三角錢。 

大家議論起來，最後大多數人同意是每斤三角。 

揭辦開到^#半 > 播發 t 十五條 * 落實了八條，都题齡蒜細問題 。 

根據工作塚的指^，要通過第一輪揭發批繼，物色第一批積極分子，以後逐步擴大’ 
爲_中、後期組織貧下中農協會和發展黨團員％好準備。爲此’陳曉乾和馬成寬在晚 
上召開骨幹分子會議，包括謝友芳、謝俊、張炳光_麗娥。 

「今天社有兩件事要和各位商量： 一 分子隊伍，二是對生產隊的幹部分 

獅聡 >」陳曉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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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分子要擴大到多少人呢？」謝友芳問。 

「當然是越多越好，」馬成寬說，「不過要保證質量，一{固隊最好有十個左右 6 」 

「你 f 猜看，除了你們四個之外，還有娜一些？」凍曉乾說。「主要看在^中的表 
現。積極分子並不一定是沒有_的’大的方面好就可以了。」 
r 4 W 麟鳳”宋麗纖 。 

「膨 鳳年紀輕，不，醇，不必了 °」涵光提出異議 。 

「彩腿讎概苗紅，又敢化， • 我贊成！-謝讎 。 「炳光你是怕 
效臟一起不好，娜？」 

謝友芳也說：「彩鳳團結女青年很有用 。 」 

! j r T®WEi j 

「雪英可以嗎？」張炳光問。_她當婦女隊長，只是協助隊長糸且織婦女勞動，她不算 
幹部，平日上面開甚麼會她也沒份°」 

厂可 以的，」馬成寬說，「她在婦女中也有一點威信。不乎有些 顧慮， 不* 
膽，跟我們工讎有些距離、 

_這_»4，」宋鼯娥說’ ■■連我_不矢随_個婦女隊長算是甚尼！」 

_既然不是正式幹部，只要對運動織識，祕、揭發不良現象，是可以當積極分子的’」 
馬成窗說 ，「況 目她領導婦女生產° I 

‘广董雪英也算，吧！」 P 東曉讎。「宋麗娥，你鎌讎的思想 I 作，主要講離 
她不_部，算社員，讓她打消顧慮。」 
r 謝拫表現也不錯”馬成顧° 

「但 他獨不關心集體，備一觸馬畐噤。現在一下子那，可能有自己的打 
算。」張炳光說。「還有那個富裕中農謝利，巴全隊出了名，這次運動比誰都積 
極，我就不相信他真的擁護社會主義！」 

陳曉乾想起了毛主席提到勇口賢前麵「社教」的經驗’歸棚用勇敢 
肝，當幹部解放鍾新掌權時 * 如今毛主麟出》铿人同流■產階級 

—樣 * 弓隱法 > 是可以 

「我也不同鰂收他們肝，」宋麗職，「這會在群眾中造成不良 3 」 
「不 能因爲他們有一些問題就不吸收他們，」馬成寬說’「只要他們在這次四清運動 
中，真正認識和改正自己的缺點和^就好》問題嚴重的當然不能加入，如謝 f 卜但謝 
爾樣的 AM 運動可能有好處，對員 • eiBSJ 安定作用 9 當然積極肝可分期分批 
吸收 * 這次先不吸收他》」 

「但要肯定他們的積雛 3 」陳曉讎°「你們可以把我們的意麵告他們，要他們 
繼續努力 o 」 

極”謝友芳說 。 

「舰！ mS ® 貧農呢！」翻光說。 

「他現姓活識，是否會走社會主義謹 ITMft 了 °」陳曉讎。「以後才定吧 。 j 
陳曉乾知道黨中央對謝標這類農民，或許會有新的改策，可能會被劃爲新的富_ 
層。但中央尙未定案，所以他不好向大家說出來。 

「還確麼人嗎？」馬成_» 

大家想了想，謙了搖頭。 

_除友芳冰，我麵的男青年。」赚銪點雜職：「離_尼？」 
■我們 fiti ® 慣是男性中老年人關心隨的事’男青料太理事。」謝友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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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撲朔迷離 

(一 五年三月） 

㈠ 

瞧乾來到謝已經有大半個月了 。 生活是艱苦的，比起他在彩虹時，有過之而無， 
及 。 到底■墟鎭 * 又住轉校裡 。 雖然是處齡韻雛態*但除了參加 
大煉鋼鐵之外，在學校裡倒是不怎麼參加勞動的，脱上更是絕對休息。現在不單天天跟 
社員一起勞動，又只吃三頓稀飯，每天晚上還開會到赚。據馬成寬說，謝友芳確是全 
大隊最窮的。他的住戶謝俊，雖也是困難戶，但除了一曰三_粥之外，還有一些紅薯、 
芋頭說的雜糧統 > 也有一定賴的青菜 > 肚子可馱半飽 3 其的農…一個 
星期可以吃到三匹頓乾飯。整體水平來說，已比困難時期好多了，至少他沒有看見患浮 
腫病的人。不過，從城市的標準來看，還是很艱苦的，尤其是這青黃不接的三、四、五 
月。他經常惑到肚子餓得實在難以令人忍受。前面還有好幾個月艱苦的日子啊！ 

一天，麵翻臟女隊長董雪英帶領的一隊婦女，杉_倒田裡作腿。天上下著毛 
異 S * 冷 8 

他忽然想起，在困難時期，他密趟 ffif 見，五十歲以上的農民，因患水幾乎全 
部死光 。 在這裡，似乎仍有幾個年過六補人，如王玉珍之夫謝八、富農謝十，張炳光 
似驰有五十多歲了 s 

「雪英，我想問你巧問題：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在一農 W ，那裡的人過了五十 
_，都差不多織& (« 訂。你們搬有這種情況吧？ _ 

「怎麼沒有！ _ 她答道。「您看我們這裡有哪一個是超過五十五歲的老人？」 

「謝八和謝十，他們都近六十了吧？」 
r 謝八才五， J 出頭，齡弟謝十比他小兩歲° j 

「謝十是謝八的弟弟嗎？」他挪雜， * 一個是貧鍾？ _ 

「這有甚麼奇怪的！」她說。「兩兄弟的際遇不同，兩兄弟一«是共產黨， 一 個是國 
民黨’沒有嗎？」 

「這倒也是，」讎， r / ig « 謝八已經很老了，而且按照炳光叔說，他是個半勞動， 
怎麼才五僧離尼？」 

「在以往，五十多歲的農民都還是正勞力，有不少人還是一級勞動力呢《但自困難時 
期以後，能夠熬過五十歲的人不多，那些熬得過來的人，也顯得一下子像老了十歲以上， 
基本上做不了重體力勞動了 °」 

「那麼，謝变還要討一個_健壯的老婆，而且還是個地主婆呢？ 一 
她「噗喃」 一 聲笑了起來，沒有立即回答他。 

「陳同志，您一定不是農村出身的、麟鳳在後面，說道。 

「我讎不行，對農事不在行，你猜得出來並不奇怪。」峡著答她。 

「■得您汰不麵>«^青況了。_麟_。 
r 耐網飄些方面呢？」 

「我們管 w 四類分子，只照政策辦事，並不像書本、電影上所^，整天把他們當作 
可惡《敵人看待。麟鳳笑著說。「貧農找地主雛老婆，上面又沒有規定不可以 。 謝 
八四五十歲都找不到老婆，因爲沒有女人願意嫁給他，如今有地主婆找上 p 狹，即娜 
個四五十歲 WKLA 怪，他也會_ !」 

「你鐵，地主婆和其讎女一樣，在婚姻上是平等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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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秀英又笑了起來，誕1 :「陳同志，您 SI 湘信這丫頭的話 。 謝八是特另糊仔。 一 《 
織，地富的兒女是爾找對象的， 5 E 7 妓_主婆就更難了。當然地富肝可 US 

，他繼真_要絕種了？」 

v mmm ^ mmmmmmm »八酶又老 光棍，那 

就稽 。 j 

「麵自*，倾不出却馬？」 

「她 緻的，-麟鳳贿醜職， 「她 不單鞋大隊的頭號美女，在全诚 
也赖一名-我不 ftsi * 不 ' 全美女 。 她要不是心高氣傲，僧早就已 
了歸宿了 ° j 

「 aifeg 職？」_乾問。 

「讎躺獻話！」董雪英嚴肅地瞪了她，，她也就不再做聲了。 

黃昏收工回村，經過富農謝十家，陳曉乾看見謝十的兒子謝^突然從他的房子裡狼 
狽地衝了出來，裡面有人仍出麵筐、小木的麵。 

「進芳？甚麼騎？」陳曉乾撕住他問道，並看見屋裡有 he 十分嬌嫩的少女衝?們 
口。但當她見 fij 陳曉乾時就立刻縮了回去。 

謝進芳沒有 ■ 。 

張彩風在後面叫道：「陳同志，规！」 

陳曉乾知道其中一定有內情，所以不便再問。 

走遠了，他問張彩鳳：「這是怎麼回事呀？那天在曜場開社員大鱗，我好像見過那 
個女孩子，题十的甚麼謹嗎？」 
r 她題芳的愛 AS 玉琼” 

「愛人？」他更加奇怪，「怎麼從來沒見過她出來做工的？照我記憶，大隊的戶口簿 
上沒有她的名字呀！況且她的年紀好像不大，十五六歲的樣子 。 」 

「题樣的，」麟鳳說， 「唐 玉掠是 OfflA ，也是富農雜出身， _ 芳驗驗 
戚，困難時期死了雙親，成了孤女，謝十_她接來同住，今年十六歲了，去年給他們 
成了親，但沒有同房。去年以來，她就變得有點瘋鼠_了，只要進芳踏進她房間，她 

來，扔東西。把自己關&旁裡，不 MA ，不 tBX ，_連飯也不吃。 
進芳是老實人，對她極好，也默默忍受著呢！」 

「競去年發生了麵事？」 

「甚麼_?」_疑了一下，「我也不大總。」 

_乾感到十，賺乎有些話不麵或不麟，董雪英 m»tt * fteWfe 仍 
不夠深入群眾，隊裡有很多事還不了解，被蒙 M 裡。 

星期曰下午，又集中到大隊部向林隊麵報佈置工作。 

先由各越隊的工彌員匯報各展情況， 

^ 排_標準爲：沒有貪亏*挪用不超過一百元 * 純多佔不_ 
五十元，沒有重大的政治思想問題的，爲 一 ^;貪污金錢不超過三百元，糧食不超過 
五百斤的，爲二類隊：超過二類隊的，爲三類隊；貪污、挪用千元以上，糧食三千斤以 
上，或政治上有重大問題，或被敗人篡奪了領導權的，爲爛了的隊。 

由馬成麵耻村^況，° 

排爲二賺。其他兩個片九個隊中，有三個隊被排爲三類隊，其餘爲二類隊，沒有， 

匯報完畢*工讎機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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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我們這翊勝是初步的，當然並不準確 。 根據毛主席關於我們的政權三分之一不掌 
握補們雜的分析，我三個隊應有四個以上的链隊爛了，三讎也佔半數左右 3 
但是，讎剛才大家的匯報和排隊，我們紅星大隊是一^ 了，這不符合中央的分析 。 j 
他擬啲暖向陳曉■了一下，麵說：「我權裡有十多個大學生， 一 來完全沒有經 
驗，二來溫情主義思想太嚴重，三來沒有做深入細緻的發動工作，而我們參加過四清的 
同志，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所以就 gfeH 個和平陣來！」他迅速把眼光射向馬成寬，嚴 
肅地說：「小馬，你們對本隊太盲目樂觀了！」 

馬成寬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應聲道：「我們是讎你上次佈置的規格定出來的。既然 
勝中沒有*彌电驗，多吃別占的驗也不腫，當然總了 。 」 

「你所說的沒有貪污挪用，只是你主觀認爲罷了’事實是否如此呢？凡是過早下結 
論、打包單的，往往會思想麻痺，鉄鬥志，通就一定會走過場！」林隊麵厲職 。 
「我們不能無中生有麻！」馬成寬還要分辯 。 

「陳老師！」林隊長打斷了他的話，面向陳曉乾說，「請你回去重新發動群眾，把隊 
裡階級鬥爭的蓋子真正揭開來！」 

陳曉乾想講幾句話，但林隊長卻沒擁會他，繼續說:「大家先休息一下！」又說:「扶 
旺片的工作隊員，除 K 大學的師生外，都集中到後室來，有事商量*」 

過了十五分鐘，讎長再走出來，向大家宣佈：「現在分片過民主生活會=>」 

三個片的工作隊員各自找了個地方開會。以往分片開會時，工作隊的三個領導人都是 
自己分開開會的，但這次卻分&倒各片。林隊長到扶旺片。 

江文麵部表 I 青十分嚴肅 3 她說：「我首緋自寸，我作爲，片的領導，沒有 
對隊員作嚴格要求，沒有做艱苦的教育工作’檢查工作也不夠嚴，致使一些同志思想右 
傾麻痺，進度緩慢，拖了整個大隊的腿，默家提出批評。」 

水背链闕麥大細下村趙酬周馳作了自我批評。聽離來，周媛應瓶 

的 。 

陳曉乾知道，這是把火力集中到他們師生身上的前奏。江文琪他們放下包狀後，_ 
裝上陣來對付他們了。他本想也作同樣的自觀評，但因林隊長對知識分乎頗有偏 
心驢不做聲 > 赚妍動 c 

果然，過了兩分鐘後仍沒有聽見有學生發言，麥大成就說話了：「小馬把自己的隊排 
成隊，廣砂月他還沒有麟入細緻的發動群紅作。把自己的隊排成一類隊是最容 
易不過的，不必做 ffif 可工作就可以排了。當然以後也不必做甚麼工作了。既然是一類隊， 
還工作魏的？一 

r 我認爲你下這個®11斌斷了！」馬成寬不高興地說。「我和陳老師天紅作到深 
夜，沒有一麵上是在兩點鐘前_«的’這點鞋江 / t 長也說道的 。 我承認我沒工作 

經驗，水雜，但我不織'麵麟 AW 發動工作。」 

「小馬工作是做了，但做了不等於是艱苦深入，每天晚上不睡覺也可能是水過鴨背 
的！」=「我們片開會時也了解到一些情況’總覺得小馬工作不夠踏實’報喜不 
報憂的居多！」 

「我這是實事求是，」馬成寬不甘示弱，「沒有大老虎，我能胡亂造一個出來嗎？我 
麵呆：上村生產隊」 

「怎臓打保票呢！」江文瑛不高興地說。「這是一種脆險的思想啊！我們來搞階 
網爭丨要時刻勝高度的_性 * f 能梢有讎麻_思想 。 _未到麟時也不能 
下這樣的結論。小馬，這是一種右傾保守思想啊！_ 

「如果束時® e 月我排一讎是酬，叉怎樣？ 月 a * 右臟守？真 

理有沒有一®客觀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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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 ！ 」林隊長聲色俱厲地說，「你太不謙虛了！你這樣的態度，這樣的認識，你 
要是正式工作隊員，是要停職反省的！帶著這種思想’怎能放手發動群眾呢！」 

看見氣氛如此緊張，林隊長也表了態，陳曉乾只好^ :「上村生產隊的問題，責任應 
由我來負，因爲我是老師《我們的確沒有閒過。但從我個人的思想來看，還沒真正繃緊 
階級鬥爭這根弦。我一定要在這場階級鬥爭中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權長又說： 「小 馬的問題是一個態度問題。在民主生活會上，沒有半點自我批評的 
精神*那是不_ !大家應該麵' 誠懇地幫助他 o 我們工作釀在公_行 
練兵’進備打一場 『大 四清』的殲滅戰。如果小馬不能正確認、識自己，那就很難過練兵 
那一關。齡 ， \mmrn > 到別的片去了。 

隨後，覃子照、 p 東娟、蘇步滋、白麗英等同學都作了自我檢查。馬成寬也不得不作 
了一些自。 

跟著 • '騰長家集中■佈肛作： 

「要做好三件事：第 一 ， 進一步深入發動群眾，揭發幹部的問題 。 現在的重點， 

應轉爲隊幹之間背對背揭發。一定要採用『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各個擊破』的策略。 
第二，抓好各隊幹部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上次對大家說過，我們大隊是三類隊，所以 
要求大家回去後認真抓好本隊隊幹，認真發動他們深入揭發大隊的四不清問題，將功贖 
罪 。 中央有指示，對於那些貪污幾十、一百、一百五十元的幹部，在充分揭發落實的基 
礎上，退賠好的，先予以解放’爭取他們大擔揭發大隊尹■問題。當然，我懼在離 
開充分揭發還很遠，還未到解放一、二類幹部的時機。爲了提高社員群眾的階級覺悟， 
自覺地掲發幹部的問題，包括大隊幹部的問題，各隊都要搞憶苦思甜活動，對勞動人民 
來說，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三，抓緊春插，一定要在清明節前插完，這是爭取增產 
的重要一環，是關係到完成 『社 教』第六條標準的大問題，一定要十分注意。」 

(二） 

陳曉_馬成寬作了分工， > 馬成賴責缝離他 

工作。 

憶苦思甜的籌備工作，主要由宋麗娥和張炳光負責 。 

早上，宋麗娥帶領一《五人婦女小組去拔報、_菜 ° 張炳光則準備了兩個大生鐵 
鍋、柴火。並約定由張柄光、謝俊作憶苦思甜發言。 

憶苦思甜會於黃昏收工後在曜穀場舉行。規定在此之前，不得在家裡矢吃東西，自帶 
碗筷 。 

橫額，用黑色大字 ㈣ 「上 村越賺苦思。 

由宋麗娥宣佈憶苦思甜大會開始。她叫大家各自向大鍋裡裝一碗用_、野菜、木薯 
粉煮的 k 苦餐 。 

當大家都蹲 F 來之後，宋麗娥便說：「現在，上村生產隊貧下中農億苦思甜大會開始 ° 
對貧下中農來說，是憶苦思甜；對不是貧下中農的人和地富子女來說’是借苦思甜；對 
地富分 f 來說，是自我教育，檢討自己在舊社會的罪惡，更自覺地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 
改造自己。大家一邊吃， 一 邊聽憶苦思甜報告。經過憶苦思甜之後，大家更熱愛共產黨、 
熱愛 fc 會主義，更加憎恨舊社會、 It 恨剝削制度，從而激發起我們貧下中農的樸素無產 
階級感情，揭發幹部的四不清行爲，揪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四清運動搞 
深搞透，以臟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 nr 的社會主義江山！」 

這職是陳曉乾預先教她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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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讎尋一 痛 S 樣子，到大伙面前。他特別穿了 - f 牛千補百結的土布 

衫褲。 一 下子似乎老了許多。 

側發湖聲音開始講了總： 

「解放前，我們貧下中農所受的苦’真是十天十夜也說不完！我家也是苦大仇深的 
啊！」他的聲鍊，似鴨在忍纖痛_淚，「解漏，我爸爸媽獅了官橋大 
地主錢百昌三畝田地，用來養活我們五兄弟姐妹。因受錢百昌的殘酷剝削，我們一家四 
個勞動力，即我父母、我姊姊麵’曰幹夜幹也只得個半飽。有一年遇上十年大旱’我 
家幾乎顆&無收 。 但錢百昌的狗腿子仍如狼似虎地上 P 5 S 租，後來不僅打了我爸爸一頓， 
還搶走了我十二歲大的妹妹和我家裡僅剩下的一些糧食！我爸爸爲此氣得生了病，五歲 
和三歲大的兩個弟妍久就贩…… j 他已泣不成聲了 。 

「打讎惡的 Wt 級！打讎惡麵社會！」黻_了赚，手，讎大 
家高呼口號。口號聲過後，陳曉乾聽群眾中斷斷續續傳出了哭泣聲，逐漸地’有些人 

發出駄的嫂來 c 

「不久…… 」 他又說不下去了，默然了一會，他才把那句話講下去： 「我 爸爸也病死 
了，雜材都沒有……」他痛。 

「不忘階級苦，淚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鳳又呼口號。 

口號聲過後，謝俊的情緒略爲平靜了下來。 

「後 來姊騰了，麵媽受生活的折磨，患了貧血病，不能幹重活，觀好去爲大地 
主錢百昌打長工養家。我二十五歲那年結了婚，就向他租了兩軟田回家耕田度曰，勉強 
能生活下去。但是，」他突然把聲音提高：「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抓3±丁，我雖是獨子， 
錢百昌當時是鄕長，他不問情由就把我拉走。我走了以後，錢百昌的兒子錢通財竟強姦 
我妻子，她當時正在酔。 

「打 倒地主階級！ J 、 「不 許資本主義復辟！」 、「中 國共產黨萬歲！」馬成寬含著眼淚 
高叫口號。口號聲之後，會場變得鴉雀無聲。人們似乎有點窒息。跟著，可以聽到吃億 
苦獅聲音。 

「社員們！」謝俊停住了哭， 「你 們現在吃到的這頓憶苦餐，已經比我們貧下中農在 
舊社會吃的草根《細辱多了！ J 

陳曉乾一直在用心地聽著’在細樣察大伙的動靜，所以還沒有開始吃-聽了他這麼 
說，他便用湯匙吃了一口。實在難於下嚥，那味道苦得很，還有一種強烈的潲水味，的 

「至 少，它伴有木薯粉，那是殺吩質。我們那個時候，往往是一 ffl 月聞不到米_ ° J 
他繼續讎他的過去。「我被拉夫到了湖南衡陽，就設法逃跑了。回到家裡後，不敢露面， 
在山裡東躲西藏，雨淋曰曬，差點兒成了野人。我妻子得不到照顧’患了產後_風’ 一直 
病到現在。要不是不久讓放了，來了共產黨，我一定會赃山野’妻子和老母也會沒 
!」 

「共 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這回是陳曉乾帶領大家高呼口號。 

陳曉乾從謝俊的憶苦思甜中體會到，中國的農民，經過連年戰亂，受到了土豪惡霸的 
百般壓迫剝削，一直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抗戰時期，他逃難回鄕也親身體會過一些。解 
放後的確使許多貧苦大眾得到了一線生機。後來鬥地主、分田地，他雖然沒有參加過， 
但可以想像得出，當時農民的確是翻身了 。 

跟賴宋麗娥麵： 

「年 輕的社員們！希望你們不要對著這億苦餐皺眉頭！要求每個人都要吃完！在舊 
社會，我們勞動苦，憶苦餐要苦®-百倍！吃了它，大隸要不忘繼苦， 


第372頁 





牢■淚仇，■行動起來，把，使我們的子赚代不致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接著由翻光作憶苦思甜講話。在舊社會，他也是個苦大仇深的人。當他講到當年他 
爸爸和謝十二的爸爸被大地主錢百昌的狗膝子謹蔑偷豬而被打得死去活來時，謝十二的 
哭聲響亮，也最爲悲切。當張炳光泣不成聲時，謝十二帶頭振臂高呼口號，並當堂 
表示一定要積®投身 f 彳這場運動中，以實際行動保衛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 

這時，憶苦思甜會達到高潮。人們的哭泣聲此起彼伏，尤其是婦女和中老年農民。 

陳曉乾奇怪地注意到，謝自香竟哭得十分傷。在謝俊和張炳光的憶苦思甜報告中， 
臓有類■的粧肝謝茂軒和富農肝謝捕罪惡，可見他极過是小粧 、一 
農而已。 

最後，張炳舰感激之情，講述了■後讎的幸福生活，現拽了新房子和多少張 
讎、賺，吃得飽、穿得暖，女兒張^鳳還成了張家第一個中學畢業生。氣氛逐漸變 

來 0 

陳乾結發言，不外乎說些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匕悲痛爲力量，把四清運 
動搞深搞透，跟著黨，永麵 d 會主義道路的話。 

# 

第二天吃過晚飯，陳曉乾到邊去洗衣眼，阐 U 好看見謝自香也 HS 人在那裡洗衣 M 。 

她來，看■曉乾，便有禮貌地叫了 一聲： 「陳同志！」 

陳曉_了一聲，就謂旁邊陕。大家灘了一會之後，他想起了她在憶苦 
思甜大會上的表現，就問道： 

旧香，你的名字是你爸爸給你起的嗎？」 

她停住了洗衣服，有點奇 f 圣地抬起頭來，韶 I :「我爸爸原叫我做『阿香』。初小畢業 
後，觀自己改爲『自香』，這樣比較好聽些《」 

「隸？」她似乎怔了一下，「隨齡，字，沒有甚的。」 

有顧慮，你不是講真話。你不。糠 k 大學 
的教師，也不是工人、貧下中農出身。我明白你的處境。你有紐餓可以幫忙的嗎？」 

聽見讎得這麽誠懇，她似乎有點感動，哽棚^了 一聲： 「謝謝您，陳同志！」 

「我是省裡 k 大學教師的事，你也不要對任何人講。」他又吩咐一^。 

她似乎更感動了，低下了頭，好像是在哭泣。過了一會，她的情緖平靜了下來，問道： 
「陳同志，既然您不是工廣家庭出身，怎麼又能當工作隊 mij 片長呢？ j 
r 你怎廢矢随 assij 片動？」 

「彩鳳她俨纖還好，」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她們■我今後一輩子都要呆扯 
村’對任何人都不會有害處，的確也把我當作是社員了 c 所以這些很多人都細 I 的事情， 
她馳會告織一些。」 

「難道有人不把你當作社員嗎？」 

" —翊酣，麵？ j 
「擁濟困難時期，我也曾在農村呆過。」 

「纖們這些人織，那是個特殊時期 。 」她加重語氣說。「當時，大家都沒東西吃， 
似乎沒，所以綠互相間倒寬雜 。 懦 ms 的 Att 較看透姓吧？」 

聽了腿後^舌，陳曉乾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惆 r °階級鬥爭牽連千家萬戶，這個 
地主家_身的少女，是不是過早地看聯 is ? 了，事實：三年困 

難時期，在廣大農村，階級鬥爭讎了，所以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毛主席就發出千 
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至今就有社會主餘育運動了。 

「你題，你受到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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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叫做歧視。對其他人來說，這叫階級立場堅定， J 她語氣中沒有半點責備的意 
味，「我若是貧下中農，也許也會那樣！幹嗎要同情和接近地 S 子女呢？對自己有甚麼好 

處呢？」 

「地富子姊身不是剝削者，他們又參加勞動，所以享有公民的一^權利，應該與他 
們的父母是不同的。」 

「當然不同，我們的父母受管制’而我們自己不受管制。」她忽然聲音黯然起來： 「不 
過，有畤我們比他們更_ o 他們畢竟年紀已大，也的確_對不起勞動人民的事 C 而 

我綱？」 

「你們觀可以掌握自己齡涵°」 

「對於我們地富敝兒來說，能夠爭取得到最好的命運’就是認貧下中農的子弟 。 J 
她又嘆了一口氣。「除非你長得漂亮，否則貧下中農子弟是不會作出這種犧牲的！」 

「是一種灘嗎？」 

「當然是！」她用肯定的口嘯，「例如參軍、到工廠當工人、當幹部等等’有 
份兒了 ！」 

「你長得這麼黯，爲甚麼不找一戶貧下中農呢？這不失爲 一 f @ 好出路呀！」如果是 
在平時，他是不會隨便和 一 ffl 不太熟悉的少女談論她的終身大事的 。 但現在他是四清工 

作隊員*而對方社錐位極之低下° 

「我？」瓶怔臟，「不會有人敢討我做妻子的 3 」 

「怎麼不創尼？ J 他不假思珍粧婆也有貧農麵！」 

「她怎麼同呢？」她有點驚訝地抬起頭來’似乎責備他把她與王玉珍相提並論’「她 

是破«»«!」 

r 她怎麽_確尼？」 

臟有答他。 

r 你不■有人要的 。 是不是膨 * 你是心高氣傲？」 

「我心高氣傲？ _她輕輕地苦笑了一聲’ 「我 們這種人，有甚麼條件心高氣讎尼？ 
出身不好不必說’ 沒有蘭蕙質、柳絮才，有甚麼條件心高氣傲的呢？」她越說越激 
動，似乎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讎斥過’這是她第一次找@了_的對象。 

陳曉乾想：她竟然能引用《幼學壤林》中的「蘭蕙質’柳絮才」！ 

「更沒械容月貌！」_腫語氣說 。 

「也 許你有沉角、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你自己不覺得《尼？」 

她忽然說：「陳同志，您不要挖苦我了，我怎能和我國古代四大美人相比呢？」 

她竟然也知 E 1 「沉 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是指中國古代四大美人，這不能不使 
陳曉乾感到十分意外，並從內心產生了一陣驚喜。他明白_自己的名字改作「自香_ 
的餘了 。 

r 你时占典文學修麵彌！ j 

「在 這裡是沒有人懂得欣賞你的古典文學修養的，」她說，-貝暖這裡的轉老師， 
和他談詩論文，他也是一窮不動，怎能像你們大學老師！而這種修養在這裡對 一 ffl 人 

毫 無幫助 => 」 

”、、「你 才不勝 J 轉業，賊 J 這^問是從麵學來抑尼？」 

「我爸爸少年時代讀過六年書塾，存有不少這方面的書籍，土改時並沒有充公或沒 
收，就由我來繼承了。最初有不懂的地方就問他，後來逐渐都懂了 。 」 

「真是個聰明的姑娘！」他稱讚說，「所以我說你那名字『自香』是有含義的，就是 

孤芳自賞的意思，是嗎？」 

她沒有立刻回答，過了一會，她幽幽地說：「我的確有點看破紅 * ，這世間對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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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足留戀的。但是我不能不負起兒女的責任，雖然我父母過去是剝削分子，況且，」 
她忽鰂聲音膽讎， ㈣ 絕望的口_， 「就 算赶珍丈夫謝 n 働人，也不敢娶 
我 j 
「怎 #1尼？ j 

她沒有做聲。然後，她把洗好了的衣服放在籃子裡，提著它站了起來，說 道： 「陳同 
志，我先走了，您漫慢洗吧！」 

陳曉乾似乎明白了，她爲甚麼在憶苦思甜會上哭得那麼傷心，她是在感懷身世！ 

(三） 

中午時，陳曉乾到貧農謝廣家串門，路經*八家時，看見那王玉珍又在 n 口坐著，肆 
無忌憚地打開胸脯，完全露出兩隻紅紅白白高挺的乳房，讓孩子站著_著奶頭。陳曉 
乾不敢多看，匆匆走過。但她還^眼就看見了他，忙叫道：「陳同志，您好！ j 

他裝著沒聽見，沒有應她。作爲一®四清工作隊員，他必須立場堅定，不能對地主婆 
有 en 紐的表示。那天黃昏和謝自香後，讎感到有點不安，她到底是粧 
的女兒1 >就不好 7 ■> 不過 > 她的確鐘冰雪聰明而又十分黯嶋良 。 

解放時還不到十歲，沒有享受過幾天地主階級的好生活，卻一輩子 倒霉， 是很値得同情 
的。 

正想著，忽然聽見不遠的謝十房子裡，響起了兵兵兵兵的摔物聲，謝進芳又麵地奔 
跑了出來。 

「進 芳，甚麼事？」陳曉乾覺得他得管這件事，因爲這畢竟不是正常的現象，而且是 
在他管轄範圍內發生。他一直懷疑其中有甚麼內情。 

謝進芳沒有應他，艰十分虑歷苦笑了一下。釀乾隱綱看見，女預回房間 

去。 

謝八提著旱煙筒走過來，讎曉乾說：「陳同志，你去管管那唐玉琼吧，都是大人了， 
哪會 S 1 像任 I 4 W / J 韻子那樣，時常鬧到天翻地覆，_別人的呢！ 一 

那王玉珍放液，也一邊扣著上衣的鈕扣， 一 邊跑過來說：「陳同志，我們曾對她 
說過，隊裡來了四清工作隊，叫她參力□社員大會，叫她出工，她多是不聽。現在我就告 
同志!」 

她不等陳曉乾同意，就走到裡面一個房門，用力地拍了兩下，昍道 ：「玉 琼，工作隊 
陳同志來找你了，你還不快點出來！」 

裡面 HS 嬌嫩的聲音，無可奈何地應了一聲。但過了足足十分鐘，門才 「呀」 一聲打 
開，一個剛長成的少女怯生生地走了出來。她的樣貌長得十分整齊，但面色蒼白，那棱 
角分明的嘴唇也毫無血色。不過，看得出，她苗條的身段已開始發育：她害羞地抬_ 
來’很快地看了陳曉乾一 0 S ，又1®!低了下來。 

陳曉乾看見小廳裡有三張椅子，於是就叫她坐下來，他自己也在旁邊一張椅子坐了下 
來。這時謝十和他妻子從廚房走出來，謝十滿面堆笑地說：-陳同志，吃過午飯了嗎？」 
陳曉乾略爲點了點頭，並沒有和他們談甚麼。他們見這情況，就知趣地退回廚房去了。 
而謝進芳則粧外面的小天階裡，_悄髓著雞甲#«*西 - 
「你叫唐玉_ ?」陳曉地問。 

她點了點頭。 

「你 轉幾歲 了？」 

「十七 歲。」她聲音雛，雙眼看著自己的胸部。 

厂你是—九四九年八月出働，實足年不到十六歲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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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十分來，最，但總卻雄地看了他醒’意思似鴨說: 
swasiw 綱？」 

「按照新顯去，女子电針鳩对猫婚’你婚了吧？」 

「我 ……還沒……真正結婚……」 

謝十妻又從廚房走出來，急忙說： 「陳 同志，他們只_了了婚，打算過兩年才讓他們 


!」陳曉■聲 ■ ° 

JftXii 回廚駐。 

r 你不出工呢？你 ws ® 麵？」 

她搖了搖頭，跟麵眶一紅’燃職：「我不想 MA !」竟然哭了赚。 

?」 

她激辱 Kj 口傷心 。 陳曉乾■有鮮。 

過了一會，他又問：「爲甚麼整天跟進芳吵鬧呢？不可以麵相處嗎？」 

她用衣擺了腦淚， 

「我不想讎我！」_，「我也不想顧他！- 
「你 ff 提未贼爾！這樣下去，怎麼麵一賴尼？」 

厂我沒有打算跟他過一世！」 

「你是継麵了励？」 

她搖7搖頭 > 但沒有_ * _深漱#1捕臟* 

陳曉不能再鸸個問題了，雖然覺。 

「臟答應我明天就去虹嗎？」他看著她一動不動赖可励樣子。 

過了敝，她才讎地讎點了_。 

「你 可以跟彩_們 一 ffi 去勞動。在一起，有說有笑，心情開朗些。老是悶 
，也不連辦灘！」 

她聽7■端 > 抬_來》感激 *7 他 
他站了起來，說：「我走了，希望聽我的話 。 j 

走?|厌階，他對謝進芳說：「進芳，你要好好待她。有甚麼事就來告訴我吧，我會盡 
量幫助你的。」 

謝進芳沒有做聲 * MWP 常一樣 & 陳曉■:你有這個嬌_妻子，在地富 
子弟中是酣辱的了，還有甚麼苛求_ ?他又想，謝進芳也長得堂堂正正’雖然沉默寡 
言，但隨讎，勞動勤快。唐玉琼嫁給他，也算是不錯的了。但爲甚麼她表情1圣異， 
說她不想見人呢？其中有 SS 苦衷呢？ 

他想到謝自香珍來。縣麼謝自香心高氣傲？謝八 a 胖條人命了，哪有能力 
珍生孩子呢?那個兒至翔呢？謝■的愛 AS 玉琼醒麼會鞭 
不可理喻？這三件事都^地富家庭有關。其中有甚麼奧秘呢？他覺得他有必要進一步深 
入群眾，把這些謎底——解開 。 

晚上開隊幹會議，由陳曉乾主持 。 讎： 

「我們隊搞『小四清』已經搞了四天。隊長謝十二的問題還未完結。他多吃多佔折銀 
共二十五元’昨天晚上在群眾大會上當堂退賠了，但還有好些問題沒有弄清楚，今後要 
繼續交待。同時，亦應好好領導隊裡的生產，並積極檢舉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至於會 
計謝員謝樹芳，你們也應抓緊時機’把自己的問臟清楚，該退賠的就 a 賠。 
謝樹芳失去一百二十斤穀的問題要盡快搞清楚。我們查帳查出去年夏收後少了那一百二 
十斤穀，總要有一個交待，要麼是 f 尔貪污了，要麼是出倉時忘記了登記。這點，你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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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好好考慮了。」 

「贿弄清楚的 。 」麵芳說，「我模糊地I己得有那麼一*-百二十斤穀的數目，但 
記不■用■醒 。 我一定能想比獅。 

「那 就好，不過不倉 g 拖得太久，兩個星期後就要集中到公社搞 『大四 清』，爲期四天。 
到時除了全隊幹部都要參加之外，每隊還派三到五個社員代表參加。到腿就^實問 
題， TOIig 。頑固的、問®的，批大鬥了 。 J 
勝娜面有齡。 

「所以，雄裡被鬥清楚，總比到公社上千人大會上歡批大鬥的好！」陳曉乾用帶 
點威脅的口_ 。「同 時，大家還要深入揭發大隊、公社幹部的四不清問題，尤其是大隊 
幹部。據大隊工腿估計，紅星大隊是三類隊，問題嚴重，大家要戴罪立功！ j 
_們都麵相覷。 

「 知情不報要罪加一 ^ o 」陳曉乾再次用威脅的口吻說。 「現 在全大隊的 /j 你幹部都 
在揭歡麟■問題，與大隊幹部有勾驗，辦棚發中暴础來 。 你和他 
們_ > 則吏不碰們的共犯 • 也會■他們的問_ « 隊長 * 你先來個揭 ■ !」 

謝十二面有爲難之色，說道： 「我 已經盡賴發了 。 」 

「 四不清問題不止是經濟嘛！」陳曉乾說。 

來。 

「現 在就集中揭發大隊黨支部書 IEW 全貴的問題！ 」 

r 我還不大清楚甚麼是政治不清和思想不清？」謝十二問，「您可以舉些實例嗎？」 
「政治不清嗎？」陳曉_， r miummx • 壓迫、毆打貧下中農浙 d 員群眾，接 
受階辛而和他 mm 奸 。 」 

「欺壓地富分刊 e ?」謝十二問。 

「這個 ，」 陳曉乾不禁頓了頓，「要看怎樣欺壓法了 。 」 

「如果■害鍊？ 」「總 有個 ! 」 

「現在的地富有甚麼財妮！」謝樹芳笑了起來，似乎笑他脫離實際。 
r 害命也是犯 j 

「如果沒有到呢？」謝十二又問。 

「那，」陳曉乾結巴了一下，「你舉例 de !」 

他遲疑了一下，然後說：「例子倒一想不出來。」 
r 那就沒有甚麼好討論的了。」 

「我假設一下吧！」謝玩芳說，「假定大隊幹部無理吊打我們隊的謝八呢？」 

「我們是討論毆打地富分問題，」陳曉乾說，「謝八是貧農嘛！」 

「腿，他家有 HS 地主靜牙！」謝玩織 * 
r 有麵肝尼？ j 
「怎麼沒有相干？謝八是地主分子的家屬啊！ J 
厂怎猶隨樣算的呢！ J 陳曉乾說- 

「我們_地富女兒 EPffiSS 了貧農，她也不能享受貧農的待遇的，反倒她的丈夫間 
讎看作是和她一樣地位的人。」 

r M^m) - j 

厂醜是這樣_!」謝樹芳說 。 

「還是言歸正傳吧！」陳曉乾說，「是哪個大隊幹部吊打纖八？」 
「5^鞭_罷了。」謝十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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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人家說，我們的大隊支書曾吊打過謝八 ° 」謝 g 說 。 

^呢？」 

r 很多人都那 ■ 。 

r 爲甚麼要吊打他？ J 

他們三人互相看了看，然後都搖了搖頭’異口同聲地說：「不清楚。」 

「發生的事，你們怎麽不瓣尼？」陳曉。 

「雌 發生,沒麵看励事，當然不髓定了 。 J 謝十 1 。 

「毆 打人的事，是惡霸、土皇帝的行爲，當然是犯法的。」陳曉乾說 8 「你 們不揭發， 
將來大家都學了他，還#■土會主義嗎？我跡対高四清，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 
路的當權派，其中的一個內容，就是反對當官做老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殷打人 
就不樣了 。 」 

然而，__1這裡以後，幹部們似乎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了 c 他們只是零零題職發 
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貴一些多吃多佔的問題，更多的發大隊會計揚財的貪污問題和 
其鎖經濟問題。 

方之主*有酞的_ * 而農民是不懂法 
律的，有甚麼事均由大隊黨支書說了算。一旦告到公社去，公社黨委書記也會出於維護 
大隊黨支書的權威’而維持大隊黨支書的決定 。 法院只管一些嚴重的殺人放火和反革命 
罪犯等，其餘一律由當地領導全權疆。 

但是，爲甚麼林全貴要吊打謝八呢？謝八是個半勞力的老頭子，與世無爭，只是因爲 
他有，地主錢子嗎？趙個問社，隊幹們爲甚麼吐呢？不僅如此，他 
獨也娜過其 fSAJSRjtb 事。 

「你 們聽人家說，大隊支書吊打謝 /\ ，也應該聽說他爲甚麼要吊打他的吧？」陳曉乾 
問。 

謝十二猶豫了一下，然後說：「據說謝八看稍，不小已辦吃了別酬禾苗。」 

「那也不應該吊打的 ° 」 

至此，隊幹 if 麵個問的討論似乎再也提不起勁來了，陳曉乾只好將此事暫告-段落 。 

㈣ 

陳曉乾同馬成寬討論謝八被大隊支書吊打的問題。 

「我想，像謝 / W « 又老5^1_老頭子，撕了也不會弓隊們注意的。我聽其 
他工作隊員說，不少公社治保主任、大塚黨支書，有如暴君一樣，對於一些犯了些微錯 
調土員*動不動就祖私刑 > 毆打群眾是家常便飯 。 公社領導對此腿睁一劐艮 ' w 

一售阻的。 . 民成。 

「他 不應該吊打一 f @ 完全失去抗辯能力的人呀！」陳曉乾說。 

「可能因爲他有一年輕風騷的老婆，而弓1起支書的獅尼？」馬成寬開玩^地說。 

^嗯’」陳曉乾思了一下，似乎恍然而悟，人 ， mmmmimx 
玩弄的，尤其是那些有權勢的人。 

「你 是說，」馬《«&«)1靈涵小伙子 ，「謝 郑5?撞破了義情相 _?」 

陳曉點了點頭。 

「王玉珍那 / j 彌不到一歲， j 馬成寬說，「不可能是謝八的。謝八已經是半死不活 
了，幢這個本事？ j 

陳曉乾覺得其中大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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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陳曉乾和馬成寬召開骨幹肝 # i 義， ' 謝®友芳三人。 

陳曉_ 了一番清政_重要性之後，_:「在開已 Wi ，這■動雖 
二社改 > 是第二麵放貧苦農民 e 炳舰麵讎 * 土8«是骨幹肝 * 十三年後 
的钱，任務蘇完成，仍要■你們。」 

看賊個編得那麼嚴肅 > 大家都似乎有點緊張_« 

「現在請大家完全打消顧慮，掲發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貴欺凌老百姓的問題。據我們 
掌握_料來看，他的問題十分鍾《」 

嫁聽了臓舌’都默然福。 

一有黨中央給你們撐腰，你們不要 tfl !:陳曉乾鼓動職 。 

但他做聲。 

「我們工作隊是省委派來的，是直接向省^告工作的。那和働，鼓部劃己算 
不了甚麼，我們工作隊在別的地方連縣委、地委書記也能拉下來。你們還有甚麼可怕的 
呢？」馬成寛說。 

聽了馬成寬的話，謝俊才開_話：「群眾是願意跟黨中央走的，這次運動就是黨中 
央發動的嘛！但是，黨中央離開我們太遠了，我們能告狀嗎？」 

陳曉乾明白他說話的含義。在中國農村，歷來是山高王帝遠，農民群眾往往有冤無路 
訴，加上司法制度極不健全，他們自然有許多顧慮。他們最泊被報復。工作隊員當然不 
怕，搞完了運動就離開，誰也奈何他們不得。 

「你們不相信我們會把運動搞徹底嗎？」馬成織。 

_不是不相信，」謝俊說，「只是你們走了以後，當權的還是那些人，那就苦了那些 
了、 

陳曉乾想，這的確是事實。他想講些革命大道理去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但又想：農 
賜最講實際的，雄睡不適用。: 

「你們揭發出來，我講的，這樣可以了吧？」 

醐光笑了一聲：「那就等於沒揭發！」 

「怎 隨呢？ J 

「沒有人證 ， mmm ?」他說。「他娜是些以的老手，遍怎樣雄錢。 
「這馳是。」陳曉■了釘唇，「那麼，賴餅了？」 

「其實我們也不大了解大隊幹部的問題，」謝俊說，_只是聽人家傳說罷了。據說大 
隊支# a 其触產隊也打默、讓漱，但我蹲親眼看見，不能脚°」 

「你們可以把聽_情況詳細講出來嗎？」馬成寬問道。 

「這是事關黨的領導幹部的大事，只是聽纖隨一通，那是反黨行爲嘛！」謝俊說。 
馬成寬說：「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 f 社教』《二十三條》，明確規定重點是整黨內走 
資本主賴派，怎歷反獻豫尼？」 

厂但也不能隨便亂說一通的啊！」謝友芳說》 

「 sm ,你們大隊幹鹏問題了，了？」陳曉乾福興職 - 
過了一會，謝友芳說： 「謝 八被大隊黨支書吊打過，據說是因爲他放牛吃了別人的禾 
苗。這财算 ©0 T 冶不清呢？」 

「當然算！」陳曉乾說，「在任何情況下打人都是錯的，何況是吊打？ _他歇了歇， 
又問：「真的是因爲放牛吃了別人的禾苗那麼簡單？」 

「你麵問謝八，不就真相大白了？」謝俊說。 

「题，雛麼我想棚呢？」醒乾高興職。 
mmmm :「可能他的顧慮翩人更大呢！」 

現在，陳曉乾可以肯定了，其中一定重大的事件。他作爲一個非黨員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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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有能力應付嗎? 


陳曉粒 JJ 贈八單鴯話。 

謝八走進了陳曉乾的房間後，似乎感到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安地站著。 

「坐， 坐下來吧！」陳曉乾讓他在桌子旁邊的一張凳子坐下來。 

「陳同志這麼晚找我來，有甚麼要緊的事嗎？」他彎腰坐下來後，結結巴巴地問。 

「我 想和你談談四清運動的事。 」 陳曉乾和氣地說。 「我 們工作隊入村時宣讀中央文 
件，你參加了吧？」 

「參加了。 j 

r ? j 

「中央要 w 運動，當然是應該_了。」 

「鐘賊們嫌、當讎有問題嗎？」 

「我年紀大了，又不太跟財物打交道，對他們是最不了解的。 

「你 才五十三歲 嘛！」 陳曉乾和藹地笑了 ■ . 「你愛 AMij 生/』《，怎算年紀 
娜？」 

「我愛子…… 」 他?住了，，面色變得十頒看。 

陳曉麟■往下說，但他低预， 

「聽人家說，你曾經歡隊支書吊打過，是嗎？」 

聽了這話，他很久才略爲抬,那雙原來經常流淚的紅眼睛，現在變得更濕潤了。 
「因爲，」他期期艾艾地說 • 「因爲我放牛畤?]葡睡，讓牛吃了下 ww 半敏禾苗。」 
「那也只能由生產隊處理，誰授權他把人吊起來打的？」 

似鸭在流淚 ^ 

「你有甚麼委屈，大朧紐1來。我們省裡派來的工作隊，一定會爲你出頭的 ° 」 

他撐了兩下 鼻涕， 聲音有點®塞地說： 「我 這一輩子，甚麼委屈沒受過？現在共產黨 
領導，老了沒勞力了，有五保，我還有甚麼不滿足的！」 

「腿，你酿珊！」 

「他們都不是我的孩子！」 
r 那個嬰孩不是你的嗎？」 

他酸■不言。 

「不漏足職，我們應該生■辦， o 」 

「公平？ j 他半是質問’半是嘆氣，「世界上哪有真正公柳尼？我們農村也曾搞過 
幾次運動，如五二年的土改，五七年的大辯論 • 還有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反右傾，但每 

—切都很 ftgM® 樣，當權的照樣# a » 」 

「但是，這次運動和以往任何一次運*^同，」陳曉乾說，「以前重點是對付地富 
分子人，現在明說是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麵謝台 e® 來，但沒有做聲。 

「所 以你不要怕。有齡■資本主《^18§^ ’也撇下來了，何酣全貴是领錄 
豆的小官！他吊打你的真正原因是甚麼呢？」 

\ j 讎口而 
「嫌猴看？」 

他似乎有點驚慌，急忙改口說：「觀是隨便說說罷了 。 」 

「哎！」陳曉乾很不耐煩地說，「人人都像你這個樣，運動 tg 搞得》嗎？第二次土改 
又意義呢？」 

「第一次土改打倒地主、土豪、分田地，可我沒有得到很多東西，但至少也沒有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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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謝八喃喃職，「但這次就不同了。」 

「怎麼不同呢？」 

「我也不細 I o 」他已經吸完了旱煙，把煙讎往地上敲了兩下，似乎有點疲倦，打 
f — 大呵欠。 

陳不下去了， ■ •• 「林全貴吊打你的事，社開旨證他嗎？ J 

他似乎驚醒過來，趕忙說：「不必了吧！那是以前的事了’算了吧！」 

陳曉乾只好讓他回家 *> 

怎樣才能打®缺口呢？陳曉乾細1,林全貴是部隊出身，又當了那麼多年大隊黨 
支部書記，對黨的_是很熟悉的。如果沒有受害人面對面指證，他是不會承認釣，也 
是定不了案的。謝八是不願出來作證的了，珍就更不用說了。艮瞧不顧後果敢站 
出來體，看來也测，?他一踐想出 hb 辦法來《 

經工作團同意， K 大學師生可以一個月到公社集中一天，進行工作交流和開民主生活 
會，順働膝_點營養。 

這是下鄕後第一次集中。大家見了面都感到格外親切。周麗蓮、李寶山、_培、盧 
大龍、鄺祖昌、吳棟材各老師均滿面風塵，面有菜色。這親然是這一 is 多月來的艱苦緊 
張生活造成的。尤其是周麗蓮，一下子憔悴了許多，那豐滿的身材似乎縮減了一{@碼 。 

活動由周麗蓮主持。她表現得很關心大家，尤其對陳曉乾’問長問短。她竟然笑_ 
地對他說:「你們工作隊裡有一{立澤教師，長讎頃眼的，又年輕又聰明，你要注意啊！」 

r ? j ■- - xc: 

r 注意不要違反工作隊不能談戀愛的紀律”麵。 

「我 BSW 了未婚》«!」 

「人家怎會知道呢？」她含蓄地笑了笑，你告訴人家，人家也不會深信的。我 

，到了酣，都要說已■了顯？」 

" A * 是共產黨員哪！」 

-共產黨員就不能有男女之情嗎？」她不以爲然賴，「何況這裡生活這麼艱苦、單 
調，是最容易弓廢男女之間的感清的。」 

「我不會的，」他嚴肅地說，是個大美人，我也會無動於衷的。我怎會拿自 
己_途去冒這樣的_ !」 

峨有所思纖了搖頭。 

他 m 了公社的食堂，中午弄了一頓飽的來吃。 

下午臨走時，周麗蓮又召集大家進_舌》她說： 

「我們師生五十二人到這裡來搞『社教』，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有許多同學能同貧下 
中農打成一片，工作上也很積極，得到工作隊的表揚。但是，我們仍需繼續努力，在『大 
四清』前，一定要把隊裡的問題落實，以後的重點就是大隊和公社一題了。現在 
也是麵開始，勞動強度大，生 ssn ： 讎■十備苦，希望大家酿到底，作出更 
好的表現 。 另有 一< 牛事是要告訴大家的，就是我從現在起調到公社專案組的資賴且，不 
再在農村了。由於專案工作特殊，今後我們師生的管理工作，就由盧大龍老師挪巴！」 

「這可不行啊！你是教工黨支部書記，怎能被抽去搞專釭作的呢？」盧大龍不同意 
職，「你應該把實_況織工作團。」 

r mmmm i j ， r mmrnrn * mmmm ] - j 

散會後，陳曉乾聽見盧大龍在鄺祖昌面前罵了起來：「她就是怕艱苦，才想出這一招 
獅，不知道是工作_嗰領導同意她這個要求的？」 


第381頁 



(S) 


爲 / 加快插秧的速度，並提高產童，工作隊推薦一穐新方法，就是用剷狹代矜往年的 
拔秋 《 

新的剷秧方法，是由精壯的男社 M 把秧苗-鏟餐地連泥 W 根剷起，然後由其他人挑 
往水田山 mi : 年婦女插在田卜.。據說剷挟囚能保持根部不受抿 s ，插 f 後定根快，禾苗 
m 壯，成熟期可比拔秧罕五天左右。只是挑秩時帶泥’工作贵較大。結果，速度比拔俠 
快四分之一的時間 。 

由於足第 一? w 用這種方法，安 s 際力上缺乏經.驗，部分邇保留拔秧的方法" 

拔秧的做法 • 足清早由中老年 w 女拿著高腳小木発到秋田，坐在小木 ？ LL ,用手一小 
撮 -< j 姬地蛵輕拔起秧出，夠了一把之後，就用稻桿^它縛起來，然後由男社員收笔起 
來挑到水田，再由精壯的育壯年 w 女插在田上。 

天空佈滿厚厚的灰暗雲屏，在廣35的人地上，細雨紛飛。清晨四時，_乾就起床， 
和屮年紐女到秧 m 去拔秧》那時的大氣般爲寒冷办並不是； itMi 凍冽，因此上身還可以頂 
雛|触在小木弈嫣放在秧田水励雙腳 * 則幾乎被凍，歓全身發抖。他想 • 
如果穿上長简雨靴，就可以免除這種苦況了。但大伙都赤著腳，就連五十多歲的大嬸也 
是如此，他能鬧特 *1®? 現在他明白了爲甚麼周鹿蓮設法去當專；4^組資料5 /。 

他挪麗娥旁邊。 

「拔的時候，不要用死力，耍用手腕力，輕輕乘勢•拔就以了 •• 通常一撮个要太多， 
十來二卜株左右。拔起之後，順手往水裡輕輕洗淨根上的泥土拔夠一把就用這稻桿捆 
mts ^ « ..I 宋麗娥—邊示範，•邊教他。裡有咖扎挑供過的柄 W , 給您•扎吧！」 
那束辦金黄色 》 對折娜著有手臂大小 * 長約-尺 • 

「起初您不熟手， ?> t 不要綁得像我們那麼人捆了，大小倒沒多大關係，主要是不要拔 
傷秩由雌部… 

他細心地學會，宋麗娥就稱讚起來： f 喏 ， 不是挺快上 mm ? 」 說 /d ， 她就 
開始忙著拔秧了。 、 

這秧田上拔秧的十多個婦女中，宋麗_是最年輕。 

「你爲賊不去插秧？」瞧乾問她。 I 嫩：：+ 

敝/起來：年趟歷胎，我老了！」 

「怎麼說老呢？」他說，「我看見工 TM 去了插秧，你小會大她幾歲吧？」 

「認具說，我四十歲還不算老 • 」她用平和的口吻说。「我是 it 個作業組的組長，茇 
照觀邸 I :紀铰大的婦女 - 」 

r 是誰當作瓣 MSO 尼？ J 

r 插狹組長倒 g 每造挑選的，這造是張彩鳳當腿。 

陳曉乾點了點頭 - 

她又說 M 剛次您說我大不了王玉珍幾年，其寅她才三十四歲", 

他想了想，說道：「可能她是地£婆，精神囱貌比^人差些，所以顯得測卒些。」 

1 她並不顯得憔悴， J 她說，「人家都說她不顯老赁還不到三十縦雌 。 J 
「麵？ J 

她又笑/起來：「么我們農村 * 通常是談不 h 甚麼精神面貌的。難道_人會有甚麼 
極不相同的機遇嗎？」她又說：「她長得比她實際年齡要年輕，是因爲她剛生了孩子。 
不斷生孩了的女人， insisi / 五十歲時，看起來還是很年輕的。否則，到了四十歲就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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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即如我這樣 c 」 

他想 * 這可能是有道理的。胜理和心理的角度來看*都齡乎邏_ o 
「您 看，」她指了指坐在靠田邊的一 ffl 大嬸，說道，_會計玩芳媽媽，今年四十九歲 
了，樣^*»比__ !」 

看，然後問道：「她是會言1鍋滕馬？」腿己得，會計己經三十二歲了* 

「您不爐嗎？ _她說，「會計年纖已經同他父册了家 。 」 

他想舰了，腿概匕麵便的婦女：每當社雛員續，戀是參加，總是把 
上衣的鈕扣全部打開，毫無束縛地讓她的孩子吃奶。她面貌娟好，奶子結實整齊，腰部 
堅實*完全不顯老，角有賺不太明_魚驗《 

會計_忽然對群麗_了幾■’然後「噗哧」地笑了兩聲。 

陳曉乾沒聽清楚，於是就低聲地問宋麗娥：「她說甚麼？」 

「她叫我不要把她同王玉珍比較《」 

「王玉珍補麼問題嗎？」慨住這個機會問她。 

「她是地主婆。」 

「那有甚麼問題呢？」他說 ，「不 過，有一點我仍然不明白：照推算，解放時王玉珍 
還不到十八足歲。觸鄉#未潇十八歲的是不會被劃爲地主分0」 
r 可隞綱 _ V\ 歲呢！ J 

「據我所知，應該還有另:解放時若她沒有享受過三年的地主階級生活，也 
不會劃爲地主分子。她大槪不會卄五歲就嫁給她以前的地主丈夫吧？」 

「醜 了粧一年多藤放了 。 」_ 。 「不 過，您卻漏了一備提：她雜必鰱 
勞賺舭身，才舱雕。珍是家離4 #。 j 
「應 有大有小。小 SS6 也是人民嘛！ 一 

「誰 會去深入爲她調查定案呢？雌查出她是小商販家庭出身，那又怎麼麵？」 

「至少不會獻任意欺侮了！」 

「纖侮她了？」跡已、翼_問。 
r 赃想問你這個問題” 

「我怎麼知道！」她又甲懷疑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即使有人欺負她，又有甚麼相干 
呢？難道您會爲地主分子鳴冤叫屈嗎？」 

「那就要看怎樣個欺負法了 ！」陳曉乾用肯定的口吻說。「例如一個女死囚，在 fifl 將 
行刑時， 一 個共產黨員，甚至一個黨的領導幹部，強姦了她。在她來說，不會因爲被強 
姦而減刑，但強备了她的■人，難道就不應受到懲罰嗎？」 

她「噗嗦 j 一 聲笑了起來。 

? j 

一陳同志，_她止住了笑，「您沒有告訴我們您在省城是做甚麼的。但有一點我可以 
肯定，您是個知識分子，而且是在大城市長大的。所以對農村的事很不了解 ： j 
他 sa 有點 o 爲自己裝?_個幹部，°想不到 

被一個村° 

她又說：「而且還可能是個大知識分子呢！大學_，是不是？」 

可倉堤謝自來的。她不應該不保密。 

-奇怪嗎？」她笑了笑，說道， 「我也 不是專門去打聽的。我的女兒在省裡的衛生學 
校上學，她有些高中同學在 K 大學隐書，所以就知道了。我沒有腳巴？」 

「原 來這樣！」他說。他知道不是謝自香浅的密，心中好過了些。 

「這 ■ 麼關<_尼？-她有點不滿地說，一 _我們 _ 你們是大學師生，就會欺 
負你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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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忽然刹■:「麗娥，我想你幫我 HB 忙。」 

r imm\ j 

「我想你去查清楚謝八被大隊支書吊打的事。_ 

「噢！」她似乎吃了一驚，「那是以前的事啦！ 一 

「我《高『社教』，總年以獅醜 。 一讎。「你也不想惡人當道的吧？」 
「黨支書打不聽話的社員，那是平常事。難道他會爲這樣的 / Jn * 下台？所以我說您^ 
農村的事不了解，喜歡顿匕大！ J 
「那■看爲甚麼吊打了。」 

她似乎早就料到他會這麽說，所以她說：「你何必白費心機去追查呢！倒不如多搞些 
經辭清的問題’那是看得雖事,了肝台，將來再當官也不舦記仇。 

聽了漏了這一纖 g ，他更覺賄必下去 。 

「謝八都已經老到走路也不穩了，怎麼還有能力讓王玉珍生孩子妮？我們調查過，王 
玉珍沒有跟誰有過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我們總覺得謝八被吊打與王玉珍有關連。如果是 
強姦了人家的妻子，還要吊打她的丈夫，這是典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爲法律 
所不容的 ，\ j 

「 e 酿真有其事，誰又敢去告他呢？就算謝■自告到公社、麵去，上面也多是他 
的熟 A ，編爲上面會讎八嗎？嫌，就更不用說了 °」 

，林全貴真的是因■姦了 才吊打謝鳩？」 

「我馳麵艮看見。他有 《 itA； 賊家巡視，嫌駄房裡做■，誰 
敢去觀？」 

厂王玉珍就應指證他！ j 讎憤地說 c 
「我剛才_,上面不#納 。 」 
r 粧婆就可以任述瓣馬？ _ 

「您把話贩了，-她說，「如果出觀種倩況，上画瞄_舌，上面會認爲那是 
階級敵人腐蝕革命幹部，那革命幹部只是警惕性不高，上了當，讓他反省一下就了事！ 
您又何必太過執著呢？不如多揭發些貪商#用、多吃多佔的問題較爲實際些=」 

「那不是無法無天了嗎？」 

「鮮的_是看階級而麵，」「別珍這樣有了幾個孩棚脏婆， 
就是地富的女兒、媳婦，被人备污了腿活該，誰叫她們出身不好，誰又有能耐爲她們 
_呢？」 

「誰都可■姦她押馬？」 

「不，當然不可以，但有權勢的人就可以” 

「_林全貴還蟲污過其麵富女兒？」他懷疑地問。 

r nmwmm *. 「您驗 j ® 馬？」 

■麵不會_來 * 所以他沒有再追問下去- 

經過四個鐘頭的艱苦勞動，到了八時’大家回家吃早餐。陳曉乾自己到廚房裡吃了三 
赚稠的粥 。 

吃完轉， xai 瞷工 。 女夠了一天秧， 

的工種& __水田裡去繊 。 

他在彩虹時已學會了插秧，所以不用人教，就輕快地跳下水田去，在_鳳身邊插起 
c 

「陳同志，馳懂得》牙？」麟鳳挺有輿趣地問。 

「你懂得，爲甚麼我就不懂得？ j 麟。 

「怎麼同呢？您是大知識分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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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 宋麗娥 o 

「真的，您怎麵# « WJ ?」 
r 我以前下過農村，所以也學到些。 

「雖！」 

「據撕踟，在駙 ， mmimmimMJS ^ 你大雛上_«^后了？」 

厂我不是！ j 她斷然否認❶ 

r 那你又嫌能當 ± sew 懊■脹呢？」 

r 難道叫她當嗎？」她指了指田裡一字排歹 I ：插秧婦女隊伍最前面的一個姑娘，低聲說》 
陳曉^頭一看，原來是謝自香。 

「她是我們」他問。 

她點了點頭，又說：「她不只是我們_插秧皇后，還是全大隊第一名。我算是第二， 
但比起她來，差了一大截。如果她不是出身地主家庭，她不單可以當作業組長，也可以 
觸女隊長，雜雖大隊#1十°」 

聽了她的話，陳曉乾不禁感觸起來。 

通謝自香赁一觀衫褲(陳曉乾覺得，身材女子穿麵衣眼都齡身 
的广兩邊衣麵到肘間 * 础 s 嫩而修長的手腕 > 用矯捷的雖，雙伟節奏地' 飛快 
地' 優美地往田裡賺。她左稍秧苗 * 右■秧*雙腳不停往後鞠 v 括密密點到 
處*翊出現一行又一行十分整_禾苗°她全身_作 • 都處種十分調和同合拍 
的優美的統一 it 中，比起當年的顏金鳳，其優美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c 

他想起顏金鳳來，馳是喜歡穿黑衣裳的 c 是否冰雪聰明、身觀貌絕美的少女，都 
喜歡穿黑色衣裳？這黑色衣裳是否意^不幸和死亡呢？ 

「如果她不融身於粧家庭，她不會雛女隊長，也不會當大隊會_ ! _陳曉乾 

「難麼？」麟鳳維地問。 

「她一定上大學去了，還在這裡種田嗎？ J 他說。 
r 這倒腿” 

「她這樣出類拔萃的議，真的沒有人要嗎？ j 
「不是沒有人要，而是沒有人敢要！」她答道 。 

他不禁一|正 。 謝自香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話。 

「她只不過是地主家庭出身。既然她勞動能幹，討了她至少可以得多些收入吧？」 

「在農村，勞動能力強的地富女兒，還是不愁嫁不出去的。」 

「麵才不是說，沒有人敢要她嗎？ J 
「嗯 …… J 她答不出話來 C 
「爲麵尼？」 

「可能是……可能是她太有學問了，我獣隊的 / J 澤漏也比不上她 。J 
「這不是理由 ， 」他說，「■說明她不願隨廳人罷了 。」 

「我也不太雜。」讎乎不想再顯個問題。 

讎覺得訥悶。他後晦當年在彩虹時不好好深入謝，了解農村的階麵係 ， mm 
關礙斤弓 I 發 aiwaa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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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 丘之貉 

(一九六五年三月底一匹月上旬) 


(一） 

春攤行得如火嫌 c _們都是清早 E 五點細工 * 晚上七八點鐘才陳曉乾 
和馬成寬商量’如清明麵不能完敗撕壬務，就要力_編虹 。 

據說，在秧田上先施上一臟巴然後剷秧，可以增產百分之5> 最理想的是用_渥 
製的人畜肥 c 現在陳曉乾和馬成寬要積讎導隊裡的生產 。 隊幹越來越不積極了，每天 
晚上開各種小組會， Sr 他們進行疲勞 豨炸， 他們越發疲塌了。陳曉乾要千方百計搞好生 
產一這是 「社 教」是否搞好的六條標準中最實在的一條。幸好有積極分子骨幹大力協 
肋，尤其是宋麗娥、董雪英、張柄光父女麵讎們，都共同支撐大局。爲了搞好春插， 
工 作團決定全公社晚二暫停搞運動一星期，到春插基本告一段落後就開展广大四清？ 

董雪英聯繫肢大隊麵職概底肥，■了翻女青_飯胁陳曉乾舰鞋。 

所謂欐底吧，是積雜豬爛地社和各個角落的陳年肥 C 這觀隠福製麵施用。 

大隊那個豬場，規模頗大，但只養了三頭中豬-據董雪英說，那是辦人民社時建的， 
後因沒有飼料而關閉。六一年後又再養，逐漸擴大，但到了六三年又逐漸縮小，通常只 
養三五頭豬，或養一兩頭母豬產豬崽，賣給社員自養。因沒怎樣管理，得出肥料不太多， 
稍各生產隊可自行撕人們以乎沒留意，這個豬欄辦了 _年，倒是有一些欄底肥。 

八個青年婦女，加上董雪英和麵乾共十人，經過®地二寸’刮淨各個角落，每人獲 
得一擔肥-大顚職著回村 。 

陳曉乾忽然感到大便急，便叫大家先走，他隨後就來 € 

他找了一棵大榕樹，就在樹腳下蹲下來大便。蹲下不久，他看見離開不遠的大隊部的 
木樓上，有較強的燈光，通過窗口隱約可見四清工作隊長林維成和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 
貴兩人 * 面對面坐 

他立刻起了疑心。宋麗獅隊幹都說過，縣裡、公社的幹部和大隊幹部往往是官官相 
衛的。讎賴縣監_員會書記’自然早就認謝木讀了 。 

f 峨舦便完畢*就悄悄塚部 。 MS ® 是二樓 * 醜楗築 * 又不 
太高，就可以大略看清楚裡面的膨 。 

只見簡陋的木桌子上，擺了一大^肉，兩碟青菜和一大碗肉湯，還有一瓶酒 9 他們 
一邊喝著酒、吃著肉，一邊在密談些甚麼。陳曉乾走得貼近，可以清楚地聽一些話 3 

林全貴說：他已經倒豆子了，大問題沒有了。他又說：他出身於部隊，又牢記毛 
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教導，對階級敵人專政得可能過火了些，對打擊壞人壞事 
可能是過火了些。滕示要 ffite 方面作些_ c 又聽見讎成說：他饋事求離， 
不會爲難他的，只要經濟問題過了關，其他方面他可保證他沒事’因經濟問題是實實在 
細麵，看得見，摸騎 。 

陳曉乾心中明白了：原來林全貴在收買四清工作隊長林維成！毛主席說過：_現在幾 
包紙煙就能收買一支部書記」，林全貴這個四不清幹部，擺了雞宴來招待休維成，就不 
是幾包紙娜麵單了： 

指導員張裕祥、畐 ij 隊長何日輝，還有資料員彭禮賢、任梧生呢？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聽了林維成同林全貴的對話，看到他們如此親密相敘’陳曉乾的毛、不覺沉了下來。如 
果他的行麟不到工作塚長的雜，他 一 fsAffi 軍作難有結果嗎？弄财好’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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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馳■啊！ 

他悶悶不樂地回到村裡：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洗過衣 flg 了，趁十^前有點空’ 
而跃晴 * 他， am * 腦 * 到河邊去洗衣眼。 

平義飯後肺村上的婦女到河邊洗衣服雜水，現翅了這個時間，就變得错冷 
清，連一《人影也看不到了。 

雖然沒有月亮，但星空晴朗，卻也會§»見東西。他一邊洗衣服，一邊心裡想著剛才的 
事。晚上十一開片上工作隊會議，他是不是要在會上提出這倨問題呢？前兩次片長會 
議，他也略爲提過林全貴政治、思想7清的問題，但因沒有_，所以沒有怎樣強調， 
江文茨也不大留意。肢■梅人，她當鮑跟著機成。 

忽然聽見纖有錢獅 。 ■頭一看’縣有一個女子挑#-對林桶，向河魅 
他沒擁能 > 繼衝先刻 g « 

「陳同志，是妍！」是十分嬌_聲音。 

是害玉琼的聲音，就趕，叫道： 「玉 琼，這©^脉？」 

「剛才我也去大隊豬欄掏 m 底 s ，您沒有看見我罷了。」她走到他身邊，把水桶放下。 
「剛才我是看到你的。」他說。「我倒從來沒有見過你到這裡來挑水。」 

「我識來挑水，」她不好意思麵’ 「 ifeS # 我是賴子。 

的確還是個桃麵！ _ 

「但是，」她歇了歇’然後有點黯然地說，「如果人人都當我是 / Jn ® 子就好了！」她 
BfE —桶水打了上來 。 

「玉琼’ J 他覺得應該做她的思想工作，「你有甚@不可解決的問題，告訴我，猜 
幫助你的 。 」 

「幫臟？」醒輕笑了一聲，顯然是苦笑，「您已經幫過我了。」 

「我怎總麵你呢？」 

r 您叫棚工，又叫彩腦們麵子 * 麵在沒有觀前麵不想倍认了 * 這不是幫 
驷？」她拿著另一隻水桶，不著。 

「你以前醒麼不想駄呢？」 

_我覺得做人沒意思。」她好劫難的大人一樣，悲涼地嘆了一口氣。 

「雕贿這種感麵？大家都沒有這樣綱！ 

她沒有回答他，只是說：「如果您 S 我，您也會這樣的。」 

他_舌可說了。 一 f @ 富麟而观到富農* M 細年歡子，會有讎晒？ 

「腿，_一樣出■人也不土你 一{ 固呀！」 

-他們至少還可以……」她頓住了，似乎被一麵抑的感晴支配住，說不下去了。 

「還可以瓣尼？」他等她往描。 

「唉！」她再深—口氣， 「陳 同志，讧作隊 ST 來不 ^ if 了！」 

「我們走了以後，_你會受到甚麽委屈的嗎？」他奇怪地問，「也沒聽說你以前受 
過甚麼大委厮。」 

她沒有再說麵 * 默默地把拿在手上的空水桶往河裡打水。_一擔水挑起來後 i 
說： 「陳 同志，我先走了 。 」 

「你明天出工吧？」 

" 自從您 JT 翊我聽之後，础工了。您沒有看見嗎？ 

晚上+工作隊_ >照例由江文駐持《 _ : 

「在春插大忙期間，我們要抽出一些時間去準備材料，四月中旬就要集中到公紐 i 『大 
四清‘了。現_大__闘觀。」 

各生產隊都有一些貪污挪用的情況，多數是會計和保管的問題，生產隊長倒沒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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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不大， 一 般是幾十元，一百多元，或幾十斤穀，一百多斤榖。只有上村生產隊沒有 
揭發出貪彌問題 。 

「其他隊的貪污挪用問題都落實了嗎？」陳曉乾問。 

「都還沒有 。 」江文茨說。「就拿到『大四清』去落實吧！不然我們到公_『大四 
清』，有甚.獅獅尼？」 

陳曉乾沒有做聲。他並不同意她的做法 。 

「你 們隊沒有一點油水，不好吧？」她表情腦地對陳曉乾說。 

「沒 有就沒有，不能造出來呀！」馬成寬說。 

「你 臟管員那一百二十嫌勺問題……」 

「上 次開會已經向你報告過了，通過落實，證明是他漏了登記，那一百二十斤穀子是 
拿去浸種用了的，有幾個社員可以作證、 

「我® 你們還是它作爲未落實的案子拿到么 fd : 去，到時才定案也不運牙！ w 她說。 

「我不同意，明知人家清白，還要把人家拿去批鬥一®丨」馬成寬說。 

陳曉乾正想發言，江文現又說話了：「小馬，不是我批評你，工作隊是紀律嚴明的隊 
伍’下級要絕對服從上級。」 mmmmm »硬邦邦地吏陳曉乾說：「陳老師，我這是 
爲你們好！」 

「我明白。」他只好這麼說。 

「到了公社，不是沒有工作可做的，」馬成寬還要爭辯，「我們可以揭發大隊幹部的 
問題。林隊長不是_，我們通是三讎馬？ j 

「大雜■確有不少問題，尤其是黨支部書記林全責。」陳曉_。 

「是新問題嗎？」_。 : 

「群眾最近揭發，林全貴曾吊打過我們隊的貧農謝八。還有很多這類事情。群眾對他 
敗妍贿 。 

「聽說他還欺壓過大隊不少人。」馬成寬補充說。 

r 我們工讎要重翻 * * 聽說的不能作準。她說《 

陳曉乾感到不理解：爲甚麽生產隊的非黨幹部，有遞沒有貪污，卻不算數， 
而大隊黨支部書 KBHT " 老百姓一事卻不可輕信呢？他似乎開始明白了：由共產黨各_ 
導幹部領導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運動， BP ® 不盡是官官相衛，至少也是心慈 
手軟的，看來運動的矛頭最終還是歸結到最基層的生產隊幹部，尤其是非黨員幹部。毛 
主励目標是難於達到了。 

-殿打老百姓是政治不清的大問題，也是 『社 教』的一個內容，而且放在首位。」陳 
曉 c 

「我 們搞四清，歷來都是以清經濟爲中心 ， 」 她說 ，「其 他的事，順便處理一下就可 
以了。黨支書毆打謝八的事，當然可以順便提一下，但不一定處理了，而且， EPfifflHA 
願意 _ ，他也是不能去參加 『大 四清』的。」 

聽了她的話，陳曉乾有如腎鲠在喉。但他還是極力忍住了 =他覺得也不應過分責怪她， 
她只不過是執行者罷了* 

(二） 

讎種讎象來判斷，陳曉乾現在可以肯定，他的生產隊一定有極大的冤情，這可能 
與謝八家、謝十家和謝茂軒家有關。這三家人可能受到林全貴的迫害和威脅。但是，內 
容是甚@1 尼？讎約地感到，謝八家一定有簽情在內 * 當然，在農村，一的男女姦 
情是較爲普遍的，有夫之婦同有婦之夫偶然私通，也是不足爲奇的。在揭發幹部的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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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行爲過程中，已有群眾揭發了不少男女關係問題。上面曾有:只要牽涉到幹部時， 
才順便入案，否則一律不予理會。腿，這是有關大隊黨支書的問題，他管著上千人口 
的一{固大隊，是較具權勢的基層當權派 c 強姦人家妻子以致吊打其丈夫，貝 U 是嚴重的問 
題。還有另外兩家呢？如杲僅僅是壓迫地富分子的話，問題當然不太嚴重，但當中可能 
隱藏著一些更加罪惡的行爲呢？例如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許別人討謝自香爲 
妻。但唐玉琼又是甚麼問題呢？他總覺得問題有點棘手，因爲都牽涉到地富分子家庭。 
平日他也聽說過，一些大隊支書十分可惡，和當年舊社會時代的一些鄕長、保長一樣， 
作威_ ,霸佔一方=雛心細® M 牛案。 

陳曉_馬成林全躺_。 

「我是農村出身，」馬成寬說，「也知道一些農村的情況。大隊黨支部書記是農民的 
雜 mu ： 司，好■他大。我家_大隊缝不錯，鵬桃游擊 i ^ ai # ， 
粒辦革納 。 但有些纖翅，就不那般群眾_了 。 」 
r &社麵一勤領導，種情況嗎？」 
r —點” 

，培養基層幹部並不容易，從是年輕一輩。_特別_ ’上大學或 
到城裡當機關幹部去了，中等的’也進城當工 a 了。大隊幹部靠/」梅補貼過活，正常情 
況下，生活水平不會本大隊最富裕的農戶的水平。你想想，沒有高度的共產主義覺 
悟，任勞任怨，大公雛，是不能當好大隊幹部的 * 尤其是大隊黨支部書記、 

「所 以就造成了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去謀私和 17。」 

「 iEg ，」馬成，_所以’如果不是 4 E 了大罪， 一«_ 批評教育就算了，是可 
以麵當下去的。」 

. 一因雌■眾離不太熟已、去揭默__問題了？ j 
馬成寬點了點頭。 

「人的妻姚？」 

「這 SA 腿有的，我們家鉱働大隊也發麵兩三伊臟的事件。麵女方雜 
婚，她們的家長又不太懂得法律，也許怕惹事，沒有控告他們，就不了了之，於是他們 
赖議當他們的大隊黨缝了。聽綱的颂也有■主任帶槍下鄕 Wff 女的。 J 
r w ^嗎？ j 

「麵 比評教育，調到別的公社了事。 

「到了另帕公社，他故態復蒯尼？」 

「卻沒有再聽到他的消息了》」他說。「鄕下人，本大隊的事，頂多是本 
公社範圍內的事 。 J 

r 我曾經大1^»林全動_»不到默，我 
何他不働 。 」 

「我訪問®-些老實的社員，他吐。這個支書一 ^*&甲了高壓手段，所 
以大家都不；^@^」 

r mmmm * 我 nss 應該讎尼？」 

「那就要看上撕纖怎職了 。 j 

「但工作隊好像不太重現這些問題。他們主要瞄 I ：經濟問題。」 

「也不能完全怪他們的，有些工作隊員告訴我，他們摘 s —兩期的 r 社教』，搞來搞 
去 * 最* Mi 結到經濟上。」馬成「*■社教 j 通舦事_的&@®個规' 大 
隊' 多傾' 多雜 * 似乎沒有怎麽観清政治' 清思想姻題。對於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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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經濟問題牽涉千家萬戶，最能弓 I 起社員們的普遍不滿。」 

是的，當大家都很貧困時，情況就更是如此。陳曉乾似乎明白了些。 
r 在物質十分匱乏時，專橫和貞操等等，在人們心目中，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mmmmmmi * _瞬期 > - 

「如 果只搞經濟問 m ，不是違背了毛主席發動 r 社教』運動的原意嗎？」 

「我棚也有娜_想法，」讎，<二十三條>，發藝六條 
搞好『社教』的標準中，並沒有特 sij 強調清政治、思想的，倒是十分強調經濟問題，而 
第三條幹部參加生產麵，第五條處理四類分子破壞生產的問題，主要也都是與搞好生 
產有關 。 j 

「其中有一—《好的領導核 L 砑！」 

會，其目了搞好^:只產，有產可增，_行徑倒不 m 
問題。大躍進時，那種強迫命令是普遍的，所以後來要反，但卻沒反徹底，因受寧左勿 
右思想影響，爲了完成任務而出現的強迫命令，甚至是吊打農民，都認爲是情有可原的。」 
_但林全貴多料是爲了缝，而賴了個人私衡！」 

「臓有簡_呀！」 

「證據是次要的’關鍵是官官相衛。陳曉乾說。「當然，我們一定要找出證據來。」 
「 EW £ 有證據，我也不樂觀 。 J 

「我們堅持5處分他，要他下台。欺凌老百姓中，最可惡的是強姦良家婦女，這是最 
惹民憤的 。 J 

「工慨7<願理，我 m 沒備!」 

陳曉乾想起了工作隊長讎成和林全貴吃竭 ft 事，不禁沉今起來《 

「江文琪對我說過，叫我們少把精力放在追查男女關係問題上，」馬成寬說 r 她說， 
在農村這個問題十分普遍，在全國範圍內都有這個問題，而上面並不強調，你一兩個普 
通人物的力景 Jg 有多大的能_尼？不如搞好太份工作，把隊裡的清經濟工作搞徹底，到 
八月夏收增產後，就高高類■學校去。」 

壞 Am 法外？ J 

"觀在_臟文励意見、馬成麵0「^5®上或不支持的事 * 不僅 
吃力不討好，如果處理得不好，還可能會弄得自己一身麵。一 

陳曉乾本想同馬成寬共同對付林全貴，現在聽他那麽說，他已經打退堂鼓了。他 
不怪他，因麵牛事太沒把握了 * 但他讎決定自己查個水落石出，查出結果以後，再 


經過兩個翻的麵麵' 上村链隨溯雜誠了任務- 
晚上，召開全體社員大會，由陳曉乾主持。他說： 

社員們！在四清運動的帶動下，我們生產隊這次春插任務，已_、按質、按量 
勝利完成。根據老農和隊幹的反映，以前從來沒有在清明節前全細 s 完秧的。纖 
的質量也麵年*《這槪截夏收增產訂，良_麵-腿 * 
這只是可能而已，要把增產糧食真正拿到手，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要加強田 
間管理，在禾苗抽穗揚花前，至少要作兩次耘田除草，而耘田的關鍵是要有足_ 
肥料》現在上級關懷我們 「社 教」區，給我們每敏田優先供應十斤化肥，這也是我 
ff 贈產的 o 但這十斤化 BE 仍不夠，我們仍要大力去積農家肥 * 每家每戶要 
把自己豬欄的肥貢獻出來，當然是有償的’每擔胺質量評估，算回工分。至於 
化糞池還有的腐麵，當然也可作肥料用，但經過實踐，肥效不高，只能灘其他 
月禾苗轉青後作追吧之用。希望大家發揚共產主義精神，先集體，後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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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們！在四清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成了這次春插的骨幹，起到了帶頭 
作用，使#«圓滿完成。工^#別* a* 麗娥、麟鳳、謝友芳、周 •_ 、謝基 
等：張炳光麵俊在監督隊裡生產方面，也起 p] 了很好 w 作用《還有其讎多人。 
在^方面，謝自香最爲出色，全隊第一。唐玉琼原來比較消極，但是在這次春插 
中，表現也很好。在技術方面，我們麵了老中青三結合技術領導小組，其中謝標 
積極提*■議，使全生產隊禾苗的株距和行距做到合理密植，比去年的禾苗數增加了 
百分之十。钟夏收 ffii 方面就可增產百分之十 。 

春插後，我們立 bp 著手組織貧下中農協會，_貧協。成立之後，就由貧協對隊 
幹起監督作用，隊裡有甚麽重大決定，要首先徵詢貧協意見 3 首先吸收在運動和生 
產中表現突出的貧下中農加入貧協，以後分期分批逐步擴大。貧協是領導本隊運動 
的核心組織。目前要進一步落實隊幹四不清問題，重點揭發大隊幹部的四不清行爲 c 
「社 教」的第四階段，是解放幹識成立新的領導班子，之後，就要對一些有問 
題的人重新劃階級成份。這方面有三個內容：一*把土改中錯劃或漏劃的，重新改 
正：二是把部分一貫表現好、熱愛集體、積極參加這場運動的中農劃爲下中農，以 
擴大貧下中農隊伍：三是把變了質的幹部，尤其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植困難時期以不正當手段發了財的人，給他們重新定階敬成份，而不管他們原來 
是不是貧下中農。劃成甚麼成份，現在還未定，可能劃爲新資產階級分子，由貧下 
中農監督，以後改造好了，可以脫帽。當然這是極少數，也不是每個隊都會有。 

至於犯了錯誤的幹部，我們要求他們戴罪立功，除了搞清楚自身的問題之外，還 
要充分揭發檢舉大隊幹部的問題《決定月中集中到公社搞『大四清 j ，就看你們的表 
現了。其他社員，不論是否貧下中農，都應積極、大瞻揭發大隊幹部的問題，除了 
經濟問題之外 > 還要揭發他們壓迫'欺凌老百姓的罪行-共產黨是不額午有 ±M 帝 
的。大家要消除顧慮，我們省委派來的工作隊會全力支持你們，作你們的堅強後菅。 

接著由馬成寬 M 舌，他_了月中到公社搞 「大 四清」的問題。 

散會後，陳曉乾根據上級佈置的精神，召集張炳光、謝俊、宋麗娥、董雪英和謝友芳 
開會，當即成立生產隊的貧下中農協會。 

馬成寬說：「在運動中，貧協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與土改時的農會相同，所以現時 
第一批參加的人，是本隊最骨幹的幾個人。以後隨著運動的發展而擴大隊伍，到運動結 
束時，除了個別有問題的之外，全隊貧下中農都應該加入貧協 C 個別有技術、熱愛和關 
心集體的中農也可參加。以後解放了的隊幹，如是貧下中農出身的’當然可以參加。但 

隊幹不能兼任貧協的領導職位。貧協設一名主席和兩名副主席，由貧協全體會員大會選 
舉產牛 。 J 

陳曉乾說：「我們隊的貧協已經產生，等到選出主席和§往席之後，就由他們主持貧 
灘勺餘了 ° 」 . 

核協商的結果，炳光爲主席，宋麗籠 1 J 挪。 

曉乾又補充說： _ 貧下中農是共產黨在農村的依靠 Sr 象。經過這次運動，將在貧下中 
農中發展黨員。中央認爲生產隊的黨員太少了，一定要發展忠心耿耿爲黨的_ 、 爲集 
體的人入黨’以加強黨在農村的陣地 《 希望大家努力爭取 。 」 

散會後，馬成寬在預先準備好的一®^紅紙上寫上大紅榜，歹 iJ 出上村生產隊貧下中農 
協會的主席、副主席和第一批貧協會員名單，連夜貼在村口穀倉的外牆上 c 

(三） 


第391頁 


早上 1 祖片開工備賴， 

江文■: 「再 過幾天就要到公社搞 『大 四清』了。這是 『社 教』運動最關鍵的一役： 
之後就要細緻地做落實幹部的工作，建立一個好的領導核心，鞏固和發展貧協，整 
黨、建黨，生產上進一步加強田間管理，以及未來夏收夏種前核實今造產量的工作，等 
等。明天是星期天，下午集中到大隊部開會，各片向大隊工作隊匯報準備情況。爲此， 
請各隊先向我匯報、 

作隊員匯報完畢，江文琪又說： 「和 上次排隊的情況差不多，沒有多少新的東 
西。上村生產隊的問題，剛才小馬說了，改變了上次的做法，並定爲二類隊，這就很好 
嘛。至於參加 『大 四清』的人，除了全體現任隊幹外，六二年以後的前任隊幹也要參加。 
群眾方面，貧協正副主席，和與主要案件有關的群眾參加，另外，爲了營造氣氛，各隊 
派出一至二名勇敢分子參加。」 

「謝八可以參福？」瞧乾問 。 

「陳老師！」江文瑛很不耐煩地說， 「上 面是嚴格限制參加人數的。以現在的名_ 
算，也有上千人了。公社在各方面的負擔都十分吃力。你那謝八算代表甚@尼？」 

問得陳曉_口無言 。 

她可能覺得自己語氣過於嚴肅，於是略爲舒展一下面容，說道：「觀是想告訴你， 
刪工作都應有 H 固重點，即主要矛盾=關於謝八的問題，明天上了。」 

上午早餐 * 生賴土員趁著農閒 * 集社山打柴 8 睡乾麵鞋 。 
離生產隊三十多里有一座獨龍山，是山巒重疊的深山。社員們習慣於農閒時間，到獨 
龍山一連打柴十天，以備半年之用。到下半年秋收後再集中打柴一次 a 

謝友芳沒有去。去打雜全是婦女。陳曉 Kit ® 了張彩聽個女孩枝 。 她們都讖 
■他，尤其彩鳳 （ _開朗，又 Sf 肖皮，經常取笑_勞_能，並善意教他。 
這批女孩子除了張彩鳳之外，還有謝自香、唐玉琼、周灶嬌，以及謝標之女謝玉環、隊 
長謝十二之女謝妹，她們的■比麟騰小，十五六綱己。 

她們走得很 K °張彩聽她們一路上辙有笑 > 談的都是本公社' 本大隊的趣事 。 有 
時又和陳曉乾開些玩笑。唐玉琼有時也會答一兩句。唯獨謝自香一路上都默寡言。陳 
曉乾鄉1她一向如此，所以就沒有逗她講話。 

進了山，來到一®樹木較爲茂密的山坳。大家約定，打得柴以後，就在那山坡上集合 

汲穿。夕換女穿 就射問 各白打柴中了 》 

— 我跟誰呢？」陳曉乾有點焦急地問，「我以前在農村也打過柴，但只是割茅草，現 
在來到這深山，打的是木柴呀！」 

自翻！」蟛鷗，「離手，好幫 » 」 

「我 不是能手、謝自徽然_ ， 「比 你們大幾歲罷啦！」 

陳曉乾的心爲之 一動： 何不借此機會了解她的情況？於是就對腿： 「自 香’我就跟 
㈣ ！」 

她沒示’就往 HS 方向走去。在後面 。 

她密步走了十多分鐘後，就來到一個林蔭蔽天的山谷。她在帶來的一根很長的竹竿 
上，在一端繫上一 {0 鐵鉤。她先向較矮的樹上飾枯枝，後來竟熟練地 Ih —棵極高大的 
樹去崩。 

「我 做腳尼？」陳曉乾沒讎恃■夠，麟毫麵法 c 
「您不用焦急痲！」她在大樹上停了手，向著下面的他嫣然一笑 a 這是他第一次看見 
酬麟意而 SliAW 笑 。 「您沒有看見赃細音努力嗎？」 

「触 0^力，但我 SWA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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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在是 HH 人幹兩個人的活，」她又得意地笑了笑，「我順手也給你打柴。」 
「那麼，我不是沒事幹了嗎？」 

「那您就我鉤下的乾樹枝收集起來吧！」娜_撤。「太長的就把它折短，粗大的 
用刀麵，每節約三尺左右。懂讎馬？」 
r 這我懂得。 

「我不跟您講話了，」她再拿起竹竿舉向高處，「讎趕快點，不要他們等我們。」 
「柯以一邊 ■ ，一職天嗎？」 

「嗯！」她不置可否 。 

陳曉乾不好多說。赃地面上彎_,加上離空曠，要高聲 

» bpww 蒙一醉臂大摘乾_了下來 。 不到 * 
在方圓一百尺的地上，就佈滿了乾雛。但在此期間， p 東曉乾只整理得一如巴《 

她從樹上爬了下來，氣定神閒，面不改容 。 

他了一 ㈱ ：也十分聰明能幹， { fitbffia 個謝自香來，還有一大 
段距離。顏金鳳畢竟出身成份好，有父親疼愛和呵護，又一直在學校讀書，到底是嫩了 
些。謝自香就不同了。她八歲開始就要承受她父親地主家庭傳下來的罪過，十多年來， 
不僅「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還在精神上受盡歧視和白眼，所以能人之所不能，成爲插 
■手*打柴能手 * 還有其他方面的能手 > 就不跟奇7 * 

他不期然划同情之心。-毛主_「社教」 

過：「階級成份和本人表現要區別，主要是本人表現……唯成份論是不對的」。的確，像 
謝自香那樣的女孩子，有甚麽罪過呢？但毛主席的這個指示，主要是針對剝削階級出身、 
已當了國家幹部或知識分子的人。在農村是不適用的。 

「/疵想甚麼呢？」嫌看見蝴著，她便問道。 

他立刻振作起來。广沒甚麼，我在想，如果你生長在貧下中農家庭，你就大有前途了， 
說不定現在已經大學畢業，有臓明創造了。」 

她略爲想了想，說道:「如果我是貧下中農家庭出身，今天的我，就好像^凰那樣了、 
「不，你比彩鳳聰明得多。我教了幾年大學，還未遇見過像你那樣有潛質的姑娘呢！」 

* 腿獅❶」瞧然糧。 

他钿細琢磨齡話，覺得其中包含多少辛_經歷，其道理也是不言而喻的 。 

她不再說話了，而是埋頭把長長的乾柴折短，粗大的則拿出插在腰間白毛巾上的劈 
刀，把它砍斷。她劈柴的姿態也是十分輕盈、自然、俐落、美妙的，不像他那樣，用硬 
，啲手腕笨拙地砍，砍很多刀也砍不斷一根雛，而她只把手腕輕輕地扭動，向雛 
一劈 * rnmmmmmi . ^ 她不停地砍 * 地不斷締祉° 

「你真能幹！」 

厂做這麵單勞動，會辦有甚麼用？」她苦笑起來。 

厂至少可以多拿點工分，多得點勞動成果呀… 

「這倒也是《」她點了點頭。「在我們獻寸，艮酿有千種不公平，多勞多得的原貝_ 
是堅持的。您也知道，各工種、各勞動力級 su ，都是由全隊社員共同定下來的，誰能得 
多少工分，腿由勞動的質和量定出來的，不分階級成份，一視同仁。 
r 所以生活還算 j 

「比很多人略餅些，就有那《-酣處，又算■酵尼？比不能_爲好些罷了。_ 

■長的雛後，就著翻繩子娜嫌。只—麟#»，捆 
上繩索，在地上 Sf 動幾下，又拉起^動，乘勢捆郝起來，就成了一大捆結結實實的柴 
把。散讎自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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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綁 MB 之後 > 她又忙鞋捆綁第二把 c 陳曉_手彌 * 著她有節奏地 

讎■舌。不一會，她謝 G 飽落在地上的全部^樹枝漏成四把，兩大兩小。 

她把兩把 / J 奶放在一 S ,轉身對陳曉乾說：「陳同志，這是您的。試試看是不是太重？ 
他走上前，用扁擔挑上肩上試了試，然後說：「再重點也可以：」 

「算了。您回去還有很多事要做，留有餘地好些。」 

「你那擔這麼大，總有一百五十斤吧？」他問， 

「差不多。」 

「不吃力嗎？」 

「不，」她再又嫣然一笑，「太輕倒不俐落。」 

厂辱甚 •? J 

. 勺，太麟,反而覺得頭獅輕。」麵 。 「讎好腿行一項體育運動, 
要滿載才出勁 。 」 

「彩麵 ff 池挑 f # {禱麼多嗎？ _ 

" 也不會■一百二十斤的。」 

" 那麼我不是太沒_了嗎？」 

「不能這麼說，」她想了想，說道，「以往縣裡下來的幹部，就沒有人跟我們來過打 
柴。他們可能上一百斤呢！ _ 說著，她已把她那一大擔挑了起來，向山坡走下去。 

陳曉賴《揀挑謂上，跟著她。他忽然想起難， p 趟：「我有 HS 問題想問你： 
五八年大煉鋼鐵時不是把樹木都砍光了嗎？爲甚麼你們這裡的深山還有這麼茂密的樹林 
呢？難道你們這裡不用搞大煉鋼鐵？ 一 

「怎麼不用？那是全國/生的運動啊！」她答道。「因爲我們這裡沒有鐵礦石，而且離 
開富產鐵礦石的本縣北部山區又很遠，所以獨龍山的樹木才能得以保存下來，您沒有看 
見其他地方都是光禿禿的卩馬？五九年以來就號召人們大力造林，尤其種植耐旱力特、 
長得快的馬尾松，當年種下的馬尾松現在都長得有一丈多高了，有了點生氣了！」 
「原賴樣！」 

走了一會，她把腳步放慢了些，等到他跟上時，說道：「我們到山坡下面等她們。您 
覺得重時，到了臟，我給您除一些出來。」 

「獅是浪費了？ j 

「 s 腿我赚技就不浪費了。」女了一聲。 

「你腦子已經夠重了，還 ta _? 」 
r 麵強可以挑一百八十斤 。 j 
r 那不是女大力士嗎？」 

「嗯。」 • .' . ' 

「自香，你真了不起！」他由哀地說，「你是我所認識的姑娘中真正的文武全才！」 
她突然雛了毈，掉_來■糖了他一眼。大槪看見他«計碱真 ， mm 
轉回去，_步向前走，用 M 3 的聲音說，你們大* a ， f 武』妳馬？」 
「怎麼能說讎呢？」讎，「毛主雜導我們:『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 
也就是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只有文武結合的人，才是全才 。 」 

「掷職真的把兩者結合起來了，我這樣的人，會是個全才嗎？」 

厂我認爲是《 j 

「您^人認爲有甚麼用呢？」她又放慢了腳步。「您那天在社員大會上表揚我插秧 
多、快、好’ 08有些人在議論了。」 

_議論醒麵？」他翻意外，「_你不鞋隊第，？」 

「我們地富子女，任由你表現得怎樣好，從來是沒有人表揚的，更不用說在大會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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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稱讚了。有人議論/■級立場不徽尼！」 

「16^^了？」 

獅贿人有意見，因爲您多次觸過細臟。靜讎人議納。」 

「管他呢！」他獅在乎輙，「糖照麟讎罷了。 
nxa 樣做有用嗎？」她重複說。 

「也不止我一個人，不過也不是多數人就是了 。 」他說。「自香’我很欣賞你，更加 

同情你 > 糙幫_。 

■ ， 他們已_ 了山坡下的那個_ o 

「我們就在這裡等她們吧！」她停了下來，放下了擔子。又問他：「不太重吧？ _ 
八十斤可以的 • 」 

他倆在一棵大樹腳坐下來休息。 

■ 陳曉⑽±冒出一些汗 * 綠往身裡抹- 
r 沒有流汗 q J ■著馳色不足的臉孔’問道 。 

r 觀很少出满，只是聯汗 。 j 

「這可能是 / 尔身體虛弱？」他說，「你一家幾個正勞動力’不會不_巴 9 」 

「倒的，」她憂鬱 — ， 「可麟心情不好。」 

「你雖然面■馳色，但勞動還這麼帶勁，又不像是#體虛弱，很可能是心情問題 s 」 
她低顶，默然不語，棘她很快 — 方藍继手贼，輕輕了拭。 
「你槌麼瞧之_? j 他關心地問。 

她又讎睛迅速賴了兩下，然後抬•起頭來 。 她顯然是流過淚 ° 
r 您剛: m ，您會幫我 > 怎輸挪？」 
r 我要甚麼問題，才嫌嫌幫撕！ j 
r 我想離開齙，越臟好。酸然說 。 

「嗯 ， 」他想了想，「也不是不可能的 。 」 

「我說不可能，除非 …… 」酬住了， aa 低下了頭。 

「除非甚_ ?」 

撇酋豫了一下， wm - 「除非 tKS 以■地方，有人鼠意娶 am # 。 」 
「你補麼要_?」 

「尝全治有萌求，口悪把直小®我 

陳曉乾感到一陣“的棘。這樣 Aes 中 I 敝孩子，只因細身於， 
身在農村之中，竟然賤如污泥， 

「我嫌，幌贿 AIS ® 我的。」她聲割關賴。 

「離開很遠，我便識的人。」他想了一下，然■:「■鼠想我們大學 
騎有合適 f 納年輕麵 。 _ 

「你們大學的_ ?」她十分驚愕起頭，用迷惘的眼光注視著他，「大學教師， 
大……您不題■碟吧？」 

「我爲甚麼要開這樣的玩笑呢？ 一 他認真地說我是說真的。」 

「我……」 她哭了起來 ，「我…… 我這個連豬狗 x 如的地主女’有甚麼値得您這麼看 

得起的呢？」她已泣不成聲。 

「 sa ® 說，」他舖不知所} ， 「不只跳於同情，我向有才華的人 3 j 
她停止了哭泣，用手帕嫌淚水，張開仍帶淚花的魏看繼，雙頰浮起淺淺的紅暈, 
嘴唇變得殷紅起來 a 這時她變得異常美麗 。 他平時總覺得她面上血色不足，雙唇乾白 3 
現©勺確是昇華了。他知道，她是_成了這個樣子。 

她用舌添了舔上唇，慢 I 曼地說道：「可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您之外，沒有人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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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想的了 ！丄腦了齡。「陳同志， * 沒鋪級偏見、遠 
離農村的大知識分子。我知谴您是在安慰我。但是，在全中國廣大農村中，您能同情得 
幾讎舰？ j 

他想了想，似乎不能回答她這個問題。過了一會，他感情充沛地說：—無論如何，我 
一定會設法幫驗，幫助你_這讎你受獅也方！- 

「真 的？」她驚喜的光澤。 {is ，過了一會， :「不 過， 

mm …… j 

「_信觀了，」讎，「但你^^«性，不能急。」 

其實他也沒多大^。他忽然想起下村的工作隊員周松。據他了解，周松已喪妻多年’ 
是工人出身，爲人老實 。 他在釀乾面前多次提到謝自香，似乎對她很有意思。 

「我知道您一直■麵八的事，並且不翊利‘」_織。「告膽巴：大隊黨 
支書曾多姦 EE 珍*有一次甚至當著謝八面前麵做 3 狐忍無可忍*和讎 
理，臓借姗他吊打一頓，要他不要再做聲。」 

「原 來真的是這樣！」他廣怒職。 「大 家都不敢說，可見他是個惡霸！」 

「您 讎了又怎樣？」她嘆了一口氣， 「您 ■告他嗎？顺赶玉珍親自指控他也沒 
有用。他可以不承認，鞋可以害他’進碰級報復》粧■頭呢？」 

「那賴讎遙餅了？」 

「謝/激出來作證就好了 ° 」 

「 M 也可以不柜_»」他說，「因爲三玉珍是他的老婆。」 
r 除非他……」 

「除非他甚_ ?」 

「大家都刪，謝八年雜衰，兩年鏡釀分床了，」■結巴巴驗， 
r 如果謝月他已麵赖 TOtfe 老婆同床 * _ 讎子® M J 
] 也也可 ^im : J 人?瓣牙！ J 
「_子很像髓！」她說，「如果血，賴有把握了。」 

他想了想，然後說：「我會見機行事的。」 

「不 過， EP 使證明了，也不一定能把他拉下台的，他可以說是王玉珍勾引他。」她又 
OTiWi 了一口氣： 「您 SS 算了吧，弄好，可能# W 了您自己呢！」 

「當 然，光是這一宗可能不足以把他拉下馬。但我聽說他在全大隊幹了不少這種壞 
事。在我們隊可能還有別的受害人。你可以給我提供些線索嗎？ 」 

「我……」她有點口吃地說，「我不太清楚。」 

]尔不想嗎？你也要爲別人観呀！」 

「^^«^不想呢！」 ■ ° 「鎌我，艮瞧了 一«t5* ， nmmmmm ^ j 
「你應謙瞻幫我，」&頦爲嚴肅地說，「我會麵子好商量的，我黯麵尔，不 
會觸是你提供 f 静朗心這樣臓可以放心了吧？ j 

她感激地點了點頭，誦 I :「您 先攻破王玉珍這一關吧！謝八 i：l 底是老貧農，應該有 
點作用的。 

這時，張彩鳳她們陸續賴， - 

(四） 

陳曉乾思前想後，最後決定 sa 公社去找周麗蓮求援。 

上村链_開颂讎勺十華里 c 陳曉就去，到_約鳩半。 

賴公社辦公室，陳曉歡随周麗蓮住在二樓最靠邊的一®房間。社了二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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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房 n 緊閉，但卻亮著燈。正想敲門，忽然聽見闺麗蓮吃吃的嬌笑聲，跟著是男人的 
轉羁私語聲。他立刻停住了手，心裡忽然閃過一^想法：他早就感到周麗蓮能調到公社 

' 裡面可獅碰行著見不得 aw 勾當 * 

這是一幢二層的樓房，周圍沒有其他建築物。陳曉乾下了樓，向周圍環視一下。原來 
大塊菜地，後面是一塊荒地，荒地之後，是一^有著稀疏樹木的丘陵。他發現， 
離開周麗蓮房間窗口二十來米遠處，在，有兩棵約兩丈高的馬尾松。 

他來到溪邊，爬上其中一棵馬尾松。當他樹呀站定後，就對住周麗蓮的房間 
窗口看過去，果然證實了他的猜測：工作團長縣委書記尹遠茂正在擁抱著周麗蓮， 
深吻過後，尹遠茂就脫去周麗蓮的上衣’然後把她 s 在床上。過了一會，尹遠茂起身脫 
光自己的衣服，而周麗蓮也脫得一絲不掛，二人立刻滾在床上做愛，動作大起大落《 

現在一清楚了。陳曉乾從樹上爬了下來。要是在十一年前讎樅香港回來的時 
候，遇到這種情況，他一定十分不理解：一個是縣委 m 書記，一《是黨支部割己，竟在 
紀律森嚴的「社教 j 工作隊中胡作非爲！但現在他對此已經麻木了。 

周麗蓮和寇蓮娜路貨色。她有了男朋友.也可以置之不理。照他估計，周醑蓮這 
次同尹遠茂發生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多半是一種交易：以肉體換取調離農村艱苦的生活。 

他_意■是*尹觀竟然 mi 種事來《讎鎌¥#力齡> 
育多年 • 是不應有雌化簡的。 

他向上村走回去。在路上，他想：周麗蓮本身也在搞這玩意，她會支持他破案 n 馬？他 
又想起了尹遠茂來。全貴的問題反映到公社的工作團，掌握了領導權的尹遠 
茂是不會認真處理的。他開始感到洩氣了。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領導運動， 
胳巴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廳馬？ 

第二天中午，江文現給馬成寬下了命令：晚上召集全體社員大會，批鬥隊幹，以造聲 
勢，爲第二天到公社搞「大四清」製造氣氛。 

馬成寬告訴了陳曉乾，陳曉乾悶悶不樂地說：「今晩的事，就由你組織主持好了。」 

「我也不熟已福這些，一讎，「但我們不能不服從命令，造些聲勢走過場就算了。」 

挪，下_周松織’聽見馬,他便答隱•，命令是要服從， 
聲勢是要造，但要適可而止。過分了，會令幹部太人和他們的家屬極之反感，將來就有 

了 ❶ J 

「到了運動的第四階段， E _ 革命導班子時，上面會要求原來的幹部絕大部 
分官復原職，到時你就很難說 flg 他們願意再當了。」 

「他 frm 真的不願意，還有其他許多積極分子呢！」馬成^。 

「這些携極分子是在鬥爭幹部中湧現出來的，他們願意當幹部而被人監督嗎？他們寧 
願當監督者 •• 其實當生產隊幹部是沒甚麽油水可榜的,帶頭有份’便宜倒沒有多少可佔、 

看了馬成寬 一 as ，醜：「我胤意 ii 個問題。 

厂江文琪對幹部也是外緊內鬆的。 

「怎緊內艇？」瞧乾. 

「那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 j 周_❶「我的辦法是，一邊讓勇敢分子去鬥爭他 
們* —麵另搬誰們 * 不能不執行。 

「我明白了，」馬成寬似了啓發，。」 

馬成靛後，陳曉乾問雕：「你 mwwi 兄怎樣？」 

「你也細 I ，我們隊長並非黨員，但卻是個復員軍人。他爲 AEt ，火氣很大 c 讎 
媽近五十歲了，在隊裡有很高的威信。這次運動 • 有些平日被他批評過的人，職_ 
勇敢分^，把_得夠慘的。白臉。即使這樣，以後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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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乸舦的、 

r 柯以培養 一» 馬 0 J 

「他 是全大隊，甚至可能是全公社最乾淨的生產隊長，連一分一毫多吃多佔都沒有 
犯。這樣的幹部一趣官顾_ o 」 

r 那怎尼？ J 

r _緊赚要認真 WfeJWu # 视工作 。 她們的怨氣馱，認爲他一心一意爲 
了集體， S 願來成了四不清幹部，好像地富分^樣 c 她們都公 M 表示過，以後就是用 
機關槍架碰子上，也決硕他再當幹 arr o 思想工作 《 

「這 個世上真不公平，正直的人成了打擊對象，奸詐作惡的人卻逍遙法外！」陳曉 
乾麟氣說。 

「你 是指林全貴？ 」 

陳曉乾點了點頭。 s 她無可雜驅了臓 c 

「要發動群眾帝的反，看來天！要全面提高農纖文脉平 
才有希望。這入成了。」陳曉乾又嘆了一口氣。「關鍵在於領導，上樑不正下樑歪！」 
周松 it 然不語。 

「我想獅談談謝 e 働事。陳曉乾忽然說。「上次麵，她 a ®®? 的姑 
娘：相_， 勞 m 子， 性情好，學 ■ »這樣的姑娘， 一 g 困_裡受苦受難， 
我覺讎可惜 3 我正想辦法幫她 - 」 . 

r hb 駐的女兒，織怎卿尼？ j 

面給■一戶 a * 。 」 fm 。「如果誰娶了她，一定_幸福的。」 

「你也可以要騎 ， 」周松想了想，然讎：「當然工作隊員是不准談戀愛的，姻 
去以後，就可以發展感情了。」 

「我已經有了未婚妻呀！」陳曉乾答道 。「你 呢？」 

「我？」周松 wia 靦腆 ■ ，»會#»■個大老粗嗎？， 

「怎麼不觸？」他要說眼他，「據我_，卿！■開這裡，找 一 f 匿_真正好 
的妓……」 

-我四十二歲了，又死了老婆，留下兩個孩子。」 

「她不會嫌棄的，」他說，「我倒 ES 爲，你那樣的情況，更應該找 Hi 這樣的女子爲 
妻，好照顧你的孩子。她一定會有這種愛心的 。 」 

他似乎鶴 L 、 動。 

「現 _問題是，你不可能帶她到省城去住，這樣她仍然不倉翻這裡 。」 陳曉乾說。 

_另外，不娜也會不會政治前途？」 

「這些問題都好說。我老家在市郊區的農《，離我 n 二廠只有二十多華里，騎自行車 
天天都可以回家。如果我討了她，戶匚從農村遷往農村是不成問題的，不要戶籍也 
可以 。」 讎 ， 「至於政治前途問題，當然是有影響的，好在我歷來不想當官。這次要我 
參加兩期 r 社教』鍛煉，回去升爲車間主任。我正想不當，那就沒有影響了。 

、「這 一_燃須要認真考慮 。 」 

「沒有甚麼好考慮的，況且她只是個二十出頭的地主女兒罷了。」他斷然地說。「我 
怕她不願意 。一 

_包在我身上好了。陳曉乾很有麵地說：「臟在不妨找些機會接觸她，這個我 
鞍排 》 等到『社教 J 結束我們回家去後，就可 iOE ^ i 行了 。 _ • 

「那 _托你了。他感 。 
r 雖我臟做的”他感到十分高興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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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大網垂天 

(一九六五年四月中旬) 


(一） 

晚上由馬成寬主持召開全隊社員大會 《 他說： 

_春插之後，我們又要把重心放在四清運動上了。現在這個階段是整個運動的關鍵時 
刻 C 明天就要 S 公社去開千人大會。生產塚幹部有雨個任務，首先是要徹底交待自己的 
四不清問題，尤其在經濟方面的問題。另外還要揭發公社、大隊幹部的問題。這也是生 
產隊幹部戴罪立功的好機會。我們今晚開這個全體社員大會，就是要隊裡的三個幹部認 
真交待自己的問題。在這裡交待，就可免於 S 公社去挨批鬥，這樣到了公社後，只要老 
實鸸就可腦關了 。 」 

接著他要 三名幹 部交待問題： 

謝拉刻喝叫起來： 「謝 十二，你這個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聽箸，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你六三年貪污了五百元，我一直沒有揭發你，等你坦白交待，你卻拖到如今！ 
現細納最後機會了！」 

謝■瓣羞： 「快 站出敕待問題！」 

謝十二站了出來，但他卻沒 

「你 要老實交待，廣大社員是會原読你的 ，- 馬成寬說， 「退 賠時，社員也是會實事 
求是 * 合 I 冑合理的* H 要你交_檢謂好 * 可以在保證你家裡鉢生下*分 
期分批退賠，實在有困難的，經社員諫解同意，也可減、緩、免。」 

陳曉乾細1 ， 馬成寬是在交待中央的臓。 

謝根和謝標同聲吼叫：「還不快交待！」 

麒 ffiA 都悶不做聲。 

「我已經交待過了，我沒有甚《糖的問題要交待《 」 謝十二並不畏懼： 

「那 五百励 _ 呢？」_質問他。 

，那是沒有根_ ”他额 。 

r mm \ 你獅固麵？」_衝前去，要用 WttK ； 頭。陳曉細刪主了。 

張炳光在翔問道 •• 「你還有別的甚麼要交待嗎？」 

「沒有了。」 

「不能放過他 ！」 mmm ^ 然後指著他的鼻子罵道： _ 你當隊長幾年，耍盡了威風， 
貪污了隊裡多少錢，你心中有數，群眾是不會放過你的！」 

忽然有一個頭髮斑白的老太婆在人叢中站了起來，破口大罵： 「你 們平時損人利己的 
事樣樣都做，野馬副業、投機倒把、出工不出力、只往自己的自留地下功夫，群眾看不 
過眼，要你們，現在你們就復！」 

陳曉乾抬頭一看，原來是隊長的赐 S o 

「你別轉移目標！你想要工作隊整群眾嗎？」謝鈴笑了一聲。 「(二 十三條》講得明 
明白白，這次運動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兒子就是那種人！」 

「我 是擺事實、講道理！我們可以讓全體社員評評理！」老太婆毫不示弱， 「看 你是 
好人，黯我十二跡人？」 

「打讎十二！打倒黨內趙本主當權派！」謝利突然辦’但臟有 
陳曉乾示意宋麗娥到老太婆身邊’跟她說了幾句話，她就销幸地退場，回家去了。 
謝友芳說：「如果還有其他未交待的問題，你就趕快交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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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醍沒有了，要糖搜交 ■ ? J 謝十二靜臉說 。 

「好， 明天到了公社，你就細 liS 害！」晒用^^7口吻說》 

謝基又指著謝玩芳說：「會計，現在輪到你，我們查過帳，這幾年的帳有白條三十二 
張，共値 一 T 二百多元。白條是不能的。目，是不是？」 

「那三 十二張白條，都是可以去查對的，我沒有貪污過一分錢！」謝玩芳大槪看見謝 
十二之母反駭時，社員們表示了同情，所以聲音也挺堅定的。 

「我 們已派人調查過了，多數白條是沒有人承認的，」謝基說 ，「你 還有甚麼好說的？ j 
陳堯乾細1，經過禺成寬和張炳光多次外社調查，絕大多數白條是有人認頭的，是正 
確無_ 0 謝麵挪麼說，他當餅好糾正他。 

「快交待！」 _ 又吼叫起來 c 「我 們社員一天的工分値才六角多，你一個人就私吞 
了一千多元，等於八個強勞動力一年的收入！你和舊社會的地主有甚麼不同！」 

「不許你^樣污蔑我兒子！」又^個憤怒的聲音，從人叢中爆發出來，只見會計媽 
馳懷裡的孩子交給大嬸，一邊 AM 扣，一邊站了縣。「我們生產■三 
年困難時期不必說，就是六三、六四兩年，也收入有限，我們隊哪有那麼多的金錢給人 
飾？你® fWMSB 話！」 

「你 當然是幫著你的兒子了！ j 薪暾，「你也得到好處 • 怎會老實呢！」 

「你別含血噴人！」獅聲音有了。「觸1裡亂吠亂咬，猶士員都 
心知肚明！看你將好下場！ j 
宋麗娥上前把膽开 1,觀銳^回家。 

「我們隊對你們這些四不清幹部太客氣了，-謝^脂著謝 §5? 的妻子說， 「所 以你 ffl 
就頑固抵賴，避重就輕！棚的隊，你們的日子才沒有這麼好過呢！」 

他這些話，竟間接批評陳曉乾和馬成寬。但陳曉乾和馬成寬也不好說些甚麼。據陳曉 
騎知，其触產_工作隊利用勇有逼供酬青況，對 一» 稀極鬥隊_社 
員也不太客氣，所以鬥爭的火瓣很濃 。 上村生產隊可能是最和平的。 

「黨的政策是擺事實、講道理嘛！ j 謝玩芳也大聲地說。 「那三 十二張白條，我可以 
和工同志一起去找當事人的 c 如果 ㈣ ，膽斃我好了！」 

「你 有幾條命給槍斃！」謝利冷笑了一聲。「我看你們這批四不清幹部，是不見棺材 
不流淚的！明天到了公社，我看就不會這麼口硬了！ j 

「我怕甚麼！」謝締反唇_，「細不雛，好人，不漏一個!」 
陳曉歡随，在他的「縱容」下，這個隊的幹部是比較 「嚣 張」的。 

這時馬成寬走過來，低聲地對陳曉乾說：「這樣下去，是沒有甚麼結果的。爲了應付 
明天到公_中，不如造了些氣氛就收場算了，」 

陳曉乾點頭同意了 。 

腿馬成競讎織言 。 

(二） 

春插過後，上村生產隊全隊除了兩戶暴發戶謝標、謝本，兩戶中農謝根、謝基，一戶 
富裕中農謝利以及兩戶地富之外，全部農戶都已基本斷糧。照往年的做法，是趁農閒搞 
些副業，例如打柴到鎭上或縣城去賣，或?！ I 獨龍山採野生蘑薛，挖野生山荀，或採野蜂 
蜜，等等》今年搞四清，並不太鼓勵農民這樣做，由工作隊到縣裡弄了一些救濟糧來應 
急，但也不太夠，社員每天只能吃兩頓稀飯。幹部和社員代表到公社開會，要自帶糧食， 
除謝利和謝基那兩戶勇敢分子之外，都有些困難。四清工作隊從公社糧倉弄來一些_ 
糧， 分給到公社開會以及有特 S 睏難的社員，夏收後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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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村生產隊到公社參加「大四清」的，有貧協正副主席張炳光、宋麗娥、謝俊，以及 
謝基、_ ’加上三個隊幹，共 aa ,他們要自帶繼、陳曉_馬成 
寬腿自帶麵，他們的伙食則由公肛作赚 i 排。 

他酔上八時到公社「社教」運動辦公室麵》其他各大隊、生產隊人員也陸麵達。 
陳曉乾在 「社 教」辦公室遇見周麗蓮。當周麗蓮看到他時，春風滿面地和他打招呼： 
「你 ff 辟了！」 

「沒鲕，搞四龍然是瓢苦的了。」陳曉乾淡淡賴，他當然完全沒有羨慕_ 
意思，心中只是爲高雲漢抱不平。 

「你有一封麵州寄到學讎獅信，還有一封信是讎工寄獅。」 

信■來 * 

讎■’隨即魏去，他覺得和■褪麼共同語言。 

「搞完『大四清』之後，我們系的師生集中一天，整頓一下 <=」她對他說。「你告訴 
臓的雜同學吧！」 

陳曉乾想：你自己都搞出那見不得光的醜事來，有甚麼資格整頓 s [认？但他又想，她 
既然是共產黨員’不管她的靈魂多麼骯髒，只要一天還未暴露，她就還有資格整頓別人。 
大會定於九時正在公社初中操場舉行。 

p 東曉乾趁著還有大半個鐘頭的時間，找了個僻靜的地方，拆開信來看。 

他先看蘇厚永_: 

來信收悉。 

你說你注定要跟農村,以補你自 / J 注長在資本主義大城市的缺陷。我雛 
得這是你的幸運。要了解中國，要了解中華民族，就首先必須了解中國的農民，而 
要了解他們，就非較長期跟他們接觸不可。我們知識分子，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你 
那樣有機會同農賜期三同的。麯不题涼話。我希望將來自己也有那會。 

不必從你來信的描述中，只從想像中也可以贫 KI 當今中國的農村多麼窮困。如果 
我國難底子點幌，就不會補幾年遭遇的經濟困難了。 f 織爲這是社 
會主義集體化急進政策造成的，並說從裊村颁化?;撕和現在相比較中，也可以看 
出這個毛病來。我是相信你的觀察的。這讎陷是否可以通過主觀努力加以逐步解 
決呢？例如目前在全國分期分細展的「社教(四清)」運動：通過對幹部從政治、經 
濟、組織、思想的清理，使廣大基層幹部和群眾的思想覺 I 吾大大提高一步，從而克 
服你臓的「平均主義」所產生的消極面呢？讎爲，毛主席麵規模如此宏大的 
—社教」運動，是有那樣的目的的。當然也不能^你所提到的那個目的：針對在 
三年困難寺期所邱胸右傾遞，而這讎泉，在當時餅下’毛主席出於鎌， 
也曾經容綱 。 

你又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點，似乎不 
容易在實踐中真正做到，因爲這次運動是從上而下，即«^級黨內當權派一級一級 
向下領導進行的 C 因此，要能真正觸動到在路線上有影響力的當權派談何容易，只 
能搞到那些最基層的，即那些無關大局的生產隊幹部。這的確是一個矛盾。中國共 
產黨是一®雍有三千萬黨員的麵黨，不搞從 _ tsi 下的政治運動，難道可以搞從下 
而上的政治運動嗎？你所指的其實是中層領導幹部，他們可以很容易避開鬥爭的矛 
頭。那些對路線有影響力的中央一級領導人，對他們進行路線鬥爭，我們黨歷來是 

»即黨內鬥_方法解放後 s 付高饒反黨集團和纖懷 
的反黨活動便是如此。這次四清，通過上層的黨內鬥爭，搞出了幾個省委的問題， 
如安徽、 ■ 、貴州' 甘 ■ ^現在的問鷗帽幹部《 

臟生產酵職示 f 狀的同情《我相信你 miew 是真實的：生產隱音晒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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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困的謝中，的確是沒有多少油水可榜的。除了個別人司上級壞人有勾結的之外， 
認真,他公雛，對於那些_篇自留地、離翊業、離_肥， 
對個人有好處的事，都沒有他們的份。平時的隊長工作、會計工作、臟 ra 己工分 
工作，都是麵生質的，只有在特定情況下要專門騰出半天以上的時間讎體的工 
作時，才有誤工補貼，但這也只是補貼，勞動力碰段時間內勞動所得的工分。 
現在把矛頭指向他們，你認爲太不公平，廣大社員群眾也認爲不公平。你認爲應把 
矛頭指向中層幹部’或至少指向基層戶部中較有實權的那些幹部，例如公社和大隊 
幹部。你纖，工尔思想右傾 。 

我覺得，你們的工作隊是在一種錯誤的思想指導下進行四清運動的。這恐怕是建 
國以來多次運動的後遺症：寧「左」勿右，尤其在運動初期。一向認爲，_左」是思 
想認識問題，右是階級立場問題。在這方面，毛主席有過指示：「有的地方只有十八 
戶，沒有一個虱子，一定要捉風子？」並明確指出：「四清是清幹部，清少數人。有 
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也有清的吧！身上沒有虱子，一定要找出 H 子來？」 
我奇怪爲甚麼下面的幹部對毛主席的指示硬是不執行。原因自然是寧「左」勿右的 
思想在作怪。此外，還有中國人「寧殺錯，勿放過」的一貫思想影響著人們 c 這樣 
就不必腳輕離工作，並織不會犯右傾粒場不。 

我們很久沒有通信了。你下鄕前，我麵尔一封信，那時我妻子剛生了個女兒， 
所以十就碌 * 未職時_給你-你■讎了_戀問題 - 算_ * 我 m 
年都三十歲了，到了而立之年。你在感情上虛度了近十年的歲月，的確令人同情。 
你提到，不應對你們這類人實行這種有進沒出的政策。據稅所知，中央似乎沒有明 
確規定港澳回來的人不許出去。只因公安部門對港澳地區有很大的戒心，所以通常 
是视准返回港澳的。你的問題就更是如此。 - 

7 尔未婚妻的不無道理的。你從香港回來，轉眼又過了十 一® 年頭 。 人生有 
幾 ( S 十年呢？再過十年也很快會成爲事實，到時你四十出頭，青春不再了！我猜姓 
是爲了你《對她來說，即對 K 一個上了三丁歲的女學者，她是不會有痴男怨女的 S 3 
觀艾的’ 於娜継 ° 歷史上不是有很維大的赠家、學者遠離 
愛情，把一生貢獻給科學的嗎？她明白你和她不同，你遠不是個科學家，你是個感 
情既豐富又脆弱的文人。在你目前孑然一身的情況下，的確是需要一 (0 溫柔體貼的 
女性陪伴你的一她不僅會給你帶來愛情，還會給你帶來你同樣極之需要的家庭溫 
暖。只有張冠英才能給你同時帶來這二者，我認爲、你不要猶豫了。四清至少還要 
搞三四年，搞完之後，又不知道還有甚麼政治運動跟著來。在可見的#之內，你 
是不可能離開祖國的。在這期間，艮酿你的未婚妻有機會回來一次，你能不顧後果 
地跟她結婚嗎？結婚之後，恐怕你們會痛苦多於快樂，遠遠不如你討了張冠英爲妻 
使你倆來^1^些 。 

他一口蘇厚永_之後， 5 Lwmmm - 
親愛的哥： 

我們上次分別後，至今又過了 一 ¥。 

你到鄕下搞四清也已經有一 M 多月了。生活上已經適應了嗎？可惜你不是來我們 
彩虹搞四清，不然我就可以好好服侍你，弄些好東西給你吃。現在我家的生活算過 
得去了。媽媽五十歲了，雖然身體弱了些，還參加勞動 》 看到她身體還可以，我不 
期然又想到了你。我親愛的哥：如果當年沒有你的幫助，她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我也可能不久就會隨她而離開人間。哥：當我想到你現在正在貧窮的鄕下受苦，我 
心麵了，我恨不尔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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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談到那個叫謝自香的地主女兒，被 h 面強義的貧農之妻地主婆◊你自己 
的煩 1 i 已夠多了，1裡老是惦念著遠隔重洋的未婚妻，政治上受到懷疑不能回去， 
如今又在那麼艱苦的地方和一三同 * 你還那麼關心別人 • 你真是麵择哥！ 

粧婆並不題心，而是不平 。 你不願意類壞人當道，刪尔 
又似乎無能爲力 。哥： 我勸你還是不要過多地介入政治。你不合適，即如我知道自 
己不合適一樣，何況你有「特嫌_底子，衞#好，是#大赖勺 e 我求求你，哥， 
算了，我並不是甘心看到壞人當道’我只是十分擔心你。你知道你在我中的地位 
嗎？一 

至於謝自香，她的確是個文武全才的人。我 i 棚融心要是我像她那麼能幹就好了， 
你若有那樣的妹妹’面上多光彩，不像現在我這樣，傻裡傻氣，甚麼也不懂。但可 
惜，她是個地主女兒。你雖然有無|遐同情、無限關心、無限欣賞，到底是一的意 
念，終究是毫無辦法的，只會使你乾世間抱有多一^不滿。我相信，在我國廣大 
農村中， s 聰沒有幾個人像她那«文武雙全，但像她那樣命運的人是多不勝數的。 
這是另一《悲劇性人物，和金鳳那樣的悲劇性人物雖然有本質上的不同，但同樣是 
令人鼻酸的。麵該感到自己很幸福了， 

哥： 我們相識至今已經有七年了。這七年是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青麵。 mm 
十分珍惜，因爲我知道，人的一生中，並不是有很多這樣的七年的《認識你時，我 
題少不更事、無憂無慮的少女，但現在二十五歲了一在我們鄕下 ， mm 
個年齡的女子，已是有了幾讎子的媽媽了。她們已經進入了憂柴憂米的人生階段。 
而我妮？我早±«*照_，發現開始有了題的_。我觸黼鰣少 
女的心態和精神狀態，但畢竟歲月無情，再過幾年就要進入中年了 <哥：我說這番 
話並不是要向你麵些甚麼，觀是纖自己聯想到你》雖然男人的青麵比女人 
長， f 旦也有個盡頭之曰。俗語說：男人三 4— 枝花，但過後就是花枝凋謝的時候了。 
歲月對男人來說同樣是無[青的：想到這裡，我總爲你擔憂，你到底是不是仍有希望 
呢？如果一輩子困在這裡，怎卿尼？ _你要一輩子齡伶一 ® a » 馬？ 

有時贿發廳：你們大學的如果可以識們獻_翊城裡當根姆* 
我一定會去當你忠心釣僕人’月 g 侍你直到你我都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 。哥： 你是不 
是認爲我這是天真讎呢？我倒希望我在你^目中永遠是當年的那個形象。 

林我前多話要對你講，因你工作太忙，又有太多事情要想，所以就辭腿 
吧！你回到學校以後，我會來看你的。媽叫我代她向你問好。 

說趟兩封信 * _乾■十分親切:畢竟觸有十爛心励臓 * 尤其是齪英， 
她簡直把他當作精神上的愛侶了。四清後 • 他會很好地考慮他和她之間的問題。但當前， 
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即將開始的 「大 四清」上。 

(三〉 

全體讀蔵始。诚初中操場只有五個®^大小，錄不能容納維 
與會者。很多人要蹲周圍的土崗坡上。 

先由工作團團長趙國安作動員報告 * 讎： 

同志們！ 

我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春節後開始,到現链不多有兩個月了，即一期 「社 
教」五個月的五分之二的時間。經過全體工作隊員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發動工作， 
廣大貧下中農、社員群眾基本上發動起來了，湧現出了一大批積極分子，各生產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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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成立了貧協 。 揭發出大量各級幹部的四不清行爲。通過進行以清經濟爲中 ■、 J 、 
四清」，四不清幹部的罪行已經掌握在工作^□廣大貧下中農手中。運動已經發展到 
，新的階段，時機已經成熟，是進行 「大 四清」的時候了。 

補大幹部中’多赔麵參力《^ ’他們 iim 手洗澡，有些犯 
了較嚴重錯誤的幹部，在群眾的熱清幫助下，也能老實交待問題，並準備退賠。但 
是也有少*^部，頑固抵賴，避重，不老實交待問題，千方百計企圖蒙混過關， 
我們要警告這一， _] 鴻頑固分子：黨和人民的容忍是有展度的，你們的時日無多了！ 
現在，大家集中到公社來，是要打一場織滅戰，打百團大戰！戰場已逐步收緊， 
想蒙混過關是不可能了！只有坦白交待，罪，積極退賠，以取得廣大社員群 
眾的請解-才是正路， ' 生路，！ - 

四天「大四清一的安排如 T : 

今天下午和败上 * 對照上午的案伊跡生產隊、生產大隊' 公社的具體情況 * 學 
習有關文件，提高認識，提高思想 3 明天 il 、下午，各級幹部交待問題，進行退賠， 
爭取火線解放。安8_心活動。後天 _ h 午，開全體大會，由表現好的幹部作示 
範發言 。 下午繼關 * 集中全诚的火力* _固_ °社談心活動- 
午作總結報告。下^^學習總結報告，到四時結束，然後各自返回自己的生產隊、 
生產大瞬陏關單位 c . • 

趙團長講話完畢，副團長尹遠茂走出講台，宣佈說：「現在由沙頭大隊會計張金水交 

待問題！ j * 

跟著一個穿著頗爲破舊的矮個子男人低著頭走出來 c 他年約三十，頭髮和鬍子都 S 
長，面色憔粹。走到台後’他_發言稿，對著_ ,用十分的聲# IS : 
「首長、同志們，社員代麵！ 

「我現在向大家坦白交待我這幾年犯下的四不清罪行，希望得到大家解。一九六 
三年春節，我剛剛當上大隊會計。當時我們大隊養豬場有一頭母豬產下十二隻豬崽，但 
我只報了十隻。後來賣出後，我從中貪污了六十元。一九六三年五月節，我利用我管大 
隊酒廠的職權，私自拿了一極酉回家’價值十五元。一九六四年冬季，大隊參力盼社的 
山塘水手肛程，我們大隊去了五十三個勞動力，我_伙食，貪污了三百一+二斤糧票， 
以當時自由市場價格計算，爲二百元零六角。另外我管大隊木薯酒廠以來，常拿一些 
酒糟回家餵豬，並零星拿過一些乾木薯片回家吃 3 多吃多佔方面，我經常拿大隊養豬場 
的月既4鎌在自己的自留社 。 大隊飼料地上種的紅薯，有時也拿幾隻回家吃，也曾多 
嫌商紅薯苗回家麟。總纖作兩年中，禽彌價爲二百八元。 
我出生在一 fa 世代爲粧打長工的僱農家庭，解放時才十四歲《黨和人民送我上轉、 
中學。我學到了文化，卻沒有好好地爲人民服務，而是貪污了勞動人民的血汗錢，這是 
粧、資產階級的醜惡行爲 3 我是黨一手培養 t 谏的人，現在犯了腫的錯誤，礙! I 十 
分痛心和無面目見人 。 我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 

_這裡，他抱頭大哭起來。哭了一會後，他繼續說： 

「初纖有很大的顧慮，機牢 ， f asw 子，所以不願交待。 

心教育下，在貧下中農的幫助下，經過憶苦思甜，提高了思想覺悟，認識到自己忘了本， 
知道了自己犯了嚴重錯誤，就必須以實際行動來改過，才能得到廣大貧下中農的踪解， 

。工同志纖說 : r 具體行動是積翻 g ，只有継好了， 

一點輕都沒佔上，才飾■雖_根子。』現在■總觸一百二十元 
了出 * as !」 

他從□袋裡拿出一疊鈔票來，子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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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的一百六十一元，待我今年秋後賣了家中的那頭豬，就全部清還：我對黨、對 
AME 了大罪，現在已經知錯了，我甘願受黨和人民對我作出的任何處分！」 

他下台以後》尹遠茂副團長再出來講話： 

「剛才張金水向大會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據工作隊所掌握的材料來看，大的問題他已 
交待了， 認■誤的態度也是誠懇的> °工作團_硏究 * 現在 

宣佈解放他。至吟退賠方面，黨的政策是合情合理的。舉例來說：他貪污的木薯酒、糧 
票、豬崽，按當時市價是二百八十一元，但現在的市値是二百元，也就是說，現在拿二 
百元，就可以買回上述物品退賠給大隊了。所以我們落實要他只退賠二百元。他剛才交 
出來的一百二十元，先由大隊工作隊收了，寫回 iBd 劇納&。 

「同志們丨張金水_去兩年中所犯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在黨的政策感召下，他認 
識了 ■ ，比較 tiwsife 交待了問題 ， mmmm • 了各級幹部 一 fs 榜樣 。 m 

定案體現了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一貫政策。你們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只要坦白 
交待，積 MS ,就可以得到黨和解，從鶴理，否則就麵懲處！」 

他停了下來，尖銳的眼光向會場一掃，然後嚴厲地叫道：_現在，把公社百貨商店原 
經理胡佐才押上台來！」 

只見在講台左側有兩個青年職工，連推帶拉地把一《城鎭幹部模#、身材高大的中年 
男子押到台前。這時，只聽見尖銳的女性聲音在帶頭高叫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 
嚴！ _、「胡佐才頑固酬，只有死路一 f 条！」 

陳澆—看，原來是周麗蓮。她坐在主席台上最邊一«坐 m ： 。他感到有點嗦心。 
氣然 ° 

“著，^工賺員走 「胡 佐才，命坦白從寬的案例你看到了吧？ 
如今再給你一®機會，如果仍然耍手段，避重就輕，拒不交待自己的問題，你就只有死 
路 n 我 fn 已經掌握了你大量的罪證，你艮卩使不交待，也可以定你的案，到時就罪加 
一等，後悔莫及了！」他稍爲用力地推了推他的背部，高聲喝道： 「胡 佐才，立刻向大家 
交待你的罪行！」 

那兩名職工，也同聲高喊：「快！交待！」 

「麵在向黨和群眾交待自己的問題：一九六二年春節，縣糧食局分配給我公司職工 
每人一斤麵粉，我從中多報了三斤……」 

「住嘴！」那個工作隊員大聲打斷了麵舌，「這毛蒜皮的賴，不必在這裡交 
待了！要交待大的！」 

他不 raais 了 。 

「你拒不交待嗎？」其中一 fi 職工轉身向著他，一隻手掌已經按在他的頭頂上。 

「我……」他哭喪著臉說，「在困難時期，大約是在一九六零年冬天，我曾經將商店 
裡最後賣剩的二十五斤黃糖’自己全部買了回家……」 

「拍！」另-個職工往他下三路掃了一腳，他差點兒肌在地上。「你這頑固的傢伙， 
我們多次告訴你，要重點交待六二年以_罪行，耍棚！」 

「我……我 …… j ftfott 定後，靜臉說，六二年以後都糾占問題’並 
沒有翻紐大的纖 。 」 

「好，我就揭發你!」左邊那個職工神氣十足地說，「一九六二年四月清明節時， 
公社中學師生去拜掃烈士陵墓，向公司買了縫旗子的布料和其他食品、用品共八十二元， 
是該校老師親自把錢交給你的，你入帳了嗎？」 

「我沒有印象 。 」 mmmmmmm » 

「請中學的體育獅張申華出來讎！」 

在人群中走出一個三十出頭的人來。他走到台上，大聲地說： 「我 記得很清楚，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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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六二年四月五曰，當時是上午，百貨商店剛開門不久，只有胡佐才一®人在植台上。 
我買了東西付了錢之後，叫他_一張發票學。但， 
拿不到發票，就給我寫了一?1白條。」他拿出一31白條，在他面前揚了揚。 
r 如果是這樣 • 我一定會在雜叫小趙入帳的”他分辯說 。 

「臓有鞭」講台陏 HS 二十七八子站了練,鰱， 
_你也沒有_筆。這次 r 社教 j ，經三方面麵，也沒。」說 
完她再坐了下來 0 

「坦白從寬， tfmmi 不許胡佐才頑固抵賴！」周麗蓮又帶頭高呼口號。 

「他媽的！」左邊那個職工他的雖往社 。 牺腰力頂住，卻不提防被右'邊那個 
mx 向働胳職了一腳，臓四鹏妖往 

- 貪污肝胡佐才■纖，只有賜—条！」又響起了一陣口號聲。 

那工作隊員輕輕撥開左右兩人， 一 手叉腰喝道:「站起來，不要裝死！老實交待問題！ 
「我可能一時工作忙，忘記了入帳，」他曼釀了 後， i 娜 ■ ，「那八十二 

元算是8^了。 

「怎搜算是！」兩個職工同聲說 • 「細明有賴亏！現■屝不好，記你 一 WI ! J 
「繼續交待！」那工作隊員喝道。 / 

「一 九六三年春節，」他結結巴巴職，「我們商店進了一批銘桶，進價是每隻七元 
五角，我買了二隻，全部轉賣給我的親友，每隻賣十元，共貪污了七元五角。」 

「交待大的！」工作隊員叫道，-你這一條是早已定了案的！」 

「去年冬天，我們把商店養的那隻大黑狗宰了，我分雙份……」 

「拍！」是一記重重的耳光，把他打得昏頭轉向，差點兒站腳不穩，「你又在避重就 
輕，耍棚！」個紅罵道。 

「我我 …… 」他用左手摸著左^，「其實，我已經竹筒倒豆子，通通交待了。」 
「你抵賴！」另一 (3 職工說 • 「你清明節貪污的八十二元，經我們多方啓發，你都裝 
聲^，今天受到群眾的壓力，丈勉強承認。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喲！」 

那工作隊員說：「自己交待的資是坦白，到今時今日交待的，仍算是坦白，如要揭發 
才承認^，就不算是坦白交待，是要從_理的！聽清楚了沒有？」 

讎了點頭 。 

_你拒不交待我們不著急，反正我們掌握了充分的證據，」一讎工說，「現在只是 
爲了挽救你，才花這麼多的時間和你磨嘴皮！就看你是不是不想自絕吟黨和人民了！」 
1交待！」台下許多人吼叫起來。 

「我……」他用絕望的眼光橫掃一下人群，然後用力咬了咬下唇，說道：「我想起來 
的都交待了。」 

「好，我夾揭發你一《 !」另一《2^ 。「一 九六三年，我們商店下鄕攻》龍鬚草 
轉賣給外貿單位，用作編織出匚龍鬚草鹿。我們當時的收購價甲級每擔十五元，乙級十 
二元。總共五批，甲級五十擔’乙級三十擔。使尔^乙級三十擔都算爲甲級出帳，共 
朗了九找！」 

「■不織？」群眾大聲質 R ° 

「那……那……」他有點不知所措起來，「我我想起來了，那是因爲我覺得那批乙級 
的質量不錯，就把它當作甲級賣給夕、貿單位。他們也照收了》所以在出帳時也就頋手寫 
成甲級的收購價了 。 j 

「怎劊頂稍那麼? — smn 罵道， - 多出獅錢，奴了你的口觀？」 
「我 …… 我不是就、這樣的，」他分辯說，「只怪麵個人辦事糊塗，袋裡的錢往往 
是公私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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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是詭辯！」一個職工從前排人叢中跳了出來。「你每月的工資才四十五元’袋 
裡一下子多出了九 i 私不分！你的確是頑抗到底了丨」說完，他舉起手掌’ 
把它壓在他的頭頂，用力按了兩下。「你利用職權，貪污國家的錢財，還百般爲自己開脫， 
你真的是他媽的！」說完，又用腳踢了他兩下，才悻恃地離開。 

這樣鬥了他一多 » 他被群眾輪番按頭頂、踢屁股、推繊在地上、扭耳朵、搞 
噴氣式飛機等等，折騰到後來，竟&\在地上爬不起身，但他仍不主動交待問題。在退賠 
問題上，他說群眾揭發他的那些問題他沒有 SfEP 象，他要回去後好好想過，才能落實。 

最後那工作隊員宣佈：「鬥爭胡佐才暫告一段落，回去後由專案組繼續審查 3 根 g 今 
天一些群眾初步證據確鑿的揭發，在過去幾年，胡佐才貪污國家財產共七百多元，已構 
成了貪污罪。按照黨 r 坦白從寬，扔拒從嚴』的一貫政策，如果他能主動坦白交待自己 
的罪行 * 雜度端正 * ■以不以齡 E 論處-但播他今天表現’艇鐵 
下，心對抗黨、對抗人民的了，現經公社 r 社教。工作 K 批准，把胡佐才定爲 r 新生 
資產览級分子』，暫時交群眾監督管制，以後把問題進一步落實後，才決定是否追麵事 
責任。現 WfiffT 去！」 

那兩個職 Tjfc 把胡才又推又按’押了下去。那工作隊員也退了下去。 

尹副團長斑時宣佈： 「今 天的大會到此結束，各大隊和公社直屬單位下午開始開坦白 
交待會 。 公社、大隊、生產隊各級幹部要認真吸取胡佐才的教訓，好好考慮自己的前途。 
戴卜 Jf 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就不妙了！」 

-娜工■守則 ■ ,工雛員⑽、工嫌員■眾之 

間，是絕對嚴禁談戀愛的，更不用說通簽了，一^發現，不單要開除出工作隊，往往還 
要開除工 e 。但尹遠茂作爲工作團副團長，有婦之夫，_周麗蓮亂搞男女關係^新生 
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他倒很適合。 

散會後，社員代表_部以大隊爲單位開飯，鎭上的幹離中吃飯，而工作隊員一律 
到公社機關食堂用膳， 

在食堂裡，陳_碰兄盧大龍、顧组昌、李寶山、朱錦培和吳棟材等幾位教師’唯獨 
沒有看到周麗蓮❶ 

麵 A * 在一起， 一 an —船，了赃。 

「爲甚麽周老研同我們一 ©€« ? J 麵乾問道 《 

「她和工作團領導吃赴！ J 盧大龍說。 

r 她接近領導,最好能^們通通情報 。 」李寶山說/我們有很多問題搞不清楚啊！ J 

「通情報有甚麽用？」鄞祖昌說，「很多事都不是按照（二十三條> 辦的，」 

r 辆 ， 」 mmm^ r 們上村 ， 幹■明沒有貪污，我們如實匯報了， 
mMmam !毛主席綱：沒有虱子，嗎？賊不權他們沒有看過毛主席 
的這個 ㈣ - 」 

李寶山奇怪地問：「我們隊的問題也和你們隊的一樣，我正爲這件事煩惱泥！但是， 
雜餓 m 有傳達毛挪這個指示？ 

狀麟 ：「 mst 內文件。」 

「陳 獅不是黨員…… j 李寶山看難- .. 

「這是每人體會的問題。」盧大龍說。 「我 勸老師們還是小已行事。這次『大四清』， 
中間會穿插練兵會,專門整那些被認爲有右傾思想的人。至少，我們不能同領導對著幹。 

㈣ 


工作隊員和幹部、社員代表分散住在绲 hg 民家，開會則似大隊爲單位，自己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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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房間 * 有些是■場' 颂麵單位內等. 

下午開鬥爭會，則以生產隊爲單位進行。江文現命令，上村生產隊的鬥爭會由馬成寬 
拂 > 陳曉乾當參謀' 作 ® a =陳曉乾體會：這可會堤政麵照働做法 。 

先十二。其實這麵供的鬥轉，陳員讀上已進行過多次。現 
在所不同的是，大會有緊張的懾人氣氛，和可以放 — 陳曉乾明白了爲甚麼強調 
勇加 。 沒有勇鬥爭精神，火雜肯定沒有那麼濃 。 

馬成寬宣佈要謝十二徹底坦白交待問題後，謝^_基就如狼似虎地把他推出來，要 
他站到中間，喝令他老實交待，否則就會得到胡佐才同樣的下場。 

謝十二站定以後，似乎並不害怕，他說：「我在生產隊多次交待中，已經把所有的問 
題都交待清楚了 。 」 ••: • 

「拍！:謝利 M 地打了他一®?光，並一隻手■抓住，「你真是頑 
固透頂*見了棺材也不流淚！」 

馬成拉開謝^，對謝十二說：「上午的大會已經給你們四不清幹部指出了兩條 
路，是從寬發落，像張金水那樣，回到人民的隊伍這邊來；另一^是戴上新生資產 
階級分子的帽子，劃入四類分子隊伍中，連後代也受連累！」 

「你到底想趨 一«§? 」陳曉乾懶洋洋。 

- 我當然是要走從■鏘……」 

謝基 3 iBKTTSf 了 :「那麼，還不韻瓶子？」 

「我的確已經徹底交待了嘛！」 

「你真的是想戴帽子了？」謝基舉起手掌，往謝十二頭頂按下去。謝十二抬起頭來， 
閃避了一下。謝基勃然大怒，提起一隻腳往他腳部掃去，讎删地。謝利還不放過他， 

領子，把他從社，一邊叫道：「你不!」他戦手，往他背上打 
去。馬成寬立刻輕輕地攔住他，低聲說：「讓他交待！」 

挪> 陳曉乾發覺 > 雛 ft - 直在錢觀察。他■來> ffill 成寬和陳曉乾叫到一邊， 
_臓：「你們纖手讓群眾自己赚！」 

馬成_7點頭*表示接赖令$陳曉_沒有做聲 。 ■長驗後 > 5^(1 別的生 
產隊去了。陳曉乾奇驗歸不鬥爭大隊幹部？ 

鬥爭繼續進行。謝利和謝基越鬥越起勁。馬成寬對於亂鬥一氣的場面似乎有點不高 
興，但也表現得無能爲力 。 

、各隊的鬥逐漸轉移到戶外。謝利和謝基二人也抓著謝十二來到露天的地方 c 
陳曉乾環顴前後左右各生產隊的鬥爭情況，赫然發現這批四不清幹部，陷入了重重包 
圍之中。撕喝聲、咒罵聲和痛叫聲，此起彼伏，真是一場驚心動魂的「人民戰爭」。每個 
被鬥_部，都獅站著，與公審續的 5 EA 無異 c 

陳曉乾忽然想：過去十多年來，共產黨、毛主席正是依靠這批貧下中農出身的骨幹分 
大 siasfj 組，初纖業生產合作社、高腿' 人败社 ' 大躍進。然而 * 如今他們 
個個都變成了階下囚。 

然而，他突然賴到，並不是_幹部 MISM 外航職下囚的，有少麵該成爲 
PI 下囚的人，卻逍遙自在。他遙遙看見紅星大隊工作隊長林維成和指導員張裕祥以及兩 
名工作隊員，正圍坐在公路邊的一下，大隊黨支書林全貴、會計楊財和文書陳烈 
坐在他 ra 面上，彷彿是在促漆談心° 

鬥爭完隊通十二 xn 權谓硫，鬥完謝猫又管員麵芳。雖然鬥報轟 
轟烈烈，有聲有色，而且從整個「戰場」上來說，是十分慘烈的，但上村生產隊卻沒有 
鬥東西來 0 

到了六時，林隊長宣佈鬥爭暫告一段落。然後他召集全大隊工作隊員進屋裡開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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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錄： 

「在 同志們的努力下，通過一 ffl 下午的鬥爭，全大隊的貪污數字有了新的突破，從原 
來的八千元增加到一萬五千元，糧食從原來的二萬斤增加到五萬斤 * 說明還有很多油水， 
也說明了 『大 四清』的威力。但也有進展不大的 • 如上村和下村生產隊。主要是工作隊 
員有右傾保守思想，因此鬥爭不力。雖然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絕未到頂。據我了 
解，別的大隊的鬥爭會搞得更加有氣魄，雖然有點過火，用了土改時鬥地主、惡霸跪玻 
璃、放飛機等方法，但收獲則比我們大得多，有些大隊新揭發出三四萬元和二三十萬斤 

我們的方針是：如果群眾使用土 e & mfe 主、惡綱麵 * 我們 
不提倡，也不制止，只要不發生命案便可。联 Lh 在公社辦公室舉辦練兵訓練班，我們紅 
馱隊讓陳老師、小馬和周松去參加。其餘工作隊員晚飯後，分別做幹部的攻心工作。 
上村生產_工作由江文■雜代 。 」 

晚上，瞧乾、馬成麵周松賴通黨麵公室，參加練兵學翻。來參滅個學 
習班的有十多個人，平均每個大隊一 fflA * 右，但紅星大塚卻佔了三個人。使陳曉乾感 
到不孤單的是，系裡的幾個教師，全部在場。陳曉乾猜想：每個大隊要一®表現最右傾 
的人參加，是爲了 猴看。 

趁主持人尙未到會，雛老師湊在一塊，閒聊起來。 

李寶山苦著_:「我們參, una 個學習班，不會像四不清幹部那樣，被七鬥八鬥的吧？ j 

「不會 吧！」陳曉乾說， 「我 們又沒有四不清，只不過是經驗不足而已。」 

鄺祖昌說：「鬥有甚麼可怕的！總要講道理的曠！」 

自我批評巴！」 iSAItm 。，在，就不肯彌理力爭的了， 
麵？ 一 S 4 M 隊幹部賺，。」 

「你順著他們幹，爲甚麼落得麵們一樣的下場呢？」獅昌反問他。 

「我 們的確是比不上他們立場堅定嘛！」盧大龍說。 

「他們麵們知識肝有成見才是真！ — 。 

「這 不叫 tMM ，這叫做事實， 是 毛主席月時說的。 」 盧^111^「毛主: 
『學 生比助教好，助教比教授好。教授書讀得太多了，不然怎麼是教授。這些人下去是 
5且_四清。他們的目的是不要搞四清的。』你明白了吧？」 

「這麵，只要你是，不管你表現怎樣，都會被認爲是思想右励，都要來 
這個練兵會了？」說。 

「當 然，你沒有看見我們系的教師都到齊了嗎？ J 吳棟材說。 

「不， 沒 !」_ 昌往四周看了 。 r \ . 

「醜了 ！」陳曉乾 

果然看見周麗蓮昂然地走進辦公室，後面跟著幾個工作隊員。陳曉乾發現其中一個是 
隨嫌工作關導員張雛。 

然而，周麗蓮卻沒走到他們那邊來，卻往主席台走去，在上面的主席位坐了下來，神 
氣十足雌佈：「我們這個練賤 wa 細始！」 

連盧大龍似乎也感到很意外。陳曉乾最雛感意外，讎了想，就覺得是合清理了。 

接著，周麗蓮從她的手袋裡拿出一疊發言稿來，隐道： 「這 個學習班的目的，是要解 
決同志們的右傾保守思想問題。社會主義教育場偉大的革命運動， 一 ^銳複 
雜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也是鍛煉我們每一 is aw 極好機會。我們這裡十八位同志，在 
過去兩個月的四清運動中，做了一些工作，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對這場運動的偉 
X 意義認識不足，無產階級立場不堅定。」 

她抬起頭，向大家掃了一眼，當她看到盧大龍他 m ,眼光略爲停留了一下，臉上露 
甜辱就 w 色。陳曉乾想：如果你不副瀆_，你也得訓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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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收回眼光，再又看著軒， mm - r 練兵會’首先由各人作自我檢查，題目 

是：爲甚麼我打不開局面？從這一命題出發，去檢討自己的右傾保守思想。對知識分子 
献學生織，還要控思想根源。然後各大紅作纖旨導員對各 am ⑽助。如顆 
別人仍未提高思想覺悟，最後就由全體?!1會同志集體幫助，直到徹底解決思想問題爲止 = 」 
自我批判、自我檢查開始，由周麗蓮點名逐個進行。大家都似乎對上級的意圖心領神 
會，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 

盧大龍低聲對他的同事們說：「我們除了要嚴於律己之外，還要從毛主席關於知^分 
子的 ii 點的論述，去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周麗蓮也似乎發覺了，所以她總勺名字，似賴立個榜樣 ◊ 

全部檢討完畢，已經是十二了。周麗蓮作了簡單的總結： 

-各同志通過這個學習班，提高了思想覺悟。當资搜高的幅度有大有小。鞏固工作就 
由各大隊工作隊的?轉員來做了。」然後她向大家掃了一 as ，滿面虛心必 j 神情，說道:「大 
家織麼意見嗎？」 

陳曉乾當即抓住這個機會，問道：「我想知道，甚麼時候開始鬥爭大隊幹部？」 

「不是已經開始了嗎？」賺 。 
r 我們紅星大隊似乎還未開始。陳曉乾說 ： 

「甚麼還沒有開始？」張裕祥立匆殷，「下午我們大隊的幹部交待了大量四不清問題。 
「據群眾揭發，我們紅星大隊的黨支部割淋全貴強簽人妻，吊打貧下中農。不知道 
他有否交待贼？」陳曉碰問。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以清經濟爲中心的『大四清 j ! j 張裕祥硬邦邦地答了一句， 
—這不是我們練兵學習的題目！」周麗蓮揮了揮手，用不屑的口吻說。厂現在各大隊 

開始進行顿活_巴！」 ' 

張裕祥帶了陳曉乾、馬成寬、周松三人，找了一 ft 角落，就開起小組會來。 

張讎由綠 y 縣餓觀，贿點知’所以對他們三 am 沒有表_ 
兇神惡煞■子，働言腿相當孅的 e 舰各 Ail | 了一頓，認爲他們麵_猫一 
天起，就對自己的生產隊作出了錯誤的右傾估 I - ，而且，隨著運動不斷深入，也不願接 
受工作隊的标 > S 30 BS 種思想 > 所以沒有打開局 I 最後 > 他要求他們一 
地利用這幾天的時間，向其他同志學習，真賴開本隊階級鬥爭的蓋子，否則就要由全 
大隊的工賺員集體幫助了。 

結束時，已經快二時了 C 其他人早已散去。 

在回去睡覺的路上，周松對陳曉乾說：_這是層層壓下來的任務，真的是沒有虱子硬 
费『風子 s 我不!」 

「他們爲了這 si 假數字 ， 已輔良心讎了，你就些，好漢不顿前綱！ J 
「管他呢！」雕不顯麵兌， - 我又不想升官發財，叵去當回我的工 AS ® 了！ _ 

㈤ 

全公社近 E 百名生產隊幹部和大隊幹部，在隨後兩天連續不斷轟轟烈烈的大批大鬥 
中，丟盡了威風。有些人3聰很快就認了罪，但卻沒有錢和糧作退賠，或沒有明確保證 
要退賠，所以仍受到批鬥和毆打 b 總之，這兩三天的時間內，沒有一刻是平靜的。這「壯 
觀' 的場面，陳曉乾是見所未励。幾百人集中在一®露天的地方，不斷地鬥爭幾百人， 
這右時也沒見過 * 反右時，大學是重點地方，以 H 計算， 一 系十五偃班， 
不過是十五個右派分子被鬥爭，爲時也不過是兩個鐘頭，而且十五個鬥爭會分散在各層 
樓的教室裡’基本上是不能連成一氣的*現械不同了， 一 個生產隊和另一個生產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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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會場相隔不到幾十尺，總共一百多個生產隊在方圓不到五百米的露天地方，幾和小 
時不停地發出嘶喝聲、踢打聲、痛叫聲、口號聲，此起彼伏 3 這也許就是毛主席所提倡 
的版戰耗？ 

陳曉乾還觀察到，不少大隊幹部鬥爭會是比較和平地進行的。尤其是紅星大隊’並沒 
有生產塚幹部去揭發，儘管據陳曉乾所知，各生產隊的幹部曾揭發了不少有關大隊黨支 
書林全貴和會針•楊財的23不清行爲。這幾天來並沒有對他們進行過較爲認真的批鬥，似 
W 胤、的形式爲主。但也有些大酬幹部，是被批鬥得天翻地覆的，雛烈程度比 
批鬥一^產隊幹部有過之無不及 。 至於公社一級的主要領導幹部，除了會計之外， 
都已經在這次「大四清」中全部獲得了解放。 

陳曉乾本來對勇敢分子沒有多少好感，醒次要求「打開局面」就非借助他們不可了。 
現在他竟覺懸們有點可愛，難1紅作隊曾多次傳達柱席如何賞識勇敢肝_示 。 

他和馬成寬商量後決定：由馬成寬領導勇敢分子去大批*鬥隊幹，而他自己則暗中去 
安撫他們，並多方暗示這是上面壓下來的任務，他們不得不執行，但到運動後階段，是 
會實事求縣實職的。 

隊幹們可能覺得陳曉乾和馬成寬平日對他們比較合清合理，又可能知道，在這風頭 
上，抗拒下去對自己並沒多大好處，所以最後三個人都分別承認貪污了幾百元和幾千斤 
.這樣*工膽才 TO 追瓣曉_馬成_工作 c 

但周励下村_隊的工作燃沒有 ■ °工作_隊長表示物不滿，竟然畑罵 
他：「你真是爛泥扶不上壁，組織抽調你來搞 1 ■社教《£，是要培養你當幹部，你竟不識抬 
舉，冥頑不靈！做工身的到底頭腦蠢鈍！回到隊裡再慢 t 曼同你算膜！」 

第四天上午，由工作團團長趙國安作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總結了這幾天「大四清一 
的戰績：全公社共揭發貪污、挪用五十萬元，糧食一百五十萬斤。被揭發貪污、挪用上 
千元的大隊幹部五人，小隊幹部二十六人。私佔糧食一 T 斤以上的大隊幹部六人，條 
幹部三十人。公社直屬企業和機關中，揭發貪污、挪用的幹部十人’千元以上的四人。 
公社領導班子中’ 一人有貪污行爲《 

趙團長警告說：「這次『大四清』，是黨和人民給幹部的一®自新機會，如果回去後鬧 
翻案，或繼續隱滿自己的罪行，將罪加一#，結案時就要戴上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 
了。」他補充說：「這次『大四清』，除了作爲案例給胡佐才戴了帽子之外，並沒有給其 
他田聯部戴上帽子。是否要給他們勤隋子，由回去後的表現來決定。」他重申黨「坦 
白從寬，抗拒麵」的政策 。 

下午上半段分小隊討論、學習趙團長的報告：下半段分大隊集中，由大隊幹部表態。 

大隊集中時，紅星大隊黨支部書記林全貴發言說： 

「我犯了不少四不清的錯誤，挪用公款，多吃多佔約有一百五十六元。撤治思想上， 
對投機倒把打擊不力，對社員進行社會主義路線教育不經常’有時工作方法過於急躁， 
對壞人壞事往往簡單粗暴行事，間中有打人的作風一對於地富等四類分子，當然不能 
姑息，但動手打人也是不對的。在這次運動中，經過大隊工作隊林隊長和工作隊其他同 
志的 K 心幫助，反覆教育，使我提高了覺厝，認識到這是一場偉大的階級鬥爭的革命運 
動，決心跟黨走，同資本主義道路劃清界線，回到社會主義道路战。」 

講完話後，他從口袋裡拿出一百五十六元來退賠 c 林隊長立刻宣佈解放他 。 讎，從 
即日起，他可協助工作隊把大隊的生產和運動搞好。 

陳此十分反惑。強姦犯、惡覇，現在竟搬權領導 t 獅四清 Wt 趟， 
難怪群娜怒不敢言了 。 這樣，對小隊幹部公平嗎？揭發過_群眾_部，恐酿被 
秋後算帳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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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暴雨梨花 

(—九六五年四月下旬） 

㈠ 

陳曉乾驅 L 辜回到上村 

江文棘找他 。 

「我悔^!^?，雖然你是大，我是小嫌肝她說。「我比麵 
解你的思想。因此，我向你提點意見：你提到大隊黨支書強姦王玉珍和吊打謝八 s 勺事， 
以後了。 

麼？ _ 

「他已經工作團批准解放了，不再是四不清幹部了。」 
r 但這並不等於不能揭發他隱瞞的嚴重罪行！」 

「真的發生過那樣的事清又怎麼樣呢？」她意味深長地說，「從階級鬥爭的觀 
點來分析，那是地主階級利用女人腐蝕我們幹部的一種手法。這種男女關係問題，通常 
是在黨內解獅 。 」 

「現!強画女絕不男女關係問題！ j 低銳不平馳，「況且， 
他吊打過貧農謝八！ j 

「所以，你就要抓住運動的本質了。」她說道。「運動的本質是以清經濟爲中心，因 
爲從六三年上半年開展四清時，毛主席就指示要整發了國難財的人嘛！主要是經濟問 
題。至於殷打貧下中農，那是農村幹部常犯的毛病，教育教育就了事。何況他的妻子是 
地主婆。貧農不一定是沒毛病的，如果他具有貧下中農的本色，就不會討一®地主婆爲 
妻了。」 

馆恶陡睦县一梢笨不，屮，誅來。 

「所 L ，我勸你驢不要 SftEl 件事了，」她懇切地說，「把瞧清經濟的工作切實 
搞 ㈣ ！」 

「是林隊長叫你來對我說這番話的嗎？」 

「這是大隊工作隊的意思，」她說，「你現在明白了，這是領導的意見，希望你重視。」 
r 如果有 ffWMP 月他曾經械？ j 

「爲甚酌尔老是不明白的呢？」她有點 W •煩你 Wffig 好處？」 
r 我想*共產黨當權廳該是高標準的1 _黨內鎌會主當權派可以题 
备犯？這與舊社會的地主、惡霸、酷吏有甚麼不同呢？」 

這回是江文» 口無言了。過了一會，她說：我們都 sa 識#，我 
理解你的思想倩緒，涵爲這樣，我覺■這種思想情緒十分危險， \ mmmx\m 
有處分任何工作隊員的絕對權力，有畤甚至不用作出可解釋。不服從領導自搞一*這 

尔受的了。可能你默知，工作隊處■時，也許還要經過錄，因而 
雜些，刪你總是萌麵1利_ ! j 

_我明白你的好意，」陳曉乾說，「從常理來說’我是不應該這麼固執的，因爲我又 
不是共產黨員。如果我是黨員，我就可以大聲疾呼：我要爲純潔黨的隊伍而不惜犧牲自 
己的一^。作爲黨外人士，我這樣臟粹是出於對黨的愛護。」 

她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雌你是共產黨員，也有下級服從上級的紀律啊！」 
r 如麟明尼？ j 
「那臟要袓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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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勝綱_了《 ■軸來做働思想工作的 • 所以和她_ 

也沒多大用處，於是他^不再做聲了》 

江文現走了之後’陳曉乾更加感到悶悶不樂。他看了看手錶，還不到九點鐘。他決定 
到河邊去洗衣眼，順便抹抹身。去公社這幾天，一直沒有洗過澡和洗過衣^ 

麵往涧的路上十這個時候，河 ass 讎鬧的，挑摘、 
洗衣5_人很多。現在可能是農閒，社員有較多的時間自由支配，所以這偃時候路 ±a 
^@>^也看不到° 

來到河邊，看見有一 {0 AIE 在河邊洗衣。走近了一看，原來是謝自香。 

「自香！」他有點感到意外，「這麼晚了，還一®人在這裡洗衣服？」 

「陳 同志，您好！ 」 她酿了， 「辆 候鹅洗雛的 。 」 
r 不可以早一點嗎 ？ j 

「我有我的難處，」她嘆了一口氣， 「一方 面我覺得做女兒釣應當幫父母做家務’畢 
竟我父母沒有兒媳；但另一方面，麵種孝順行爲又會爲一些社員所非議。所以晚一點 
纖贿人看見了。」 • 

「父 鮮紀老了’兒女是應該照 _ ， 」讎， 「不 ■父母是地富分子，就不照顧。 
否則，由誰來照翻尼？」 

「 AA 都有陳同志您那麼明白事理就好了！」 

「 mmw ^ 黨也有這«^&*: mmmH-im * 應由其子女供養、照顧。當然 
不是給他們大魚大肉，或高級享受 ■» 」 

她從喉嚨裡輕輕地笑了一聲，說道： 「在 廣大的中國農村，要給他們大魚大肉，或者 
高級享受，恐.[徽翊了 。 」 

「個別的情 as ® 補，」陳曉織，「比如一 _身於地富家庭的大幹部°」 

她忽然問：「你們到公社開了幾天會，您的情況怎樣呢？ j 她問得很有分寸，只問他 
個人的事’而不問整體的事= 

「不要說了！」如果我有充分的_*，我是不會腿林全貴的！」 

「艮 分的^ ， 如吴上面縱容他，他照樣當領導，努力也會白費。」 

「如果我掌握多些證據就好了丨」他說。「他這樣的人，連王玉珍那樣三十多歲有了 
一 大堆孩子的女人也不放過，對於其他年輕的，就更不用說了。」 

她隨不語° 

「自香，不談這些惱人的事吧、讎 。「纖 你的卿馬？」 

「談我的甚麼事呀？」她用略爲吃驚的語氣問。 
r 談你的終身大事呀！ J 
「嗯！」她沒有太熱切的反應 。 

— 我已經給你物色了一戶好人家。」 

r @ s ? 」_麵{?»大顯， 「你 mm 人會證霸？」 
r 怎麼算是笨呢？」他加重語氣說八其實大城市才賄見識的人呢！ _ 

「那麼鐽和減的事，織@臟_ ?」 

「那是近在眼前的事啊！」他赂爲放高了嗓門， 「下 村生產隊的工作隊員周同志，是 
個®人。」 

她 「咳」 艘了一聲，然後說道： 「據 我所知，工作隊員是嚴禁談戀愛的。」 
r 棚他證尔 3 他也多^^尔*對_印象是。糸®®介紹你的清況，他 
對你甚表同情。」然後他補充說： 「當 然不是現在就進行，搞完 13 社教』回去以後才開始 
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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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你是文武雙全而又漂亮的姑娘！ 一 他由衷地說彳在這個世間上，誰不愛才？ 
誰不愛美？他當然有不足之處。 

她離往下說。 

「他是個技術工人，只唸到小學畢業。這些都不要緊 ° 」他說。「但他今年四十二歲 
T «前幾年死了妻子> @ TS 個孩子_吓、 

「年 齡舰，死了妻子、麵讎，翻於我子來說，根本算不了甚麼 
問題。」她平靜職。「主要他是否百分之百真 C 、 ？是否已經 JE 各方面的因素都#慮清楚 
了？谢，以翻醫裡？ j 

「他 家在省滅附近郊區的謝。 據 他說，從農村赃農村，戶口上是不成問題的 。 」 
過了一會，她說：「我也得看看他是怎樣的。讎然社銳位低賤，但也不是沒有自 
己最低要_ > 當^«不錐剔。 

_是^«@適■地方競面，交談交_。」他點了點頭。 

她沉_來 c 

_至於他的人品，你不必擔心、 。 」他安慰她說。「在這兩個多月來的相處中，我發現 
他是個極有正義感的人。上級多次壓他，要他鬥爭隊裡沒問題的幹部，他硬是不幹，寧 
願以後不當官。他說他歷來不想當官《」 

r 有這樣正義感和大公無^人》應該是不錯的° j 
「應雜可以托付終働 。 _ 觀 》 

她似乎酶了 。 

「你贩做甚麼工？」他問， r 我想棚機會，安排你們兩面。」 

「明 天隊裡大槪也開工不足，可能排不上我了。臓。 「我 想到獨龍山去挖竹 ^」 
厂你，人去嗎？」 

「是的》」 

「那 好，」他高興職，「明天我找他一起去。我們在獨龍山那個山贿面，好嗎？」 
她想了想，然後說道：「也好！」 

(二） 

清早，陳_告訴馬成寬，說他要跟社員到獨龍山挖山筍。他》?周松在村口等他。 
他倆走了兩個多鐘頭，終於來到了獨龍山那個山划。陳曉乾遠遠就看見謝自香已在那 
裡等候了。走近了，陳曉乾給她介紹說：「這是下村工作隊周同志， 

她不來，低聲地叫了 一聲：「周 同志，您好！」 

「她就是謝自香！」 _■ :周松說。 

\\ m \ . mmmmm ^ 

她麵頓時猶工 暈 。 她今天的打扮和往常一樣，還躑平常開 xm 勺裳， 
腦主常一樣沒豁別島黑纖。 

「自香，你帶我們去找山節 e ,」陳曉乾笑著說，「我們兩人都是外行 。 」 

她才抬起頭來，羞怯地看了周松醒，神情開始自然起來。 

「你們讎我來 吧！」 

她領著他們向山上攀登上去。走了十多里路之後，前面 tna 大竹林。 

「臟面有很多竹荀 。 」 她說 》 「但是，過了清明節以後，多數竹荀都長高了，只有 
少數不;以控， as * 後的時機了。 

「丰、 m 的人爲甚麼不來醜？」陳曉乾問。 


第414頁 



「竹筍本來是上好的食品，但我不明白上級收購站爲甚麼不太收購這東西 6 自己吃 
嗎，這東西要有肥肉一起煮才好吃，否則會瘦了腸胃。我們營養不足的人吃多了難受 3 
所以村裡的人，只控一些作應節之用励了 。 J 
r mnm ^ ^ 周_ 。 

進入竹林，只見是些濃密、一望無際的大毛竹， » 沒有看到青草。風 
吹蹴*上面的竹毅姻乍響《有些高挺的«這裡面歓有一種清# 
無篇感覺。陳麟想：雖古讀搜麵懈了！ 

「呶，這棵筍還沒有冒出泥來，是上鞠。她走到一《巨型 r 仔腳下，指著地上略 

她用手上鈉一__棚*刨去周圍 s ^ a ± » 娜土輕 mb 
後，就露出一根拳頭大 / j — 白的嫩荀來。 

陳曉乾十分_ ° 他 ㈣ 娜惝挖了_ » 足擁斤重- 
她又指著^邊一棵冒 m 地面兩三寸的 m 說：「這株竹筍還可以吃，不過能吃的不到 
四分之一了。再過一天長到半尺高，就不能吃了。 

「肯張得那麼快嗎？」周松很感興趣地問。 

「這不算快了，」她答道，「清明節前，妇果剛下了雨，就長得更快了。你幾乎可以 
看著它長高呢！」 

「_?」周松問。 

_這叫麵後!」她偷_了周 mb ,似賴要看他有甚麼碰。 

‘一 是呀，雨後春筍，是有形麼一 m 成語，是毛主席喜歡弓1用的成語。周松說 。 「我 
家雖 mam 寸，但沒有竹子，所以麵會不腿成動含義。」 

謝自香臉上出現一絲滿意的神色。 

大約過了 一 fa 多4塒’她已經控得十多株上好的竹荀，有四十斤左右。 

「夠了。」她說，「這些筍拿回去曜乾，也有十多斤了。我家一¥也吃不完。」 

「吃不完不是浪變馬？」周松說。 

「是可以拿到墟上賣一些的 。 」她說道。「鎭上的人，有诗也吃竹荀，但並不常吃， 
所以賣價不高。你們回城時拿一些回家吧。」 

「我們工作隊員拿東西回去不好。」陳曉乾說。「留著以後有機會再來拿吧！」 

「您回城以後，恐怕不會再來了。」她幽幽地說。「您來幫助我們隊，我們村的人沒 
有酣支 ■ ，定很不開心了：」 

「你們有你們的瞧，這點腿_的、 mmm ，「不過，我也不會不回!」 
周松卻說：「我就一定會回來，和老鄕們三同了這麼久，好像自己人一樣，怎自 is 記 
呢？」 

她默然不語。 

回到原來那個山坳，她突然對陳曉乾說：「陳同志，我有話要跟您說，是不是我們在 
這裡談談，讓周同志先走？ _ 

陳曉^•了周松一 as ，周松會意，連 tern :「你們談吧，我先回去。- 
r 你不拿愤嗎？」陳曉_。 
r 不必了 ， 」讎，广我只對小麵，我到公社^事” 

周松走了之後，他倆就在那天大樹下坐了下來 。 

「怎麽樣，印象還可以吧？」陳曉乾翼翼地問，他猜想她不太喜歡周松，否貝_ 
就不會要他單猶下職了。 

「看得出’他是個老實人，相信他是可靠的。」她低下了頭，不勝其情地說。_如果 
我不是生活在這個社會，可能我要選擇接近陳同志您那樣的人。可是，現實歸現實，我 
還可以有別的個人幻^嗎？只要他真 L 、 實意對我好，我就心滿意足了 。 」 


第415頁 


「觸，他一定會的，」他糖■’「他願意討/尔做妻子，這賴說明_ 
誠意了。」 

「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我 同意，我對他有信心，但是…… j 她戛然頓住了。 
r 但是甚麵？」 

不一定讖撕！」 

—他早就對你有意思了，-他說’「這次帶你們見面，主要是應你的要求。 

_腿…… 」 她突然》^著臉哭了總 。 

- 怎麼啦，自香？ j 他手足無。他伸脾，輕_了_聳動的肩膀，問道： 
" 可以告瞧發生了甚麵 g ? _ 

「我 不是處女了，他會嫌棄我的丨」她含糊地說，雙手把臉孔捧得更緊了 < 
r 麼關讎？他徽過老_!」 

「我是尙細獅黃花閨翊！」 一 邊說。 

「你當然有你的苦衷 ， 」 ■ ’ 「即 使你是主動和別人發生過關係，以你的處境，也 
是可以原_，何況你是被®^_ 

「我當然不會主_§(1人麵種事，-她略爲止住了哭泣，說道， 「即 使我不是知書 
識禮，也絕不會做出使自己吃酬蠢事，緣還會說地主把自己的女兒作餌！」 

說，麵對了，-麵有把握 ■ ，「你是被大職支部割琳全貴強賴， 

■?」 

她放開雙手，再痛哭起來，淚涂®面，活像暴雨中的梨花，一邊斷斷續續地說：「六 
年前他復員回來當了大隊支書後不久，就上 p 彌姦了我，而且以後還多次強姦我=今年 
春_ >讎來強■我一次&腿威麵 * 誰纖7我誰騰倒霉*他要一輩子霸佔 
我！」 

_真題有雌！ J 凍曉乾憤 M 6 起拳頭，「真 SA 彌心的大壞蛋！」 

_要不是我照顧，我早 StSfl ： 自盡 ： T !」她再雙？#著臉，鄕越發傷心。 
陳曉乾看著她顫動的雙肩，有如狂虱驟雨中的弱柳，無限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於是 
讎輕拍了拍励肩膀，_ 麵心，我一定觸尔棚的！」 

她慢臓主了哭，肩膀也不再顫動了，整個身體變得靜止起來 。 也許從來沒有人對她 
mmmm ， 她似乎在讎醇受著這讎得敝好之倩》 

過了一會，陳曉乾對她說： 「你 敢站出來指證他嗎？」 

「我 害怕…… 」 歡麟鹏。 

「我做你的後盾！」 

re® ， j ■、然抬_來，_勝痕地看*，「您沒有實力，我 tes 了您。」 

他冷靜地想了想，覺得自己的確是沒有實力。 

「我一醉想讎忽，聽， #£± 1 * 來”衣角，把淚水慢献 
乾。 「到 了如今這個地步，我不能不說出來了，我不想希望您冷靜從事。」 
是的，如果弄妍好，景遵最大的就 ■ 。林全貴是# f * 嫩嫁 AWT ^ g 復 
的，而她想嫁給周松去達劉離開這裡的目的就會成爲泡影。 

厂我會周詳考慮的！—働匕較冷靜赚了 c 

「還 有，」她疑了一下，「驗聰的是，去年玉琼結_那個祉，林全貴 
竟佩著爾■新房，■芳趕了出去，然觀姦了三琼！這轉全大_群眾都 
猶 9 」 

「太不像話了！」他異常憤怒地叫了起來，「他簡直就是偃大惡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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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不過是個 ♦ ■大隊黨支部書記罷了，嚴格來說1他不算是個甚麼官，」她說， 
「但他就可以爲戶斤欲爲，利用階級鬥爭作掩護，對被專政階級的女兒任意姦污、玩弄。 
全大隊被他姦污的不 T 十人，除了王玉珍是地主婆之外，其他的都是四類分子的女兒。」 
「單唐玉琼一隸可以槍難了！」他狠狠地說。 

「我知道共產黨是不容許它的幹部胡作非爲的，」她似乎變得十分冷靜起來，「越是 
高級的就越好，到了省一級，就很少有人會包庇這種嚴重違法亂紀的行爲了。您認識一 
触級領辦_ ? 」 

他想了一會，忽然說：「我們大學黨委李書記，是 M 常委，比我們工作團趙團長還 
要高幾級。他是個清廉、正直的好官。」 

_ sfir ® 這些小人物的事，他會理嗎？」她問 。 

「我_，有真憑謂_ ,他一定會理。」 ■ o 「現驻要由你寫式兩份 
詳細的揭發材料，包括揭發他強姦王玉珍、唐玉谅和吊打謝八的罪行。」 

看薩贿立刻答應，他讎：「我拿耥的揭發材料，找個機會回學校，呈一份給 
他看，如果酿示要理，纖可娜來大幹了；另有別的甚麼用途。」 
-那好！」她似乎下了決心，「您既是爲了我，我就冒死一試肥！」 

-從感情上來說，我是爲你，還有那讎玉琼。但從更高的層次織，我是爲了共產 
黨。」然後他補充說：「你就盡快把揭發材料寫給我吧！」 

池點了 _。 

「至於周同志方面，以後我會把你的1青況告訴他的。我相信他一定不會嫌棄你，反而 
會更加同情你。」 

「只要把林全貴拉下馬，能不自周同志，我也不甚介意了！」 

「應該要他坐牢才是！」他說，「犯了這彌天大罪，不坐牢，是不足以平民憤的 s 那 
SMEftfeW 人舰翻處分才是！」 

謝自香兩天沒有出工，寫了一式兩份長達二十頁揭發林全貴罪行的材料，連夜交給了 
陳曉乾。1^^»6另_了一首七纖他： 

療懷 

桃已靜杏 BE , 

不求來日銷另冊， 

爲乞殘香° 

然麵了前緣句的結構，馳十分_，而其舖之深，感情之徘 fiw ， 
陳曉乾朗誦再三’不禁愴然淚下。是的，以她如此才貌雙全，周松、只不過是她提供 
— 人,是已固中年的「暮虹」，而絕不是她心目中的理想伴侶。張杉鳳說她「心 
高氣傲」，是不無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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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絕處逢生 

(一九六五年五月） 

㈠ 

正當陳曉乾設法請假回 K 大學找校黨委李書記求助時，李割己竟帶著秘書于長令和外 
文系黨總支書 I 己沈萬鈞’到鄕下來看望參加四清運動的師生。陳曉乾大喜過望。 

李劃己首先在公社召開全體師生座談會。他代表學校黨魏切地問候師生們，並請師 
生們陽談下匹清兩個多月來的思想收獲和感受，以及提出意見。 

馬成 g 其他一些人提到沒虱子，§1^定子和逼供信等問題，以及他們堅持實 
事求是的原貝_受到批判之事。 

李書 IBIS ，搞政治運動，往往有一種規律，首先從思想上重視敵情，然後逐步深入了 
解，從各種*紛現象中抓住本質的東西，就可以做到實事求是了。他認爲，這並不是一 
種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從思想±重視敏情，在行動中樹 L 穩打，先不要倉促下結 
論，包括#定和否定的結論 。 這是馬克思主義佳物辯證的工作方法。但人們的思想覺|吾、 
鬥爭藝術水平不一，並不是每 HS 人都能恰當地做得到的。所以，他勸馬成寬等人，要 

^ 當然也魏行獨诚考《 

座談結束時，李割己忽然對陳曉乾說： - 陳老師，您是在上村生產隊的嗎？」 

「働、陳曉乾織。 • 

「土鰣，我磁個鄕蹲點，住村的一戶農家。當時我是這個專區的專員。， 

「是嗎，您當時的住戶叫甚麼名字？」 

「叫張炳光。」 

陳曉乾心中不禁狂喜。「噢’他現在是隊裡的貧猫主席。」 

「那就對了，」他@鍵，「當時他是農會副主席，主.常是謝茂才，還在嗎？」 

陳曉乾想了想’答道：「沒聽說有這個人 。 」 

_他有個兒子，叫謝十二°」 

_噢，謝十二^在是生產隊長。他爸爸已死去多年了。」 

「就是了 c 」他又說：「你們上村那個叫謝地主，罪惡不大，倒是個有點古典 
文學修養的人。土改時，他是被鬥得最少的粧。他寫檢討書時，竟也弓 I 經據典，是個 
頗鋪趣的人物 。 」 

「他也在。」 

李■麵鹏不語。 

陳曉乾知道李割己解腫是大學生出身，資格老，官職高，作 SUE 派，思想嚴肅，是 
個辦事公正的老革命。讎機一動，對讎：「李書記，您不如到上村去走走看看。您離 
開那裡十多年了，種補麵匕，_ ?」 

李擠記笑了笑’點頭說：「我正有此意！」然後伙說：「你們不必、告訴工作團我 
去了上村。我是去_訪友的，與工作、四清無關，所以不要驚動任何人。，他又對于 
秘書說：「你們也不纏我去，我跟陳老師去好了，不要勞麵眾的。其麵 i 在這 a 吃 
晚飯，然後看一場娜才叵去 。 _ 

「您法多久？ j 于秘書問道。 

. 「吃過午飯我就去，」他答道，「也許過，社，明天上午準會回來 。 」 

厂如果工作團領戰您呢？」 • 

「纖我雜事去了縣嫩 f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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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李書記對陳曉乾興致勃勃地談起土改時，他在上村許多令_懷不已的往 
事。他忽然問：「謝茂_女兒河香還在村裡嗎？ J 他不等陳曉乾回答，又往下說：「不 
過，當時她是個 t 二歲的/」始娘，現在也該有二十三四歲了，應該已經嫁到別村去了 。 J 
這乾感外，-^麵革_部，公,沿麵了十多_人事變 
遷，竟 t & as 得當年地主小女舰名字。 

「腿5有嫁，_權°」 

「是嗎？」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那 / J 纖十分聰明好學，當時她爲了爲她爸爸求 
情，竟給土改隊寫了五首七絕，令人讀了難過！」 

「她後來改名爲 『自 香』了。」 

「自香？」他沉(％-下，「她如果不_身於■的_，現在已經大學畢業， 
成了出色的文學家或科學家了，」他又嘆了一口氣，-不過，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革命是 
—個階讎翻 一1® 階級的暴烈行動，犧牲一些有作動人在所 S 6 免了，遞是歷史啊！」 
「她最近也給我寫了一首詩。」 

「是嗎？」李書記頗感興趣地問’「農村經過十多年翻天覆地的變後’她會寫些 
麵尼？」 

李割囉了，輕輕職了搖頭，然後 km :「她受了®屈嗎？」 

陳曉乾沒有正面答他，只說：「李書記，有一 fWS 始終弄不明白：被打伊 JT 的剝削 
階級敝兒，像謝自翻樣敝子，是丽以任人強飯弄， ffi 認爲是職綱？ j 
• 李割應了陳曉纖舌似视了一驚，連忙問道：「阿任意強备麵禹？」 
於是，陳曉乾向他作了詳細匯報，然後補充說：「這個黨支部書記太可惡了，光在上 
+寸生產隊，他就強姦了三個女子’其中一個是富農謝十的媳婦，人家成親的晚上，他竟 
麵 itAf ? 房，把新良礙，應新雜姦了！ J 

礙太顿了！ J 

「但是，大隊工作隊領導認爲，這在農村是件 / J 濘，甚至認爲這是階•級敵人腐蝕我們 
革命幹部的行爲 C 我只不過向工作隊提出這個問題，竟被批判 。J 
「你 除了綱發之外，還有其猶规馬？ J 

「沒有。他是偃土皇帝，經常吊打社員，群眾顧慮很大，不_發他。他忿忿不平 
麵：「現 ffisati 只翻一半， jLmmm/m r »因雌更沒有 Agss 發他了。」 

" 只有一«地主女兒的揭發材料，是很難給他定罪的。」 

但我樹識自 MS 全是真的《 ffig ® 多次麵，她槐導故 。 」 

「我 也相信是真的，」李«激，「她是沒有理由要在這偃時候冒這麼大的風險的。 
f 旦關鍵問題是，除了受害人敢於作證之外，還要有其他群眾出來作證，尤其是貧下亡農 
群眾。 f 總有麵他讓？」 

—阻力; fcA 了，發動不起來，」_@，「現在他解放了， 18 ^ 1 ^我發_尼？我 
倒不要緊，就苦了謝自香了，不該向她追查這件事，就只怪我不熟悉裊村的情況。」 
-大隊黨支書、公社黨委書記當土皇帝的事件，在我國謝是有的，」讎，「但只 
有那扯面有人包_人，才會■餅，翻應有嫌罰的 。 」 

「腿，我們正施 r 社教』 ■ ，獅懲罰，灘臓 KjdS 所欲爲了。 

「如* S 事實_，是應該嚴肅_的。 」術冗思了一會，然:厂我到了上村 
之後，先找張炳光他讎談，也許他們會把實情告訴®妮？」 

他雛下午二時多到赴村。社員們正在作最雄田 。 

陳曉乾在人叢中發現張炳光正在向翠綠的禾苗上撒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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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想 ！- 陳曉乾高聲叫他，「_來！」 

獅光手上捧著中，從田，到議麟他們跟前。 

「你* R 看你們了？」__著身朗李書言激。 

李劃己麟願詳光。 

張炳光忽然大聲叫了起來：「藤馬？李同志！」 

「是我，炳光，十二料見’你《@*_神情！」他伸脾來。 

「我報髒！」麵光不好意思纖。 

「不要緊！」李観拍著他的肩膀，「你還帶頭勞動啊！」 

「四十七歲了，比不上當納地通固時候了！」赃面讎 ■ ,「細沒怎麽變， 
只是發了點福，皮虜比當年白淨了 。 」 

「 WS 、 嫂子腑嗎？」 

■ f ，謝謝您、 

「還有刷、彩娜尼？ j 

聽見李書記能叫出彩鳳的名字來，他似乎待另 [ J 高興，笑謎了眼，答道：厂她很好，她 
長大了，謂調皮尼！」 

「能手！」陳曉離了，。 

「來’到我家去坐 。- 張炳光熱情地說。 

陳曉乾吩咐其他社員去叫__家 （ 

侧驗，縫翻光妻子耐李書記， _■ 麵光叫出了門外，對讎： 
「李同志是省委常委，是個很大的幹部，比起縣委書 I 己和地委書 S 要大得多，你有甚麼 
話應丽對讎，他一定會幫助你_。」 

r 我知道他是個大官。當年土改時，他已經是有專人保護时首長了 。 J 張炳光說 c 
P 東曉乾和張炳光回到屋子，李書記對陳曉乾說：「你去辦你自己的事吧！我要在這裡 
同炳光談談心 ° 有甚麼事，猶叫他安猶。_ 

陳曉乾會意，於是就告別了他，到田裡和大家一起勞動。 

社員們問他，剛才那個幹部是甚麼人？他告訴他們’他是_在本村蹲點搞土改的李 
同志，他當年住過張光家，現在在省城做事，今天路經 1 S ， 順路來看看老鄕們。 

經—說，有些乞繼大瓶損想舰了 《 拔他當■入群眾，爲群眾 
辦了許多好事。 

李書記在上村活動了一 《 T 午 0 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臓找了陳曉乾，對他 
說：「我要走了。我 Ett 了 ■老農，和他■了深入的他 m 發了; 

多罪行，包括你提到的三宗。我也找週河香，她也如實地揭發了。我要她寫個揭發材料， 
讎已經寫了一式兩 7 分交給了你 。 你就把 一 i 分給我吧！」 
r ^§玉_茲麵？ j 

「材料已經足夠了，我也不便^她們。這個工作留待你看情況去做吧！只要有貧下中 
農 * 她獲不會怕的。 

陳曉_材織了他。 

r 我回到省城去 > 就立刻跟省委 r 社教 j 運動辦公室談及此事，要求他們儘陕派~^@ 
調查 / j 韻下來。這肯定是四清運動要重點處理的問題。毛主席所指的三分之一^政權不 
在我們 ■ • 也■林全的默… 

麟時，敝_:「你讎對，希望你不要妥協，丽雛， wa & l : 面翅誠！」 
辖誠後* _■ :想出周松來找他 《 

周松避後，陳職問他：「貧紐夢馬？」 

「昨天你們師生到公社集中，林隊長召開全大隊工作隊員會，批判 T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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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他會這樣_ ! 」睡觀，「他扯面有人薩，所以更加肆無忌憚 3 j 

「那個工作團副團長、縣委副書記尹遠茂 。」 讎。「這個縣已經爛了 。」 
r tro 勺工讎領導也雜他不得？ J 

「我現在才體會到，縣一級的黨內走資派，^些老奸巨滑的傢伙。省裡來的副廳級 
幹部還不夠力，還沒有豐富的和平鬥爭經驗，是看不穿他們的。他們是地頭蛇，甚麼事 
都 Sfe # 他，因此，艮醜有時看到些不對讀，麵、 P 4 —劐艮了 。 」 
「所以，那些堅持原貝啲人就腿要讎了。」 

「世 間上的事，也難求十全十美了。」他又問道：「他們 St 判了你之後，還作了些甚 
麼處側？」 

「林全貴特別惡劣，竟聲言要開除我出工作_：£»，」他廣然池說， 「我 不怕，頂 
多是回家種田。」 

「有^牛事我要告訴你，但你要沉得住氣。有甚麼意見，我們共同商量。」 

讎了 _。 

「謝 自香那天告訴我，她曾經被林全貴強姦多次，因此，她覺得自己不是處女，不好 
纖你 。 j 

「 mm \ 林全是綳不如！」他憤雛雙眼發 o 
「你 介意嗎？」 . 

「不，■不介意，她 la ® 早日开1這地方！ j 
「那就好！」陳曉乾高興地說，「我一定會爲謝自香出這口氣的，你放心好了 ’到四 
清運動結紋後，鐘可去了。一 
r 你麵法爲 ifeUK ?」 

「現 在時 ssa * 成熟，所以 we # 還不能告訴你，_ ftsift ， 「但 是，你^1_間，要 
和謝自—趣離，否則碰們捉住_就不好了。」 

「fttw ,」他®，「其麵 SMS 不太熟、 

(二） 

陳曉棘到紐船室’找到了工作團團長趙國安。 

「陳老師，有 a 麼事 I 瑪？」趙團長爲人頗爲和氣。因大家都是從省裡來，而且陳曉乾 
又是本省最高學府 K 大學的教師，所以画公社學習時，臟熟了。 

陳曉乾就把林全貴強簽王玉珍、謝自香和唐玉琼的事，——向他匯報，最後說： 「王 
玉珍是地主婆，謝自香和唐玉琼是地富女兒，我當然不是爲她們出頭。我只是爲了共產 
黨的威信。我知道，黨的職是絕對不容許有人打著麵級敵人專政的口號，而任意調 
戲、強姦四類分子的女動°」 

趙團長聽了陳曉乾的話， mm 會， 然後嚴肅地說：「陳老師，你的想法我是理 
解的：腿，珊以清經濟爲重點，如果我們大雛■活作励問題，恐健 
轉移鬥爭大方向。這些問題是不是可以放在運動後期作適當的處理呢％ 

「 ffias 醒的罪行，正是清政治、清思想的內容*如果觀_，他酸犯了麵 
的強姦壞新_法的罪，藤罪犯’腿清組猶_!」 

「咳，」他搖了搖頭，「這些男女關係問題，在農村，是沒有我們看得那麼嚴重的。 
而你所提到的又涉及地富家屬的問題，糾纏在一起，誰也說不清！」 

「我 有受害人謝自 SWJi 發材料。」他從口袋裡氧棚_，交雛。 

趙團長_了， r 一下，正想，副團長尹走了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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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尹，你來得 IB 子，」趙團長說 ，「這 位 K 大學的陳老臟求我們處 
支觀綱女的事 。 j 

陳曉乾向他打了個招呼。他瞧了陳曉乾兩眼，然後往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冷然地說： 
「這件事，由大隊工作隊解決就成了，不必拿到我們上面來吧！」 

r 他們不聽群■意見 * 細麵放了 - 」 

「解 放他是工作團批准的 e 」讎上的表情。 「是 他們不聽群眾的意見，抑 
或尔聽了另 一 M 群動意見？」 

”我有檢舉材酬！」髓了指删長手份材料。 

尹遠茂伸手取了賺材料，看也沒看觎它放進了口袋 。 

「你回去向大長匯翻！ jftw 氣十分麵，「我們只信他 ■ 材料。」 

想到讎周麗蓮通 S ，陳曉乾對尹遠茂裝模作樣的姿態感到作嘔。麵典型的黨內走 
資派，是不能指望他爲受害人出頭的。他看了看趙團長，他竟是漠不關心的神情。他明 
白了，尹遠茂這樣的本地當權派、地頭 JK ，連趙團長也怕他三分。 

岡岷到生產隊 * 政纖在麵門處等 ■' 細雌婦部> 

找他。 

am 尹赖已打鷗織了林維成，向麵了消息 。 

他來到大隊部，當林維成一 k 看到饌，便非常嚴肅地說：「我們工作隊是有臟原 
貝啲，不是非常事件，是不育匯報的，尤其纖要求處理下級的事，那是非臓行 
爲，是絕對不容許的！」 

" 「我已經向你們提出過這個問題，彳旦你們沒有正面答覆我，還叫江文瑛同志要我不要 
麵牛事。我徽無門， P 綱級報告了。」撤治上，_乾絲题膽小怕事的人， 
現在陰錯陽差，把他推上了虎背，他佳有勇往直前，主要是因有李書記在背後支持，他 
變得大膽行事了， 

「現杜級都認爲你不對，你還有麵??」■成說 。 「我 nr 備領導認爲 
你無中生有，死命抓住這件事不放，是別有甩⑽。目的是要轉移運動的方向，破壞四 
清®^進行！ J 

_我有證人，也已經把^發材料交給了趙團長。難道揭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_不對？ _ 

「你 不要得意忘形！」林維成眉毛一揚，罵道：「你這臭知識分子，雖毛主席說你 
們是不想福四清旳、阻止搞四清的！從現在起，要你停職5省三天，給我寫個檢討，看 
你的認識怎樣才央定如何處分！-他又哼了 一聲， 「想 跟我搞對抗？也不自量力！你那精 
心炮製的材料麻，弄得不好，會成爲你勾結階級敵人的罪證！」 

回到村裡，髓到江文瑛從謝自馘裡走出來 。 他知道她是在給謝自鶴據力。 

「陳 老師，」她叫住他， 「我 竹一 as 你房間吧！」 

回到陳曉乾房間，江文瑛當 即說： 「你們大學教師，的確是脫離實際，對農村的情況 
一知1獬就輕舉妄動，是很危途的啊！」 

我只仍僧叩則：共產黨員是不應混同於強簽犯、惡霸的！」 

「你_ 從片阶材桃》^_片面_。 」 

「江文卿 C ! , ft 喊不客氣地說，「你也知道這件事是真的，但是你卻和黨內走資 
派站在- mm \ .•他們的幫兜，你不覺得良心受到責備嗎？如果你的妹妹被那樣 
的人強姦了 •你祕乂 ti ，如果 …… j 

「陳 g 師！」 々 IM . 他，「林隊長說得不錯，你這是抗拒上級的命令，是企圖 

扭轉運動的大方向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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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纖麼麵樣做？ J 

「因爲你立場有問題’」她說 • 「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改，毛主席在這方面的論述 
很多，它的精神你好好體會吧！」 

「我倒覺得你的思想受他們同化了，寧 『左 j 勿右就可以保住自己！」 

「寧 r 左』勿右，不正。這不正是毛主席的教導嗎？」她振振有辭地說， 
「右歷來是革命的對象。左一點無傷大局，而右一點就會滑到敵對階級那邊去了，否則 
毛主席就不會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了！我們 M 動，寧肯左一點。 
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繪畫繍花、請客吃飯。在兩個谐級的大搏鬥中，寧肯作出其他的一 
些體，舰不#階級的藏！」 

「我認爲有些人正拿這個理論作爲犯罪的借口。」陳曉乾說 c 「爲甚麽不可以不強簽 
呢？爲甚麽不可以不淫人妻女呢？不強姦她們就會長剝削階級的威風嗎？」 

「我並不是贊成強姦地富的女兒，我只是要你用心去體會其精神，也是爲了你好，我 
不想你毀了自己的前途。」她的!§氣緩和了些 3 「林 隊長的指示我不能不執行，你好自爲 
之吧！」 

陳曉乾始終不明白，爲甚_麼一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強姦婦女，僅僅因爲被強姦的對象是 

地宣麥碎,屮，身 ， Kf oT L'l 9 

聽然想起來了，他學在一九六三年五月關於四清顧刪际文件 * 其中 
有幾句話，有的幹部多吃多佔，有的和地富女兒勾搭，不洗澡就不能對敵」。原來毛主 
席把和地富女兒勾搭與多吃多佔些小問題相提並論，只屬於「洗手洗澡、輕裝上陣」 
的問題。據他所知，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在正常情況下，通姦是嚴重的錯誤或甚至是犯 
法的，何況是強義！他認爲，毛主席的看法，顯然是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又可能受 
了下面虛讎報的影響而得出來的。其實，地富是袪專政的對象，他們的女兒決然沒有 
和黨員幹部平起平坐的地位去和他們勾搭，而是被動地被他們調戲和姦污。如果明_ 
強姦地富女兒，毛主席也許不會認爲是4淳情的》 

經過深入思考之後，他寫了一 f 分長達十二頁的《思想匯報》，三天後交給了林維成 e 
第二天上午，陳曉乾被召到大隊部。他發現，雄的除了林維成、張裕祥和何曰輝之 
外，還有那面目可励林全貴。 

林維成沒有招呼他坐下來，劈頭便說：「我們要你寫檢討，你卻交來了思想匯報，你 
■甚麼意思呢？」 

陳曉乾知道，這肯定判會，時間一定很長，所以就往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 因爲我有許多問題想不通，所以就向領導匯報這些思想，求領導幫助！ 」 他說 。「我 
在匯報中的看法，不正確的地方，希望領導多多指正！ _ 

「 哼！」林全貴對他怒目而視， 「你 借匯報思想爲名，肆意污蔑和醜化共產黨員！你 
«§5右_ ， _不_會链麼難馬？ 」 

「我 作爲一 ffl 『社 教』 工作 隊員，當然要把群眾所揭發的問題向上級報告，<二十三 
條》明確地指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mmmAtm . ^ 
「覜了，不駿資應！ J 
r 题材瓶獅長辦要我■發出細。 

「問題不在於材料， J 林維成板起臉孔說，「問題是你擅自暗中 ■ ，不把我們領導 
放在眼裡，這是非組織活動，明白嗎？ J 
r 上級也是組 j 

r ^ 這點你離¥不作深廟檢 

討呢？作爲，你必頌好好挖自己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 

「不 錯，即賊他不同階鹏人一樣，有自己的缺點，繼不等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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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痛_姦婦女的違法行爲！」陳曉 ■ ，個問題顶不在 
何處，你們叫我怎樣讎、怎雛思想根源呢？」 

彬®成把桌子一拍，酬道：「你這分明是詭辯！你不必再說了，等候處分吧！ J 
何彐地說： r 機長，就讓他分辯嘛，他是有自辯的權利的啊！」 

了何 e 輝一眼，麵職： 「 ffisflama 肝’我不想和他浪費唇舌！」 
說完就往嬙角的那台手搖電話機走去,然後拿起把手搖了一會，獅了，就講了起來。 
因_聲音 ■ ，_乾齡清楚彌,但他一親敝 fix 作團的領 
導通電話。講完■後，他回到坐位上來，惡狠狠地對陳曉乾說：「尹副團長要你挪到 
公社去接魏查！」 

「等 著瞧吧！」林全麵險地笑了兩聲，广看誰的手腕硬！ 」 

(三） 

來到公 fc 粧地官橋鎭，路經公社郵電所時，隱乾見事情緊急，就到郵電所拍了個 
電報 e k 大學給李書記，希望他儘快 oim 委會主義教育運動辦公室派調查組下來，辦 
完這件事，他就放心了。他挺著胸腫走進公社辦公室。 

辦公室內只有周麗蓮一人。她一見到陳曉乾，便嚴肅地對他說：「你平時是很隨和的 
呀，爲甚麼搞 『社 教』運動棚網題上這®冥頑不画？」 

" 我怎麼冥頑不靈？」陳曉乾早已看不起她的爲人，—我只不過是按照 （ 二十三條> 
的精神，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_了。」 

_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由你來定的，還是由工作隊來定的？」她大聲地問 
道， 「你 不要 fi 自己凌架於組織之 i , / 尔矢3道這樣做的 ft 果有多麼嚴重嗎？」 

「我只是道出事實 。 觀一 f 固強麵女的債犯可以同時是無產階励當權派嗎？」 
她一時語塞。過了一會，她的氣 ^ 爲降低了些，說道： 「主 要是看政治立場，政治 
上的大是大非問題。男女關係/、過是小節罷了。」 

他想：多麼像寇蓮翊啊！她在 S JI 男女關綱 S 1: ，正身體力行，又怎、會支持他呢？ 

「這是強姦，不*男女 K 係！」 
r 這是你強於人的罪名！ j 

正說間，尹遠茂走了進來，聽了周麗蓮的說話，便答_:「不僅是強加於人的罪名， 
而且還要嫁禍於我們黨的幹部！」 

" 我確反映群■意見。 

「你那些是甚麼群眾？」尹遠茂惡狠狠地粗聲問道，「你和地富女兒勾結，我懷疑你 
和她們有不尋常的關係！」 

「你可以臟任何人，但要拿出識來！」 

「 要拿出劃 i 來容易得很，你太相信自己了，陳老師！ _尹遠茂用挖苦的口吻說 。「現 
在工作團要你停職反省，看看你的認識怎樣，才決定怎樣處分 7 尔，或者是開除出工讎 
同時開除1:職，遣送回鄕，或者是記大過，或者是通報，或者是從寬處理，就由你自己 
決定了！」然後他掉麵夾對周麗 蓮說：「小 周，你給他在公社招待所找個地方，讓_? 
好閉門思過！ j 

周肫蓮帶陳盼吃到公待所，弄了一又暗又髒的小房間給他。臨走時，她用警告 
的口吻說：「你好自 G 之吧！」 

r -m (齡攩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文章，列舉紅 
m 大隊貧支冉林全奴的咒 f ” c 從理論上分析走資派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以及階級根 
源，從而得出結論： t , ;晚 • 蠛屮央撤 h 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理論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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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多麼英明、多麼麟，而把清政治放在首位酣丁中了黨內走資派 M 要害。 

上午 flM 篇文章交到了辦公室。下午「社教」工作團就召開批鬥陳曉乾大會 6 除了 
紅星大隊的全體工作隊員參祕，各大隊工作隊的領導人和分佈在各生產隊的 K 大學教 
SPtil 參加 。 

讀由尹赖拂 c »指出資產階級的 sskz ： 場 

上，去對抗這次聲勢浩大的四清運動，認爲他存心污轉、醜化黨的幹部，爲地主階級鳴 
冤叫屈，企圖把水搜混，轉移運動鬥爭的大方向。尹遠茂說：「這是他的階級出身、個人 
出身所形成的資產階級世界観所決定的。經多方教育，他仍不知海改，所以現在召開這 
齡，讓大家幫助他認識自己所犯^嚴重錯誤。」 

陳曉乾在反右中見過右派分子被鬥爭的情況，在反右傾中，也見過農村幹部刻可被鬥 
爭，這次橋四清，尤其在 「大 四清」中，他也見過轟轟烈烈的批鬥場面。估不到，現在 
輪5咱己。他不免感 a 有點心慌。但是，當他想到李割隨個後盾時，他的心就踏實了 
些，覺得自己和那些人不同，他們對象，而自己有 $0® 入敵方的特工人員，大 
軍即將從天而降，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自己的。他算著，省委「社教」辦公室調查組應 
該快到達了 。 他後悔自己爲甚麽不再拖一厭才础那篇文章。 

他正在想著，林全貴突然吼叫一聲：「陳曉乾，你也有今天的下場了丨」就衝上前， 
— 手错働脖子。 

陳曉乾礙 [ j 有點透不過氣來，有點暈眩，腦子竟一片空白。 

「我問你，」林全貴一手卡著陳曉乾的脖子， 一 手叉腰喝道，「你爲甚麽要反黨、反 
社會主義？好好交待！」 

「我……」他清醒過來，「我是按照《二十三條》辦事，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怎 
麼是反 * 、 反社會主義呢？ 」 他忽然變得異常鎭定起來 。 「(二 十三條 > 規定不許鬥群眾， 
我是群眾，你們爲甚麼要鬥爭我？這才是的鬥爭大方向！」 

「他媽的！」林全貴舉起讎巨大的手掌，謹曉乾的臉頻上猛擊下去，是，突然 
有一®人像箭 i 衝了出來，他的手臂及時擋住了林全貴在半空中劈下來的手掌， 

_你怎麼能隨便打人呢？」陳曉乾聽到周松的聲音，—他那麼斯文，你打死了他’怎 
麼樣向省委交待？」 

_你®?!!」林全貴放開陳曉乾，衝著.献公說，「你自己身上有屎，有甚麼資格 
我？」 

擁成喝道：「周松，你立刻回來！回大隊後再處分!」 

趙國翅長大了周松漏，便? Offe # 邊的，工作人員聰了幾句。那 ASte 
出來，■全雖開了。 

尹遠茂說:「對於陳曉乾那樣的，是不必動武的，把讎倒批臭就可以了！ j 

周麗蓮拙[ I 拿著幾張稿紙，作了半個鐘頭的批判發言。她針鋒相對地列舉了陳曉_ 
樣的識社會根源' 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進行姻 - 但她沒有提到嫌 g 香港 
和有特嫌的底子。跟著各大隊的工讎長先後發言，紛紛批判地主階級鳴冤叫屈、 

最後 * 尹驗代魟作團宣佈：■除虹作隊，單位作適當處分= 

林全貴當 gp 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r 社教』運動萬歲！」 

然而，就時，門外走進三個人來 c 他們自稱是省委「社教」運動辦公室派來的 II 
查組 。 其中一個年約四十中等身材的男人，自我介紹說他叫歐元福，是省委「社教」運 
動辦公室副主任，也是該調查組的組長，並拿出一封介紹信給趙團長看，然雛問趙團 
長正酿讎會。獅藏向他■單講述了批判#況。 

聽了趙團長的講述後，歐元福的表情變得非常嚴肅起來，他說：「我們是根據省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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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到這裡來調查官橋公社紅星大隊黨支部割琳全貴強姦婦女、吊打貧下中農的嚴 
重事_ !」 3 

全場挪爲之愕然：删長糖副團融靣色突變。辱鴉雀無聲。 

歐元福環視一下大家，正色地宣佈：「立刻把#全貴抓起來，暫時關押！」 

趙團長當即叫公社治保科 ime # 全貴押了出去：他娜'和驚挪臉色和剛才趾高氣 
揚剛綱若兩人。 

-中國共產黨萬歲！」周松在人叢中高呼口號。 

「今天對陳曉乾同志的批鬥是錯誤的！」歐元福繼續說， 「陳 曉乾同志的揭發， sm 
有些地方不那麼準確，也不是一種罪過，《二十三條 > 已有規定：不許用任何借匚整群眾。 
凍同/志既不是黨內人士，乜不是當權派。工作隊內部就違反了《二十三條》的精神。我 
代表省委派來的調査組，在這裡爲陳曉乾同志平反！」 

陳曉乾辦，尹驗的面色辦十通看，而林維删辦十雕張 。 

散會時，盧大龍笑周麗_ 周老師，怎_的，消息這麼不靈通！ 

周麗蓮一^言以對。但她很快就改變了驗色，走上前友好地對陳曉_:「陳老師， 
我是迫不得已的，你也知道，我沒有進一步揭露你的……」 

瞧鞭笑了一聲。 

但她忽然厚著面皮問：_上面怎 S 會知道這件事的？」 

「 mmrm \ j 他麟了一聲，厂可■喜一輕呢？你驅不嬲纖话， 
劃清界■好！」 

她似乎觀一陣翻，但再沒辙髓’ 開了。 

周松走過來，激動地說： 「老 陳，真是好人有好報！我們黨是偉大的！」 

盧大龍幾位老師圍過來，都滿臉疑惑的神態問道 ：「老 陳，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大》固黨支書是個土皇帝，我揭發了他多次強義地富女兒的罪行，工作隊長 
和工作團的領導都包庇他。他們官官相衛，就把矛頭對準我。陳曉乾說 。「上 次「大四 
清』，我們參力_兵訓練班時，我曾提出過這個問題，他們就已、懷瓦滿了。」 

「#又怎會知道的呢？」_昌問。 

「我 算是命不該絕！」陳曉乾面有得意之色。 「你 們還記得前不久學校黨委李書記來 
過我 if 讎嗎？ J 

「噢， 我明白了！-盧大龍說 。「你 真的是命不該絕，否則，加上你來自香港的背景， 
不整死你才怪呢 ！ j 

_ 他們也算手下留情了，」鄺組昌說，「如果沒有（二十三條〉規定不准整群眾’他 
臟不只開 一 mri # ，也不只僅舰你開除此工_了！」 

周松在旁邊，似乎不太明白他們在講些甚麼。當鄺祖昌說完後，他便催促說：「陳老 
師，我陪你回隊去 。 J 

走出了官 橋鎭， 雕從口袋裡拿出一個有拳頭大的芋頭來，遞給陳曉乾，說道： 「呶， 
拿去吃，我知道你這幾天精神上受難夠了，肚子也受難夠了《 _ 

他果然足感到肚子空空_ C 這幾天，每天兩頓，每頓只給兩碗白粥。他把芋頭接在 
手上，趕快剝關皮，就大口大口吃了起來。 

「 I 他悦，兩個多月* Pg 得最_!」 

「以 後你 f 、 削1撒 fl n j ， 」 周松說，「我經常偷偷到鎭上的自由市場買吃的。又要勞動， 
又要熬夜 ， b .點稀粥怎能努射# m 尼！」 

陳曉紇還/!：吃 x • 他。 

「你 似乎在 frtmi 人， w 嗎？」 周松問。 

他就把李耜 kim ㈣ 勸 W 4 的唞汚訴他。 


第426頁 



「原來這樣！」他十分高興，「這回我和謝自香的事可以成功了。」 

「相信不會有 SS 問題的了、陳曉織， r 但是，是否能把林全貴拉下台，就讎 
說了。」 

' 至少翻麵除出黨，否則繼年他 tmif 上台害 aw ! j 
「我鍵力而爲般了 °」 

他們在村中間的一條交叉路口分了手，各自返回自己的生產隊。 

陳駿 g 回到生產隊，天色已經灰濛濛地暗了下來。他看見謝自香一 SAS 冰回家，於 
是就叫了一聲••「自香！」 

她轉過頭來，親切地叫道：「陳同志，您回來了！」這是他歷來聽到她最甜美的聲音。 
他走近了，看見她的精神和面色特別好，可以用「神采飛揚-來形容。她的臉孔從來沒 
有今娜麵美。 

「剛才顧馬同志，據讎省裡派來了調麵，調查林全貴的事，是嗎？」她問他。 
「是的。」他說。「我今天下午遭到他們的批鬥，後來省委調査組及時趕到，我才免 
於繼續受難。調查組將會來向你調查，你一定要把實情全部端出來，不要害怕。」 

「自從李同志和我談過話之後，我就不怕了。那天江同志到我家來找我，警告我不要 
反攻倒算，不要出來作證，我都沒有答應她。現在李同志的來了，我還有甚®可 
怕的呢！」歇了歇，她忽然語氣黯然起來，說道：「我得感謝您»命之恩，您爲這件事受 
了很多的苦哪！」 

r 這次全靠李同志爲我們出頭 。 j 陳曉乾說 。 

「他真好，」賺，「當年爸爸定罪，我 ff 嘟口服心服。」 

「聽說當年你不過十二歲，就寫了五苜古詩爲你爸爸求情，真了不起！」 
r 是李同志告訴》馬？」 

「他對你的印象很好。你生在剝削家庭，他也感到可惜。」他又安慰她：「你既然生 
長在 il 個時代，也只好認命，不必過分想不開°」 

-我早就認命了 ！」她說。「如果不解放，一些地主階級的少爺、權不也是在作威 
作福，不知道有多少貧苦農民的少女受壓迫、 凌辱。 李同志說得對，這就是歷史。把自 
己個人的命運枚在歷史上來看，就會想得開些。」她又說：「現在您來搞四清，倒是給了 
我一個機會，我會永遠記您 W ! _ 

「不必銳客氣話了，„他聽見她這麼說，心內感到高興，也受到了啓發1「我也會記 
段日删 。」 

她忽然說：「李同志贿意思，那我還寫不寫詩，要我寫一首、 

「鵂了嗎？」 

_寫了。他要我和我那天寫給您的那售詩，」她嬌笑起來，「我寫給您的那首詩，他 

mmmmm \ j 

r 可以睹織■嗎？」 

她略爲放大了嗓門，嬌聲地朗誦起來： 

處處&離， 

既當年長者風： 

無纖， 

献翹首望雞工 。 

wmmmmm : »你一定會有 一 f @ 好歸宿的！」 

「我能侈望有好歸宿嗎？」她甲観無奈的聲音說，「有一個能讓我安靜地活下 
去的歸宿，我願已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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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天網恢恢 

(一九六五年六月 - 九六五年七月） 

(― ) 

省委「社教」 *1 ■公室■梢，經翻在各方面進觸入® TOP 查，作 
出了結論 ：一、 林全貴紅星大隊黨支部書記六年間，利用職權，強簽婦女十二人， 
尤其可惡的是，有兩起是撝槍夜閲新房，趕走新郎，然後強姦了新娘：吊打社員二十三 
人。猶預已構成罪犯，麵交由做機關和搬處理；二、紅星大隊工嫌長林維 
成， X 深入群眾、發動群眾，對隊員報 h 來的揭發材料不核實、不相信，包庇壞人，迫 
害認真工作的工作隊員，在工作隊和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應作深刻的檢查，並交由 
官橋工作團作適當的處分，同時通報全體工作隊員，以吸取教訓：三、官橋工作團也應 
負一定的責任 。 

調查 / ji 後，官橋工謂作出決定，}9^«離星大紅讎長的綱，麵公 
tt 工作團管資料工作，並在全專區工作隊中進行通報處分 > 紅星大隊工作隊長一職，由 
副隊朗曰輝赃 c 

兩天後的一 ® T 芊，公社 X 作團趙團長叫陳曉乾到公社去一趙。 

見到陳曉乾時，趙團長用十分抱歉的語氣說：「陳老師’上回的事，真對不起，這件 
事^負主要責任 * 我是應該堅持原貝啲 》」 
r mmmmmm ^ j 陳曉乾大方職。 

「是啊，我們上面來的人，的確有不少難處，」他說，「不過，如果難警惕，是可 
以觀發趙 fww o 」 

r 尹副團長怎樣看這個問題呢？ j 

「他？」他頓了頓，「他想不通，認爲是小題大作，不應麵便毀掉一個人的政治前 
途 ° 」 

「林全貴是個積,罪有應得_ !反過來說，他就可以隨便毀掉我的政治前途嗎？我 
沒有犯法 * 魏實執」 mm ：^ 

「我也這麽說了，但他不眼，懷疑是我在背後搞他 。 」他表現得很委屈的樣子彳不 
過，我也不明白，省委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呢？是你通知上級的嗎？怎樣通知的呢？」 

「我沒有議上汲 ，- 陳曉乾說 • 「您也細 I ， 即使麵知了上級，上級會相信和這 

?您題裡的主管，也不樹舖！ j 

這下子可把離臟 a 險紅。他點了點頭，自言自語 馳：「這 便腿 。 」 

_這樣的，」陳曉乾不想隱瞞了，_上次我們學校黨委李書記來探望我們師生。也土 
改時在棚在那個生產隊蹲點，因此他去那裡探望老鄕。他和那裡的老鄉關係極好，又 
認識那個謝自香。事情就這樣出來了！」 

_噢’原來是這樣 • 」他說= 「我 想起來了，你們李書記® « 委常委！」 

—林維成和林爲是倒霉，而我和謝自香算是走了運！」陳曉乾感嘆地說，「我不 
迷信，但我越讎_命運了 。 j 
趙團長而玲不 iirt • 

「試想 ， mm 來探望我們，又如果李書記當年土改時不是個村蹲 

點，又娜他不是働 Frt • 矜被遣送回學校等候麦分，而等待謝自香的，必然是一 
個惡運！另一方面，林个 1*1 w ;_響1«^黨內無產階級當權派，就不會像現在那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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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階下囚了！至於尹副顧，現在的官運可能受到謙巴？」 

趙團長似乎有同感，但他臓：「這是際遇，而不能叫命運吧？」 

陳曉乾的表情變得凝重起來，說道：「但是，這觀遇，_全貴他們倒霉，我和謝 
自香走運，貝提幾萬分甚至針萬分之 一》 機會率，通常的情況則是相反。這樣，雖然 
■了涵 * 可能腦有一大批競沒有得到酿… 

「不能這麼說，」他以首長的語氣說，雖然頗爲客氣，「通常，像你那樣冒死堅持的 
人，也許也是幾萬分之一：既然 gijAMa 問題的方式和你的不同，這種事就不大可能發 
生了。」 

聽了他的話，陳曉乾翻，莫名的惆掁》雖然他的話反映了裊村的現實，但可悲的 
是，當官的臟爲沒事。 

「尹_長被調到別的公社去了，」麵長說’「麵爲他主要是認識問題，並不是 
有意爲難你 。 」 

陳曉乾知道他說這番話，也是爲自己推卸責任，所以他沒有做聲，1 旦他忽然想起周麗 
蓮來。李書記曾指示過，她是這三個班的領隊，應在第一線，要調回生產隊去。於是問 
道： 

「我們學校的周麗蓮老師，還在公社工作團的資料室嗎？ J 

「她？ _讎，「本來要把她調回生產隊的，讎今天已請假回學校去了。」 

「她有 

r 據她說肝部痛*要回去檢查。 

陳曉乾覺得有點奇怪。上次她批判麟，滔滔％發言了半個鐘頭，中氣十足，紅光滿 
面 。 這麵口尹遠茂的關係是否有關呢？ 

他回到村裡，江文瑛已■他。 

「下午工作隊臨^召開會議，我來通知你時，你已經不在了。-她說道，「聽友芳說， 
你去了公社、 

" 趙團長哦到公社趟1観爲大隊沒活動 * 所娜沒有讎 
你。」陳曉乾說。 

「今天下_會議，■置下一階段的工作。_ ■ 。「會上，何日輝隊長再次給你 
平反，並計劃 r 周在大隊部批鬥林全貴，想讓你作主批。他希望你明天早上到大隊部去 
一趟 。J 

他點了點頭，並說：「這個 ± a 帝，是賴狠—勸！」 

「上次……」她補口吃驢，「上次我對你，請你原諒。其實我也有你讎 
的思想，只是強調下級 sg 從 m ,而且也是林維成隊長的意思 。 _ 

「我明白。你也是林睢^尹臭^分子，不繊更臭一點罷了 ！」讎。 
「其實我比你更加膽小怕事，我根本沒有任何本錢和人家扳手腕，我這次只是碰上好運 
氣罷了！」 

「但是，有一{牛雜始終不明白，」腿，「雌你有多懸■運氣，一個 / JyJ 、 链 
隊的事，省委怎麼會細勤执 g ?而且又知道得那麼及時。」 

「你以餓 ws ® 本锕腿瑯？」麟了一聲。 

「你又不像有那種本領，否則你同系的周老師就不會 Mfl 你的大會上，把你批得那 
麼狠了，」她思隸，「那是甚麽原因呢？」 

「我不是馬？ j 

「觀倾該是瓣可循的啊！ _她搖了搖頭，「大家都懷疑一 is 人！ 酬住了。 

團長嗎？」 

她點了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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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天就是爲了此事，口峨到公社去查問的。 

說，不題了。」 

「趙團長不是個政客，他只是農業部 F 麵務的一®^導。他不會搞兩面動。而且， 
你，他一直赃尹赖一邊，賜础面罷了。」 

「那麽，是誰呢？」她自言自語地說，「除了他之外，似乎沒有人有這働测了。難 
道 .j 

「這不意罷了！」 » 

臟轍甚麼，似乎辭滿腹 sugar 开1 了 。 a immmmimm 
消肩的。 

第二天早上，陳大隊部去見何曰輝。何日輝因是從省機關來的，平日和他算是 
有些共同語言 3 他也比較平易近人。上次在大隊部批判他時，他一直保持沉 3 R ,還要林 
維離權 > 所以__他有一定解感 • 

陳曉乾坐定之後，何日燁說：「昨 mh 公社趙團長來過電話，說下午叫了你到公社 
雖一點事。-讎發客氣地說 。 ―趙團長和我都是來自省農業廳，他是勸上司，甚麼 
麵臓。他要侧意見，商量 • 你到底是大戰_!」 

•不要客氣！」_乾笑了起來，「_成不是叫馬？」 

_基層領導幹部，的確與我們的思想方法不同’」他說，「也許是他們當慣了實權官， 
形成了家長導作風。」 

他覺獅共產細幹部，雖就問：「你叫我來有甚麼夢馬？ 

' 想獅一«敝_#™全動事。 

_我會協助你的。我希望受害人出來作證 。 」 

「不過’」他有點猶疑，「一來那些受害人是否敢於作面對面的揭發，二來如果掌握 
得不好，是否會給人 - HB 印象：我們長地富的威風？」 

「在_面前，應 MSAA 平等的 。 J 

「在我們這腿會裡，就不能這輸。」他想了想，繼續說：「當然凡是犯了法的人 
都應該按法律處置，這是對的 《 受害人就不一定人人都能公冤叫屈了。_ 

「這€提我們社_現實，」 「$ o * 能真的做到你犯了法的人，都 
能按法律處置，就已經很不錯了，受害人能不能公開鳴冤口 "屈麵不讎重要了 e 」 

「所以，廳極讓 Jifem 面爲好。」 

陳曉乾點頭同意了 。 

提到今後的「社教」工作，何日輝說：「『大四清』弄出了幾萬元和幾萬斤糧食，現在 
就要 一 落實了。按照黨的政策，有確鑿證據而他本人又承認的，才算落實。這就要進 

合內°工作置是舦的 c 落實以後，還有! j 
r 我覺得 * 首先應£©^真> 從報復獅綱础發* g 中生有 ■ 

出的假證據去掉 。 這些水分是大量的。那些有明_^而本人又承認的也好辦 》 只抓住 
落賁那些可疑的。這方面的案件似乎不太多。 

何曰輝沒有答話 * 

「我認爲，找生產隊，一二百人在活、勞動，吻質並不豐富，大家對 
共同生產的时 W H > fW 心，容易互相監督，根本不可能有甚麼大老虎。倒是大隊以上會 
有些較大旳貪汚犯， MR % 中的財富較多，群眾的監督又不那麽直接。」 

「情況的確沾3樣，何曰輝說，「現在經過『大四清』，我們分析過全大隊各生產隊 
的材料，發現大案 M 沒七的 • J 

「所以對周松同立的川人 • 11谰改變 r 。 他是實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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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當然不會受到甚麼處分的，」何曰輝說，「就算今天林維成讎當塚長，對他也 
不會怎樣的 3 以謙們搞四清到了讓，都是這励 嘛！」 

_那爲甚麟要那人呢？」他不 

「形 勢需要這樣 嘛！」 何曰輝不自然地笑了笑， 「不 過，林維成也做#過分了些，這 
也社面層層 ST 獅結果啊！」 

「我 聽一些同織，這樣做’以後要疆原生產隊幹部再當幹部讎了 。 」 

「是 的。但 ffiHW 開 m ，我後會有■的 _ ，也寧 『左』 勿右。」何 
隊長說。 

「不 過，也不用擔心。貧下中農都是些思想單純 3 勺人，他們對黨、對毛主席的階級感 
.青深厚。 而當幹部的，在舊社會多數是幾代貧農，同他們個別憶苦思甜，說些安撫他們 
的話，叫貧協主席、副主席去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是會重新站出來的。_ 
「從現在開始，就尊重他們’以後隊幹改選時可育繪順利一些吧？」 

「也不必太急，」何日輝說*「至少要經過一定的手續，問題少的先處理，先易後難 c 
落實幹部的問題後，通過貧協和社員大會一致通過，就可以解放了。解放了以後才尊重 
他們也不晚。」 

大隊開了兩効比鬥林讀，陳曉乾倒麵易舉地發動了幾個勇重炮辞 
把他大舦鬥一番，_1臓鞮前灘動了。最後一初 ttr 1麟，還把他打出鼻歧。 
陳曉乾感到有點不忍，但當想到他屢屢強義那些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的女性時，他心腸 
爐 srr_。 

把他批 n 完畢，陳曉乾極力主張把他送往公檢法機關法辦：但趙爲，在政治 
纖中揭發出來的問題，通常腿動的方式處理。所以就讎回原雜隊，接受 
本隊貧下中農監督管制，並成立專案小組，繼續追查他的問題，到»戔期，開除黨籍， 
社一新惡屬肝」»?。 


(二） 

由於經過這件事，加上陳曉乾有了些發言權，紅星大隊各生產隊落實幹部四清問題的 
工作順利開展。這當然_好生產和其他工作穿插進行。大隊方面，文書陳烈雖有一些 
男女關係，主要是和人通轰一兩次，但其他貪污、挪用問題並不嚴重，.所以經過兩次批 
判會，就解放了他。大隊會計謝則繼續接受審查。 

上村生產隊在馬成寬的主持下，先後給三名瞧作了結論，不過是些多吃多佔的小問 
題，真励貪污倒是沒有的 C 最後通通給予解放。 

陳曉乾發現，謙幹部後槪了意料神撕線：幹部翊疲塌下來-原來他們當初 
被稱爲 「四 不清」幹部，活像罪犯一樣，等候批鬥處分，惶惶不可終曰，所以都小 o 謹 
慎，力圖在工作上「將功贖罪」。現在解放了，不再是 「四 不清 」 幹部了，不僅可以鬆一 
口 氣了，還把在運動中長期挨批挨鬥，尤其在 「大 四清」中受到勇敢分子拳打腳踢的羞 
辱所積存的怨氣爆發出來了。不少生產隊的幹部開始躺倒不幹，或半_坏幹，等候換 
班，暫時只好由貧協來支撐大局了。 

上村生產隊的三名幹部倒也還積極負責，仍努力領導生產，這可能和陳曉乾提前和他 
猜好關贿關》乾觀，他了，似乎腿 s#* 換班 。 他_ 
爲，’ 一定會讓_中的灘肝励黨員來們。 

上級指示，改選隊幹工作，要在夏收作物成熟後開始，以免影響生產工作。這階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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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繊，重點是整黨建黨，包括黨員重新登記，重新審查，看是否有階級敵人或階級異 
己分子混進黨內，以及發展新黨員，把在四清運動中貧下中農 S 身的積極分子骨幹吸坆 
入黨，並整頓大隊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在生產隊中吸收新團員。清組織的另一些內 
容是：貧協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貧下中農&收入會；民兵工作三落實，即「組織落實， 
政減實，軍事落實」；醜隊幹，粒一領導核心 3 上麵际： ^ mmk ^ 
由貧協_的生產隊領導班子共同重點重新内部審查一些有疑問的農戶的成份，發現土 
改時■成鹏 > 予以証 。 同時*還 ■一 些土似來一貫表谢撕 ， _共產《 ' 

熱愛集體，在這次運動中表現積極的中農，劃爲下中農：也有些地方土改時沒_下中 
農的，在這次運動中也要從中農中艇出下中農，以擴大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 

整黨_ ' 賊工作三落實 * ^ 上村生產_鐘建黨 

工作由江文現兼任。她推薦了張炳光、宋麗娥、董雪英、會計謝玩芳、保管謝樹芳五人 
入黨，謝友芳、張彩鳳入共青團-民兵整頓工作由馬成寬全權主理。原來是要對一些發 
了國家困難時期之財的暴發戶劃爲「新富農分子」，但後來卻不了了之。從^的生產隊來 
看，個別群眾意見不大，在運動中自始至終都表現不錯的勇敢分子，在大隊工作隊的嚴 
格審查下，也觀收加入了共產黨。其他多數勇敢肝就只有羨綱份兒了。 

馬成寬因在這次四清運動中表現出色，也被工作隊黨支部®收入了黨。馬成寬私下對 
陳曉乾表示，如果陳曉乾事件不是以勝利結束，他不單入不了黨，還會受到批判。_ 

乾覺得’這也是命運。 . 

周麗蓮自四月底回學校看病回來後，陳曉乾也見過她兩次，都是在例會上。因他對她 
有了看法，而她又可能對他這次能一舉成名而產生嫉妒，兩人談話不多。到了五月下旬， 
她再次請假回學校，從此他就再沒有看過她了。她在鄕下領導師生的工作，正式由盧大 
麵壬 = 

有一次師缝會時，陳曉乾問盧大龍：「匿老師爲甚麼不回來了呢？」 

厂聽說有點私事 * , 

「有甚麼事也可以&大家交待一下的嘛！」陳曉乾懷疑其中另有內情 e 照他_，凡 
是黨內人士，尤其是擔任一定黨內職務的人，如果出了問題，往往會臨時失縱，或不出 
席一些他應參加的會議。群眾也由此猜測出他犯了錯誤。難道她和尹遠茂的不正當關係 
給發現了，但據他所知，尹某人似乎仍在工作。可能是當到某一^811的高官，犯了扔些 
寇蓮綱调麗蓮稱之謂「小節.的錯誤，是不太過追究的？ 

「有些事是讎脆。盧大龍答了 

雛不好再問了。 

到了六月上旬，夏造早熟作物已陸續登場，但那只是小量的，作應急之用，所以 • 

辭大忙。工作團佈置了兩大任務： 一ft 機進行全面估產，以確增產，■仁 
十三條}提出搞好 r 社教」六條標準的第六條，也是最爲具體而過勸工作隊於 
七月中旬就搞滿了五個月一期的「社教」，到時就要_方，每個大隊只留 一ffl 工作隊員做 
收尾 J： 作，所以是否增產就由估產來決定了。另一項任務是各生產隊改選領導班子，要 

imxmmmmmmm « 

估產由工作傅員、老钹、隊幹組成韻進行。自大躍進農業放衛星以來，農村經常有 
估產活動，主要是要向1撒匯報，所以大家都頗有經驗，其準確度通常可達百分之九十 

i^± c 

上村生產隊估產的結朵，花二稻田中，估產量爲十六萬斤左右’平均軟產爲 
六百五十斤，比去年每献 m 邓 /l I •斤❶ h 要增產就算完成任務。陳曉乾當然感到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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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知道，這增產的五十斤，並不是因爲搞了四清而推動得來的，而是國家特別照顧四 
清地區，從種子、•謝、水利，以至救濟糧、賒銷糧等各個方面加以優先照顧而得來的 。 
如果沒有這些優先照顧，可能會減產。這麼大規模的、緊張的、長達半年的政治運動， 
明顯賴魅有頗大的影響。 

上村生產隊的隊幹改選進行得比較順利。改選甴貧協主持。在選舉前已召開過各種會 
議，傳達猫幹®&«，要_大部分幹部連任。又針雛長媽媽■柳怨氣， 
同她們談了兩個晚上。她們看見他誠懇，又爐他曾冒很大的雖把林全貴拉了下馬， 
平時他對幹部的態度又較好，所以最後表示同意了。至於會計謝玩芳和保管謝樹芳，由 
於已把他們列爲黨員發展對象，對重當幹部當然是沒有甚麼意見了。此後，謝樹芳的妻 
子周灶嬌，就更加經常收工後坐在謝友芳門前那假泥磚門簷下奶」衊。因夏天已到，她 
更加大大咧咧地當著他面，盡情拉起她的上衣，露出兩隻嫩白的大奶子。陳曉乾看慣了， 

一天黃昏，工讎長何日輝親自上門找瞧乾。 

「陳 老師，現有一煩你。我們大隊河灣片的江口生產隊，原隊長是個復員軍 
人，他在四清運動前期，受到很大的衝擊，怨氣很大，不願意再當幹部，尤其是他的妻 
子，更以死威脅他不要再當隊幹。工巧隊員和我們都做了不少工作，他都堅決不從。但 
上极認爲他根正苗紅，工作有瑰力，一定要他再當隊長 > 大隊工作隊決定由你去攻這個 
難關。攻下之後，我們整個大隊這一期的四清就功德完滿了 =」 

「繼長，這讎巨的任務，黯另請有®^人親剜巴！」__不歸虛， 
他覺得自己的農村工作能力継。 

「最有_的工■員都去試過了，_他苦笑了一下，「他妻夠_，有一次 
張雛指導員去，竟遭她月掃帚把他趕了出門！」 

1 纖更加無_力了！」 

] 旦是，他們, $嶋舢馬，碰會成功。」 

「 有甚麼娜呢？ J 

「因卿個隊長一直受到林全麵觀，麟_是林全貴調妻子，■麟 
她。這次你把他拉了下馬，他夫婦對你讚不絕口。」 

「原 來這樣 。J 

「臓，是不题柄能說眼他們呢？ J 

「話 雖這麼說，他們也不一定會同意的，因爲在運動期間，也許太傷了他的自尊心 
呢？ J 1 

「至 少，你不會被他的妻子用掃帚趕出門吧？」 

「那我就盡力而爲吧 ！ J 

參 啤 

收工8#^，陳曉乾在田間找到了江口生產瞧長江啓明。他是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壯 
漢，身高一米七幾，腰圓膀闊，生得星眼劍眉，鼻直口方，頗有幾分軍人或嚴的味道。 
陳曉乾向他作了自我介紹後，° 

「粧想 im 镜！」他高興麵，侧錄當過兵，面，與■^農民不麵 
同 。 「我們大瞬土員，都虎思股！」他一魅， 一 邊說。 r 到我 
家去聊聊妍馬？」 

「好 的！-他欣然答應，然後他感槪地說： 「我 也是幸好得到上級支持’否則今天也 
不矢謹否變成了 ■ 肝！」 

「我 觸翻一些關於您受迫害的情況！ j 讎慢了腳步等釀 。 「只 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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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受過官僚主義迫害的人，才知道我們基勝部受迫害時在精神和肉置上的痛苦。大家 
■ ，您對錢瞬部備任，劍青雜，刪有問_人_全貴，就不客氣了！」 
「1^^_麟_ 罷了 。 」 

「那就好嘛！ j 然後他忿然說：「在我們這裡，包括一些縣裡來的領導幹部，有幾個 
雖照細纖呢？」 

走到他家門口，他對陳曉乾說： 「陳 同志，不嫌棄的話，進來聊一會，和我 « 
晚飯吧！ j 

剛進 H ’有一 ffl 二十四五歲的少婦走了出來，高大而健美的女人。當她 一0 g 看 
到陳曉賴，似乎知道他是工作隊員，便把臉色一沉，正想潑作，卻被她丈夫搶先說話 
了： 「美 珍，這就是猶常提起的上村工讎陳同志，麵他今晚到我們家吃晚飯。」 
她立 B 卩笑逐顏開起來，連忙說： 「陳 同志，您好！歡迎您來我家！ 」 看來她也是個口 
齒伶俐 e < J*A 。 

進到屋裡，只見 J 暖子雖不太大，佈置得卻頗爲簡明整潔，不像一® S 家。江啓明讓他 
在一張藤椅上坐下來後，便說：「我們先聊一會，讓她去弄晚飯。」他妻子就離開了。 
「你 家一共有幾口人？ j 

「有 父母，兄弟三人，我是老大。 j 他在他旁邊-漲木凳子上坐了下來。「我爸爸、 
媽媽都還未到五十歲，都是正勞動力。兩個弟弟跟著他們勞動。我五年前從部隊復員回 
來，三年前結了婚删荆來住了。」 

「搬 有祕嗎？ j 

「有 一個兩歲的女兒，讓我媽媽帶著。」他忽然轉了話題，問道： 「剛 才您到田間找 
我，有甚麼_?」 

「我 _你也猜 am 來找你的目的，」他4、心翼》&說， 「不 過， aRjts 和你討論 
問題 * 我不錐強你做不願意励事” 

r 纖 f 。他軸 • ■一础曉乾。 

「謝謝，我不 . 

" 估不到大學不柑腔。 

陳曉紇傻笑了一下。他細是上村傳過來的消息。 「我 不想彌你，麵確是在 K 大 
學教書，是知識分子，也不是黨員’麵治思想工作不在行《」 

「別 客氣，我們老百姓對知識分子，尤其對您那樣的大學教授，是很尊敬的。是國家 
的寶貝嘛！我長到那麽大，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大學 ISd 受。」他很誠實地說〆甚麼叫政 
治思想工作呢？能以理服人就是最好的政治思想工作，這與是不是黨員沒甚麼關係。 

他當過幾年兵，果然與一]民不同 • 

「在我們這個社會，像你這樣出身好，進過部隊，有一定的文化，又年輕力壯的人， 
若要爲黨爲人民多做工作，是應該入黨的。 J 

「我 對人黨倒看得開， J 江啓明嘆了一口氣 ，「入 了黨，的確是能更好地爲革命 工作， 
因此，我贊成有條件入黨的人最好入黨。但不能入黨的人也照樣可以爲人民服務，好像 
陳老樣。 

他竟_他做 「獅」 ，他不■巳。 

「那個林全貴，不單是黨,而且還是扇支部劃己 • 又怎麽樣呢？」江啓明說。 

「所以我認爲思想正確、作風正派的人要入黨，才能把林全貴之流頂住，否則，如果 
他們那類人佔了優勢，黨就不堪設想了。」 

江啓明點了點頭 。「我 也申請過幾次。在部隊時申請過，復員回來後申請過。皆因我 
喜歡向領導提意見，而且不太喜歡向組嫌匯報思想，所以就人不了黨，」 

mmmm ' 你_發展對象。這和平曰不同，是 sms 中 ，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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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被列爲對象，只要提出申請就可以了。你似乎不積極爭取。」 

他沉今了一會，然後說： 「我 不想當幹部，6〒以不想入黨。您也知道，入了黨是要當 

「剛才你不是同餓的意見，讎爲好人應當入黨_ ?」 

「唉！」他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前雨三個月，我被當作地富分子看待，受盡了歧 
視和凌辱，自己一心辛辛苦苦爲社員大眾，往虫£了虧也沒張揚，怕父母妻子堪嗦，到 
頭來得到些甚麼呢？那些平時專 P 預公利己，破壞集體利益，或投機挪 E ，繊馬副業 
的人，卻成了運動的英雄！他們出復，還向我們造謠中傷，把我們大批大鬥，我多 
次被他們拳打腳踢，好像鬥地主一樣’真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您叫我怎能嚷得下這 
□氣！ 

麟' 他妻子從廚房捧著，也答 ® IS ( 「怎撤跑部，不分青紅皂 
白，都叫做『四不清幹部 』 的呢？ 土改鬥地主，也從他有多少田地來確定他是不是 
地主，然後再看他的罪惡大小，願不願退賠才鬥_ !」 

「我同音你們的竟导。« 

「我同志是實事求是的 《 娜下村周同:因爲實事求是才舰 
檢_，是不是？」銳，她不等陳麟回答， X *®廚房去了。 

「啓 明呀，對■們提起的這件事，我一直 I ：裡感到 x 安。我們已向我們隊的幹部道 
歉了，因爲事實證明，這兩個隊的幹部是屬於第 -*« !」 

江啓明沉默了一會，然後說彳 B 陳我想噚通，我家裡人也想不通，那時，不單把我 
當作敵人，當作大壞蛋，還把我的家屬通通當作是壞人一叫 『四不 清幹部 j 家屬！她 
們平日已認■毫腑處腦集體’酿了狀，齡*^»_倒是瓣怪事來， 
誰能想得通呢？」 

鰣》他妻子■廳？ > ■了下來 > 招_曉統飯 。 

「那 幾個鬥幹部鬥得最兒的 ， 不單他們成了麵分子，麵棄凜，就連他們的妻子也 
沾了光，看見我們這些『四不清幹部 j 家屬，竟冷嘲熱諷！他們的孩子甚至 
部的孩子，一邊叫道： 『打 四不清幹部的狗崽子，活該！』既然沒有了公理，爲甚麼要去 
當只链勞 * 毫無得励瞧尼？- C _ 妻子說= 

陳曉言以對。 

「我 ，牙’ SMSt 頂尖鹏積極當幹部好了！」池燃遞’ 「我 們紐站 
癖邊看他們聯，這樣我們才有龍_會■不定呢！」 

「我 很同情你們’ 」 陳曉乾說，「其實黨的改策並不題樣的，賜執行人寧 
『左』勿右罷了。」 

_這種現象是十分普遍的啊！我聽說其他公社也是這樣的 。 怎麼工作隊都是這樣的 
呢？」江啓明說。 

「這是上面層層壓下來的。」陳曉乾說。「也不^*過#怪大家。我在 1 ■大四清』後 
回到生產隊，也躺倒不幹，任由他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 

「即 使您陳同志把我們生產隊幹部怎麼鬥，我們也解， j 他妻子插話說 ，「因 爲 
馳鬥林全貴，來了。其獻呢？」 

「我讎是那個意見 * 」陳曉乾懇切地說，「我在公社被鬥，你們可能也有聽聞，但 
你 m 蝻*我麟 b 被隠虹讎 * * 另作處分 。 猶 

怨氣和你們一樣大。但爲甚麽我願意來和你們討論這個問題呢？因爲如果我還耿耿於 
懷，_坏幹，_高鄭尼？林全貴最高興，鬥鏹的那些人最高興， 
ft 們在背自尼！」 

「嗯， 這倒也是！」江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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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那些頂尖兒的勇敢分子也沒有多少威風了，他們被利用完了嘛！」髓。 
「他們是被利用的？ j 江啓明妻子問- 

「你沒看見他們沒有多少人被吸收入黨的嗎？」陳曉乾說，「加入貧協的也只是少數， 
不過，利用得法，他們還是有點作用的。那兩次在大隊鬥爭林全貴，我就把他們利用對 
了。對於他們，我們也應團結教育。 

「灘 利用方纖不對了 - 」 

「當然不對，但那是過去了的事了。」陳曉乾說。_我們要爭氣，要重新站出來，挺 
起胸膛，雄赳赳、氣昂昂地給他們看看，否則人家就以爲你真的錯了！」 

「那 伊雌！」齡磨通了，_我們要讓他織 _ 尼？」 

「何況，翅動中，全部生產隊幹部都是這樣，現在大家都重新出來掌權了》」陳曉 
乾對江啓明說：「你是個 1 H 直的人，群眾都翅尔，就更應該站出來。否貝搞興的是那些 
鬥過你的人！」 

吃完晚飯，泡了壺好茶，繼讀談到深夜 。 他們成了好朋友》 

(三） 

陳曉乾終於不負何隊長所托，把難關攻了下來》江口生產隊的江啓明，被他說眼再次 
出來當隊長。至此’全大_ _社教」任務已基本完成。雙搶也開始進入高潮。 

陳曉乾他們已接到省委「社教 J 運動辦公室的通知，於七月中旬返校 • 其他的工作塚 
員亦將於稍後的時間返回原單位，或另外去開闢新的四清點。 

K 大學師生在出村前，分大隊集中開會，在工作隊領導的主持下，給毎一生作了 
视，作爲檔回學校組織部去。在會上，江文現特另漏陳曉乾的出色表現。 

陳曉乾自上次_自§^0纖卜之後，就一直沒摘間再和她_舌了。一來 
題的問題，周松?事亦已協商定了下來，沒前•他特別的事了：二來是， 
他在這段曰子以來，竟變成了不掛名的工作隊副隊長，何日輝有甚麼事都叫他到大隊商 
量。何隊長似乎跟張裕祥的關係不太密切，這也許是省級嘰關幹部和縣級機關幹部之間 
的酬吧？ 

因此，他一直臟忙，沒有空找機會去和謝自香聊天。但他已裡一直在惦記《她。臨 
走前兩天的一午，他叫她到他房間來。地跟她談一次，鼓動她勇敢地面對 
現實*並最讎周松 J 的隱 * 

她坐下來以後，問道 •• 「陳同志，聽說你們就要回校了 ？ _ 

「_,後天早上就到官橋鎭集中，中午學校就有汽車來接我們回去。」他說 e 
聽了他這，她的眼眶泛紅起來 e 
「所以，钱腿個時間聊聊 。J 
「今後沒有這了！ j 她聲雜。 

「怎麼會呢？」讎，「我倒是不太可能再到這裡來了，但你是翻俄們驅去騎！ 
「將來的事，辱？」麵馳低下了頭。 

「這並不是遙遠將來的事，怎质會不曉得呢？」他看著她那楚楚可憐的樣子。「周同 
志早就答應要娶你爲妻，他說話是算數的，絕不會 o J 

「我知道他是個老實人， J 她忽然嘆了一口氣，「腿，世事是變幻莫動。好像這 
半年來的變化就很大 • 春節前有誰能料得到呢？」 

「你 說可能會有其他的政治運動？ J 他問，「在短期內應該不會有的。社會主義教育 
運動正在全國各地分期分批進行中，至少還要過三幾年才結束，怎麽會有其他的政治運 

_尼？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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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讎，總之嫌事 1 WT 有可■養。」 

「那麼，你們的_更_緊進行了 。 」 m , 。 「 a # 同周同志作出酌 。 」 
「現■個惡醒 7 T 去了，我離不離開這裡倒不太重要了。我有點不放心我爸爸媽 
媽。」 

H 尔千萬別這樣想啊！」_贿點不安職，「我不驗嫌念你父母不對，但他 
們反正就是那樣了 （ 至於你自己，總是要有一個歸宿的。你找到周同志那樣的歸宿，將 
來對你父母會有好處，至少他 f " 年老喪失勞動力後，你還有點經濟能力支援他們。」 
她點了點頭，默柄語。 

「我_你想紐，你不融周同織礙『概』嗎？」 

「那是我一時感躕乍出來的句子！」她有點不好意思_ ,「_並不麼重要。 
您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 U 白， _ T 他感到心中有一_^±13)^«^ , __此之外，_你還有別 
的纖 ！I ?」 

「唉！-她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似乎也有一種說7出的無奈。 

「你嫁到周家以後，可以經常到我們學校來探我呀，」他安慰她，「有興趣的話，我 
們還可以 一©4# 浦。 

她苦笑了一下，說1: _ 談何容易！」 

也的確是談何容易。 

彼此沉默了一會，他又尸兩她： r / 尔近來沒有寫詩了嗎？」 

「除了土改前經常寫些習作給我爸爸改正之外，我只給李同志寫過五首爲我爸爸求情 
的詩，前些時給您的那首七絕和寫給李同志的七絕 。 j 

「你這樣的詩§司修養，這樣 W 才華，這樣的身世，怎會不寫詩了呢？」 

「您也知道，詩是言倩轰志的，絕大多數是表達個人的不幸和憂世傷時的，我能白紙 
黑字寫出來聞禍嗎？我倒是有時口占一首，以寄托自己的感懷。」 

「麵贿道理。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如果不會鵠社會主麵務，任何才華都等於廢 
物！」 

「才華誰都可以利用。李同志把您的才華用在社會主義事業中，而另外一些人卻把您 
的才華當作是反革命。我們地富子女的情形^也是這樣嗎？」 

「也有些地富子女上大學的，」他說，「雖然他們艮工人、貧下中農的子女比較起來， 
歧視、受排獅地位，地利用他們的學識的 c 你當年爲甚麼不 
繼續上養？」 

「我爸爸是很想我繼續升學的，我也極想上學，只是當時區裡，在的公社，沒有 
初中，要到縣城才有，唸高中還要到專區的市去。我是到區去上小學的。那時要到縣城 
上初中，根本就沒有錢。我爸爸在土改中是退勝#最徹底的，把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了， 
自己窮到不得了，而初中的助學金又不會發給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孩子，加上隐高， J 萌 
已受盡白眼，所以我就自己決定不再上學了。」 
r _ 確是不幸。 

她忽然嬌聲地說：「陳老師！‘又嫣然一笑，好看極了，「您不介意麵樣叫您嗎？」 
讎■:「不介意，不介意！鮮老師嘛！ _ 

「勸意思是，觀您麵嫩意嗎？」 

「當然臟 3 但鹅教英効 - 」 
r 大鞋師，雛杯懂的呢？不然嫌叫大學老師呢？」 

他本想向 ， 大*系' 分專 _ > 並不■個大學*厪古典文學的 c 佢 
他還是沒有說出來，只答道：「共同硏究好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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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然不能經常上 rm 您學習詩詞歌賦 。 農村婦女，而且是個地主女，經常到 
大戰找您，不會被人笑 I 刮馬？艮晚我不是地主女，也是件怪事。我只是想當您的一名 
函授生，以求靜一些精神寄托。」酬這裡，她的眼神變得十分寂寞起來。 

他巳领潔湃起來， 

「陳老師，您不會嫌棄麵樣的人吧？我是否要翊高呢？- 種寂寞的語氣， 

「怎麼會呢，我感 iii 高興才是！」讎。「我作爲- i 麵，本能地離聰明 
腾鹏生 - 」 

要 》 t ■總了。」敝谢寻高興嫌，雙《»»豹約_兩娜霞，配合她 
麵充滿書美女 。 

他忽然想起兩個農村女子來：顏金鳳和張冠英 。 顏金鳳對現實要求過高，又受到肉體 
上的污辱和父親的不正常死亡，而一死了之。她是貧僱農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在農村中 
是天之騎子，是謝自香、唐玉琼這些地富子女十分羨慕的對象，但卻生無可戀！這樣看 
來，從顔金_思想來看，謝自香那類人早就該 一 is 個投江自殺了。張冠英在政治上沒 
有顏金鳳那麼認真，她並不像一些人那樣，去充分利用自己的出身和社會地位，去追求 
更美好的前途，但在感情上則是十分_的_在她身上充分醴現出中國傳統女性的特 
徵，一旦愛上了一個人，也會海枯石爛，地老天荒’矢志不移。然而，謝自香就沒有那 
觀利，馳沒有顏金鳳那種以死來抗議現實的權利- 

「自 香，今天找你來，一來是同你話別。你知道，明天晚上的社員歡送會上，你不會 
有機會和我道別的，甚至連繊講幾句話的權利都沒有：現在我只好利用職權了，也不 
汪我在這裡同你認識一場了。另外，我要麵你下決心嫁出去，顧你本人和你的家庭 
都是有矛腼無害的。你應該警惕，林全貴將來不一定坐牢，也有可能東山再起，到_ 
你就難莫及了。」 

「我老師的教誨！」_■點調皮職，其實綱艮認真麵舌。 

後來他艦了許多人生問題，都有不勝唏 tti 感。 

陳曉乾他們回到學校，用了一周時間進行思想總結 > 陳曉乾受到學校和系領導的表 
揚，表揚他在和貧下中農三同中，刻苦改造世界觀，出色地完成了 「社 教」任務，受到 
了工作隊和貧下中農、社員群眾的好評。學校和系表揚他的時候，都沒有提到他如何和 
林維成、林全貴鬥爭的事，只說他和壞人壞事作了不妥協的鬥爭。陳曉乾知道， nm ^ 
软顆個地方 > 涉及地富女兒受迫害的事，憾是有所鼠 S 6 V 

使陳曉乾翻谢納是，補結會上，働終沒有看見同麗蓮。在賴， 
也沒有翻她。碰■棚離審查？但是，她犯了甚 m 肩？ 

思想總結結束後，就開始放暑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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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桃花依舊 

(一九六五年八月） 

㈠ 

從鄕下回來，有一 ( E 月左右的假期。陳曉乾本想到廣州一趟，但他接?!1張^的來信， 
說她決定於八月中旬到 K 大學來探望他。他回信給她，說不如他 Si 〗 彩虹去探望她們母女 
倆 。 

他感到高雲漢不像從前那樣和他有說有笑，而老是悶悶不樂。這樣過了一 ( S 星期 。一 
天晚上，他終於忍不住問他：「高老師’你怎麼啦，近來似乎很不開心，發生了些不 irR 
的夢馬？」 

「沒雜麼，」高雲漢情緒不振職， 「 S - 麵人的私事。」 

當他想起周麗蓮在鄕下同人私通的醜行時，心中就爲高雲 30 KS 。組織知道她這件事 
嗎？ _是不會_的。沒有 aj 易發，沒 wna ,她黨員 ， im 
不■發她。但是，雌前回校，而沒有作出交麵？錄不雜理的 。 
「爲甚麼周麗蓮老師提前一個多月返校呢？」他忍不住問。 

「這個，」他吞吞吐吐地答道，「我不太清楚。」 

「嗯，」陳曉乾覺得不太可能，他也是共產黨員，而且又是她的情侶，怎麼會不知道 
的呢？「她是你的女朋 友嘛！ 」 

「咳！他很快地看了陳曉乾一05，又立刻低下頭來，「難她已經分手了！」 

「怎麼？」陳曉^•點意外，「去搞四清才幾個月，鹏了？」 

「有些事外人是不了解的，我也不臓，」他靜靜地說，「不過遲早你會知道的！」 
陳曉乾相信，周麗蓮可能東窗事發了。但他_感到奇怪。他在離開官橋鎭時，還見 
到尹遠茂，他似乎仍然當官。 

「你和她分手是件好事，」陳曉乾說，「你應該慶幸才是！」 

「你已經細1了？」他有點意外地問 。 

「噢，° . 

「不，你一定知道些內幕二你在鄕下和她在一起，一定會知道些情況的 。 」 

「我矢麵■麼呢？」陳曉乾口，「我和她又不在同一個大隊。」 

r _ J 才不是說，麵船彌牛好夢馬？ j 

「既然意見不合，早日分手，不要搁’不是件好事嗎？」 

「你，」他猶豫了一下，「你補吓有沒有發現她和那個人龍密的關係呢？」 

「這，」陳曉,「瞧籠了……」 

「反正大家遲早都會鄉餅 J ,現在系裡的一 MSO ： 都傳開了，所以告訴你也不妨，看 
看髓不能回想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陳曉往下說。 

-她在五月 i 旬回到學校，說是檢查肝病，但卻？[誘我和她發生關係，我就起了疑心。 
我多次拒絕了她。五月底，她再次回來，更加變本加厲地引誘我，我終於問她，她這樣 
做有何目的？她反咬一口說是我弓丨誘她，最後竟對組織說我同她發生了關係。因我們是 
情侶’她這樣說，很多人也相信，所以我百詞莫辯，有口難言。但領導不相信我會這樣 
做 * 沈* saia 要麵醫院檢査 > 她最挪肯 * 主意到這件事，她也不妍同意。 

原來證實她已懷孕兩個月。我才得清白。從此我就同她斷絕了關係 。 」 

" 你想知道她在下面讎擁密的關佩馬？」陳曉乾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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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因爲她後來又耍花招，說是有一次上山打柴，給 一《 當地男人強姦了。她因 
害怕報復，所以沒有向工作隊報告。」 

「那裡的貧下中農是很老實的，我相信不會。」 

「所纖問你。」 

「你問過盧大龍他們嗎？」 

「他們也說不清楚。不過，照盧大龍推測，不可能是鄉下人幹的。據他查過，她在生 
mmmmm »■沒有 柴。 

「那賴有工的人了，-陳曉織，「但 一< sw 工腸員祖馬？」 

「你驗，赖_部？」 

「我只是推測而已。」陳曉乾覺得，他只倉跪示，不可明言《 _她爲甚麼能很快就調 
到鎭上搞資料工作呢？照學校的規定，我們師生是要到最基層去和貧下中農三同的。她 
是領導，就更應如此 。 她大槪主動找到某個工作隊的實權派，搭上了關係的！」 

「你是說，觀肉齦取酬鎭上賺猶生活？」 

「我猜有這樣的可能。」陳曉乾小已、地說 c 「既然她不供出來，又有被山民強姦的借 
口，更沒有人揭發他，你也是拿不出辦法來的啊！弄得不好，被懷疑的那個領導幹部反 
咬一口，你躑向尼！」 

「所以，這件事就不了 了之！ j 他嘆了一口氣，「_辱對，早分手比■手好！」 
陳曉乾安慰他—番。 


陳曉乾於八月中旬來到一別三載的彩虹鎭。本來張冠英要他寫信告訴她他來隊 E 的曰 
期，以便她3 D 火車站接他。但他覺得還是自己去的好，他會一路上欣賞風景，體會當 
铆惑受，也會給母女，顦 。 

他於上午侦來 H D 火車站 > 一別三載， D 火車站還是老樣子：四面環山，有幾間辦 
公樓房和一排幾間平房，到處是一座座荒涼而光禿秀的黃土山崗及灰色的石山，周圍土 
崗和石山的山腳正好在火車站中間，形成一 fg 細長的山谷。 

讎捕了經驗。從 D 五十多華麵山路，所以他 ■ 
了一雙回力雜，一頂闊邊草帽，手上只提著 HS 手提袋，裝了些準備送給張冠英母女 



雖然有了思想準備，但一路走來，仍然感到十分辛苦，尤其是頭上那猛烈的太陽，把 



來到當年柳老師挖淮山薯的石山，只見那裡仍然和當年一《荒涼，連一株 /j 痛都沒 
有。下山時，他仍然是雙膝顏抖，彷拂是在黑夜走下石級的情形 。 不過，當年他和張大 


» 如 ^ftME 下午五時■達了。 

橋時，太陽正在下山 c 血石壁上， 一 mm » 

即使現在雙搶已接近*聲，但當地的農習慣^七時左右太陽完全下了山之後，才收 
X 0 家的。 

雛橋I司三年前膝》也差不多躑個老樣子： {mmrmm' 那麼凋零，五八仨 
麵被拆去的兩旁鐵断，有修復。但似柳沒有 tm 前更 ti_ o 猶， 
三年的歲月在平常的日子裡，只不過是暫短的 » 

他來到橋中央當年术顧金鳳度過悲痛時刻的地方，這裡也是她投江自盡、留下他送洽 
她那雙金的地方 • 他站在那裡，望著急速流逝的江水，心情難於平靜 。 顏金鳳已 
死去四年，她的 mm • v. 已隨風飄逝，她沒有給這個世界留下任何東西。也許，這 
裡的人，除了張冠英之外 • L! 經沒有人記得她了。想到這裡，他不禁悲從中來，眼淚奪 
眶而出，他•想起她的衣;琛•他•定蚜去拜祭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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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同志！哥！」在他背後突然響起了 一《 十分驚喜的聲音，是一 (1 十分熟悉而親切 
的女孩子的聲音。 

他立瓣^過頭來，也不禁驚喜地叫道：「冠英！」連忙上前，熱烈■住她的手。 

張冠英深情敗 I :下打量難，當她關切的眼光落在他的臉?二上時，她聲音硬塞地 I ® : 

「哥，你瘦了、黑了，一定吃了很多苦了！ _她又忽然吃驚地叫了起來：「哥，怎麼啦？ 
你哭了？」 

「沒基麼！」他從口袋裡#來，輕輕拭去_上的淚痕，「不見一年多，你越 
發好看了！」麵手輕輕地扶著她的肩膀。她含羞地嫣然一笑，伸出手去把他的手提袋 
拿嫩。 

•你站在這裡入了神，我知道你在懷念金鳳，是嗎？」 

—是的，她已經死了四年多了！」他的臉色又變得憂繫起來，「如果她沒有死，現在 
會怎麵？」 

她軒出話來 。 

其實他自己也答不出這個問題來。他感 Sfc 胸塞滿了悵 M 之氣。 

「我們回家吧！」她拉了拉他的手，「明天我同你一起去拜掃金鳳的墳墓。」 

「膽！」麵著了縱鎭。 

辨 完全沒有變，征年前一樣，只是更加破舊了 。 賴驗嫁，它也似乎脱 
訪舊了些。 

進了屋，張冠英叫他在廳裡坐，她^廚房去弄晚飯。 

「 mmm ? 」 

紅回來。快 IffcL 了。」驗，臓向廚房越。 

「你怎搬纖今天到的？」他問 - 

「纖天，»我* tn ，你大槪個時齡撻。」她 
天勣暖了起來。 

麵見廚房《廚猶^±»滿7谜包 * 牆角社職了一大堆芋頭*還有一撕收 
的/』礙薯。 

「你們轉一趙收了 ？」讎。 

「不算大豐收，但* §* 。」。 rise 自留鹏收 * 」 
猶下触火 。 

「我幫你生火好嗎？」他挨在她身邊也蹲了下來。 

她轉過頭來看了他一 SM ’嫣然一笑，嬌媚地說：「生火也要兩個人嗎？」 
r 那麼，橄讚你《&®®尼？」 

「你«»到廳雖，要不，■■張凳子上她指了指 ttit 的一張小竹凳。「我 

煮 一 a 熱水給你洗個澡。你走了遠路，得洗個熱水澡。吃過晚飯’好好休息，明天早上 
我帶你去。」 

「天氣這麼熱，不必燒這麼;熱水吧？」讎。 
r ® ilS ^7 jc »大半是用纖織澡的，其餘的朗《|^ o 」 

「雛？不必了！」讎麵：「怎麼要呢？」 

這時，張大播收工回來，她在外面大聲地問道：「冠英，你在廚房跟誰說話呀？是不 
護棘了？ J 

張冠英從廚房跑出去，一邊叫道：「媽，曉乾哥來了！ J 
「是嗎？」是错高_聲音。 

陳曉乾也簡快赫了出來。 


第441頁 


「張大嬸！」 f «] 地叫道，» 

_曉乾！」張大嬸高興得雙眼閃出了淚花 a 她用手背拭了拭眼睛，然後仔細地編^他 
的臉孔，「搞四清一定生活很苦了！ J 

「生活上讎受得了，-他雜說，作很忙、很辞 。 」 

「你來這裡好好住幾天，讓我給你營養、營養。」 

「 wtagi 開鞠: D # 臉舰多了，變_了 。 」他看著她，高興糧 。 

「你另喫我這個老太婆了》」她有點不好意思 ■ «「不過，你 ffii _ 些年頭，哪 
裡有甚麼人的臉色是好 w ，要不是你，我早就……」她的眼眶又紅了起夾<= 

_媽，你還不帶曉乾職麵！」張冠英對_^。 

「是呀 6 曉乾，進來吧！」她輕輕推著他的手肘，「我們好好_口 - 」 

■英■了進去’並舰讎來。 
r 我們鎭剛有了電澄。覼英說 * 

厂這是個大進师—陳曉乾說《 

陳曉乾在^子裡的木桌子邊坐下後，張大靖對他說：「你先坐一會，我給你去準備晚 
餐 。 j 

「媽， j 張冠英連忙制止她，說道，「我正在煮一大鍋熱水，大半給陳同志洗澡，餘 
下的用來^。你和陳同志聊观，我去做飯。」 

「你怎麼老是把你哥叫同志的？」張大嬸用略爲責備的語氣説，「這不是見外了嗎？ 

張冠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她『哥』、 01 陳同志』、陳老師』都叫，」陳曉乾給她解圍，「這孩子就是喜歡多樣 
化！ j 

張織•著女兒。 

「我■你綱舌了，」她％ fdl 了出去，「柴火恐》麵了！」 

張大嬉和陳曉乾閒聊了幾句之後，似乎對女兒一^在廚房弄晚飯不太放心，就對陳 
敵說：「我織駐 W !」 

過了一會，她從廚房出來，向外面走去。 

陳曉乾走進廚房。張冠英正在向水桶裡倒熱水。看見他進來，她便說：「我倒熱水給 
你洗心你去準備內衣褲沖涼吧… r : 

他拿了內衣赛到沖涼房時，張冠英已調好了水，並在水桶旁邊放了凳，作放衣 
默电，也有一《«_辯口~^€巾< 

r i ^ mm ! j 魅了出去。「換了敝壯，猶給。」 

在這顯得頗爲簡陋的環境中’他有一種溫情脈脈的感覺，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有 
媽媽和妹妹服侍自己。在香港時，有丹芷服侍他。但他童年就喪母，沒有享受過多少母 
愛。在這裡，張大嫌似乎把他當兒子看待，說不定把他當女婿看待呢！至於張冠英，姓 
與丹芷又不相同，丹主一向對他如弟弟般愛護，而張冠英則緊他像尊敬的哥哥’但有時 
又隱隱_地流露出超越對哥哥的感倩：他去搞四清前，她曾寫過一封信給他，含蓄地 
表示： 她會在精神上一直默默地馳’麵他將來能否到美國去和丹正結婚。她對他， 
是雕的謙，醍情侶的感情，似乎混淆不清，已經很難分得清楚了。 

他洗完澡出來，看見張大靖手上提著大淡水魚回來《 

「嫌_賴_尼？」他不安■’ _歡不就慣大魚大_ !」 

「我們生產隊近年宋在周圍的魚塘養了很多魚,比起你當年在這裡的時候很不同了 。 」 
張大嫌喜氣洋洋職❶「我告訴隊長你來纖，想弄些魚細待你，他^自到奋塘 
網了這傲彻纖 • j 

晚餐十分豐富，除 m ' 炒芙蓉蛋和幾樣菜蔬之外，還有冬。飯也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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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柔軟的 3 

「你做客氣了 。 」_乾砸 ■ ° 

「你這麼說就是見外了！-張大嫌說。「你已經認了觀英讎妹，你就是我們家裡 
的人了。比如兒子回到家，嫩騎些妍碰凍西給他吃，是不必 I 胳氣話的啊！」 

張冠英髓：「哥，如果你還那麼客氣，贿感到不安的” 

「好了，好了，我不說了！-他笑了。過了一會，他問道：「■冬菇是從明醒 
買來的，我以前在這裡四年，從來沒有見過。」 

「你到我們輒之前，觀有冬菇的，-張大嬸_說，「離我 ms —百多里的十 
萬大山，長著許多蘑 ® o 我們在舂插後或秋收後，有時會去採一兩次。大躍進後就沒有 
人去了。這兩年麵稱，人們又去了。」 

「原來題樣、 

吃完晚飯，陳曉乾本想和張冠英好好談談別後的情況，但張大嬸極力催促他上_ 
覺。張冠英已騰出她的房間來給他睡，她到她媽媽房間和她同睡。 

張冠英的房間佈置得十分整潔，睡在她的床上，有一種十分舒服的親切感。他也的確 
織 * 很快就啊通了 c 

(二） 

第二天早上八時半，陳曉乾就被張冠英叫醒 。 

「我已經準備好了拜祭金 H 的東西，你洗漱以後，我們就一®去吧！」 

陳曉乾起來，走進廚房，看見張冠英已爲讎備好洗臉盆和水，毛巾、牙膏牙刷都是 
新的一他想起來了，七年前他到彩虹的第二天早上，張冠英也題樣•耐制邮5 - 當時 
她是個含羞答答的十八歲天真爛漫的少女 。 可是，如今她已經二十五歲了。她雖然_ 
百分之百保持著當年少女美好的身材和清麗的樣貌，但畢竟歲月留痕，當年嬌嫩細滑的 
識， * 原來那雙水靈靈娜跛很明顯的大眼睛，似乎也沒有當年 
那麽晶 s 閃爍了。如今，她那^女的嬌羞，已被一種成熟和持重的氣質所代替 。 她和 
親密麵時 > 跳入__往往多縫人》^藏 - 

張冠英似乎沒有意識到他正在想著那遙遠的往事，卻殷勤地說：「哥，我已給你準備 
好魚片粥，你洗漱好了，我就給你盛一碗。 

a 

_她出工去了，」她平靜地說，「她要觀好招待你，不要使你■藤 。 」 

「你不虹，隊長不說調？」 

「怎 麼會呢！」她笑了笑，露出了她那齒白唇紅的美態來，這是他最愛看的，_我們 
鎮上的人個個都蘭尔。你來了，要是我不好好招_，働！」 

「務完^«1^後，我想到中學去趙、 ■ 。 - 畢餓^#^了_四個年頭， 
學校領都纖懈。何讎开馬？」 

「前年已搬了校長、她說。_何_已調到_當教 w 裉，還有以前和臟要 
好 sw 老師，也酬縣城中學去了。」 
r 還铺 ffeA 事麵嗎？」 

「還有一些，不過具 ㈣ 況我也軒:楚。 

「李如白畐|被長_主«£吧？」 

「他們雛 C J 

陳曉乾想：這個 ♦ ■嫌，只三年_間 * 竟也有纖多的人事變動 3 倒 
mmmsmm »這 « a 事變動似止了 $贩不势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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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墳得十戚淨’ SW 、 *5 都赚寻酶，看_來，科 
久前賴新翻。 

厂你把金鳳釣墳墓打理得很好啊！ j 陳曉乾滿意地說* 

「你交托我做的事，我能不盡^盡力嗎？」她正色地說 ，「何 況，金鳳生前也是我的 
好友 。 」 

r 你的 SSSfS 有情有__。 

該的啊！」 

之後，她就沉默不言了。她忙著燃點香燭之類，以及燒冥紙。然後她跪鶴前，雙手 
甜，喔嚇_了®®® 。 

之後她對陳曉乾說：「哥，你也來拜金鳳肥！」 

他也學著她，拜祭一番。此刻’他的心已沒有了悲憤，而只剩下一*淡淡的哀愁。畢 
竟已經事過境遷，_在面對的不是當年嬌媚動人、解語花般的顔金鳳，而是硬邦邦的 
swfii 墓石。雖然墳墓獅子， mimT-mMmmm - 

娜已空，熱 ^ia 。 

「哥， 我們回规！」 

陳曉乾忽然想起三年前他離開彩虹鎭前夕，曾 ffita 和張冠英作過深情,這當 
然是出於誤會。然而，這些年來，他內心不時隱隱約約地覺得對不起她。可會娜一吻使 
她永誌難忘，而不願嫁他人呢？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他害了她了。 

「冠 英，」他1*^款_，「你還記 iw ： 麵尔 一 ㈣ 這裡來??嗎？鱗 

中把你誤」 

「怎*記不得！」她衡。 

「回想起來，我是不励。 e 酿棚你誤作金鳳，我也不應該吻她的！」 

「你們已經接過吻的啊！」她沒有很害羞的樣子，彷彿在討論著嚴肅的人生大事/這 
wmmmjm ? 主要看 ss 離感情。你賴了!」 

「腿，男女之間，總應有所區別的嘛！」 

她沒有做聲* 他鰣下棘幫她聯 《 

「不 必你動手了， 」 她說， r 你看看還有甚麼話要跟金鳳說的，以後你不知道甚麼時 

候少會再央，相許永潰不會再夾了，, 

「怎 _尼 ？」 讎， 「只 要你磁裡一天，觀是會獅，即麵磁樣。」 
r 你終有一天會去美國會丹正姊 i 縦 W ! j 
「 唉！」他嘆 了一 口氣， 「我 們回去吧！ 」 

他想到彩虹橋 Ht 近去看看，尤其想去看看橋下的那個廢置了的風車磨坊。那裡有_ 
Ml 在一励艇概 。 

「現 陽烈，黃銜菱才却巴！」■英說。 「_ 和當年大不一樣了，它已 
醒修，成了轉發電廠。我們鎭上的電力就是靠它的 ◊ 」 

他継街上溜達了一會-鎭上臟全沒有靴* 不過， 捕中擔墟場上 》 有一錢 
民在出資一些農產品，如雞、鴨、鵝、豬肉、牛肉，還有一些水果和手工日用品。 

他買了一隻六斤重的大白鴨， 一 斤半肥瘦豬肉和一串十分飽上熟香蕉，約五斤 

• 但擋開 7 « 

「你是我家的客人，怎能要你花^尼？」她急得漲紅了臉。 

「我不題哥哥嗎？祕财是_我當作回家兒預？」他疑說，_我怎 
能算是客人呢？」 

「 腿，」她口吃地說 ，「但 是，這不 I 回事 H ! 」 

「你不娥做縣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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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猶呢？」她無可雜地額。「好了，麵不過你！」 

回到家裡，張大嬸已經回來，她正走到門口，看見張冠英手上拿著鴨和肉，陳曉乾手 
上挽著一大串香蕉，就急忙問女兒：「是曉乾買的嗎？」 

張冠英點了點頭。 

她有點焦急起來，用責備的語氣對她女兒說：「爲甚麼要他出錢呢？我正想上墟場 
呢！」 

「我有 g * 辦法呢！張冠英用有點委屈的口吻說，「猶不過他，也講不過他！」 

「張大嬸，你不要怪冠英。」他和氣地說，「剛才在墟場上，她比你還焦急呢丨我對 
她說：我既是你哥哥，買東西回去孝敬媽媽，不是很應該的嗎？」 

聽了他這輸，張大嫌立刻笑逐顏開起來，連忙說：「說得好，說得好！-高興触 G 
他 fW 了廳子。 

■子麵之後 > 購乾才拿下]0^子±«報袋 * 把它攜> 



她們連聲麵。 

「我本想買一子給冠英，她穿起來一定更漂亮！」他遞給張冠英繡了花 
的水綠色的確涼夏威夷恤，和女裝灰斜西褲 。 7旦我從來沒見過你穿裙子。如果你喜 

下次我給你買，來。」 

「我織娜沒穿過裙子，」略爲羞溫％^說，「穿_一^€了！」 

「冠英’你讀_身材，穿甚麼衣眼都辦動！」瞧社下打量著_雜。 
張大嬸更! JD 高興，連連說：「好，你下次來，就給她捎條花裙子來好了，我一定要她 
穿上。 rnnmrn ' 現細女孩子不肯汰龍，何況你有，大城騎！ _ 

下午> _乾到纖中學探望老明友《 梂離他去 > 但醒蹴眼了她去出 

工。 

纖中■教師大都放驅回家去了，有幾個 ST 的，都是^$2不認識勺 c 中軸 
還題個老樣子，他沒看見褪麼新的教室、新的,轩和新然而，這個學校似 
乎忘記了他曾經在這裡呆過四個寒暑。 

他在中學?17個轉之後，就陕怏不樂■開了 =腿起了公社割踩。 

信步來到公_8^>室。 

蒙書記 H 1 好在辦公室 。 他審 [ J 陳曉乾時，十分高興，問道广甚_候來的？」 

厂昨天下午、陳曉乾答道《 

蒙書記點了點頭。讎麵他的辦公室裡坐《 

「三 ^0$間，變化研糊！」瞧_ ， 「現棟了雛，鎭上的市集一派繁榮’ 
書言己顿贿规！」 

「這是黨八字方針政策的成果。」蒙書 lets 。「中央的這一政策得到了全面落實，調 
釭作已鉢完成 * 明年就開始第三個五猜劃，今似励生■越來鰣°」 

「估不 ill 彩虹中學的人事變動那麼大，」他不無感槪地說，「觀去打了麵，竟變 
成了陌生人了！」 

「中學教師是經常調動的，因他們多數是外地人，」蒙書記說 ，「不 過，我們公社的 
幹部這兩年也有變動。 

「韋炳全怎樣了 ? 

一他已逼鄕勞動去了。_他說。「去年我們搞四清，發現他貪污了上千斤糧票。後來 
他賣掉全部家當，才夠退賠了八成。這樣的處分算是馱的了 °」 

陳曉乾默然不語。他想，四清運動雖然從總的來說不能解決農村的問題，在某種奮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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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說，還打擊了生產隊幹部的觀性，働確也揭發：•味像韋継臟的貪 h •分子 。 

「聽冠英說，她去年去省^望過你。你們的關啊！」 

「是的，張大嬸當我兒,冠英也當我棘一樣，」陳曉乾說，「我們麵象@ 
—家人一樣 0 」 

1 何是，」他忽然頗爲嚴肅地問道，「你爲甚麼个討冠英做秦子呢？雖然你 S 大學準 
業生’似當今大學生討農村姑娘爲妾的也不少，何況 M 英是勝村屮出類拔萃的女孩子 。 
我真不明白，既然互相相處得那麼融洽， nm^im •總呢？ ！ 

讎納一番話，麵贼不讎刪作心 

他繼續說”我看得出，冠英爲了你而決定終身不嫁，而連她媽媽也是這樣，竟也宥 
小•上靑年。」 

「但是，」讎，「冠英有沒有告訴過您，我在外面已經有 r 未婚5 ?」 

「迢有甚麼用呢？」他 /!] 略爲貞•備的口吻說，「你只足空談，都說了七八年了，可你 
画親丰是5«^0尼？連麵懷疑！你既妍想綱鄉$,就个要和她來往了！」 
他的最後-句話是貴備性的。觀英是他弓似白豪的表妹，他有讎陳曉讎遞話。 
「難1 首不做夫妻、不做岳母女婿，就不可以腑朋友嗎？」 

「咳，你老是小明白！」 S 齊紀說。「她家只 O 兩個女人，相依爲命，現_進了一 
個男人，一倘她們十分喜歡的男人，她們會同你一樣的想法嗎？如果說會，也是她們冃 
己騙 A 己！鄕下人的性格，你就是不明白！」 
r 那您要我;尼？ j 

「如果外邊那頭親確無望，而你乂的確喜歡冠英，就儘快討丫她。」他用帶點命 
讎。「我讎你是很讎也的。 J 
「腿，外®^親事獻义全絕撕！」腿 。 

「那你今後就不 ®PJ 和她們來往了，連通信也不耍，要卜狠心！如果你真的對她們好 
的話，就應該邪樣做！要知道’你這樣拖泥帶水的，會使她痛苦生，而不是你所想像 
的灘，你對她們越好，她們就會越開心！」 

陳暁_1】無言了。這難 ii 不是¥實嗎？ 

「我*好好考應乂娜』意 o J 

「不再談這件〒!二豢香2改好地說，「說真的，我們這裡的人都喜歡你 《 你 ©a 
裡呆了四年，大家對你有 J ， 感_ !怎麼樣，今晚到我家作客貧面嗎？ J 
「謝謝您！」讎 S •謝絕了，「我答應張人嬸家吃晚飯。改天吧！」 
r 鹏候都_， j 

他把陳曉乾送出辦公術 ’ 用期待的口_ 「我機我們能成爲親戚 j 
「謝譏鑛总，我會儘校莕處理這個問題的。， 

/ zr \ '二• •二 r 


吃遞飯，陳曉概勺了臟英到■赃散步。 

張冠英穿上她的那淺灰 ft 两_褲，的確涼短袖麵夷恤， © 時顯腑 
材更力_娜，总態吏人。雖然面部的皮虜沒有常年那麼嬌嫩，伸.卻多了一分成熟感’ 
倒侧有一番風頷。 

「你穿上道套衣 a 看極了！」陳曉乾由衷地稱讚 ® 來’「如果冇機會帶你到港， 
學著那裡姑娘的打扮，一定种美撤如花，許多抒港 /J •會甴愧不如呢！」 

「你另 [TO 笑我啦！」_羞地笑著，1 戈這樣的鄕卜•妹，怎麼打扮都足那麼上裡上氣 
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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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的！」他感到一陣讎，「不過，我鎌會有機會_到香港 ■ ?」 

「你又爲丹芷姊姊的事 W 馬？」她十分體貼地說。 

他沒徊猶。 

兩人來到了彩虹橋。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那是上弦月，路上不算太黑。張冠英還帶 
了一支手電筒 9 

「到橋上坐還是到發電站去看看？」她問道。 
r 趟綱站吧… 

那當年廢置的水車磨坊，也完全變了樣。水車磨坊已樹觸，在河邊用紅磚建了一間 
簡陋的大磨坊。裡面電燈明亮。 

他們在裡面轉了一圈後，他就廢著要走。 

「怎麼，沒有讎子獅馬？」 

「沒有甚麼特別的》」他說。「這裡太悶熱了。在這種場所，是應該有大型 m 甲風 
扇的，但這刪綱、風扇也沒有。」 

趙之後，他轉找當锕撇那個平坦 ■ ，他挪裡篩同顏金_行過 
靈魂相交、纏綿哀怨的活動，但他找不到。那塊地已成了發電站的一®分。他感到越發 
惆悵 。 

° _個時候 * 通常是沒有乂麵勸 • 所以一派_ ° 

「蔽！」，「我今蒙割己，舰我獅龇評了一頓！」 

「他爲甚麼要批評你 n 尼？」_頭往江中望去， 

我誤了你的青春！ J 

「他不了解情況！」她突然轉過頭來，用含情脈脈的眼睛看著他，「其實岡綱 W 目反， 
是你豐富了勸青春。」 

他無可綱賴了搖頭。 r S _ 你是不我纖這個問動 。 J 
厂會有結果嗎？」 

_她齊雨納麟直髮。械中， 

脖子。 

r m ……」 

「既然沒有結果，爲甚麼要討論呢？我們不談這個問題好不好？」她用懇求的口囉 c 
「妍巴！」他答應她，「那麼，談些 w 尼？」 

「談談你在農村搞四清的薪嗎？」 

「辦！」他覺得舌咖彌目。 

於是，他就把他在鄕下的麵，尤其是謝自動遭遇，一五4地告訴了她。她_ 

完全沒有打過岔。 

「你哭了？」他不安糧，並拿出，遞給她《>赌過手帕，更加淚如泉湧 。 
「《9^自_鋼！」 

「腿在 em 有了歸宿，不规總了個工人，繪過平常人生活了 。 」 

「不一定會過著平常人的生活的。」懸。「王玉珍不是嫁了個貧農嗎？」 

「不完全一# it ! 」 

「如果那個新地方的大隊黨支書或甚麼當權的人不是好人呢？」她悶悶不樂地說。 
，翊底是少_” 

她略麵作赃，驢：「我耐可以有 HiAA 平等、沒有你爭我鬥、豐规食的 


社創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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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世外桃源，恐泊當今的中醍不會有的了！」 
r 世夕撇源？是甚麼牺？ j 
於是《桃花源記》中驗事講給她聽。 

一 那樣的社會不一定沒有。」她沉思了一會，然後說：「今年清明節後，我和幾個女 
社員到十萬大山採磨 g ，我曾經一 M 到 一 ffl 地方，那裡就和你所說的桃花源差不多。_ 
「在我俨國家裡，不可能有類似桃花源的地方的，」他加氣說， _ 我國的戶口制 
度和黨組織制度，使任何偏遠的方都置於政冶影響範圍之內。」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還有一些地方是影響不到的。」她說’「艮職是在我讎個 
縣，有些深山野林的地方，方圓幾十里才有一兩戶人家，他們基本上是沒有受到管治的。 
當然他們鍵，鎌始人差不多°」 

「孅四清時，中央的《二十三條》也提到這種情況’所以要讎。」 
r 甚麼叫併關？ j 

「就 © ESP 些零星分散的農戶倂作一個隊，以便進行管理和敷育。」 

「但我所 I 賊挪個世■臟不同，真的是與世隔絕。 
r 怎麼與世臟呢？ j 

「歉我們一共五個人去十萬大山，最初都是共同活_，後來慢了*麵入 
幾重大山，發現一個被茂密樹木擋住的石洞口。我穿過一«被濃密灌木叢遮_很長的 
石洞險道，來到一偃風景如畫、群山環抱的大山谷，裡面的情景和你剛才所描述的世外 
桃源差不多。」 

_真的？他半信半疑地問，「裡面有村落嗎？」 

_裡面有 b 地、河流、溪澗，全是旱潑保收良田。我想，這値地方一定有村落，有人 
家，{旦我找了半天，都沒有找到一{固# 一 間屋，後來發現，田園早已荒蕪了。我肯定 
55裡曾經住過人，因爲我在小河邊發現了一個有人住過的石洞，裡面還有炊具和其他用 
貝呢! 」 

「那麼好的地方，爲甚麼沒有人了呢？」他自言自語地說，「那幾戶人家是不是在四 
清運動中被併隊了呢？」 

一不會的’」她用肯定的口吻說，「那個石隱道是很久沒有人走過的。而且，那麼好 
的田地，他們一定會帶人回去耕種的。我想那戶人家可能遷至 IJH 加深入的地方去了，那 
裡可能有更多的人，土地 MWG 槪？」 

「你的想像力很豐富啊 ！ j 

「你不要笑我，我是認真考慮過這件事的，」她一本正經地說，「我朽作了記號’我 
如果再去， 一 定能進去。」 

—你想一 fSASi 那裡安家落戶嗎？」他有點開玩笑地問她 c 
「將來有一天，聯絡得十來戶人家，到那裡安家落戶也說不定！」她也用開玩笑的口 
嘯，也離 Jf 綱？」 

「■好主意呀！」鴯 ■ 。■了一下之後， mm - 「在我國廣闊的土地上， 
尤其在深山野林中，也許存在一些類似世外桃源的地方 。 但可以肯定，是越來越少了。」 
「_，如果謝自香那獅憐人，到_安銶戶藤了！」 

「傻丫頭，怎__尼？現怎能社會而生??《 ? _ 。 

「你們城裡人不可能，我們鄕下人就可以！我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 。 J 
他沒有 1 S 她辯論> SPfflKil 轉到她個规問 

「哥，我知道你這次來，主要的目的是要同我談這個問題，」她正色說，「但是，我 

尔’麵個_已經■了。請你不!」 
r mjm ^ 我糧 was 臟的了？」 


第448頁 



「我們在一起，即使甚麼都不談也是開心的，以前我們也不是誇誇其談的啊！」她忽 
然說：，不可以談你個人的_ ?」 

「我薪不好？」讎，謝自香吧！」 

「如果她不是 ftKi ： ,你膽會言抛做妻刊尼？」她偷了他，。 

「不會的，」他感到有點意外，「我已經有了未婚妻哪！」 

「如果還沒有未婚妻呢？又或者你的婚事不成了呢？你會不會討她呢？」她有點畏縮 

_雛皮對寻卿月顯' 更■看了《 
r 雖 t 定要娶她呢？ J 
「因爲她美貌，她溫柔，她能幹，她善解人意。」 
r 怎麽見得她善解人 tfl 尼？ J 

:_ 從她的詩詞中可以看得出，」她又偷偷地瞟了他一眼，「她有才華，她是你最欣賞 
的! 」 

「欣賞是一回事，結婚又是另一回事，怎能混爲，的呢！」 

「你不雌，人，__顯？」 

「欣賞是有許多方面的。1很有才華的人，並不一定是靈魂美的，有時岡_相反！」 
r 你是指那個嗎？」 

「嗯！」他點了點頭，「我抑牙，否則_不會來看你了。」 
r ，如果要譜侶》你就不會要我這樣極平 WTF 妹了！」 

「那你就錯了，」他內心忽然湧起一陣強烈的感情，「我就是喜歡你平凡，如果將來 
有一天，我要在國內找 HS 妻子，我一定會選擇你！」讎情地說，「不過，現在你是我 
_妹 。 j 

她突然哭出聲來，哭了一會，她停住了，用哽塞的聲音說： 「哥’ 聽了你這麼說，我 
很高興。我不會強求的，你說了這麼 一^15 ’ 喜歡的,我也感到麵麵了！」 

讎輕地拍著她的肩膀。 

陳曉乾在彩虹住了幾天。張冠英一直陪著他。她帶他到過渠梁村。顏金鳳的房屋已歸 
生麵所有，作爲五保屋。歡使他傷心地飄一番。現在，麵一點兒讎也 
沒有留磁世上了。總之，他當年到過的地方，他都舊地臟了。正是「桃花 
麵’人面全非」！幸得張冠英在身邊酶，才不至於過分投入，加上張大嬸的殷勤款 
待， 碰天的 B 子裡' 臟觀多娜獅 》 

八月底，陳曉謝自香的一封信： 

陳老師： 

您好！時間過得真快，您走後至今，又過了差不 t 個半月了。其餓根本沒有 
資格傷懷歲月。像我這樣的人，歲月流逝得越快，就越是求之不得！陳老師：您一 
定會責備我，說我人心不足。然而，您走了以後，一^回復了舊貌，沒有絲毫的 
改變。對我來說，除了少了一®時不時要來吞雄我的惡魔之外，其他各方面，都依 
然撇！沒有甚麼根本的變化，沒有甚麼新的希望、新的機會。我實在不是人心不 
足。當然，能否驅走那個惡魔，對我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因爲它時常使我萌 
生胜之念 。 然而，現在離是_慘淡地、了無意趣地度過下半生的問題。 

您一定會說：「我不是爲你找到一 ffl 好歸宿了嗎？」不錯，嫁到周家，對於擺脫 
挪枷腿_地位肯定會大铺助。然而，您是否想過，讎開十生十働家 
鄕，■異地，寄， as - 樣不 bs ? 總之，在 
我們中國大地的任何地方，都不會有鼓舞人心的轉變，我是說，命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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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定又會說我多愁善感 。 這點我承認。但是，以我十六年的親身體驗，難道我 
能不多愁戀馬？當纖可以麻木’但是我不能，因爲我受中國古典文學影響太深。 
李粧、李清照、納蘭性德……他們總叫淚下！您_早已經意識到，即使 
我嫁到了周家，也不會異常雀躍的內在原因，現&您該完全明白了吧？我倒希望我 
珍醒沒摘過甚麼書，能夠》1受！ 

周同志曾經來®兩封信。他希望能於明年春節和我結婚。我纖有意見。若然我 
的命運有那種安排，我會順其自然。不過，到明年春節，還有半年的時間，誰能保 
證沒有突然的數匕呢？ 

°順便些有關紅星大隊的情況。林全貴已定爲「新生資產階級分子」，開 
除黨籍，遣回原生產隊監督管$|卜新大隊黨支書由預備黨員江啓明破格擔任。_ 
成回去縣監委當回他的書記，他想當縣委副書記的隸被您擊得粉碎。尹遠茂_ 
鄰縣當縣委書記，也算是?1•了職’但 it 他原來要升爲地委副書言酌期望，就相差甚 
遠了。不過，他們也有可能將來東山再起。_，我們這些弓 I 致他們受挫折的人， 
不知道又有甚麼顆 S 等在前靣了。經過這件事，王玉珍倒似乎無動於衷，彷雛麼 
事情都沒有發生過，她真的是麻木了：也無歡喜也無愁！唐玉掠呢，她不會多愁善 
感，也沒有麻木，她畢竟仍然十分年輕。她已經同好如初，快 R 活活地一起 
勞動和生活。也許，這是鮒出這麼多的代麵得到的唯一回報吧！ 

若然我果會辦到周家，我一定會到 K 大學去拜訪您一次。到底’您是我的恩人， 
又是我們的月老啊！讎曉得將來會怎樣呢？ 

自香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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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想深入認識已經逐漸被世人所 a 忘的毛澤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 • 是人 
獨特的社會，可以説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一- 

紅的回億> 五部曲是一部一百多萬字的超長篇小説*它生動、形象、 
忠實而詳盡地反映了毛澤東統治的整個歷史 • 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 • 砌成 
一 長卷毛澤東時代的全 景圖。毎 一本小説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 
背景 • 中間穿插著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涙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 Si 
取得輝煌成就的今天 • 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會具有深遠的反思意義。 




「我 要向你致敬。當然 • 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 
代生活過 • 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 • 對此寫得那麼多 • 而且寫得那麼規模 
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 • 你的作品値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 

—美國 著名漢 學家、 眘林 斯頓大學敎授林培瑞 (Perry Link ) g U 


「《紅的回憶 > (英文稿一作者按)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 j —— 美國作家、 上 海英文 《星 
報》編輯馬 克 • 西格斯 (Mark Seghers ) 


「《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有史詩般的結 
構。 無論其 得失如何 • 它的存在價値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値 
必然可與歷史同存。 j ——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先生的評論， 載於大陸 
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1992年第2期. _ g 議 milt ^ m 


「我相信 • 《紅的回憶》系列一定會海內外引起巨大的影響 • 在中 
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定地位。」 一一 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 
遠榮臀音長曾敏之 先生的 評論， 戥於《華僑曰報》〗992年12月 


溫紹賢的《紅的 回憶》 「路 線系列小説，以形象性的小説形式來反映 
歷史的大悲劇，更加震撼人心，發人反思 ◊ 」 一一 本 港資深記者、作家 
羅漢先生的評論 •〔載於《星島曰報》「細數才華 」 版〗989年1月10曰 


「《:紅的回憶 > ( 〈紅的回憶》電影版一作者按）也許是最快速認諳 
中國現代史的方法 • 花了一百五+八分鐘 • 穿梭二十多年的歷史 。 j 
一一 鄭維 音先生 的評論 • 载於&玥報、「文化資訊 j 版2000年2月21日 


灸十耷來最靉撼人他的政經歷史超長譆巨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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